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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將近五十年，九船城寨迨（W介特社群是位於乔港中心地帶的黑略世界。城 

菜沒冇法痄•漠视粘木服格，规则條例或建築棵中:，但它繼纳存在，Ifii 
11迷勃發展。但足，在英阔•屮阔和杏港政府r三+符」的愔況下，适捕地 

方怎麼能存在於嗰現代城巾之中？誰钤4:邯輿生活？為什麽？

《黑眙之城：九能城寨的H與夜〉不但收錄11份K的梢史篇G，更卉俯拾件 

M的稍彩照片，繪冶•地阔和城寨街坊的LI述故半，詳細地探紂1945至 

1990年問城旗的急遽發展，MB.V研究它過上的黑咕曲。城寨總.給人诡铒和神 

秘之感，足源於許多關於它的謬兄，此冉也钤近出這些課兒竹後的S相。

儿艇城赛，足一個逝去的地7/，在撖峠期，曾坫•:典/£千多人的家，ifuTL 
至今仍是世人所知人门极例密的社恥•城寨沾拆二十多年後，《黑暗之城： 

九艇城寨的II與汝》妃锋f城寨的货金递月與消广•與诚荇-hj承新思考和 

認織儿組城寨迠個今問和屯活炖中的不平凡社群，h他們衍卜®特的城寨印 

妃，檢拾城窠的凋孓與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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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培燥，陳嫻嫻

我們對九龍城寨的故事耳熟能詳•但在它 

済拆二十多年後•我們仍然聽到大呈難以 

判斷真偽的傳聞。這部攝影集兼訪問集• 

就是關於九龍城寨的傳説和真相。

本害作者格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及 

林保賢(IanLambot)是專業攝影師和建築 

師。他們曾在香港工作•在1987至1992年 

(即清拆計劃公佈至最後一名居民遷出)期 

間幾乎每個月走進城寨•與居民進行訪談 

及拍照一林保賢主要拍攝建築景觀•格 

雷格•吉拉德則主要負責人物特寫。二人 

在1993年出版的City of Darkness初版•數度 

再版後斷币多年•及至2014年推出增訂本 

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 •至於日文版《九龍 

城探訪》亦多次再版•可見城寨的魔力。

本書保留原著超過三百張照片、長篇論文 

及人物訪問•並重新編排•以便讓者理解 

關於城寨的歴史、居民生活及意義。

還原真實的城寨

城寨每每被視為罪惡之城——儘管這種壞 

印象並非完全缺乏根據•但反映我們對城 

寨的認識過分片面。本畲上半部就還原它 

的真實面貌。

林保賢首先在〈虛妄與異實〉一文中爬梳歷 

史檔案•對照印象及事實•指出城寨「罪 

惡淵藪」的曰子甚短•罪案率亦不比城外 

高•難以稱得上是「罪惡之城」。對居民來 

説•城寨只是一處平民地•鏡頭下的無牌牙 

装•食品工場和山泰廠東主、木匠•理髮 

師、士多老闆和通宵趕製潮州糕餅的工人 

等•跟一般小市民沒有兩樣。格雷格•吉 

拉德的照片避免獵奇•力求以平實的方式 

記錄城案居民的真實面貌。在訪問中•他 

們分莩了各自到城寨生活的理由•不一定 

如意•但總算在城粟找到了較為安穩的生 

活。英國《獨立報》記者彼得•波帕姆(Peter

Popham)在〈九龍城寨--- 本來面目〉中亦

注意到城寨最弔詭之處：它的「三不管」 

地位諷刺地為居民提供生存空間。

那麼•城寨何以變成r三不管」地帶？ 

多次到訪城寨的茱莉亞•威爾金森(Julia 

Wilkinson)在〈九龍巡檢司的要塞〉一文中 

整理了城寨的早期歷史•指出它從一開始 

就是中英政府的角力場。它的特殊地位在 

於為居民提供生存空間的同時•亦成就了 

一個異於常態的建築空間。建築師麁姆斯• 

塞韋爾(James Saywell)則以〈迷你城市的 

建築〉為題•描述了城寨內的高層樓宇如 

何在戰後拔地而起•以及如何在近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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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下發展出獨特的建築結構。本軎收錄 

的歷史照片•就見證了城寨如何從一痤四 

周被城牆包圍着的中式城池•最終演變成 

陽光難以到達地面的「黑暗之城」的過程。

在清拆前•城寨內幾乎所有的大廣都緊貼在 

一起•發展商在樓宇間開發通道•居民則自 

行奎上路標。不過對外人來説•城寨始終是 

一座巨型立體迷宮。林保賢的照片帶領我們 

穿梭於縱橫交錯的窄巷和梯間•用照相機捕 

捉其昏暗、潮濕及破落。他亦深入城泰內部 

的老人中心•內裏的光明及寧靜•與外面昏 

暗的街巷形成強烈對比。到達天台後•則豁 

然開朗•小朋友們在玩耍•頭上頂卷藍天• 

以及即將降落在啟德機場的珍寶客機。

重新認識城寨傳奇

城寨是觸於香港的都市傳說。本吾上半部 

集中描述城寨的真相•下半部則探討城寨 

這傅奇何以歷久不衰。

社會學家呂大樂在〈傳説中的「三不管J地 

帶〉中指出•大部分香港人其實從未踏足其 

中•誇張失實的傳説反而鞏固它的傳奇。害 

中亦收錄了美國記者凱西•布雷斯林(Cathie 

Breslin)在1963年的一篇雜誌報道•描述她

到城寨尋訪鴉片煙館的見閩。另一方面•喬 

恩•雷斯尼克(Jon Resnkk)則以豐富的資料佐 

證•在〈流行文化與城寨〉一文中解釋城寨存 

在時•流行文化如何描述這座孤島•在它消失 

後如何繼绩激發創意•延绩它那擠迫、混亂及 

骯髒的印象。沒錯•城寨的確存在罪惡•但 

受訪者不約而同表示•大家平日都相安無 

事•甚少遇到蔴煩。事實是• r三不管」只 

是傳説•本答收錄的歷史檔案及訪問(警 

察、郵差、街坊福利會副會長及機電工程師 

等)都證明港府絕非對此地放任不管•瞀察 

定期巡邏•部分單位有合法的水電供應•甚 

至有郵差穿梭於這座迷宮內。當然•攝影師 

也拍攝了吸毒過程•但整體來説•從相片中 

看到的城寨•生活都十分安靜、十分平凡。

港府在1987年宣佈清拆計割。旅居香港的 

菲奧諾拉•麥克休(Fionnuala McHugh)以〈清 

拆九龍城寨〉回顧港英政府多次企圈清拆 

城寨•都受阻於居民的反抗及中方的反對 

而未竟全功，但這次中英已達成秘密協定。 

城寨的清拆意味者數萬名居民失去了這 

個獨特的生存空間•居民和商舖老闆在訪 

問中都深表無奈•談論得最多的是•賠償 

可以用多久*離開後如何謀生呢？城寨在 

1994年被夷平•林保賢和格雷格•吉拉德 

的照片成為這座迷你城市的最珍貴的記錄。

格雷格•吉拉德其中一張照片尤其感人•女 

孩將臉貼在已被移往城外的床褥上•依依不 

捨。對她來説•歷史問題太遙遠•造裏並 

非罪惡之城•也並不傳奇•只是家園而已。

我們無法再進入城寨了 •但大家依然樂此不. 

疲地談論着它•作家也斯的〈九龍城寨：我 

們的空間〉則認為回憶城寨並非為了懷舊• 

而是為了思考我們身處其中的空間。透過一 

張張城寨的舊照片、一簏篇居民訪問•本害 

重新檢視城寨一一也就是香港一的曲折歷 

史•並思考這個時代的種種。沒錯•這正是 

城寨清拆二十年後•格雷格•吉拉德和林保 

賢這部作品依然具吸引力的原因。

嗚謝

最後要感謝協助本塞出版的朋友們。酋先 

感謝兩位譯者林立偉先生及朱一心小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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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減輕了編輯時的壓力。感謝也斯太太 

樂意讓我們轉載也斯先生的文章•鬲添強 

先生和吳文正先生慷慨提供照片•豐富了 

本害的歴史厚度•亦一併致謝。最後•當 

然是Ian及Greg兩位•他們並不滿足於傳 

説•以照片保留了香港一段未必光彩但值 

得珍而重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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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昧之城

虛妄與真實

林保賢 

Ian Lambot

常我初次向我的香港本地朋友（全受過西式教育）提起，我铃在九龍城寨內逗留過一段 

時間拍攝照片，他們聽r後全都目瞪口呆，問我知不知道自己會有被打、遭搶劫或者遇 

上更危險的遭遇。他們半開玩笑地喊道：「我們可能永遠再見不到你。」不用説，他們 

從來沒奋到過城寨，頂多偶附到附近九0U城區的泰國餐赚吃飯，他們很少親眼H啫城寨

一有的話也只是遠觀。然而，他們從小就被灌輸城寨那令人生畏的名弊，所以對於這 

個地方耳聞所得的可怕故事，他們大都信以為真。

其實，這些和事實相去甚遠。當然，在八十年代初格雷格（Greg Girard）與我第一次到 

訪城寨時，明顯感到居民的猜疑心很重。我們都遇過怒目而視和匆匆關門的情况•也許 

因為我們（作為説英語的外國人）被視為好管間事之人，或是由某個政府部門派來窺探。 

但是，在淸拆城寨的消息公佈後，情況大有改善。雖然大部分居民對於我們如此有興趣 

知道城築居民的生活，都覺得人惑不解，但在大多數時候就算不是很窃興，至少也會容 

忍，願意讓我們在他們的工作地點成家裏拍照。其寊•除了惡尤的巷道情況外•城寨與 

香港其他低下階曆所住的區域看來差別不大。而製作一本關於這個地方的苒的原因之一， 

是因為城薬可説是香港的縮影，裏面住的都是竭力謀生的普通人。

但是，最初促成城赛令人生畏的可怕故事《到底從何而來？為什麼幾乎「上流」（polite）社 

會的所有人都視城寨為兑煙痺氣和危險的地方，而從來不會到訪，連提也很少提呢？這些 

過去到處流傳，直至今天仍然很盛行的無稽之談和都市傳説，當中是否有真實成分？為了 

找尋答案，我們谲要站遠一點，凹到城寨成為城市®體的源頭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由二戰後說起

—如某些資料所指出，至少在三十年代初之前，城寨•直無人管理、自生自滅一寮屋 

居民入城居住，或佔據原有的让築物，或自行搭逑簡陋房舍；本地鹿民則利用這個方便 

的地方阍養禽备，主要足雞和豬。不過，城寨遠離昏港島和九龍半島的巾屮心，所以眼 

不見為淨。九龍城寨是九龍城的延伸區域，九龍城位於九龍薄頂端，是個年湮代遠的華 

人聚落點、有幾百年歷史，但香港政府卻選擇在這衷實行寥寥無幾的法規。

從九龍城對開地區延伸至九龍灣的大規模填海工程、是這個地區命運的首個電大變化， 

並令港府愈來愈注意此地一這項填海工程在1923年開始，而這塊填海地後來就成為啟 

德機場。儘管受到中阈政府的反對，但港府在1935年已把城寨居民遷走，随之而來的是 

將這侗舊城池改為「供人弔古尋幽的遊覽勝地」的計剌。可是，局勢急劇變化•戰火已 

經點燃，幾年後香港就被U軍侵佔。

1945年戰爭結束後，香港的處境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日佔時期動搖了香港政府的自 

信心，並令這個殖民地陷入非常惡劣的境況。中國局勢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英國 

勢力在全東南亞正大受威脅，並且明顯消退。十年前令香港政府可以任惹管规這個殖民 

地的確定因素，已不復存在，由現在開始，當局必須如履薄冰，'恭慎而行。

在這些新形勢下，香港現在必須恢復元氣，並牮索通向這種不明朗未來的新道路。同時， 

S些挑戰十分巨大。香港的房屋存量從戰時大減，戰時逃難的人陸遭返回香港，政府就 

窮於應付。香港人口在1945年7月減少至五十萬，但到了 1946年底，人口已回升至戰 

前水平，達到近一百萬。由於現成房屋短缺，加上其後逃避屮國內戰的第一波難民潮湧 

到香港，臨時寮屋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接下來的兩年間，人口再次倍增，4: 1940年 

代末升至二百多萬，在五十年代則再有一百萬人湧至。

城棄楚受許多人歡迎的目的地，迠毫不奇怪，因為它的建築物雖然破茵，但宥現存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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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供應•又鄰近九龍城的華人社區，地點便利。九龍城因為接近啟徳機場，在戰時大受 

蹂躏•部分垛因是日軍急速擴建機場，另一原因是後來受到盟軍轟炸。不過，到了 1946 
年，九龍城已迅速贯建，其中心就是城寨以南由一些新街道構成的網絡，這個地區至今 

仍是九龍城的中心區域。

然而，供應遠遠不足以應付霈求，所以在任何能蓋屋的空地，都可見臨時建築急速湧 

現。在香港政府眼中，這種大量出現的所謂「寮屋區」是非法的，不過，由於數目空 

前的難民湧入（這種悄況持續至七十年代＞，清拆寮屋區只會令情況更槽。因此政府決 

定，最好還是留着它們，在随後幾年後再實行嚴格規定加以管理。

屮英對城寨管轄權的爭議

然而，城寨的情況卻非如此。由於某些事後已無從稽考的原因，港府認為應將城寨範闹 

（雖然城牆已蕩然無存）內的寮屋區發展扼殺於萌芽狀態，遂於1948年1月進行清拆當

地違法搭建的木屋行動，並驅逐居民。或許他們預見無法控制的發展會造成的問題一 

不過，那時無人料到城寨後來竟變得如此巨大。讓城寨按照其他寮屋區遵循的相同規定 

來發展，以免凸顯它的特殊地位，這樣不是更好嗎？政府是否早在那時已擔心逭是難以 

做到的？答案我們永遠無法得知，但這場清拆行動以失敗吿終，其後果影響了其後四十 

年城寨成長的每一方面。

香港政府面臨的問題，源自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新界根據這條約租借給英國） 

中一項現已過時的條文，該條文訂明：「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ft，仍可在城內 

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J不到一年，所有這些中國官員都被驅逐， 

英國在1899年發出樞密院令宣佈：「九龍城為……女皇陛下香港殖民地不可或分割的一 

部分，情况與其原來即為該殖民地之一部分無異。J



説得冠冕堂皇，不過這是英國單方面的行為，中阈方面不接受這道樞密院令，仍然宣稱 

他們擁有城寨的管轄權。如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殖民地部文件(CO 537/4807)記載， 

英國人在1948年「已與中國政府展開談判，以求解决這個棘手問題，何彼此不可能達成 

協議。有人提議把事件交由阈際法庭裁決，不過•司法官貝認為香港的案例取決於能否 

以軍事安全為理由，證明中國不可以重返城寨，這樣的話就須進行盤問，在此情況下， 

我們沒有把握證明我方的説法能成立。

「因此我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再努力爭取達成折衷的解決方法，〔或者〕擱置此亊。有 

鑒於國民黨政府能否存在下去，還是未定之天，而共產黨政府會否肢行這種折衷協議• 

也很有疑問，所以我們採取T後一個選擇。J簡言之，此後港府在城寨内的公權力，就算 

並非完全不存在，也肯定非常小。

警務處處良在1953年3月撰寫的報吿＜CO 1030/394)中説，情況「非常令人不滿意」， 

接着解釋港府的狀況如何令人憂瓛。「無論行使司法管轄權是出於什麼内部理由……似乎 

任何公開主張擁有主權的做法，比如將發生在當地的罪行交由香港法庭審理•部會招致 

中國共產黨利益集阒質疑，就算他們不訴諸國降法庭，至少可能引起大量宣傳，甚至中 

央人民政府或許會要求在r城寨』逑立自己的法庭，或者接手處理在那衷發生的案件。J

這顯然是英國人不能接受的，但並不表示城寨就完全放任自流。彆務處處長在迠份報吿 

清楚指出，除了少數短暫時期•鰲察一直如常繼螬在城寨巡邏一纖使拘捕了犯人也無 

可奈何。「我們現時的做法是•雖然會巡邏這個地區，並在有可能時逮捕在那裏犯案之人， 

但不會送交法庭審理，而是以充公毒品等行政方式處設，並且在適當時將犯罪者遞解出 

境。」事實上，大多數被捕者在牢房裏過•兩晚後就會獲釋。只有干犯槲嚴電罪行的人才 

會遞解出境，而旦因為中國政府不會對他們採取什麼行動•許多人最後又潛冋香港。

聱務處處艮在報齿中繼續説：「雖然在許多方面來説，這並非令人滿意的做法，但我們向 

閣下建議，只要所干犯罪行之類型，仍如警務處處長於備忘錄屮描述者，則我方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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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這種政策。、他接着補充：「若發生如謀殺案之類的嚴重罪行，則須按案件情況與常 

時環境加以審視。」結果證明這旬話頗有先見之明。

不出所料，這種不轉常的安排很快就走漏風聲•各種非法勾當於1950年初便開始湧入 

城寨，因為非法分子都知道瞀方苻能力阻撓他們的活動，但卻無法令他們完全倒閉，而 

更電要的是，大多數披捕的人都不舍受到檢控。在多方面來説這是罪犯的天堂，並且 

不法活動激增的數字是相當驚人的。在1955年3月11日，港督柏立基爵士 (Sir Robert 

Black)向殖民地大臣發出一封快郵代電(CO 1030/934)，引述另一份較後期的警察報吿 

指出，在1954年11月值查到在城寨襄出現的不法設施，包括有一百二十間煙窟、二十 

問妓院和五問賭館。

同一份報吿繼镄指出，早在1952年，警察已記錄了一百五十四間煉窟、七間睹館，十五 

間狗肉店、十一間妓案•還有一家每天可包納三百人的戲院，每天上演喇埸脱衣舞表演。 

報吿接着説：「這家名叫龍宮的戲院全院滿座，由於大受歡迎，到了 1953年2月中旬， 

再有另外三家戲院開業，一家比一家大膽，而且全都髙朋滿座。J

該報吿之後説：「在53年2月24日，城寨內發生大火……〔這場火〕成為緹膂不法勾當 

的人以高價買下建築地盤的良機。到了 53年3月17日，火災地點违成了八家新戲院， 

另外四間店舖也改為上演脱衣舞的戲院，令這些戲院總數達到十六家。這場火加上脱衣 

舞表演，令公眾大為注意城寨。本地報亨:還大肆宣傳這碑戲院、狗肉店和其他「吸引人 

的事物』，結果，最後使來自本殖民地各處的顧客都蜂擁前往城寨。J



KOfLOCW TALIZD CITT.

The Kowloon 贾ailed City To-day•

v The area of the Kowloon Wallod City i» ^jproxtaately
9lJ' acres. There io now no visible portion cf the wall left aid the 
area is practically surrounded by buildings, costly illegal, wfaich 
sake the actual boundary of the city la^ossiblc to recognise unless 
one is thoroughly acquainted with the area*

2. A new toraac road has been built opening tip access
by vehicle3 to the northern boundary of the City.

9. Vhereas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rfter the reocc^pa-
tion of the Colony ard vp to 1949/50 was eatiicated at 2,000, the present 
population is estimated at approximately 13,000, with & floating popula­
tion of about 5,000 axid the vholc area is intensely congested.

4. In Hoveabcr 1954 & police reconrxiss&nce of buildings
in the area shoved 648 stone buildings end 152 Trooder. huts.

這兩頁文件來自由聱務處處畏撰 

寫.並由港督於1955年3月4曰 

呈交殖民地大臣的備忘錄•打破 

了警察從不進入城棊或需靠人多 

勢眾才敢入城的長期謠傳’也詳 

述了五十年代城寨內的犯罪活動。 

報吿中指鬌方篌在城赛拘捕犯人 

和充公逢法物品•但因為搛心會 

引起中國政府不悦•無法起訴被 

拘捕的人•所以大多數人只是在 

轚著拘留室扣留幾天驮獲垮•只 

有犯案嚴重的人才會被遞解出塽• 

逭棟悄況要到1958年城內發生謀 

殺案•需要更強有力的應對方式• 

情況才有所改善。

5« Within theoe buildings were:-

120 Narcotic Divam 
20 Brothels 

5 Geabling Houses 
18 Eating Houaea 

9 Ve&vlzig Poctorica 
9 Dentists

94 Shops dealing in sLsccllaneous goods 
4 Sohools (3 lUght Wing, 1 Left Wing).

Sanitation within the City io practically non^sjd.stent arf the area is 
filtl^y. Refuse is allowed to cccuiculate and has done so orcr a period 
of years* The place is sveraing idth aecdicants suffering fraa all 
sorts of diseases.

6. Tho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of a*ime has been, aid re­
mains a very grave problem. Action has been limited to：-

(a) arresting affendera susaarily, fingerprinting, 
detaining for 48 hours ard then releoains with & 
warning;

(b) dq}oz*ting the worst cffeodersi hut deportation is 
:.bocooing increasingly diffioult;

(o) destroying narcc^ics and apparatus for their cauu叫tion;

⑷ treating money seized in good.ng raids as unclaimed 
property.

7. At least 2 Inspectors and 8 P»Cs. arc continoualy in
eperation in the area and the fbllovLng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Seizures. 1953 1954

Qpiua pipea 1,155 1,296
Heroin pipes 1,057 1,210
Pots of opium 5,912 4,809
Jar囂 of opium ♦3 51
Raw Opium 13 tael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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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d) Seicure». 195S 1954

Heroin Pills 
Heroin Powder 
Morphine Powder

65,968 108,1©*
552 packets 4,200 packet®
467 • 12,922 ■ A

5 large tin*

Jtfreata.

Chinese M&lea 2,405
Chinese Peaalw 377
Banisheea 250

8,1M
821
402

8» Tovarda the end of 1953 the estimated total nuabcr
of dru^ dlvar.s left in the Vailed City was 60 ani ftt tfala stage it w»s 
felt that vo had the situation under control* However, following a 
series of large scale squatter fires in Kcnrloon the population of the 
Tolled City inoreued rapidly Mth an occocya^ylng incronae of iwrcotio 
troders who hare noir made their hoodquArtero in this area*

Recent Hlotory.

9. During the years 195C/52, owing to ito heavy
coaedtaenta at Koi Tok, K«C« Division wxs not able to sain tain regular 
police cper&tions In the Walled City* However, in late 1952 lijen the 
nanpower situation isprored attention las again focuoed on it. At 
that tise the problea included:-

154 Drug Divans
7 Gcssbling Dens

IS Dog Meat Shops 
11 Brothels
1 Theatro vhich foraerly showed C&ntaneao 

plays, ics than giving 2 pcrfcrcancea p«r 
day, showing otrlp-teoae acta. The 
occcBicodation of this theatre ixji 300 ozd 
there irtre no fire precautionB*

10» Tfaio theatre, known os the Lung Kung, vas then
ploodng to capacity audiences &Td vols proving so popular that by the 
middle of Pehnitry 1955 three other theatres hed opened each cor« daring 
than the other, and all ploying to ctpocity cro^s*

Xl» On 24.2.5S. & largo fire occurred in the Veiled City,
destroying saso S90 buildinga* This proved a golden epportunity far 
vice eperators who bou^xt \jp building oitss at very high prices*

12* By 17.S.5S. ei^it new theatres hod been completed
on the tcomer fire rd te» Pour shops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theatres 
doing strip-tease acts, asking a total af 16»

15* Tho fire, coupled idth the strip-tease shovs,
attracted great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Walled City. Vercaoular 
newspaper3 gave added publicity to tho theatres and dog meat shops 
and other "attractions'1, as & result af lhich the place vas throngsd 
with patrons ftraa all poerts of the Coloixr*

14. The threfttre owna'a were intorviewed by the 
Cooxsissioner af Police and "by tto 19th Uoroh 1053 tho tfareatres no 
longer elated*' Dog neat stall owners were also interviewed and 
were also closed.

15. Ve&nwhile, & team oon*lstlng cf 1 detective, 7 
P.Oo, under the leadership af 2 Inapoctcra, vsre detailed to oorcon- 
trato on the Walled City emd thio tena lo still operatiag*



城寨獨特的尋幽魅力

或許這是較為純樸的年代，但有趣的是，迠種「魅力」與非法活動在1950年代的結合並 

非香港獨打。有人聯想到法蘭•仙纳杜拉(Frank Sinatra)與所謂的拉斯維加斯黑f•黨有 

聯繫：或者更平常一點，還有英國演貝芭芭拉•溫莎(Barbara Windsor)和黑幫雙胞胎克 

雷兄弟(Kray brothers)的關係，但很清晰的一點是，許多香港居民並不把城寨視為避之 

則吉的地方，反而很喜歡到城袅嘗試一些令人高興的事物。時人的記錄內提到，在東頭 

村道晚上停泊了許多名貴汽車•傅聞有些是香港電影明星的車子(我們製作此害新版時 

訪談的城赛居民，不少人都説這些記載脚實)。

一些曾參與我們汸談的城寨居民記得大約在同一時期•無數來自日本的「尋芳團」到訪 

城寨，一群群日本男人被帶到脱衣舞戲院•過一陣子就走出來，咯咯直笑，又互相戲謔。 

但是，儘管那衷有各種非法活動一吸毐、嫖妓和賭博，但不法之徒與城寨的其他合法 

團髂和眾多尋常居民之間的區隔是涇渭分明的，河水不犯并水。我們採訪過的居民，幾 

乎在1950年代時全都還是幼童，他們記憶中的城寨是個安全之地，可以在巷弄裹玩耍和 

往返學校，不覺得有任何危險，甚至不覺得年輕的三合會成貝對他們有威钤

三合會長期存在。對於這種情況，上引的鳘察報吿總結説：「過去幾年•此地成為三合會 

活動的溫床。城寨內組成的社阐以各種敲詐勒索方式，在該地從事各種非法勾當以獲取 

收入。過去我們認為把案件交由法庭番理並不適常，這妨礙了繁察對付這些社團的行動。 

因此，警察的彳f動……包括秘密遞解出境。雖然這種做法在某些方面有效果，但從來不 

是完全成功。一旦某個社團瓦解，就會有新的取而代之。」

秘密會社在中阈有悠久歷史，但普極認同今天的三合會是發跡自十七世紀中葉，是在北 

方滿族取代當時的中國統治者明朝而建立清朝之後。佔人口大多數的漢人視滿人為外來 

民族，遂成立名叫洪門的秘密會社，以推翻迠些不速之客。但物換星移，這些政治目慄 

逐漸消磨，而原本的會社逐漸分裂成今天的眾多不同阑體。2000年的一份警察報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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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當時有約五十個已知的三合會組織，當中十五個畏期受瞥方注意，其中最為人熟悉 

的是新義安、14K、和勝和、和合鬮、和安樂。

吏令人驚訝的是•在同一份報吿中顯示在香港的擧報罪案總數中，只有約百分之四與三 

合會有關。在五十年代，這個比例肯定高出許多，但應當指出，與眾多香港警匪片描繪 

的形象不同，許多三合會辩派並非像美國黑手黨或日本「極道」那樣•隸饜一個中央集 

權的阁體。反之，它們往往只是有階级、架構的本地街頭辩派，並採納大型三合會組織 

的一些儀式，令幫内成員有種自以為了不起的感覺。

最］£要的是，大部分這些幫派都不是犯罪集團主謀，反而是靠一些已存在的非法活動來 

謀生，如勒索、街頭販毐、操縱妓女、色情物品、放髙利貸和收債，到了近期還苻販費 

仿口貨物和違禁品、製作假妙票和信用卡等其他機會主義性質的罪行。他們算不上是好 

鄰居，但肯定不是大奸大惡的犯罪粜阁主腦。而且如同大多數街頭斛派，他們的地域性 

很強•若覺得自己的「地盤」受到威脅，就不惜與其他幫派開戰，就算對方是阐於同一 

個三合會組織內的其他幫派。

在五十年代，城寨内的三合舍成員數字已無從稽考，但考慮到那袅有許多非法勾當在發 

生，為非作歹的人相對於誠實居民的比例必然不低，不過彼此維持着平衡。城寨不斷成 

長後•林林總總的不法活動也随之盛行並且不受遏止。然而，這棟情況待續不了太久， 

如同1953年的鰲察報吿中所預言，城寨在1958年2月發生謀殺案，需要用比僅僅將疑 

犯遞解出境更有力的回應來制裁。



上圖是瞥方從城案一座較高建築物的天台•從高處 

監挽三名放哨人所拍的照片。三人放哨的位罝•是 

毗連城案的西頭村莱屋區內一條巷子•但當時的瞀 

蔡記錄中不大區分｝1兩個有不法活動進行的地方。 

下國是警察監視不法活勤的照片•從上而下所拍得 

的一間海洛英f診所」中•有急不及待的顧客在排 

隊等候注射。待到警方將掃潘所需的充足警力集結 

完畢後•放哨人已經通風報信•任何可疑跡象都己 

無彩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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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山頂甘遇的香港轚隊傅物館内的三合會及毐品 

展賢慶•足；找香港罪案史的資私货铽•這輿充滿 

與三合會杳關的寧物•遢有從鴉片煙館和毒販充公 

的器具。（左上•左中）

三合會及毒品展W鼯裏車現了三合會開香堂所 

用的祭壇。佈置祭壤所用的播幅、旗幟和其他 

器物•是1$>78年掃潘造種三合會香堂時充公 

的。



港府在城寨内执行的公權力

香港政府和英國政府在議定以什麼方式處置最合適時，一連串外交活動也随之展開。一 

份由英國外交部發給世界各地英阈代表的加密機密公文(CO 1030/810)，或許頗能淋漓 

盡致地表達常時的敏感情況。「在2月27日，九龍城寨內發生謀殺案。一名非英國子民， 

名叫陳興的苹人被捕。有確鑿證據證明是他犯下該謀殺案的•他承認犯案並已被拘捕。J 

該文件接着説：「我方不想這宗案件受人躅U，你們暫時不應加以討論或評論。但是、如 

果此事廣受關注，或者中國人以貪難香港政府來回應……那麼你們應避免在法律上予以 

爭辯•並聴候進一步指示。J

有趣的是，外交部聽到這是首宗發生往城寨的謀殺案，感到很驚訝，並詢問資料是否準 

確無誤。這，當然不是。在1958年6月28日致殖民地部的信(CO 1030/810)中指出， 

在此之前警方綢杏過三宗案件。f三宗案件中的首宗，是發生於1953年10月25日的謀 

殺案，案中一名妓女……被人發現死於離城寨約三百碼的一口井內。調査揭露她曾與一 

名男子爭吵，此人與她同住在城寨。她在爭吵期間所受的傷無疑與其死亡苻關，但實際 

致死原因是被投入井中溺水窒息。因此，這宗謀殺案雖然與城寨密切相關，但嚴格來説 

不是發生在城寨内。該男子在卨等法院受審，但獲判無罪釋放。J

另外兩宗案件都是發生在1955年，是三合舍祺擊和打鬥所致，由於證據不足、無法成 

功起訴涉及追兩案的疑犯。取而代之，在第一宗案件中被捕的七人，和第二宗中被捕的 

二十人中，總共有八人被遞解出境，終身不得回港。但如前文所述•陳興的案件證據確 

鑿，經過四個月的來來回回，當局在1958年7月決定把案件送交法院審理。這是計算過 

的風險，但香港政府認為，屮國政府很難插手這種已成定局的案件。結果他們的假設正 

確•沒有人提出反對。陳興被判有罪並處以死刑。

此案件的成功等於打開r防洪間，港督在羝個星期內再次致函殖民地大臣，在寫於1958 

年8月的信(CO 1030/810)中説：「如我之前所報吉，陳興因在城寨內一個地址犯了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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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邶，現在已被處決。審理他的案件期間，沒有人提起卩］法管轄權問題……Chan Yuen （音 

譯：陳源）同樣因在城寨内犯謀殺罪被起訴，在辯護過程中，至今無人提起司法行楮權 

問題。現在問題是•驚察是否應處理城内其他罪案，以及應如何處狎:。J

港枰列出關於繼紿檢控城寨案件的正反論點，然後總結説：_總的來説，我認為採取行動 

符合香港的利益。我迮議的處罝方式，是授權聱方依據锊•個案，循序漸進採取行動， 

首先對付干犯r國際公認罪行』的人，即販海、剝削妓女，盜镐和暴力罪案。然而，我 

不想使它變成一條不可違逆的規則•硬性規定打荦城寨罪案只針對迠類案件：事實上一 

H我們開始執法和維待治安，人慨就沒有那麼容易明確區分。然而，這袅建逮的做法的 

好處是，任何人意阑純粹以司法管轄權為理由替那咚被起訴的人開脱•都舍在逬德上處 

於下風，還能防止中阈政府和本地共產黨人利用&這些人的辯護•大作文章進行政治 

宣傳。J

殆民地人臣深思熟瓛後予以批准，在1958年12月27日發給港锷柏立基爵t的機密甫報 

中説：「根據位兩宗謀殺案的經驗，我認為若按照所建議的方式行事，中國4;舍製造大麻 

煩……城寨内的情況已那麼惡名昭彰，因此以維持『現狀』為由，是難以製造有效的宣 

傅。如果實彳f第一階段時沒存遇到抗議，並且這漸漸成為蝥方處理重大案件的公認做法， 

中國人就愈來愈難提出司法管轄權的問題。

「我同意完全沒有證據顯示中阈人想在位階段捲入有關件港法律地位的爭論。當然，如 

果明顯牽涉中阈人的『面子』問題，或者事件被以任何方式描繪為在原則問題上挑戰 

屮阈政府，他們這樣做風險就會增加。因此•我希毕無須就此赛制定新的法律或條例， 

筲方就可以舂手進行，收且應採取措施，減少或限制關於繁察在城寨内擴大行動範阐的 

報道。」

柏立基一刻也沒存耽撊，在四天後的1958年大除夕•他向殖民地大臣發出一份新公文， 

講述繁方在11月26 H掃蕩「海洛英丸製造工埸和毒窟」，沒收大景海洛英煙管和煙燈•



還苻「2,184顆海洛英丸，以及足夠製造30,000顆海洛英丸之丸塊」，逮捕了二十四人。 

柏立基説十七人沒被起訴就獲釋，剩下七人則仍然拘留，當中五人應控以多項罪名，包 

括經管海洛英煙館、娀有危險藥物，其中网人還應控以身為三合會成員罪名。他最後説： 

「此乃承大販毒案件，如蒙允准如擬辦现，無任銘感。J

英國批准港府按所建議的做法行事，城寨非法活動的「黃金時代j也随之到了末路。如港 

傺柏立基爵L•所説，這個「罪惡淵藪」即將消失。這並非説非法活動馬上就偃旗息鼓，迠 

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何參與不法活動的人很快全都知道遊戲結束f，是時候另覓出路。

罪案與貪污問題

城寨處於光榮孤立的狀態，不受周遭發生的事情影嚮，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城寨在 

I960年代初期進入艽發展的第二階段之際，也深受香港整體發生的變遷所影響，而且不 

舍足最後一次。在整個1950年代，中國難民+斷越過邊界湧入香港，香港人口在短短 

十二年間堉加了三倍，這樣的激增令香港政府及其財政面臨巨大懕力。政府改弦易轍， 

包括實行極具雄心的公共房屋計劓，但也有人因此受害，最明顯的是政府僱員。

由於財政難以應付開支，政府薪金遠遠落後於通脹率。警察和公務員不得不兼職維持生 

計，而社舍上在他們身邊的其他人（包括犯罪團夥）卻愈來愈富裕。收回佣和一些偶爾 

的貪污情況很快增加，也毫不令人奇怪。政府沒有什麼辦法阻止，所以接受了這棟現赏， 

也許認為這是世界衷其中一個有效的做事方式。

無論出於什麼原因，警隊和公務員的贪風大熾•贪污成為無可避免的現象。迫並非説所 

有警察或公務貝都貪污，也有不少人嘗試光明磊落地履H職责，無論何時转竭力從公。 

但是，借用當時一位尚級繁官的話説，貪污像無時無刻不在髙速行駛的巴士，你可以在 

旁邊跟它-起跑，或者跳［:审讓它載你一程，但擋在它前面嘗試停止它，則萬萬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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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新局面之下，香港的不良分子自然很快把活動擴太到市內更莴庶的地閼。如果可 

以買通警察令他睜隻眼閉隻眼，或者收買公務員發出某種牌照之類，就無須偷偷換摸躲 

在這個殖民地的陰暗角落。現在，這些不法之徒可以在任何他們所選的地點營業，而這 

正是他們所做的奉。

改變不是馬上出現，而城寨仍然是犯罪活動的天堂（公平地説，香港許多其他寮屋區 

也一樣），原因是它的巷道狹窄擁擠•逮捕犯人十分困難封鎖城寨所有逃走路線需要 

三四十名聱察，即使有準確的情報，待這些警察集結在外圍平備入城掃蕩時，放哨的人 

早已示瞀•警察來到要掃蕩的地點時，早已人去樓空。有人說警察只有仗着人多勢眾才 

敢進入城寨，這個不斷流傳的謠言可能就是源自這種掃蕩行動。

久而久之，聱方與犯罪分子逹成某種默契，如果鰲察低調處现或者放過某種非法行動， 

就獲默許掃蕩另一處的鴉片煙館或妓院，因為拘捕數孚大幅卜降舍啟人疑裒。罪犯會逍 

下物品讓膂察充公，還會留下幾名吸毐者或妓女，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要在牢內待幾天 

就會獲釋。罪犯的生財工炅被充公對他們並非大問題•因為這咚物品往往會在警察局的 

儲物室中失蹤，再在城寨東現。我們訪談過的一位聱察選很記得一根鴉片焯槍一它在 

一次掃蕩行動中充公（執行逮捕行動的警員在充公這些物品時會標I•.記號），权後來的掃 

蕩行動中，它又在另一個地方出現。

城寨的民生問題

但是，城寨內的犯罪活動慢慢變得不那麼重要，而且沒有那麼明目張膽。別的不説，在 

六十年代城寨的急速成長（當地人口由I960年約-•萬，升至六十年代末近三啟人），令 

不法活動經營者與誠實居民中的比例大大下降，因此到了六十年代末，在人們眼中，城 

寨與香港其他以勞工階稱為主的地方沒旮兩樣，許多居民其至認益城寨史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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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面前出現一條小巷•迂迴深入一棵棟壤房和簡陋 

的房子。我想•在遠個地方•铒媽永遠也找不到 

我。我走進小巷•小心典翼地經過一個推肴眾車的 

男人•籃子內載滿紙皮箱。他一黏也沒有理會我。 

從打開的門偷偷看進去•裹面是家庭工場。邊是 

鋼架床•被槲•得很齊整：另-邊有規個人坐在桌 

旁链毛衣和裝配手電简•把包裝好的顏色華放進盒 

子•或正在做上漆或在塗盒子，在其他門後面•全 

都是在做生意的人。有個麵包師傅正把一盤盤包 

子•放在诶柴的火爐上：有兩個男人在做题條•用 

一根阅圊的淋麯緙•將薄薄的生麵豳拋起•簡陋的 

房子興面蒙上一®灰白的睡粉。無論我往哪輿走• 

空氣中總是充滿了柴火•否僳•霣尿和煮飯的昧道。 

沒多久我就發現•造地區的污水排泄物•従小巷邊 

的明渠•流進石板鋪的地上的裂洞裹去•消失不 

見叫

'一摘自Martin Booth著：《鬼诺：在 

香港之童年往事》(Givcflo; A Memoir 
of a Hong Kong Childhood) - London: 
Doubleday. 2004 °



城寨居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巷道衛生惡劣的環境（這些巷了通常污水四溢，在天氣炎 

熱時更是臭氣熏天，光是這點已幾乎令人無法通行），以及有愈來愈多窮困潦倒的吸赛者

一他們多麋集在這衷，是因為城寨的毒品便宜，而且不像在香港的其他地區，會被驅 

逐或拘捕、但這帶來更複雜的問題，許多來吸毐的嫵君子倒斃在巷子裹。這是令人沮喪 

的事悄，許多居民都記得曾在屍腊旁邊走過，把這些屍體交給街坊福利會（它在1963年 

成立）處理，或由市政總署T人（他們大約在相同時間開始在城寨内的收集站運走家居 

垃圾）移走。

慄準的處理程序是把院體搬到城寨外圍公側旁的收集站，再由專門隊伍收走。這不是很 

现想的情況，而且許多市政總署工人不願做這種丁.作。至於有多少人這樣死去，準確數 

字無從稱考，但根據我們訪談過的人憶述，迠在六十年代時有發生•直至七十年代也仍 

然如此。

所以這種悄況可能持續，但是，城外世界大環境的變化，會再次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赞 

城寨。到了七十年代初，呑港政府察覺公職人員食污已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不可以再 

繼續，開始想方法釜底抽薪肅貪。他們所策釗的做法沒有前例可援，所以需要一些時間 

制定應對之道•到了 1974年，政府宣佈成立廉政公署，負貧肅清社會所有阐面的貪污。

這是個曠U持久的過程，但是，許多警隊中人為了避免受制裁甚至被逮捕，幾平馬上收 

斂。犯罪企業知道已大難臨頭，也不再那麼明目張膽•行動開始趨於隱蔽。這並非説他 

們大舉撤到城寨或其他名聲不传的地區。他們在六十年代學到許多遊走於法律邊缘的方 

法，香港社會的變遷也帶來T新機倉，所以，許多活動（如賭博或費淫）無須大舉撤到 

陰暗角落•但毒品卻不在此列，特別是海洛英，此時它幾乎已完全取代鴉片成為疗選的 

毒品。

改革警隊需要時間，在1977年許多聱察發動叛亂，反抗廉政公署的凋査手法，其後政 

府宣佈特赦那些捲入低磨次貪污的人，至此改革警隊之事才得以完全解決。只侖最嚴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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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貪污案j會移送法庭審判，其餘涉貪警察大多辭職•或者默默接受提早退休。即使這 

樣，在1974年後，愈來愈多罪犯被拘捕和起訴，迫使毐販電新思考經營方式•某鸣人認 

為城寨提供了現成答案。

所以，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一段短時期，城寨中與毒品相關的拘捕數字顯著上 

升。但不同於五十年代，那時城寨是這棟非法活動的主要（就算不是唯一＞ 源頭，到了 

八十年代，城寨只是容易獲得毒品（尤其是海洛英）的眾多地點之一。随便想到的有紅 

磡街市的冷僻街巷，或者天后上方山丘的寮屋區，除了這兩個地方還有其他，聱察都一 

清二楚，但都默默容忍（警方知道永不可能根絕吸毒問題，所以採取務實的做法，寧願 

它發牛.在他們可以嚴密監察的地方，並II確保情况不會失控或擴散）。

這個故事的最後一個轉折是，根據當時的香港法律，光是吸毒不會被捕，只宥身懷毒品 

而人贜收獲才舍披逮捕。對警方來説，拘捕這些人可以獲得關於毐品供應商和地點的有 

用情報•毒販（主要是三合會成員）當然竭力避免這些事情。他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開始設立所調莓品「診所」，吸毐者可以在那裏即時注射，而無須把毒品買走。12樣他們 

離開時身上什麼郁沒有，所以不會被捕，而皤截於窄巷裏的毒販，知道自己4:警察（至 

少大批警察）來到之前，可以收拾好東西溜之大吉。

這從來不是完全實際的解決方法，因為筲察不久就知道，只要給予足夠的P擾，就可以 

令那些「診所」結業，之後吸毐者再需要毐品時，就被迫沿用苒方式購買。此外，可以 

經營這種活動的寮歷區正在迅速消失，城寨周邊的西頭村寮屋區是最後一個，它在1985 
年清拆。



從西朗村寮屋區一端眺望i978年的城赛。西頭杓 

是「獲認可」的來屋曲•直至叩打年才消拆•那衷 

混雜萇搖瑤欲墜的四，五苗咼逹築物。造裎景象大 

母能令人洧楚想像到五十年代城赛的負況•那時候 

是它「罪惡淵fe」時代的卨峰期。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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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平民地

所以，城寨作為尤其聲名狼籍和危險的地方（至少在大多数香港居民眼中是如此）的S 
久歲月臨近尾饯。當然，事實上如記錄所顯示，城寨只有在五十年代一段短時期才真正 

稱得上是「罪惡淵蔽」，艽後城內的犯罪活動大槪不比香港許多其他地方破重。然而，虛 

妄之談繼續流傳不衰，並且随時問流逝似乎日益駭人聽聞。

這種故事是否有止息的一天？似乎不大吋能。我們許多人被暗中灌輸一種想法：在正常 

規則不適用的地方，任何亊情都有可能發牛.。此外，如果奋這棟地方存在，那麼理所當 

然地各挿麻煩活動肯定也會在那衷出現。在我看來•令人詫異的並非在五十年代的一段 

短時期，那衷的犯罪活動那麼多，而是在它存在的大部分時間竞那麼少。

但是，叫人在精采有趣的事宵與引人遐思的荒誕傅説之間選擇，留下的-定是荒誕傳説 

（無論它多無稽）。我和許多人一樣•現在唯一希望的是能重回城寨存在的每一階段，再 

次探索迫個地方。要是可以這樣•或許我就能更加確定地區分虛妄與真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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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明

城寨牙翳診所遍佈•小小城寨在八十年代末宣佈清拆時•牙翳及診所就達八十多家•全盛 

時期的七+年代有過一百五十家。為了讓顧客夠腌進來拔牙•無牌牙骼會揀f見得光J的 

舗位•即城寨的街道或外街，多家位於龍津道的牙醫診所•極為乾淨企理•設備齊全。

资如明(Wong Yu Ming)在城寨龍城路當牙》三十年•性格沉默•喜歓安靜的病人• 口水 

多過茶的病人會被他打發走=這位個性牙装其實日與夜都在城寨生活與工作•對寨外事不 

聞不問•城寨猶如他的桃花源

我不記得我是哪一年被打成思想不正確•我只記得我是在五十年代尾隻身來港• 

留下妻兒在潮州。後來他們都來了 •我們有七個子女。

我於1930年生於潮州，阿爸是位牙醫•我自小跟隨他學牙醫鞭習中醫•並加上 

自學。我初來香港•第一年真是淒涼•舉目無親，打工又聽不明人家説什麼，因為我只 

識潮州話、少少客家話和國語。那時，我常躲在廁所流淚。

紮根城寨的無牌牙辩

初到埗時我住在港島•幾個月後租了城寨現時這個舖位，開始當起無牌牙醫，前 

舖後居，已有三十年了。六十年代初，我做了幾年牙醫，儲了錢，就買下這個舖位，還 

請了三位助手。我的診所生意很好•我們替病人做假牙及牙套、補牙及剝牙，現在我老 

了，也不想做牙骽了！所以打發助手走了•現在我只替熟客補牙和做假牙•他們不會理 

會我有沒有註冊，只管技術好不好；而且•有些牙醫收費很貴•我不是•我收得很合理。

雖然我的客人都是來自寨外•但其實我未試過離開城寨•工作和生活都未試過， 

我一日廿四小時就在診所•根本不走出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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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如明的老婆張美(Cheung Mei)是他的助手之 

一。無牌牙酸雖然專窠水平一般•但如需進行較擎 

雜的療程如拔牙時•通常都會由較有經酸的助手協 

助•以免出什麼岔子。然而•病人因光顧無牌牙魅 

導致厳重出血•满送院救治写事例仍時有發生。

由搬入城寨開始•我從來都不怕在這裏生活，就算老婆仔女未來香港•我一個人 

在城寨時也不害怕。説寊話，在城寨我也試過被人欺負，到我老婆和仔女來香港後，為 

了保護家人，我定了一套生存原則：我從不惹任何人，希望沒有人麻煩我。

生活對我來説很簡單，我不明白為什麼大家成日講錢。我性格好靜，最怕病人不 

停説話，如果他口水多過茶，我真的會叫他走，我也好少和城寨的其他牙醫傾偈，我連 

鄰居也沒有兩句。我老婆和仔女已搬到別處住了，老婆有時會來睇下我，來一會就回子 

女處，我跟子女沒有話題•今日的年輕人想的東西和我那代不同，就好似我當年跟我老 

豆都是無話題的。

'接外是陌生世界

我已很久沒去老婆家了，我不知老婆和仔女會否給我地方住，如果我選擇買居屋 

或公屋，遷拆的賠償就會少一筆•老婆説這樣給孩子的錢又會少了一截。政府官員已來 

過，萤度我的舖位，有人話我可以獲賠償一百萬港元，都不知道是真話還是假話。

這間屋我加了老婆的名，老婆話她會把城寨賠價金儲起來•留給子女去外國讀害 • 

由她話事吧！我不緊張錢，但我會把賠償分成三份，一份給自己•一份給老婆，一份給 

仔女。好多人以為當牙醫很好賺，我一定儲了大筆身家•其寊我半生牛馬，日做夜做， 

才夠錢養大成班仔女，供害教學•誰叫我子女多，所以我自己也沒什麼閒錢，

我和城寨很多居民一樣，都不想搬，但我們無權話事，就好像以前在大陸•很多 

事不到你話事，

我只得一個人，以前不會覺得怎樣，日子就是這樣過，但人老了，我開始感到孤 

單。城寨拆了，如果我有點錢就試試做些小生意：若不夠錢我也不緊張•因為我沒有什 

麼花費，又不賭錢，少少錢就可以過日子•但是，其寊我不知道離開城寨之後•世界是 

怎麼樣，不知道我可以做什麼，可以搞些什麼生意仔。我每天廿四小時都在這診所內， 

寨外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世界，



在城蔓•蛵易就茛到强牙套•而城蕖有些牙K會费二手 

假牙•逭也是寨內牙H與蓁外牙S最大的分汛。這聽 

起來有點嚇人•但只要掛上去舒服•窮人都不會介意。 

因為菓內沒有桀物管制•據説有些牙醫為了要快手快腳 

對付牙痛，發炎及上火•就給病人吃類固醇•

il家位於龍雇道的牙》診所•極為乾淨企理• 

設俑齊全。城裹北邊的東頭村道•城南的寐 

津遏及城西的龍城路•三條街加起來曾經有 

過滿目招牌•陣容頂盛的牙K沴所•(右H)

議
城寨的無牌牙酸不是從內地來就是學師仔出身•好像在龍津道開業的牙题郾冠® (Cheng 

KoonYiu)-就是紅褲仔出費■當上牙B的面中原因也很搞笑=

在「米舖J當牙醫

十四歲那年•鄭冠耀父親説有個親友的f米舖」找學師仔，叫他去見工■鄭冠耀 

當時眼自己說：「我這麼瘦•如何托米？」他家在寨外附近•摸人城寨親友「米舖」時• 

第一個反應是：吓？！怎麼米舖放滿汙模啊：原來阿爸用潮洲話講的「米舖」•就是廣柬 

話的「牙轚j •
牙醫常米舖•就追樣開始了他的牙题學徒生涯，一做三十多年 > 他説：「五十年 

代時•牙醫診所會叫作鎮牙店•」今天膀來帶點風趣•也反映舊年代不知洗牙為何物• 

只有掉了牙才去鑲新的•看來也沒有杜牙根這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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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茂林（Tsin Mu Lam）是位西翳自1973年開始在城寨開業•他和太太及兒子一家三口 

就以城寨為家•從沒想過離開。城寨清拆時•錢K師捨不得經營了三十載的診所•如一縷 

輕煙•湮沒在瓦礫中。

七十年代，我回到香港•就想回到城寨，這很簡單•因為我的西醫資格不被英聯 

邦國家接受，但城寨是中國的地方，早就有好多在中國受訓的醫生在逭裏執業。他們可 

以在城寨生存，那我也一樣可以！

城寨對我來說，從來就不陌生。我阿爸是位中醫，五六十年代已在城寨執業，後 

來退休才搬離城寨。而我，則要到七十年代才真正在城寨生活•父親在城寨執業時•我 

還足個學生，那時我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讀醫•暑假和過年才會回香港 > 當我 

開始在大陸執業後，就難以定期回港了。

1969年文革時期•我被下放到東莞附近的農村，後來阿爸申請我來香港，但我要 

到1973年，才回到香港=初時，我在青衣一家工廠的醫療室工作，半年後就回到城寒 

開設自己的診所。我的診所在二樓，對着大街，每月租金才五百港元，位置很好，如果 

再入一些，就更便宜一截。

離開城寨十年，仍有很多街坊認得我，不過，今天你看到的城寨•其實和七十年 

代我搬冋來時差不多•卻一點也不像我讀害時候的那個城寨

街坊醫生

我現在的診所，之前也是一家診所，設備齊全，所以我只要添罝藥物•就可開業。 

我初時只是個「one-man band」（一個人），沒有護士，我什麼症也看，只是不做手術。 

我們（城寨的®生）都顧及安全，所有需要做手術的病人，都會轉介給適當的醫生。偶 

爾有人打算墮胎•我便會介紹他們到寨外的醫生又或去深圳•深圳有較多做墮胎手術的 

地方•



我在城寨的名氣，逐漸建立起來。不少病人聽聞我名，摸入城寨找我•我也醫過 

一些患有性病的病人•都是一些年輕男女，他們是聽聞我不錯•所以特別入來醫。看來 

當時社會性病也真不少，今日則少很多•可能因為怕了愛滋病吧•

城寨街頭還有幾個老妓女的，但好像無見她們很久了！

試過有幾次有人打架後•滿身血走入來看醫生，但我通常不會招惹這些麻煩，因 

為我沒有適當的工具，如果他們有事•我就大件事•

有無人中了槍入來找我？未試過喁！這裏當醫生和外頭的分別？我認為病人對我 

有信心，他們或者覺得我們比寨外的醫生友善吧！我很多病人都是一個介紹一個•親戚 

介紹給朋友；分別是，在外頭我們被視為不合法，在城寨我光明正大當醫生，在外頭就 

要偷偷摸摸。

有些病人和我很熟•我會到寨外出診•我試過半夜被叫醒去一個病人家醫哮喘• 

類似這漾出診，也不知多少次•不過，當醫生也有很奇怪的遭遇，例如有次有個男人打 

電話來•話很急要我上門急診，因為他不能從女友身上拔出陽具•我説這事不需要醫生 

去做*放鬆就可以。後來有人吿訴我，要小心這種求救電話•他們可能等我上門•要脅 

話我非禮或強姦•

過去十六年來•我睇症都很小心。這些年•我的病人都沒有發生過什麼状況，最 

多是打針後反應過敏或不適•

也是家庭醫生

在城寨執業，我沒遇到藥物供應的困難，就算是抗生索之類，也可以拿到，因為 

推銷員通常不把藥名全寫記在貨單上•有時也要我們多付10%。當然，如海洛英鎮痛劑 

或某些止痛劑，我就奉旨買不到•間中會有吸毒者摸上門，看我有無毒品賣•我通常叫 

他走•診所無毒品，但他們過時過節會再來，問你攞封利是仔就走，

我每週星期一至六，由早上九時應診至一時，再由下午三時至八時，星期日我也 

在上午開診。我的病人寨內寨外都有，但主要仍是寨外佔多，而且我仍然有替青衣那家 

工廠當醫療組酱生•他們的工人喜歡里期日來我處看病，多數是傷風咳嗽等、若一家公 

司能提供醫療服務•員工就會留意小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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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城菜题生和牙®會把K師S吉，發票和推薦信 

全放在當眼處•以顙示「專業素養」•令主要來自 

工人階级的顧客放心。



錢茂林的診所中西》結合•卷上掛 

有針灸穴位■•桌上也有X光醪片和 

血壓計。在針灸圖和X光片之間的相 

片•是探S師和前港曾衝奕信勳爵握 

手的紀念照•錢翳師碓任政府委貝會 

委員眄•衛奕信勳爵曾向他了解城寨 

貉生和牙翳的未來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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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醫生較外頭的醫生便宜很多，我的診金大概較他們便宜三分之------般病症

收三十到三十五港元•包打針才四十港元•診金便宜對平民老百姓也是好的•我每天約 

有三十個症，有時多起來會有五十個，收入算是不錯了 •我亦已買下這個單位•

老實講•我慶幸能在城寨當醫生。在城寨•醫生和病人的關係特別好，有些好像 

老友•不少病人由細睇到大•我特別能醫哮喘病，有些人兒時已來睇我，大個仔大個女 

甚至移了民，仍然回來找我看病，過時過節還給我H蛋糕•我也會減收一些窮人的費用， 

就像有個患肝病的人常來，但無力支付診金，他死後仍欠我一千港元。

離開就不再是醫生

說起便奇怪，一班城寨醫生幾十年來都未試過組織起來，到城寨要拆了，我們卻 

組成醫生聯盟=這裏共有八十位醫生和牙醫•共六十家診所•我們還可以代表全國酱學 

院大聯盟，因為我們較多是在中山、北京及廣西畢業，

大家選了我當城寨醫生聯盟的代表，與政府談判•我們希望能繼續當替生，像 

1964年政府立例，在社團服務的大陸醫生一律重新登記一樣。但逍次政府拒絕我們的建 

議，我們都不能在寨外執業•只能給診所賠償=我去開過很多會•並縮短了我的營業時 

間•有時更開會至深夜，最後得出來的結果是每家診所賠值三十四萬港元•人人都想爭 

取多些賠償額，甚至有人要求政府向每家診所賠倌一百萬港元•因此•亦有人批評我對 

醫生背信棄義•

城寨要拆，我要再找工作，但如果我不做無牌聲生•我可以做什麼呢？我已五十 

多歲•很難轉行，那三十四萬港元可以捱多久？



西薔睞林菊 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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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顏城窠外街掛蓉的診所招牌，•倘招牌•側故窄。轉合 

所芳的《九质城集史話》便指出，LI邻代以來，竹到城 

寨診所就診的約钉數卜故人次，説明r城衆的肀民矜所枰

經服務奶苦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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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陳沛然(Chan Pui Yin)剛二十出頭•從家鄉潮州來港•他先在一家陶瓷廠打工• 

努力儲錢八年後•他跑到龍津道創業•開了一家藥材舖•隨着六七十年代城寨街道愈來 

愈旺•藥材舖生意滔滔。

那是五六十年代的事•當時的城寨街道有如全院滿座的戲院大堂•五湖四海的人 

都愛聚在這裹•很是熱鬧，不過•人多不代表錢多，他們的消費力不髙•瞄買力弱，但 

在城寨開舖，你不用保存脹目，又不用申請牌照，請多少工人•無人管，全都不用向政 

府匯報，既方便又省錢=這個地方對我來說，除了不合衛生，其餘生活都頗愜意。

情非得已入城寨

我在1947年從潮州來香港，先在一家陶瓷廠打工，後來於1955年到龍津道開藥 

材舖的。舖頭生意很好，我除了執藥，也替人睇病，望聞問切嘛：顧客什麼人也有•甚 

至遠道由港島過來的也有：我什麼症也看•能醫就醫我老豆是一位山草藥師傅，他把 

中醫學傳授給我•

當時我選擇城寨開業，也是非不得已，因為我只得好少錢，開藥材舖成本也要數 

千元，我根本沒其他地方可選=當時我問人借了一點錢，就在龍津道開舖，在城寨落腳 

後•卻發覺這裹治安意想不到地好，還要比外頭好呀！在寨內，雖然很少瞀察在附近• 

但這裏有義工隊維持治安• 1雖然很多人躲在城寨犯罪，不過他們不會傷害寨內生活的 

人；街坊彼此認識•所以寨內少有劫匪，沒有打家劫舍的事：我舉個例•相信沒有人會 

給一個五歲小衆拿着五百元落街買餸吧•但在城寨就有♦因為沒有人會打這個細路主意， 

如果真的有•逭個賊也休想逃出城寨•在城寨，猶如回到我在中國藤村的家鄉——那種 

相安無事的無政府狀態•

我的舖頭原先只是一座兩層髙的小樓房，但很快就被改建為十一層高的大廈，發 

展商收我一個舖•還我們兩層樓，我级锖經營地舖藥房•屋企就搬到樓上一個高屑•我 

家可以看到海景，空氣不錯啊！晚上，我還可看到寨外的夜景=

多年來•我家都是飲用城寨一口井的水。這口井水好甜，我一個住在寨外的朋友， 

他住我家對面街，還特別每天過來打這口井水喝。城寨原先有兩口大井，其中一個建丫 

髙樓•現只餘下這口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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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沛然的小店就如大多數杀材鋪那樣分成兩部分• 

一邊笆费中藥•另一邊售霣個人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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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想的家園

城寨的風水好好呀！地處小山丘低處•朝南而向海•兩口大井正好就是九條龍其 

中一條的雙眼•我們的袓先是經過周詳的考慮才在這裏建城，這聽起來有點迷信，但住 

在城寨的人也愈住愈好——今天很多成功人士都來自這輿

城寨也有壞的一面•卻沒有影饕我的家庭•我的三個仔和一個女，都在城寨出世 

和長大，他們都沒有吸毒•反之•他們看到人家吸毒是什麼下場。雖然在這座我和家人 

生活的寨城輿，很多人用不正當的手段謀生，但同時我們也互相信賴，生活無什煩惱• 

在城寨住靠一個「信』字，好像寨內買萤房屋，只需牟一張紙•買賣雙方在紙上簽名， 

寫上轉手物業的地址，就是契約，毋須見官府=城寨街坊福利會當買樓見證•也是後來 

才有。在城寨，雖然只靠個信字，以及靠街坊會做證人•但又不見城寨有什麼買贲紛爭• 

產權爭拗少之又少。

我記得五十年代時，城寨還有豬舍和農田，聽説二次大戰後十元就可以買到城寨 

一小塊地，一塊用竹枝綁上繩圍起來的地•音價大概四十到六十元茶錢，

我們這一行，要刻苦耐勞•雖然説是早農八時開門•晚上十一時關門•但街坊還 

是經常半夜及清畏拍門說不舒服•要買這買那，藥材舖就像廿四小時營業的便利店。

个怙不願離城窠

我的舖裏有超過九百種草藥•每一種草藥都有幾個名：學名及異名等，要記這麼 

多藥•我學電話簿的分類方法•創作了一個中草藥記錄系统•你看到舖裏的每一個小櫃 

桶•通常會放上四種草藥，每個小橛桶都有號碼=我從不賣違禁藥物，當然•我們也有 

一些有毒性的中藥•會放在特別的地方•

老豆教導我認識中草藥，我足足用了一年時間去記•要了解每一種草藥的產地、 

屬性及成本，有些中草藥有功效歌訣•你跟着唱就幫到記藥效•一個學徒大概要學三年， 

才可以站在櫃前執藥，

我其實並不情願搬走，政府給地舖的補償•和樓上單位同價•但我的舖位比天台 

單位資二十倍呢！我很想在城寨外缴薄開藥材舖•但看來並不可能•因為外面一間藥房 

大概要二百萬才能開業。政府對城寨的西醫作出三十四萬港元的補償，但中醫師就沒有 

份，論據是西醫在赛外無法再執業•中胬則可以，我是中醫師啊！城寨拆掉，我可以去 

哪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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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陽賢(Lau Yeung Yin)-西城路上一家紡紗廠的第二代東主。

我的爸爸在1945年8月14日來到香港•第二天日本就宣佈投降•後來，他便走 

入城寨搭建了一間屋，開設了一家紡紗山寨廠，我在五十年代出生，在城寨土生土長， 

有十一個兄弟姊妹，但我們沒有一起住，其中一個阿哥在我出世前已結了婚，一個家姐 

在大陸時送了人，另一個家姐就留在廣東的農村•即是阿爸以前開紡紗廠的小村莊裹

我小時候的城寨不是逭樣子•那時的屋都是只是兩三層的石屋或自己搭的木屋 

仔•所以我估阿爸在1945年來龍津路開設紡紗廠時•都是自己搭建的。阿媽在工廠日 

做夜做，我放學做完功課有時也要幫手•但阿爸每天都很晚才回家。阿媽要找他•便叫 

我去啟德道1的華都飯店，因為阿爸常跟同行在華都喝茶。

城窠裏的六十年代

城寨在我的兒時和少年時期，已經很不同了 •小時候，我們一家人要擔井水用， 

後來就有了街喉-在四日供水一次的日子•便會遇到街坊為擔水打架•有人排隊打尖； 

我們這些男孩都在街喉旁洗澡•搓到全身番梘泡都不會怕醜•女孩就會擔水回家洗。

我一直沒察覺身邊有什麼「三不管」，直到我十四五歲時，才留意到身邊有「道友j 
及賭檔。六十年代時，走過城寨街巷，便會看到成排蹲在地上的道友在排隊買白粉•但 

他們很多都是從外面入來買粉的，他們不會騷擾街坊，而買粉的長龍中也有我認識的鄰 

居•我有些朋友加入了黑社會，但沒有什麼特別•還是人一個，平日照樣打招呼，他們 

加入黑社會的原因，人人不同，有些是家庭沒有好好照顧，有些家庭破碎•好慘•

也是在六十年代•城寨發生了反清拆事件• 2阿爸當時是街坊福利會的財務•就 

在管察進城的前三天，街坊福利會便發電報給北京政府，以及台灣國民黨政府，後來在 

北京的中國政府回應了，耍求港英政府不能説拆就拆•需要賠僂給居民•但實際情況是 

居民和瞀察都打得很厲害，邇有開槍。阿爸話當時邇有海外華人寄錢來•資助保留城寒 

為中國地方。但阿爸對政治中立，而後來又有愈來愈多的人加入街坊福利會，他就沒有 

那麼活躍於福利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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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陽R抱着他還在喝奶的兒子坐在紡眇廠內。他的 

觔客多為城外人•城蓁布廠老閲余麽罢是他生荖上 

的合作伙伴•



S B8 之 Wi 50 51

啟
橄
道
位
於
城
寨
公
固
南
門
。I

九
二O

至I

九
三O

年
•

城
寨
的
碭
頭
龍 

泽
埗
頭
陸
纗
湞
海•

興
建
住
宅
區
啟
砑
濱•

其
後
部
分
土
地
用
作
賙
建
啟
德 

機
場
。
啟
德
濱
的
住
宅
及
城
寨
的
城
确
均
被
曰
蚕
拆
棹•

用
作
擴
建
機
珲
。 

城
寨
外
的
寘
崗
道•

戰
後
改
名
為
啟
徳
道•

以
紀
念
消
失
的
啟
德
濱•

2
這
是
一
宗
登
上
國
際
頭
條
新
問
的
事
件
。
一
九
六
二
年
港
英
政
府
亘
佈
涌 

拆
城
幕
二
百
間®
•

作
巧
興
建
東
頭
徙S

大®

之

用•

城
寨
居
民
钼
成
反 

•;R
拆

委

貝

脅• I

九
六
三
年
初
中
國
外
交
部
怒
斥
侵
犯
中
國
主
破•

市
民 

大
規
揆
生
：金
和
匿I

抗

摄•

政
昀S

終
取
消
潘
拆
城
赛
。

松學到港岛做學師仔

我中學唸的是左派學校，叫香島中學。每天我們都要唱幾次左派歌和背誦《毛主 

席語錄》。我很食玩，放學後會滿山跑，玩捉迷藏，有時會遠到去凝子山，而最開心的事• 

就是大家湊錢買蕃薯，在山上起個爐燒蕃薯，香噴噴的！有時我玩得太晚回家，便會給 

阿媽打•學校更視我為壞分子•因為舖位要重建•我們家的紗廠已搬去新舖，有一次， 

同學來我家已空罝的工場打麻將後，在他的學生週記裏寫了去我家打麻將的审•導致老 

師很關心這事情，不過卻用錯了關心，向學校報吿我與「飛仔』為伍•

後來•學校來找我父母。我锩得再讀害也沒有意義，大考也沒有考，中三就停學 

了，停學第一年•我去學過幾個月裁縫，跟着又去了我姐父在港島的籐器舖做學師仔， 

一直住在店內，直到十九歲，才返回城寨、那時我們的紗廠生產手套用的紗，阿爸給我 

一千五百元一個月。

我二十一歲結婚，婚後又回到港島的籐器舖打工。不過，阿爸仍想我返城寨幫手， 

真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常時纱廠本來已交我弟弟打理，但他時常「穿購桶底」（私 

呑收銀櫃的錢），

重冋城寨西城路

1982年，阿爸説有家纱廠想轉手，叫我接來做。那紗廠就在西城路的位置，當時 

頂手費要一萬港元，但我沒有錢，弟弟也不贊成，幸好家姐借錢給我•一年後，我已把 

一萬元還給家姐，西城路逭個紗廠也上軌道，我有六個工人，包括我和老婆。

阿爸創立的老廠後來負湞，他想結束不幹•我便接了他的廠房，也接手了債務• 

因為我的顧客多•可以為小訂單生產數百碼紗，所以我在一年內便能還清老廠的九萬元 

債務》紗廠訂單最好時，我每月淨賺四萬港元，工人的工資是每人二千港元，按件計工； 

不過，我就永遠做到無停手，有機會睡便不想起床。

訂單在1985至1986年少了，雖然在1987年有輕微改善•但生意仍然走下坡，因 

為大陸勞工便宜•客人找我們紡紗，其實都是來試試顏色及色樣•跟着就拿回大陸生產。

城寨要拆•雖然我和政府職員曾開會，要求賠償額為二十萬元，但最後我獲得的 

賠償是港幣十萬零三千元。我知道我無法在外頭再做工場了，因為我最多只能負擔到 

一千五百元租，所以無法繼禳下去，我只好費掉這些機器。

我有三個兒女•最小的還在喝奶，大仔和大女都在黄大仙上學。雖然我們在大埔 

有政府屋邨單位，但早上小朋友上學太趕了，平日還是較多住在城寨這裏。將來我會做 

什麼？或許問我阿爸借點錢，去做別的東西。

世界很荒謬，我們的紗廠五年前生產的柬西，例如恤衫，現在仍在大埔賫•但我 

們就要結業了，你説這諷刺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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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城寨曾有過一些山寨織布廠•如今就只剰余麽® (Yu HingWan)這一家輕紗 

工場。八十六歲的余慶鋈來自廣東一個客家村落•十八年前選揮在城寨開設自己的小工廠• 

年邁的他又勤力又乾淨•打理得這家小布廠整齊有致

一人小廠房暗閉在城寨龍津道一角•幽暗的門口，不通風的窗戶，工埸瀰漫污濁 

和翳惆的空氣•然而•無論環境多麼不好•但除了城寨，世界沒有太多選擇。因為只有 

城寨不迫遷•只有城寨有這樣低廉的租金•讓畏者擁有一片饜於自己的小天空•大型織 

布機與工作枱，電飯煲與風扇•茶壺和毛巾•就是他辛勤簡樸的生活，

城寨清拆，余慶雲明白小廠房不會再生存下去，也只好放下畏期抬布及織布的腰 

骨勞損•吿別隆隆織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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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古邦（To Gui Bon）在城寨開設橡膠模厳■山寨廠開業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主要生產廁 

所泵。

我生於1937年，在城寨有個啤（壓模）廁所泵的工場=日子對我來說•就是每 

天啤完所有膠模•回家吃飯•吃完飯再回到工場•回到工場又再開工；啤膠模就是我的 

娛樂，我初搬入城寨時，東頭村才不過是塊爛地，得幾個豬櫚•那時，想在城寨租屋或 

资屋，貼張街招就可以•我這工場以前是兩層高的石屋•很快就拆了重建•我當然鍾意 

新樓•地下做廠，二樓住人，也算是下舖上居•

曰夜啤膠

城寨無乜唔好啁：最煩只不過是出貨入貨•路窄•要用手推車而已。政府甚少干 

預城寨的事•反而勞工處有時會進來，主要檢査工業安全。我用的是橡膠，唔似得塑膠 

那麼易燃，我又好企理，成日都執拾好，所以都無出過事（火宵）！直到政府宣佈清拆城 

寨•我就懶得執拾了！

我這個山寨廠在這裏已有二十幾年，本來有對夫妻幫我手，但現在快拆，只剰得 

一個幫工。做這行要好勤力。如果趕貨，我夜晚會啤到半夜三更，而且我部鑄模機無防 

熱罩，要格外小心•



蔌職員工在工場內先用啤褸啤出楔件•再放在桌面用 

剪刀剪裁。盛君天•在悶熱的工場內只有一把風扇• 

啤機發出的熱力•加上濃烈的塋膠味•環境可想而 

知。另外•為了吞用方寸之地•背後的樓梯也愛成儲 

物空問•雜物一直堆叠至天花板•可謂用到赛

現在我獨沽一味啤廁所泵，以前，我們會做去水塞及毽子等、要啤出一個廁所泵• 

包括幾個步驟•大概個半小時：先把原材料橡膠壓平，跟着放入彍物粉及顏料•然後是 

最用力的工序一就是剪裁泵頭的大小，是拿着剪刀剪的，最後放入啤機，一分鐘就啤 

出廁所泵來了。我現時大概有二十打廁所泵要啤材料嘛？全部原材料都是入口的，徳 

國、馬來西亞和加拿大的•

一打廁所泵•通常只賺到幾十元•我通常資給批發商，也費給山貨店及雜貨舖。 

自從清拆城寨的消息公佈後，我便賺得很少，僅夠出糧给兼職工人：客戶知道這裏快要 

清拆後，也轉去解襯其他廠，若不是要搬，我想我會請多個人，又或者把山寨廠轉型•

或者轉行當刮機

做廠這麼多年，日曰都拚命啤。我不愛賭拘賭馬•這家工場就是我唯一的資產， 

其餘我什麼也沒有。聽説結業賠償只有七萬港元•但我認為五十萬港元才合理。因為在 

八十年代，我們每月利潤是二至三萬港元，直至清拆消息公佈後，生意就一落千丈。

外面這麼贵租，要是離開城寨，我是無法再啤廁所泵的了。生活逼人，我兩個細 

路還細•離開城寨，或者我會返大陸入貨•轉行資廁所泵，铒給現時跟我訂货的舖頭； 

又或者我去開車•我以前做過司機，不過要重新學看地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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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啤模提因為又重又大型•所以逭類五金 

工廠只會開在地舖•但工場從來沒安全播施 

可言。逭位女工頭頂是電掣•髮邊是機器齒 

轉和霉探。

城寨的山寨廠

城寨數百櫳摟宇中•山寨廠佔了很大比甫•當 

中主要是食物工場及五金廠，由城寨的地舖到 

六樓之間，都有各式各樣的金屬加工、啤模及 

打磨工場•逭些山寨廠開在地鋪抑或樓上，全

視乎機器和工具的甫量和大小•愈策愈大件的 

操作機器就在地舖，愈小愈迷你的便會選擇褸 

上•城寨山寨廠的好處，就是機器多嘈也可以， 

操作多霣盪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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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維修工人余國輝(Yu Kwok Fai)在樓上山寨廠 

打工。他跟很多城寨工人一樣•在工廠養了一籠烏 

陪伴工作、兩黉彩鳳為灰沉的工廠帶來美麗的色

褸上山寨廠在城寨到處都是•小型五金工場更是街 

坊的「左鄰右里J。



城寨到處都是塑膠工廠•尤其是簡單的壓模或製作 

廉價玩具的山寨廠。由於逭些山案廠採用殛之易燃 

的化學品•易生火災•所以若被居民及商戶發現具 

有危瞼時•會聯手抗議。消防處也會調査廠房•向 

東主提供意見：要是認為逭些工廠會危害附近居民 

安全的話•甚至有播封閉該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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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滅鼠運動

淸拆不単還走人、用品和工場•還有長期在此 

居住的老鼠。者看這家在城寨的塑膠廠工場， 

雖然貨物搌得密密麻麻•但已算較整齊的了• 

其他食物工場的衛生更是惡劣。

相信城寨一旦空城•原先住在水渠的大量老鼠 

也要搬家，浩浩蕩蕩遷往鄰近民居•僅此一薄， 

已教人觸目驚心。最後•市政總薯來了一次城 

寨全面「餌誘』老鼠浬動•成功在城寨淸拆前 

夕滅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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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寨——本來面目

彼得•波帕姆

Peter Popham

在此番中，精彩照片俯拾皆是。何是，沒有一張能充分表達親訪九龍城寨的感受。

城寨沒有宽大的道路，只有幾十條小巷子，所以除了少數單車外，沒有其他車輛行走。 

這空間不超過四英尺，你從外面平安又平淡的世界一頭栽入時，外邊安全的世界已消失， 

陡然向下的巷子，婉蜒曲折，把你吞噬於城寨之中。

這袅陰喑又非常潮濕。在巷子袅無法站直身體•因為頂部佈滿亂七八褙的塑膠水管，許 

多都在淅淅瀝瀝的滴若水。一進入城寨，各種臭味交相典來：首先是潮濕的味道一它 

是其他各種良味的基礎：再往衷面走，就聞到燒香（居民在屋外點香）或燒炭的氣味、 

豬內臟腐敗的氣味、煮糖醋菜餅的氣味，可能正在變壞的生魚的氣味、工廠燃燒塑穋的 

氣味、拋光劑的氣味、再次飄來燒香的氣味和束西發蒋的氣味。

光線洱怎麼亮都還是很昏暗，呈暗綠色调•還不斷打滲漏的水濺滴在石頭上。走過一條 

特別恐怖的小巷（踏荇海綿般濕答答的地向，碩大的老鼠縱身跳過），就到達天后古廟的 

門前。古廟的前庭上方架起一張鐵絲網，用來阻隔樓L窗口不時丢卜的垃圾，結果鐵絲 

網佈滿陳年穢物，陽光穿過仑漉F，猶如在森林中，光線從葉問滲F斑駁的光彫。

所有迠些随性而為的工作和活動•罪惡、懶惰和勤館，密集於此地，不受我們視之為理 

所當然的一切控制管束，能營造成捎如熱帶雨林深處那樣，差異巨大並且給予感官強烈 

衡擊的環境，而其唯一的缺點，就是它顯然是有毒的。



從人台延仲的城寨生活

我和嚮導沿着一座大度的榷級，一段接一段往上爬。有人會想在這種地方當郵差嗎？但 

這裏卻有派信服務，而因為這襄的巷弄和大嗄沒有对茲辨認的門牌，郵差就自行發明一 

套系統，在毎道門0草塗上複雜的號碼作記認。

我們•路往上爬，悄況漸人佳景。臭味變淡了，終於呼吸到•點氧氣，光線也明亮起來。 

最後我們走到f天台一城寨之內唯一留有空間的地方。站在那衷，就能確寊感受到城 

赛令人敬畏的體積，它根本就是一團巨大迮築。

從天台可以淸楚看到•雖然各座大唛緊貼在一塊•但它們冇各自的歷史，就像地下鐵褢 

擠靠在一起的陌生人。城寨衷敁猫究的大®，是模仿香港市區大度而建的。一些天台有 

以磚塊、鐵或塑膠擴逑的部分，但全都緊密交鐮在一起，身手靈活的貓可以奄無困雔地 

在天台繞矜整個城寨帱。天台有許多不同功能。城寨一直缺乏市政服務，收集垃圾是其 

中之一，居民不知用什麼方法處理掉有機垃圾，但諸如芮甫祝概、爛家具、破舊衣眼， 

彈赉床墊之類的無機垃圾、就搬到天台棄置。

在天台這褢，鄉M生活在這些垃圾堆之間延續着：洗完的衣服晾在一千根電視天線之間、 

老婦人在旁觀看«小孩了玩跳飛機、鎢f咕咕低嗚、每隔卜分鍺左右就有一班珍寶客機 

降落啟德機場一舉直朝城寨飛來，並低空掠過，令人啧嗔稱奇的是，它下降時居然沒 

有勾到晾曬的衣服而掛得滿身「禹國旗J。

在1993年，即我寫卜以上文字後不久，這「黑暗之城」就被拆掉了，卻「雖死猶生J。 

香港的殖民政府在至少五十年前已緩慢地推行清拆城寨的行動，終於-•憤夙願；何相較 

於它作為香港殖民時期內，唯一最惡名昭彰的污點的歲月，城寨/I:被清拆後二十年衷名 

氣更盛，更受人熱烈討綸，更富啟發性及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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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戸.大貧民窟仍屹立時，保護它的並非其城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問，日本人已拆 

掉這城牆的汽頭以擴迮啟德機場)，而是它是位於英皞九龍中心地帶的中阈飛地(enclave)， 

具有不容侵犯的地位，它存在的時候，是污穢、罪案、危險等矜種非法活動的代名詞• 

也是半實。雖然罪案數字一寅德定下降，但這些壞事悄所激起的一片逋寅之鞞，蒙蔽了 

人們，讓人察覺不到城寨的非凡特質。只有在它被寅吿消亡，並在英阈與屮阈當局扱終 

發現在同一陣線後，我們冰開始意識到我們將失去什麼。

獨立於飧民地的土壤h
黑暗之城是獨一無二的，在地球上無法再找到另一個地方與它有絲奄相似一它就像古 

代的劍齒虎那樣一去不復返。由無處樓身的難民創造出迠樣的地方，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它是文明的縮彫，存在和蓬勃發展了幾十年，卻一直不受外部權威所支配。

在全盛時期，城寨具有一個小鎮必要的特徵：住宅、學校、商店和工作場所；廟宇、祭 

壇和教堂；內胬和牙醫診所，以及藥房：休閒、文化娛樂設施•發洩性慾的場所，更不 

用説它製造了讓你關在一角來滿足毐槭的機會，乂同時在你幡然悔悟時，有可以把你拯 

救出毒海的地方。雖然這裏約三萬五千名居民的人均所佔的空問，只有約三十平方英尺， 

差點連躺下的地方都不夠，但黑暗之城甚至迚體俘運動都提供一如果赛鎢算速動的話。

城寨内存水，存去水道，侖電力，如果你願意爬十四嚼榷到天台去，甚至會柯陽光◊可是， 

直至最後•名城寨居民從他深愛的家中被強拉硬拽地抬走、迢裹從來都沒有法律、權威、 

税收和規則一在這一路上它們都不被需要。這袅沒有保姆政府、沒有熱心侶議衛生和 

安全的人、沒有法庭或執達吏《雖然有一段時間有很多三合會惡棍)。而且，如同從葛德 

文(William Godwin)到克魯泡特金(Kropotkin)乃至蒲魯東(Proudhon)和巴枯率(Bakunin) 

這些無政府士:義鼓吹者所斷言，迠些事物全是不必要的。黑暗之城的居民沒有它們仍然 

能把城寨管理良好。



當然，我們4能會過分強调城寨與香港其他地方的差異。這裹是鹿柬籍寮屋居民的聚居 

地，與這個英國飱民地開垮頭六七十年間，在九龍到處接延的幾t•個寮域區沒有不同。 

不少城寨居民是來自中國大陸沿海的潮州，而就基因和文化而言，它與香港其他地方並 

無二致，但由於歷史和外交原因，它的發展軌跡卻獨•無二。

九艏迈個地阏一直遠離中國政府的中心，但奄無疑問是中國人的地方，並且早在公元 

十一世紀，中阈朝廷就权城寨派駐¥隊。他們駐紮在離海邊一段短距離的地方•襻備對 

抗來犯的海盜和其他入侵者。在1841年，中國薆慮來自英阈和其他西方列強的威脅，就 

在九龍建立炮台，讓士兵駐守並提供保淺，炮台中心是一個簡眾但氣勢莊嚴的傳統建築 

群，稱為衙門，娃清帝國艰官辦公之地，1

在1899年，即英阈和中阈簽訂著名的九十九年香港租約翌年，英軍攻入城寨•驅逐駐守 

的士兵和官員，自行佔領。但是、與英國根據咐國協議而接管香港島和新界不同，佔領 

城寨是單方面行動：維多利亞女皂藉着一逬樞密院令宣佈擁存城寨管轄權，而從沒徵詢 

中國政府對此事的看法。香港總料發給倫敦的飱民地大臣的機密備忘錄説，這樣做是「為 

了內部原因……是不容罝疑的」。但在國際上道又是另一回亊。過r五十年後，香港律政 

司的看法是，在國際上迠樣的説法「很難予以支持……任何公然主張擁有主權的做法， 

例如把在此地發生的罪行，交由香港法庭密现，都會招致中國共產黨利益集阐的質疑J， 

而後果難以預料。

在這個殖民地的其他地方，英國人可以為所欲為一開闢板球場和賽馬場、引進雙層巴 

士和窀車、興建英軍軍營、設立股票交易所和咨種其他啣物，但在迫塊六英畝半的土地 

上，他們就束手無策。他們不能闖進去頒佈法律，以免惹來在北京的中阈政府高喊「犯 

規」，並提出自己擁有這個地方的主權。港府對於進入城寨改善其環境，使之與香港其他 

地方的水準看齊，同樣投鼠忌器。以范力為例，城寨的笛力是靠偷接香港的供電系統， 

並且永遠是火災隱患，也令公帑因此流失。不過，如一份機密的備忘錄所説，如果「赞 

行環大的改善工程」，可能帶出一個含意，就是「我們永遠接受現在的情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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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卜那句話的時間，是英國在二次大戰剛結汆後，最堅決要控制城寨的嘗試以屈辱吿終 

之時。1953年石硤尾附近的寮屋區發生大火後，港府開始推行公共房屋項目，以安置不 

斷湧入的難民。東頭邨徙置區就是其中之一，它剌一的、巨大的長方形大榷，像骨牌般 

排列，幾乎貼若城寨東側。

秘艇失敗的清拆計訓

在1960年代初，港府制定了把這個徙置區向西邊擴張的計剌，並打算在此過程中清拆城 

寨。這在當時似乎是很好的構想，而且大部分城寨居民顯然都樂於回歸文明社會。＜英文 

虎報》(TAeShzn而説:「在當地兩至三萬名居民中，大多數人願意接受政府的安置條件。J

不過，這有一個問題，就是以城寨為基地的生意人對此有很不同的看法。他們極力反對 

政府的計劃，如果清拆城寨，經營妓寨、鴉片煙館和海洛英製煉工場的老闆就要另覓地 

方去做他們見不得光的生意。但除了他們，反對計劃的還有那些會因為搬遷而喪失賺取 

微溥利潤機會的合法生意人，包括紡織廠、製麵工場東主和塑穋配件壓製廠的經營者。 

來自中國大陸的牙醫、西醫和藥劑師也反對，因為他們沒有在香港其他地方執業的牌照。 

清拆城寨，他們全都會頓失生計。因此在1962年3月，他們成立反對遷拆委H會，並派 

代表到北京和台北，向這兩個互相敵對的中阈政府求助。

對此，台北不感興趣，但中共的外交部長便召見了英國駐華代辦以表示關注。港府繼纊 

策剌清拆工作，並發出限期遷走的通知害，但新苹社香港分社發表措辭激烈的文章，稱 

拆遷計剌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J。事件愈演愈烈，成為世界各地的新聞頭條* 

冷戰仍在激烈進行。毛澤東政權是個難以預測的未知數。對於版圖正在鋭減的大英帝國 

來説，在它的最後一個遠在亞洲邊緣的前哨地，謹慎而行方為大勇。因此這清拆計劃再 

也沒有提案，直到了 1986年，即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uher)對坐商討香港 

前途問題後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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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赛栗側（左圖）和西側（右圖）立面的细節圇。 

因為鄰近啟德機場•所以除了嚴格執行的萵度 

限制外•政府工務司署不會去管城棄的爭堉• 

城內的建築商亦無須提交施工計鼉或設計圖。 

反之•大多數大廣只靠簡眾的草圖和經驗興建• 

藉此省下聘謓再菜人貝的费用。逹築施工通常 

只界目視進行•結果同一嗖大賡內的不同檑《 

的傅面面櫝往往差異很大一造為評估賠償帶 

來很大不便。但這棰漫不在乎的做法•卻令城 

赛在視資上具有令人箕歎的相互昉繁。建築物 

常常越在極其狹窄的地盤•夾在其他建築物之 

間•形成涇消分明的影像•完全不理與相鄰建 

築物的横向統一性。



城寨黃金時代的消亡

英國人的清拆計剷以屈辱吿終後，我們可以不折不扣稱為城寨的黄金時代随之開始。反 

對遷拆委員會的成功，令其成員對自己的組織能力充滿信心，並發展為街坊福利會，這 

個街坊福利會慢慢成為城寨內的真正權力機構《上述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對此或許不以為 

然了），擁耔對於業權和與追社區有關的其他事悄的最後決定權。黑暗之城的建設者相信 

港府常下不會再管他們•膽子變得大起來：這些幾年前擠靠在一起、與城外其他寮屋區 

毫無分別的那些一闸曆髙的簡陋平房•被十層苠至十四層离的住宅大度所取代，有些是 

由兼職嗛外快的香港城市建築師設計，就和他們』E職所創造的大同小異一除了沒有什 

麼地基，並且與和鄰的人®接近得可以在大台跨步到鄰座外。沒有人為日光、供水或排 

污設施等實施統一標準，這些建築物就像森林袅的植物般，瘋狂向天空延伸，結果令低 

層住宅永遠不見天日。不久城寨幾乎融合為一骼，成為眾一的建築物，唯獨那個十九世 

紀的衙門，即現時的濟貧院和安老院，大槪由於其中阈官方根源，使它受到保護免受建 

築商干擾，而因為建設者迷信的本能，附近的一間廟宇同樣得以保存。

雖然當生活和工作環境愈來愈陰暗和不衛生，對於被困在幽暗低層的人尤其如此，但 

居民的生活卻漸漸沒有那麼雜亂失序。根據香港警方在1952年的調查記錄，城寨有 

一百五十四間「煙窟」《鴉片煙館）、十一家妓院、七家賭埸和十三家狗肉店。到了 1953 

年3月這裏增添了十六家脱衣舞戲院，警方在報吿中語帶不屑地指「一家比一家大瞻」， 

f而且全都窃朋滿座」；不過全都很快被畨局取締，狗肉店也不例外。不伢外交上有須謹

慎拿捏的情況，英國人的容忍畢鹿有其底線。

到了 1960年代，小規模的零售毒品交易仍然盛行，鴉片煙館卻陸續關門，製毒時發出明 

顯氣味的海洛英製煉工場，也搬到人煙沒夯那麼稠密的地區，以免太惹人注意。那時候， 

香港瞀察已經每天巡邏城寨一1970年代中期，政府打犖鹜察貪污後，他們才真正能有 

效執法，而城寨也不洱是犯罪的理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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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之城從來不是有益健康的居住地，但是，有效的警察巡邏和街坊會帶來了相對的安 

全感•與不法分了 •和罪犯相聯繁的恐懼與混亂•開始被久遠的中國鄉村生活特質所蓋過。 

追些特質深深烙印在整個大电：勤奮的工作態度、大家庭的力星與凝聚性、對於麻將和 

紙牌賭博的愛好、對於中秋節逭類節日的重視、對於學問和宗教的尊重。城寨雖然外觀 

怪異，而且完全違反都市規釗的規則，但卻達到某柿稳定狀態，一神活力踊動的稔定。 

在1975年，這城的建設者得寸進尺，把大®建得前所未有的卨，結果政府官W來到，引 

用《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勒令拆卸最商的榷躬，其餘部分則仍然完整•如政府 

4:1973年所説：「徙罝负務處不會在城寨內執行淸拆工作。」現在大家都知道進退的分寸。

接着，情況在二十年後突然丕變。4: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達成協定後•港府徴得中國同 

意，並小心核實真正在城寨居住並符合安置資格的人的身份後•就清拆九龍城寨。這是 

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清拆行動，而在城寨消失之前，人們已開始懷念它。

許多香港人從傳媒得悉淸拆的消息後大吃一驚•因為他們部以為城寨在多年前已經不洱 

了。絕非如此。城寨幾乎直至最後仍然保持着頹靡而磅礴的氣勢。在一些人眼中，它是 

前所未有的粗陋、絕望、邪惡；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它則有種前所未有的誔異美感。

多年以來，由於密密匝匝的僭建寮屋從城寨向外蔓延擴大，令城寨的界線難以確定。政 

府4:正式清拆城寨之前，先掃清這些寮超•取而代之是位於城寨四邊的其中兩邊的公间• 

内有步行徑和單車徑•還有人工绦化的小山丘敗佈其中。城寨就像頭髮被剃光的闪犯， 

在行刑前被帶到眾獨囚禁的牢房。在消亡之前的那段U子，城寨從一片光秃禿的地上突 

兀地拔地时起，如此荒涼怪異的录觀，是以前不荇見過的。



在傍晚的太陽照射下• 

城橥西側金光燦然•此 

區是城蒌鼓富裕的區 

域•街道比其他地區整 

潔•工麻也較少。傅説 

适是由於城裹枭邊的一 

口并被人填平。這口并 

與城案西面的另一口 

井•據說是保護城聚的 

寐的兩隻眼•現在東邊 

的眼眹弦掉•好運氣無 

可避免轉栘到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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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寨解構一座城市

在城寨的最後歲月，治安維獲工作做得很繁覺，所以只要存適當的引鶊，深入城寨叫處 

探索，已不再是什麼危險或可怕之事。因此令人得以從一個不同的、更超然的眼光去番 

視城赛。有些到訪的人發現，城寨為一些深奧和茁要的問題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答案。

城市的本質是什麼 > 我們如何能建立真正有效連作的城市，並JH.像理想的村落那樣•滿 

足生活於其中的居民在深層情感和日常方面的需要？九龍城寨雖然骯髒污觖，並且是罪 

惡淵薮•但卻提供r一些饒冇趣味的答案。

城寨是自給自足、不受法律規管的社區，數萬人擠進一個狹小空間，每個人心中都有同 

一個想法一生存。他們的需要和其他社群沒有分別：水、光線、食物和空間。

在這些事物中，水是最不可或缺的。搜得水的唯一方法是往下找，這正是他們所做的事， 

就像此地還是古老村落時的做法-•樣，在城赛各處挖了共七十七口井•最深的達三百多 

英尺。電動水泵把水抽到天台的大水箱•再經由密密麻嘛、淅淅瀝瀝滴着水的水管，由 

k而下蝓送到付赀購水的人家中。不過，水井被城寨内眾多工廠排出的廢水嚴重污染， 

店民從來+知道拿到的水會是什麼顏色，所以只能用來洗澡和洗衣服•飲用水則須在城 

寨內外的公用水龍頭去接，再用水桶和水箱挑上摟一•這是收費的服務。水呆和城寨內 

住宅和巷道的窀燈須靠窀力推動，居民以一莨的横勁解決位個問題一從總窀網偷窀， 

後來在六十年代發生了一場大火（火災是城寨锻令人畏懼的隱患）後，電力公司才獲准 

在城寨內安裝電錶。

都市生活的基礎就是這樣敲敲打打成形，雖然粗糙，但行得通。某種形態的社會在此過 

程中形成，其至蓬勃發厲。如上文所説，城寨有形形色色的工業，也有大量酱生和牙醫•他 

們沒有本地彳f醫執照，但治病救人還是很在行。他們整潔的小診所成排設4:城寨北側街 

道的臨街店面，面向城寨之外，迠樣，城外的病人就不用行險闖入城寨"f怕的巷道（由於



他們收費便宜，外來客人還不少)。出於同樣原因，城寨廣受歡迎的無數餐廳也設在外側。

相對之下，在城寨深處的中心地帶，卻有慰藉心靈的地方：在那間垃圾處處的廟宇•賭 

徒前來乞求和賄賂神礙，以改善賭連；教钤則為少數信奉基督教的人而設。城寨是貧窮、 

骯髒和莓瘾的集中地，吸引了懷者救世使命的外來者到來，例如，救世軍就在那衷開辦 

亨校和幼稚圃；在1960年代中期，一位了不起的英國女人來到城赛擔任教師，她名叫潘 

靈車(Jackie PuUinger)，年輕漂亮，目光炯炯，下巴堅毅有力一這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窗有魅力，深信能夠U靠祈禱的力镜辩助海洛英瘸君子戒毒。她A:城案建立青年會，為 

吸毒者和露宿者服務，直至城寨清拆。她到今天仍在香港工作，锊稱曾協助超過五百名 

桡君子改過A新。

對於在惡劣生活環境中仍保持沉舂和自豪感的居民，城寨也提供了文化娛樂。麻將睥的 

噼啪铎令巷子生氣盎然。天台上有一些大小不亞於城赛内某些住宅單位的籠子，數百隻 

丧鴿在裏面咕咕叫。業餘中樂團幽怨的音樂，毎週兩次钤迴蕩在臭氣熏天的巷子中。

清拆所掀起的漣漪

港府在早年試岡淸拆城寨時遇到騷動，相較之下，在1987年，絕大多數居民都泰然接受 

淸拆的命運。由於中團政府完全赞成清拆計割，這顯然已是無法阻止之事。少數居民反 

抗，把自己反鎖在屋內閉守。但是，大多數人經過多年完全不明朗的牛活，奄無眷戀就 

收拾家當離開，搬到市區的公屋單位，那衷雖然欠缺生氣，但有舒適可霏的設施。對於 

執政者來説，包括很快會收回迠個殖民地的中國大陸官員，清拆城寨使他們如釋重負。 

而在城'猪的清拆工作排定日期並公佈後，人們才開始欣賞他們即將失去的事物。

1993年後，城寨獲得某極另類出格的永生不滅。早在1982年，以九龍為背景的警匪片《肖 

港旗兵》，就利用城寨脊造氣氛過人的埸景，片中最後二十分鍊的抬戰埸面是在城寨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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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的。但是，待到城寨被夷平，並在原址興迮傳統中式公園後，亞洲和西方的圖像蓥術 

家和設計師才真正發現他們失去了什麼，並開始大事翻蜱攝影紀錄•以尋找意念。

這並非首次有亞洲現代都市放肆狂野的累•觀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力。柬京外形亮輯的摩天 

大度，粗糙的混凝土巨大建築*還省雜亂無章擠在一起的陋屋，是1982年的電影《2020》 

(Blade Runner)的粱感來源之一。但九龍城寨卻是更锼富的源頭，啟發了一系列電+遊 

戲以及日文和中文的漫者故平。前衛設計師楊志超發現，城寨的頹靡美感是香港文化認 

同感的重要元素。楊志超在他的「住好啲」(G.O.D.)家具店和裝罝藝術作品中一再運用 

造個元索，喚起了全盛時期的城寨。之後，終極的讚美在2005年出現，在蝙蝠俠電影系 

列的最新一集中，名叫納羅斯島(The Narrows)的反派巢穴，明顯是以城寨的景觀為藍本。

這些城寨仿製品有些成本低廉，有些則很昂迓：日本製品超乎尋黹地注贯細節，但它們 

全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從城寨的外觀矜到人間地獄的完美形象，一個現代風格的反烏 

托邦，把骯髒、禍害、黑暗、混亂和危險的混凝土逑築，以及瘋狂的擁擠情况，集合成 

一個令人厭惡卻又無法抗拒的大雜佾• 一連串極令人反感的形象，是維多利亞時代鬼屋 

或者狄更斯時代倫敦擁擠的貧民窟在二十世紀末的再造。

還原黑暗之城的結構

飆刺的是，林保贤(Ian Lambot)和吉拉德(Greg Girard)在二十多年前決定拍攝城寨，我 

也大約在同一時間到訪城寨，並把觀感寫在此書第一版的導論中，我們那樣做並非因為 

認為自己碰到地獄的新景象。我們三人都覺得，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迠個地方的弔詭之 

處：事實上，儘管它的興建方式很瘋狂和無法無天，卻成功給予居民一個值得過的生活。

我當時提出的看法至今仍然非常貼切：「城寨的迷人之處，在於它雖有可怕的缺點，但它 

的迮造者和居民所成功創造的事物，是擁打一切金錢資源和知識的現代述築師所無法做



到的：這座城成為r冇機的巨大結構』，在其整個存在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因應 

使用者的不同要求而變化，滿足由供水至宗教的齐棟需要，同時提供大家庭的溫暖和親 

密……這個巨大貧民窟最終日薄西山之時，也許有足夠理由用欣赏的眼光來看待它，並 

加以讚頌。j

我們不是唯一持迫種看法的人，大約在同一時間•也就是城寨被淸拆前幾個月，也有其 

他人得出同一違反a覺的結論。尤其是在喇名香港建築師眼中，城寨不凡之處並非其龌 

齪鄙陋，而是其適居性：事實是，城寨雖然原始，但對於城内數以萬計的居民來説，它 

是個非常令人滿意的居住地。

香港出生的美籍让築師何巽(Suenn Ho)，在紐約聽到城寨即將清拆的消息，頓生一股強 

烈衝動•希望在城菜仍然屹立時去研究它。她獲得富布賴特研究獎助金去做這件事，以 

前所未宥的仔細程度繪莪城寨內部情況。她逐磨繪製各鄰接大嘆的平面圖《揭示了建築 

物向上發展時形態如何變化，從而回應擴張的機舍。她寫道：「城寨內的建築物不放過拇 

個可以興建的機會…在建築物的平台和屋頂擴建，或擠進相鄰建築物留下的狹窄空間， 

可以獲得額外的可建築面積……這樣做通常沒有徴求相鄰業主的准許。J她繼續説：「九 

龍城寨顯示了公社制度在高密度居住環境屮的潛在力量和效率。公社生活為居民營造槲 

大的連繫感和依存感……儘管城菜是個饯名狼藉的貧民窟。J

陳喜漢(Aaron Tan)在這個貧民窟清拆在即時前往探索，同樣對於自己的發現感到不可 

思議•他發覺城棄「既貧窮又生氣勃勃J，他形容它是「都市環境中格格不入的事物…… 

是在缺乏有效的歷史、法律和秩序的情況下我生長的地方。」他竭力尋找了解它的矛盾 

成功的方法，並從法國當代铒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Deleuzd和菲力克斯•迦塔利(Rlix 

Guattari)的理論中找到解答，兩人探索古典、規劃、理性、嚼级結構之間的差異，無論 

在建築或者其他人類行動•他們稱之為「塊莖」(rhizome)的束西，為陳喜漢提供了答 

案。這個詞是希臘文「根的團塊」的意思，植物學屮也稱為「根菹」，在植物世界中，塊 

根的特點足會在斷裂處洱次增生。如德勒茲和迦塔利在他們的冉《千商原》(A Thou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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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aus)中説，塊莖是「異質性的實體，可能钤在任何一點斷開……但它會作舊的或新 

的斷裂部分再次生長」。

城寨的結構看來總是很危險，令人瞻戰心驚，它沒有什麼地基，建築物維持屹立，全靠與 

相鄰的违築物互相依傍固定，但城寨從沒發生嚴重的倒塌事故。它的f塊窀」性質是其原 

因。陳犇漢判斷：「空間、時間、物質和社會的結構愈是有彈性和模糊•幣艚結構就愈穩 

定。j換言之，混亂A有其作用。他繼續説：f那些逮築物具有塊莖性質，互相交錯、寄 

生和碰撺，由於缺乏結構化而顯得不連钗•難以辨認。J

建築師接受的所有訓練，都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着茧形式上的連貫-致、合理性和秩 

序，那為什麼迨對於注築師來説會如此迷人？原因是，在整個現代主義時期逑築師試圖 

做卻做不成的事，城寨全都做到了；今天現代主莪已成了過氣帛物，我們確實需要另外

-個名稱來取代它，找罅新的方向成為當務之急。城寨逆反建築學甚至工程學的一切傳 

統黹規，沒有表現等級制度或用途分區的準則，完全是在無政府狀態卜發展，不但發揮 

了功能並1!.繼縝成長，而追種成長方式，由逑築師設計的建築物是雔以想像的。

從建築网體「建築電訊J (Archigram)到黑川紀章，再到现查•羅傑斯(Richard Rogers)， 

乃至陳S漢的同事雷姆•庫哈斯(RemKoolhaas＞，在這些有遠見者的概念中，建築物應當 

極宫彈性M•至變動不居的性質•迮築物的命運不應在繪岡板I:斷然全部決定，而是能隨着 

因使用荇游移更易而不斷變化的需要而成畏，迮築物不應像古典让築學所想那樣反映柏 

拉圖忒等級制度，而應反映人類的贸際行為和互動方式，這是幾卜年來先鋒建築師渴望 

尋找的聖杯，而在九龍這個最受人郧夷的一隅，一個十.製的巨大結構把這些事情全都實 

現了。如同陳育漢所了解的，嚴令人扼腕並幾乎悲劇的事情是，在「虚無主義的」(他如此 

形容)英國人終於拆除城寨，償其夙願之後，外邊的世界才開始看到城寨不可思議的光榮。

今天我們所餘的，只有照片和呰經生活在那裹的人的回憶。但是，或許它在某個地方， 

以某捕方式播下的種子•會長出另一個怪異神奇的果贲





雜足r.nj的勞脚力來源，女性常然也不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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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智錦(Ho Chi Kam)在1974年寅下了城寨外圍東頭村道一個單位•但他從不怎樣走進城 

寨直到1985年•他在大井街10號開了一家理髮店•才真正走入城寨生活。

城寨的人都搬得七七八八了！而我這髮廊生意也大減，現在•我只是逢星期三回 

來一次，替熟客理髮。

我現在到了外頭打工，一樣做理髮；不同的是•在大井街這個樓上舖，我剪多少 

個髮•就有多少錢•但現在我幫老闆打工•日剪夜剪•做了一百元我才分到三成，即是 

説，若賺到九十元，我先要做夠三百元的生意•

我一直是理髮師傅，洗剪吹恤髮及剃纘樣樣都會。1974年，我在《成報》看到一 

則資樓廣吿，就在城寨外圍的東頭村道買了一個單位•但從來都不怎樣走進城寨，直到 

1985年，我問人借了一些錢，頂了(承購了)朋友的理髮店•就是現在大井街10號的 

這個樓上舖，當時朋友不想再做下去，便轉讓給我•可以說•就是由那時開始，我才真 

正在城寨生活•以前只不過是在外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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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寨，我是唯一的理髮店。試想想，城寨人口這麼多•只要一百人當中，有一 

人來我處剪髮，我都夠生意做了。我和老婆二人一起做•把收費定得低過外頭，通常早 

上九時開工，剪到夜晚無客為止，所以我們生意真的很好。洗頭水的供應也不是問題， 

我們通常貨一到就付款•

其實•我不想再説下去了 •真的沒有心情•我生意才做了五年，政府卻話拆就拆。 

我知道我們別無選擇•無論是否喜歡都要走，但最大的問題是，香港租金迨麼貴•我們 

根本無法重頭開始，我們無能力再開一間理髮店了 •

正在替城粟居民燙髮的何智錦•左為他太太•二人 

齊心合力經營小锑•沒料到這麼快便要面臨涓拆。 

城寨商舖賠償以面積計萁•亦以城寨的低相金計 

算。離開城赛•意味者造些小舖將被淘汰•無法面 

酎累外的激烈競爭。

伺智錦的理髮店是大井街的二褸店•鋪珀很近街喉 

—城寨唯一由政府供水的街喉•但不少人都非法 

把水管接駁街喉取水•令大井街頭頂滿是水管•有 

牡破了•有些則漏水•形成城槊中一條永無乾爽的 

街道。然而•何先生的髮廊•仍然生意不俗•城養 

居民就是貪其便宜和方便。



造是城赛其中一間人流最多的士多•每天都有不少 

街坊進進出出，稱買日用品和聊天。跟城寨其他士 

多一樣•這家士多也是一個星期七天•每天早上六 

時货窠至深夜。只是造家士多位處優越的大井街與 

能津路交界的轉角•與供水街喉懂數步之遙。從士 

多往大并街方向望去•食看到理髮旋《燈•那正是 

何智銘的髮型屋：再往前望•就是政府街喉•街坊 

正在排隊拿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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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元的士多•看起來雖然簡陋和随意•但卻是城 

寨街知巷聞的小超市•貨品齊備：柴米油鹽，煙仔 

和汽水•還有舊年代打風時市民必備的球頭豆豉 

鲮魚和午餐肉•鼓有趣的是還有養想不到的丨的嗒 

糖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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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元(Lee Pui Yuen)來香港之前是漁民• 1964年從汕尾偷渡來港。至1979年在大井街12 

號開始經營士多•才視香港為他的家。

1964年•我和其他海豐來的漁民在西寊上岸，等待我們的不是親友，而是香港警 

察。我們以為要被送返中國大陸，扣留了三日三夜後，卻有一個基督教會來幫我們找香 

港親友•我家姐在香港•她和丈夫及仔女住在城寨•我终於可以成功留在香港。

從漁民、工人到老闆

由一個海豐漁民•變成一個城市工人，我做過很多家工廠和打過很多份工•由紗 

廠到紡織廠•由街上賣水果到地盤做工人，我又住過深水埗•後來，搬入城寨生活，其 

踅是因為要投靠我家姐。她一家人和另外三個家庭，超過二十個人擠在城寨一個只有 

三百呎的單位•而我連屬於自己的床也沒有。

搬入城寨後，有一段時間，我是夜班紗廠工人，白天回到城寨•簡直無法入睡， 

因為周圍都很吵；有一次我還滾下樓梯，因為城寨實在太黑了。那時，我還時常想，我 

是否要返回海豐一我的家鄉？後來，我做地盤工人時，跌斷了手臂，這之後，我就不 

打工，開始跟姐夫做士多小生意，幫手買貨、入貨，例如廁紙買什麼貨，米買哪些好• 

我姐夫也曾在城寨開過士多，所以他熟悉士多的貨品。

輾轉十五年後，我終於找到機會開始自己的事業。1979年，我用了一萬六千港元 

頂手費，開了這家士多，前舖後居。當時租金三百元，現在就要租三千元了 •

在城寨的士多•是必須要每天結脹的•因為沒人會給城寨記脹，買貨又要每曰付 

清，推銷S來宣傳新產品也要我們付現金；住城寨也沒人肯替你買保險•也沒銀行願意 

小額貸款•卻有税務局來追税，真是煩死人。



一板之限•就是前舖後居。士多舖的關門時間 

很彈性•通常是李培元和老婆關窀視關澄的時 

間。

我們是城寨最大的士多，有七百平方呎•也算是小超市了。我們苜日用品、米和 

火水、罐頭和煙仔。如果街坊買火水，我可以揹一桶火水上10樓•重的如柴米油馥也 

都由我送貨，我能夠托四十斤米（約六十磅）上樓。雖然辛苦•但士多是自己的生意， 

沒辦法•在清拆城寨的消息未宣佈前，我們一天有四五千元生意。每天晚上的五至九時， 

街坊都愛來士多湊熱鬧•東看看西看看，會買好多東西回家=

別人眼屮的城寨人

我覺得做城寨人，就是會被歧視，人人都以為我們是野蠻人，就好像我的兒子去 

考民生害院時，一起參加面試的一個小孩，哭得稀里嘩啦，而我的兒子很乖很靜，怎料 

學校收了那小孩而不收我的兒子，所以我就說這是歧視。現在別人看我們不同了•現在 

我們有了賠償，人家會锩得每一位城寨的人都好有錢，我在城寨開店以來，從來無人問 

我拿保護費•我們日日開門至夜深，又無被打劫過：當然環境不太好啦。我們就睡在士 

多，凌晨四時的城寨好靜，不過收集垃圾時卻很嘈

雖然在城寨經營一間小士多，很難發達，但我賺到生活，結了婚•又買了兩層城 

寨樓•僅是這兩屑樓政府會賠我們八十萬•這真要多謝政府和共產黛，給我賠這麼多。 

我想，若不是因為北京政府提出要求，我們不會獲得這麼多賠償。我打算再找個地方做 

士多，又或者搞個檔铒生果-

不過•士多的舖位所獲得的賠償較少，只有八萬元，不知道現在的補償金還可否 

再調整？因為當時是我老婆矇矇査査地簽紙的•不過•我老婆是全世界最好的妻子，我 

們在香港認識和結婚•她事审幫我，由早到晚在士多裏幫手。

本來•我還想為士多爭取多一點賠償，但已簽了字，無辦法了•我就當是去賭• 

輸了囉！反正，我都受夠城寨了。現在，我每天都好悶•因為大家都搬走了，以前整個 

城寨都是小山寨廠•就如這條大井街12號舖位，租給我捫前，也是工廠•政府一宣佈 

清拆城寨•許多工廠便立即關門不做生意• 士多也沒有生意了 •以前•這裏很熱鬧，很 

多人來打麻雀和聊天，但現在街道卻空盪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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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煉爛的林俊逸吾愛城寨•因為那是他生活四十 

載的安槩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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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逸(LamTseng Yat)是老香港• 1926年舉家從鄉下搬來香港。四十年代中•一家搬進城 

寨生活•開了這家糧油雜货舖•立足城寨四十年有多。別人視城寨為三不管•他卻視城蕃 

為幸福家囲。

我生於1916年，來香港時只有十鈸•跟老豆和四個兄弟一起來•我半生和城寨 

結緣，二十年代•我們住在寨外的九龍城舊街市，老豆開了間糧油雜貨舖•後來一家搬 

到城寨側的沙浦道新街市，1仍舊經營雜貨舖，我們也在城寨買了一間屋•是一間兩層 

高的石屋。

R卜年老街坊

曰本仔打來時•我們在沙浦道的屋被毀掉。後來•我們一家在和平後•就搬入城 

寨•繼绪播油雜貨舖的生意。我們费米費火水、資花生油和火酒•也費香煙和水果。一 
做就四十年！

我認識城寨的所有街坊，大家也都認識我，在城寨幾十年了•無人向我們收過保 

護費•亦無人偷無人搶，在城寨住都好好呀！



六七十年代，大井街因為有街喉，街坊都來擔水，所以大井街好旺；不過，城寨 

其他街道也一樣好繁忙，如老人街、光明街和龍城道。

那時城寨真是好旺，好多人入來玩，滿街都有狗肉和蛇葵檔，半夜也有人入來食， 

但我不吃的•我們是老實父子檔，雜貨舖生意好好，比彌敦道的店更好。我們曾經是城 

赛最大的雜貨店，好多人來買米買鹽，要多請幾個人來送貨才搞得掂。

講到以前，我們就厲害啦！入貨是大批大批的入，每次落貨，啤酒成箱成箱，米 

就五六十袋；當然，逭麼多糫油雜貨，老鼠都一樣多，牠們什麼都吃，只有罐頭吃不到• 

幸好我們養了貓和狗，牠們會對付老鼠，

守住家園

雖然是城寨裏的店•但我們有向政府申請了合法牌照，店開了四十年•牌就拿了 

二十年•人家不拿•為什麼我們拿？因為我們以為拿了牌照•便可以正式用銀行服務， 

不過，其實都沒有怎樣用過•

城寨要拆，真是大件事！自消息宣佈的那天起，我們就要求舖換舖、屋換屋，不 

然，我們不是全部都要失業了？不耍説在外頭生存，賠得些少，想搞過另一間舖都不夠• 

如果政府不賠舖位，那就應賠足夠開新舖的錢•即是一百五十萬港元•

我和老婆住在城寨幾十年，子女都在這裏出世，個個都在城寨結婚生子•原本， 

子女和我們住在雜貨舖樓上的一樓及四樓，後來子女搬出城寨，我們才把一樓及四樓典 

掉，我和老婆就搬到店輿住，前舖後居•我四哥也住在城寨•亦有十二名子女•

我不會接受現時二十一萬元的賠倌，我會守住店舖，就算沒有生意，就算寮仔部 

（寮屋管制組，即現今的地政署）拿機關槍指住我，我都不會走！拆吧！他們可以拆了 

整個城寨•但全世界都知道•城寨不是一般的寮屋*我在城寨四十年了，這裹不應話拆 

就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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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城裹開雜貨鋪的陳伯•在舖典養了數隻貓 

咪•既是捉老鼠的工作貓•也是陳伯的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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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山(Cheng San)原是一位海員•老婆生到第六胎時•決定不再離家•於是在1968年到 

大井街這個又平又大的舖位開設木尺廠。鄭山的木尺工廠做了二十二年•木尺曾遠銷東南 

亞• 1990年因城寨清拆而結業、

未娶老婆之前•我家在九龍城• 1947年•我家在城南道，1就在城寨南門外• 

四十年代的城寨只有一座山丘、幾幅菜田和幾間石屋，沒有道路。我記得只有一間舖頭• 

叫鄭萬源(Cheng Man Yuen)。五十年代後•城寨開始多了木屋和鐵皮屋，那時還未有高 

樓大廈•要到了六十年代的「暴動」之後•城寨才真正起高摟。

我以前是海員•到了 1967年才上岸，因為老婆生到第六胎，我又將近四十歲了； 

那時•一家已搬往牛頭角政府屋邨•

由海W轉做艮木尺

不當海員•我又不會做生意•後來有個親戚提議去做手工木尺•説這行好好做。 

於是•我便租了土瓜灣高山道的一個工場來開木尺廠。到了 1968年•我才找到城寨逭 

個租金便宜、地方又大的工場，於是便把工廠搬入來》這衷有六百平方呎地方，我僱用 

了十個八個工人•又透過一個海員朋友，把我們的木尺出口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不過•到了八十年代，這工場就只剩我一個人•而生產的木尺只在本地及澳門货， 

但我仍然有幾百個本地客，和幾個海外客仔•我是自己做自己賣•並無中介•

雖然城寨是「三不管』•但一直無人煩過我，就連道友都不會給我麻煩•最多只 

要給他們三兩元便可以打發走，在城寨開廠一直都幾好。最大的難題，反而是運木和木 

尺，請人把木抬入來好贵的！以前子女還小時•個個都幫到手，現在只有細女有時到舖 

頭幫忙；真的太重時，我會叫個仔锻；如果是附近的熟客，我老婆便會幫忙送貨。我一 

個人•都做了十年了•



十二吋木問尺我費三十多港元一打；十八吋就铒每打四十元；三十六吋的就每 

六十元一打。每月生產多少木尺•是沒有規定的！有訂単，我便做；不過•通常都是日 

做夜做，早展十時開工，鋸木和磨尺，做到凌晨十二時甚至半夜三更，但每晚我一定有 

兩小時休息和吃飯時間•通常是晚上七時至九時•晚飯後，我就為木尺上漆；而我的細 

女也會幫忙，量度和印好紙樣•

一人「.廠

城寨要拆•當然影響我。有些熟客都不再找我做尺了，因為擔心城寨快要淸拆， 

怕我們交不到貨。

我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在城寨生活•好少出城寨-除了早晨去飲茶，我覺得外頭 

都沒什麼特別呀！以前我阿媽未過世時，有人照顧六個細路（小孩），老婆也會留在木 

尺廠陪我和煮飯，六個細路都會在工場吃晚飯•吃完飯才返回牛頭角，不過•現在老人 

家走了•老婆要回家打理家頭细務，仔女亦要上班•沒有人會留在這裏了•只剰我細女 

每天煮好飯給我後，才返回牛頭角屋企♦我不敢不留在木尺廠•因為怕道友會在晚上進 

來偷走木材•

我當然不想城寨拆！我想做多幾年才退休，如果城寨拆，即是我要立即退休。我 

的工場是租的，賠倌只有六萬港元，少得不夠裝修新工場。我跟房屋署說，我只要求把 

工廠做下去•叫他們找什麼地方給我，我什麼地方都去；如果他們不管•那拆就拆吧！ 

我不會阻止•但我也不會接受僅僅六萬元的賠償、

我在逭裏二十二年了•是一段漫長的歲月•我膂得我應和業主~樣•可獲得三十 

萬港元的賠償。我每月交租•每□工作：若要在寨外租地方，這樣的工場要租六千元； 

我已無能為力了 •我只好放棄這間木尺廠。房屋署的職員來跟我説，叫我搬走•我就跟 

他說，耍走的是你呀！你再不走，小心我把鋸。

賠償根據政府量度間屋的大小•得出尺寸算錢•但亦有街坊選擇上樓（入住政府 

屋邨）•有些也不滿意•因為獲派的地點很遠。街坊福利會都幫不了什麼，我們一班沒 

有得到滿意賠馆的居民，已組成團體，包括商舖及街坊約有二百人，開會討論如何爭取 

賠償•反對的街坊都像我的個案，不反對的是那些有幾層樓收租的人。

不要怕政府，我是不會放過任何表達意見的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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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裹完全無視一切普遍認可的用途分區規割•工廠 

和住宅比鄰而立•分享與蔓延到公共街巷。你在某 

搽走廊可能見到本地塋膠工廠的製成品正在包裝• 

準備交連•而在另一條走廊•可能掛若菜家人晾報 

的衣服。每特一個胄都有《砉•對於有冒險稍神的 

人來説•不知通往何處的畏走廊捸是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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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城裹街道己十分险暗骯賊•居民军 

可另關蹊徑•走樓與樓之問的棧道•街坊在大 

廈與天台都能找出相通棧道•在造個巨大的網 

絡上•不時有醒目小商人•開設通道小士多• 

高層住客無需爬上爬落•就可買到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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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良寶（Lam Leung Po） •在大幷三巷開設®吞和魚肉工場•小小工場算是城寨內乾淨整齊 

得可以拿獎的模範店舖了。

大井街在城寨未建成時，已經是區內有名的街道，因為街上有一口大井，又大又 

清甜，在建城後一直是居民的主要水源•由城寨南門往北•大井街位於中軸線上龍津大 

樓（龍津義學）前，是一條很短的橫街•西接老人街，東接光明街，老人街上又有三條 

小巷•林良寶與拍檔的魚肉餃工場就在大井三巷，在政府提供的街喉附近•工場炮製的 

是鳗魚餡料的魚肉姣•以及產自泰國的墨魚丸，每天生產三百斤魚肉送往寨外的二百多 

間店舖，而墨魚丸送則送往一百多家食肆•因為產品較髙檔，所以林良寶以此為榮。

原先林良寶和拍擋在寨外開設鳗魚肉工場，他們的工場位於貼近城寨邊的西頭村 

平房，但於八十年代被政府清拆。為了營生，林良寶只好退入城棄；人家説城寨條件差， 

但他們則覺得城寨條件好，因為又平租又多新移民，又無衛生幫（衛生督察）査牌照• 

城寨對於六十至八十年代迅速發展的山寨廠和山寨工場來説，是省時省审的天堂。



工人都是城寨的鄰居•工作氣氛較輕鬆•動作也較 

緩悛•不似得現代流水作業的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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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東財(HuiTung Choy)十六歲從家鄉來港•七十年代於光明街開設製鍾工場•與家人安居 

於工場樓上的一個小單位內。

許東財的小小製麵工場•簡陋而細小一一前面是搓麵工作台•後面是麵粉及切麵 

機，麵條做好會繞成麵餅•跟着用雞皮紙包好•用尼龍繩紮好•交給兼職的年輕人送出 

城寨食肆，通常早午各送一次•在1980年的全盛時期，這小工場日產一千個麵餅•還 

有五個工友幫手。

許東財自小父母雙亡，十六歲從廣東省新會縣(現改為新會區)跟着阿姨來香港， 

從此學做篋。七十年代他和朋友創業，找到城寨光明街舖位開始生產自家的麵條。當時 

月租一百元港元。二十多年後，月租升至一千三百元•幸好一家人不用擠住在工場內， 

而是住在樓上的一個小單位，



許東財在光明街製作麵餅• 200呎的工場內無窗無 

冷氣•只有一扇門•在細小而無空氣財流的空問• 

每天還要濟上老婆•以及放學回來做功課的兩個女 

兒。

晚上的麵粉床是兩個女兒的遊樂場•睡粉如雪也如 

沙•可以任意比比劃剷•不失為一個創意魇法遊樂 

場•而最右的逬閘和門上的字•正是清拆的登記號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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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瑞(Chan Wai Chui)-在老人街開段製麵工場•堅倍只有手桿麵是遇彈牙•只有手桿雲 

吞皮最有口感。

如果陳偉瑞(Chan Wai Chui)的製麵工場仍在的話，今天應該會叫做製麵工房• 

又或手工麵作坊。因為他們的製麵過程除了攪麵粉有機器參與外•其餘工序由壓麵糰到 

搓皮切皮等•都是手工桿•

1979年•陳偉瑞和另外兩位師傅拍擋位於橫頭磡的老麵廠•因為原址要建地鐵站• 

故面臨清拆的命運。他們在港九尋尋覓覓，正值香港經濟起飛、樓價飛漲•最後只感到 

唯有城寨可以生存。於是他們以二十萬港元，在街坊福利會見證下，買下了城寨老人街 

這個舖位，繼缳製麵•沒料到短短十年•又再面臨城寨清拆•小小製麵工場命運將如何？ 

城寨淸拆時•兩位師傅都已五六十歲•寨外生存成本太貴了，大家都找不到繼續做下去 

的理由。

這個小小製錘工房•每天可生產五百斤全蛋麵、五十斤雲呑皮，無論未來是否能 

繼鑲，四大師傅異口同聲説|只有手桿麵是最彈牙，只有手桿雲呑皮锻有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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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拆前夕•陳億瑞等三位師傅的製麵工場•有今天 

難得一見的竹竿打鐳。三人合作造鳕造雲吞皮•一 

做就是幾十年。坐在竹竿上打踴的是岑師傅（左）• 

其餘兩位是陳偉瑞（中）及關師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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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師傅精湛桿麵功夫

従攪拯粉榱取出大錁糰•用竹竿壓•師傅甚至會坐上竹竿上•像坐搖搖板般 

彈•幫麩粉逢動•只要怡到好處•麵條就會更有弹性。

把麵糰搓開•推開搓薄•用棍子作軸心，捲起麵皮猶如捲一匹布。岑師傅每 

天會做一百磅銹和雲吞皮。

把一軸麵皮攤開•輕輕疆上一點鏜粉•岑師傅熟手榫錘•搓成溥薄的雰吞皮• 

等待切成小方塊。岑師傅说：「我從沒有量度我做的雲吞皮有多薄•但我知 

道手做的•怎樣也比榱器的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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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至八十年代•香港人吃的糖果不少都是本地生產•尤其是椰子糖和果汁糖李玉珍(Lee 

Yu Chun)和家人刻苦經營的糖果工場•在深水埗時遇上漘拆•幾蛵波折• 一家勗後選揮走 

入城寨西城路12號開了潮豐糖果廠• 一做二十多年。

我自小喜歡食波板糖•所以我想是我啟發了阿爸開糖果廠的。六十年代，阿爸從 

海外歸來•做的不是糖果廠•而是肥皂工場•但我每天都會跑去附近一家糖果廠買糖吃。 

直到1964年•阿爸终於不做肥皂改做糖果了 •一家就開始幫手做糖果=我當時只有十歲• 

還有兩個阿哥。

起初•我們連攪糖懺都沒有•也沒有客戶，一家人就是這愫一手一腳開始了這家 

糖果廠•叫潮豐(Chiu Fung)，阿爸先會放十磅糖入大煲煮溶•再用人手一粒粒壓成糖果， 

阿哥就拿糖果到附近資，後來•贾糖果的人愈來愈多•鄰居也來做包糖果幫工，我們為 

潮豐申請贪物工場牌照•都未來得及搞好手續•深水埗的工場就要拆屋了。

落腳城窠成家庭式山窠廠

潮豐是1967年搬來城寨的。深水埗的工場拆了 •我們一家便搬到慈雲山。初時 

阿爸以為工場也應在慈雲山，在慈雲山到處找舖位•找來找去都找不到適合做工場的， 

後來有一個顧客好熱心•介紹我們去城寨•

阿爸去看了，就決定搬入城寨=我們租了兩層村屋做工場•樓上包裝糖果•褸下 

熱糖及壓糖、後來這村屋要拆，很快我們便找到現在西城路的位置。初時工場是租的• 

後來阿爸以四萬港元買了，

在六十年代製作糖果•我家是用炭爐溶糖，後來改用火水爐•很快再改為攪糖機， 

這些機器很贵但很好用•五十磅糖只需半小時就能溶掉•大概十五分鐘就可壓成糖果



李玉珍的山寨工場囊•包裝工人都是來自左鄰 

右里的兒童與主闲。李玉珍的仔女和鄰居•有 

時會在放學後到工廠幫手。

我們的椰子糖及果汁糖都是費給本地的舖頭，亦會铒去澳門，也有资給玩具商， 

他們把糖果放進玩具费•我們連包裝也省回，我們也有銷售員的•我哥哥就是其中之一， 

用大小貨車送貨都由他們包辦。這種小工場資金很少，落貨送貨也靠個f信j字•通常 

他們付清尾數後，我們才開始做新單，工場大概會儲存一千磅糖果•

至今，我們的工場仍是家庭手作仔•即是一家人落手落腳I例如我的七十歲袓母 

也會來幫手，因為她在家太悶了！我們用什麼來做糖果？就是糖、色索、食用香料及椰 

子油•糖紙以前用英國的•但現在太貴了 •改用日本紙了•我們的糖果有椰子味、橙味、 

士多啤梨、香蕉及悴檬味。沒有人監管我們出產的糖果品質，自己管自己，但如果我們 

的品質不好，就不會有這麼多人來買，

勞工處有時也會來巡査工場內有多少工人，我想他們肯定看到這裏有兒童及少 

年•他們都是城寨的左鄰右里，工時沒有限定，什麼時候走都隨他們喜歡•所以可以做 

半小時就回家。包糖果的工錢是以一磅四毫子計算，而二十年前，一磅糖的工錢是斗零 

（五仙）。這些細路不一定是窮孩子，因為很多都是來賺零用錢的。疽問糖果及椰子糖 

廠就像一所學校，他們小時候來，長大就離開，一批一批好像畢樂生•有些進了大學還 

常常來探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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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蹵糖果廠放了六部自勧製槠機•製糖時细小的空 

問又悶熱又黏答答•故此所有包裝工作都延伸至工 

廠外的西城二巷進行。

阿爸說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生產糖果是朝七晚六，但包裝糖果就會做到夜晚九點、不過•反正是自己工，做 

到累就停。我和兩個阿哥都相處好好•不會為錢爭拗，總的來説•我們賺到人工比廠內 

的工人多少少。我們也有報税，潮豐有盈餘但不用交税，税務局通知我們未來三年都不 

用交税，因為我們把錢都投資買了六部自動製糖機。

我們雖然在城寨，但製作糖果的成份安全依從政府法例，重簠也採用了公制。就 

像前一陣子政府宣佈有一隻粉紅色食物顏料含有水銀•我們便立即停用。你可以牟我們 

的糖果去化驗•肯定找不到有毒的物質•而且我們的糖是沒有用防腐劑的•

我們的糖果工場現在都全自動化了。不過，那六部自動製糖機在今天已用不上了， 

因為城寨快要拆掉•居民已陸續搬離=我知道走出城寨我們的競爭力就會下降•在外頭 

又不易找到這麼多鄰居工人。在外頭•這些糖脔八元或九元一磅，我們在城寨製作就質 

五元，因為逭衷我們不用交租，不用理會什麼成本•很簡單就可维持小小糖果廠

父親教導我們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十年前出過城寨打工•每天去一家電子 

廠做數小時•阿哥就去了一家塑膠廠，但只有冋到潮豐才自由自在。我學歷只有初中程 

度•如果要去打工，我寧願留在自己的糖果廠•為自己工作。



嚴

國

源

場
老
間

Yis  K
w
s
k  Y

u
e
n

人家話城寨黑暗、烏煙瘴氣•但在老人街開設燒臘工場的嚴國源(Yim Kwok Yuen)卻覺得 

城寨很好。他期望城寨不要拆•谴績在此和弟弟一齊做燒臘。

我讀得害少•我货得城寨沒問題：離開城寨•我知道我根本沒法在外頭生存•

我離開廣東的農村來香港時，已經三十五歲了。那時是1978年•當時家裏太窮• 

只有毂物和野菜可吃，經常捱餓。冬天捱凍•旻天就被蚊叮到傻，我是個農夫，但自己 

沒有地，要替人耕田，天光四時起來做到夜晚，工錢是二至三毛錢，我父母已老去，我 

又是七兄弟姊妹中的老大•所以年紀很小就要撐起成頭家。

偷渡到港賣燒臘

1971年後•我幾乎每年都偷渡來香港一次•但往往都會給公安抓回去•要坐牢又 

無飯吃，我暈過幾次，但都沒辦法•如果我有自己的田，我也不想偷渡'

我不是游水來的，我是涉水過河，河有一米深，再爬過幾個山頭，穿過密林，皮 

膚都給荊棘割破。我每次都被捉回•捉了又再來。

這個燒臘工場是我在1981年開的，那時我來了香港幾年。我鼇得香港是天堂， 

在農村只有死路一條。我初到香港時•住在我阿叔家•在焼臌店做學徒。做了幾個月後• 

我就去阿叔在城寨的燒臘店打工*三年後，我的弟弟也來了，兩兄弟拍檔一起做燒臘 

起初•我們是在阿叔的店裏•境，再到街上擺檔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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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們找到這個老人街舖位，便租下來開燒臘工場，沒料到又要拆了，如 

果可以•最希望政府能補償• •個檔位給我們•但我知道申請食物製造工場牌照不容易。 

就算有燒臘牌•我們也要搬去新界，燒臘要熱吃，由新界車到出市區，都涼了。我膂得 

將來很難再做下去。但其茛外邊的燒瞬舖一樣無牌，政府沒有發食物製造工場牌照給他 

們•燒臘舖的牌只不過是飲食牌照•

工場的租是二千元一個月，包水電，我想我們的水一半是來自井水，一半是偷街 

喉的水；這裏人人都用井水，食水就會用街喉的。

無牌燒臘工的n常

我仍是每天四時起身，和弟弟一起燒豬、燒雞和焼鵝，跟着拿去贲大仙街市脔“ 

因為我們是無牌小販，只可以偷偷在早上六時至八時擺啻•之後我會返回城寨•吃早餐 

和醃製下午要燒的肉•大概十時我就會回家煮飯吃。

我被拉過五次了•要交付七百元保釋金及五百元罰款•但黃大仙的警察會還你手 

推車和其他工具，只沒收你的焼躲-每天下午三時•我便會再到黃大仙推檔寳燒滕•夜 

晚差不多七八時才回家•

要燒好一隻焼豬，大概要一小時*我會用調味料、鹽和糖•還有燒酒等醃•你可 

以用親白酒醃的•但用普通孖蒸也可以。首先放豬入煽爐•燭約二至三成熟•拿出來要 

在豬身刺一些孔•放豬皮的熱氣出來，不然隻燒豬不會燒得好看，然後用猛火燒豬的皮， 

豬皮脆卜卜就會起酥脆的麻皮•香噴噴熱辣辣的，就可以拿去街市皆。我們的雪概通常 

會儲存十隻豬，

這些豬哪輿買回來？都是從長沙灣屠房來的•我和弟弟與一位豬商相熟•他們會 

把豬劏好送過來•一隻豬連洗連切放入大雪櫃•便要弄差不多三小時。整個工場夏天會 

好熱•汗如雨下•燭爐又熱，s櫃又吵耳•但工場只有風扇•工場也有伙食提供•那當 

然也有老鼠和曱甴（蟑姆n •不過你可以放心•我們比其他的燒臘衛生•外頭的工場通常 

不洗豬就燒，我們就會將豬清潔得一乾二淨=



賣燒豬夠糊ri離開城寨難生存

我們一天通常可以賣三隻豬，賺取二千至三千元，但如果走鬼（警察來抓無牌小 

販）就只賣到一隻。過時過節，或是公眾假期時，便無人捉小販，我們可以曹二十至 

三十隻。這時候，我和弟弟都會做到通宵不睡覺•

脔燒豬賺到錢後，我就回鄉娶老婆，以及買下城寨的物業、八年前•我開始申請 

老婆和仔女來香港，如果他們能在城寨拆之前來就太好了•我現在已有兩個城寨物業， 

我用了八萬元買了第一個單位，但環境好差又沒有窗；後來再在這個單位樓上幾層買了 

第二個有窗的單位•

我未買第一個無窗的單位時，在城寨和七個男人分租一間房，就是在二百呎的房 

間裏，住滿了八個堺身寡佬•現在，我和阿叔、弟弟住其中一個有三房兩廳的單位，我 

們有電視機和洗衣機，還有冷氣機•我們要到天氣很熱時才會開冷氣，幸好我們未試過 

停電。另一個物業則租了出去，每月可有八百元租金收入•

本來，我打算裔了第一個物業，怎料城寨又話要拆！據説，這兩個單位可獲得約 

八十萬元的賠償。雖然我可以獲得賠償金，但我想在城寨清拆這件事上，我不會獲利• 

除非我能再有自己的房屋。我算給你看，首先舖位是租的，只賠償搬遷費，而我的工埸 

投資了三萬元，現在我得有最少五萬元才夠另搞一個新工場。如果我選擇入住一個公屋 

單位，我的賠倌就會減少，以後還要交租；若然我買榷，我又要花好多錢裝修和搬厘， 

逭還未算我要買一層樓給我的弟弟呢！

我來自一條貧窮的農村，來香港時我什麼也不怕•城寨也比榔下好得多•唯一鄉 

下較好的•就是空氣質素•在城寨，從來都沒有人欺負過我們；但離開城寨，對我這種 

無讀過南的人，我感到處處都很難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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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發冰室面向大街.吸引不少城蓁內 

外居民光助。像逭位顧客.手執一份 

報紙•忙輿偷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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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曰香港茶餐齬的駑驚卡座•永遠不停地緩緩轉的吊扇•就是松發冰室三+年不變的格局。 

吳錦妹(Ng Karn Mui)家族打理的松發冰室•位於東頭村道18號•面對大街•位置開揚• 

每天也有日照和斜陽•例牌的咖啡奶茶•例牌的叉燒蛋飯•是司機大佬的至愛。

我自小在冰室生活和工作•舖頭由火水燈到電燈，由平房到髙樓•真是一做三十

年啊！

奶茶咖啡、粥粉麵飯，松發冰室什麼也有得音1961年開業時，我們邇賣豆漿和 

小米粥，可惜，冰室將於1991年清拆。冰室開業的第一天•我就住在這裏，就算父親 

去世•有人叫我們窗掉冰室•阿媽還是守住不资，因為這是父親的心血•

我阿媽很怕事•阿爸也很斯文，他受過教育，從事文職工作，阿媽和子女就打理 

松發冰室•原先我們住在港島，但父母感到留在港島沒法出頭，於是一家搬到城寨•開 

了這家冰室，前舖後居，算是有個落腳點。城寨是個潮州人社區•雖然我阿媽也是潮州 

人•但我們在寨內無親無故•為免多事•阿媽會交保護費，當年那不過是三幾元的事， 

説城寨很安全•黑社會不在寨內搞事，也不全對，因為母親見過不少人打架•鬼打鬼， 

因為城寨這塊肥豬肉愈來愈多人搶•買屋起樓，從中取利。

我們一家搬到城寨時•這裏的屋大多只有一層高•跟山邊的木屋差不多，當時的 

城寨無水無電•我們要去街喉擔水：個個小孩都是剝光豬在街喉洗澡，那時的小孩不像 

今天怕醜雖然我們可以在街上洗澡，卻不可以在街上玩*哥哥和我一放學就要回到冰 

室•有時阿媽聽到巷裹有人打架或吵駡•她便會立即命令我們行返入冰室•不准留在 

店外•

拆一層賠兩層的年代

我讀完小學•就沒有讀害•在冰室幫手• 一幫就幫到今時今日。在那舊年代•沒 

有強制教育，有些父母是不在乎孩子讀不讀書的•但我阿爸不同，他堅持孩子必須上學。 

我到寨外一間教會學校上學•就是位於今天美東邨1附近的福德小學。美東邨在我小時 

候還未建成，我每天上學繞過的只是四條小村，一律是平房石屋，

我上小學時是六十年代•記得寨內有一家教會幼稚園•我每次經過•那位女校長 

都會用小孩子的語氣跟我説：「小朋友！入來讀著識幾個字•好過無地方去。」我也記得 

城寨外附近有一家左派學抆•好像叫「新華學校」•由陳協庭(音譯)創辦。



七十年代，城寨的變化很大，愈來愈多人搬進來•旁邊的矮房都被人收購建高樓， 

發展商叫價是拆一層換兩層。松發的位置也拆了，建了現在的十一層樓，發展商給我們 

一處地方暫住，賠償我們七千港元，我覺得很合理，因為那時的工資才不過一千港元一 

個月•

九個月後松發冰室重開•舖位樓底高了很多，很通爽，還有了電燈，是中華爾力 

供電•但我們仍然沒有冷氣機。五六十年代時，城寨是沒有供電的•晚上黑漆漆，我還 

記得家裏點菪火水燈，我伏在燈下做功課的情景。松發冰室里開後，燈火通明，舖面開 

揚，冰室什麼客人都有•一天到晚都很熱鬧•七十年代的城寨•也算很和諧•沒什麼打 

劫或搶掠•個個人都很勤力，從早做到晚•松發早上九時開舖，很晚還未關門。

現在大家都搬離城寨了！客人很少了。

第二代人以城窠為家

城寨要拆？真令人吃驁！松發捱到今天•我阿媽花了很多心血，第二代城寨人視 

這裹為家，這裹是由他們建立起來，他們也在此謀生•我們經歷的和走過的•實在難以 

言喻，政府似乎無法理解和體諒居民，反而以前城寨沒有政府管•要建什麼要拆什麼• 

也會考慮居民的意見•

在城寨生活，一直受到社會歧視。以前被人話「住得城寨唔慌好人」•現在城寨 

話拆，居民講賠償，又被人話「貪心j !政府根本沒徵詢居民意見，話拆就拆，大家推 

搪話城寨的事唔到你話事：但其實政府一早就在城寨話事，六十年代起政府開始管制黃 

賭毒•現在宣佈話拆，卻反過來不理我們的意見•

我要求政府給我家賠償五百萬元，因為我們再找不到一處如城寨那麼好的地方， 

阿媽和我再不能開冰室•即由現在起我要養我阿媽一世，我要買一層樓給阿媽•現在大 

概一百萬港元•

對我們來說•城寨猶如「鎭飯碗」，我感到我是受害者：不過，我也承認今天的 

城寨確官存在好多問題，不再是從前的平房和菜田•那時鄰舍關係友善，見面打招呼。 

自從城寨建了密質質的樓後•我便很少入城寨了，我都是留在松發這邊的街上=我現在 

還要返另一份工，便簡直不行入寨內了；就算讓我行入去，我肯定也會迷路，

我試過找政府表達意見，但他們充耳不聞。現在•他們只慷把城寨撕裂•施加他 

們想要的東西。我阿媽也不想講太多過去，我也像阿媽•是個很硬朗的女人，也不會被 

人呼來喚去•我性格老實、直接了當，你最好吿訴我究竟發生什麼事？

七
十
年
代•

美
東
邨
是
全
港
最
小
型
的
屋
邨•

全
邨
計
劃
建
六
座•

但
建
了 

多
年
仍
只
得I

座

。
其
除
五
座
相
闲
幾
十
年
才
完
成•

主
要
是
政
府
未
能
收 

回
城
裹
对
面
的W

愛
村
及
培
民
村
平
房
區
。
关
東
邨
虽
後
一
座
於
二O

 

I  O
 

年
才
能
興
洼•

第I

座
與
第
六
座
的
興
建
時
間
相
隔
畏
連
三+

五
年•



JR 之城 136 | 137



上海聯安記點心與雜貨店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城寨似邊柬正道•挨着城寨 

的一排摟，又在外解建了一行大排憧和小商舖• 

到了八十年代初•這一排路的鐵皮屋和平房已 

普遍誤作城寨小弄•白天有小吃和粥粉麵飯• 

晚上有小炒主滾粥，成為不少司機大佬的至愛• 

他們把車一斿•就可嘆到奶茶咖啡三文治•

今天我們看到的城寨•像圖中位於東正道井井 

有條的五金舖，以及看來還可以的聯安記上海 

點心•都已是後城寨時代的店舖♦五六十年代 

城寨著名的食堂I哪畲是這等與杏港同步的茶 

餐頗風格？回到六十年代•內街就是拘肉店和 

「發財埋邊j，地上放着叫人喱心的大熱水盆• 

躺若死去的黑唐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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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城路杏香齋士多

斜陽漏入西城路•映照杏香齋士多泛黃的招牌 

及樓梯•給我們無限想像的空問•

正如呂大樂在〈傳說中的「三不管』地帶〉中 

所言：「九龍城寨的確有它獨一無二之處—— 

它是很多人口中的f三不管J地帶……在很多

人眼中•作為一處制度意義上f真空j的社 

區，什麼事情都可以在城寨內發生……它有可 

能將我們平日所接觸到的香港社會的現實•完 

全顛倒過來•有另一套我們不太明白的社會秩 

序....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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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蛋工場

光明街擁有最多魚蛋工場，短短由南至北就有 

五六家，加上西城路的四家，大井街及龍津路 

等每條街上都有三家•還有橫街及後巷的魚蛋 

工場•以及樓上舖•粗略估計城寨裹的魚蛋工

場多至六十家•聞說城寨曾供應全港八成食肆 

的魚蛋，只要你吃過魚蛋粉•就應吃過城寨出 

品！



砵仔糕與老婆餅

除了魚蛋外，城寨典也有香港地道美食老婆餅和 

砵仔糕的製作工場•砵仔糕原來是逭樣「煉成J 
的！別笑工人的開工服寒微，如留意看他們用的

蒸糕爐•便會發現這些砵仔糕是用炭火製成的• 

一般城寨用的蒸壚都是火水爐和石油氣爐•所以 

用上炭火•可説是十分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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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巡檢司的要塞

茱莉亞•威爾金森 

Julia Wilkinson

九飽城寨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個最為異常的事物。香港沒有一處地方比位個面積六英畝 

半的貧民窟的身份更混亂，或者更能引起更大的爭議。中國和英國都钱稱擁有城'愁上權， 

但闸國都沒有恰當地管理這個地方•城寨成為法律上的三不管地帶，是惡名昭彰的黑暗 

和罪惡之城。

九龍街上的屮阈大炮

城寨誕生的濫哚不是罪惡，而是鹽。宋朝（公元960至1297年）時，九龍束北沿岸有 

£要鹽場，是新安縣幾個鹽場之一，那時候稱為「官富場」，而九龍這個民間俗稱要到 

1840年才為官方採用。早在宋朝時，此地就興建了一座小型邊塞，以供管理鹽政的朝廷 

官兵駐紮。在1277年，年輕的宋朝皇帝為逃避闹年前入侵屮國南方的蒙古人，曾將「行 

宮」遷移此地，駐蹕了一段短時間。

本地人稱這個屮國帝制時代的邊塞為「九龍城」，它位於名叫「九艇街」聚落的西北方

—九龍街在1890年代，因賭館林立而惡名昭彰。至於那座邊防要塞，有幾百年湮沒 

無聞，直至1668年，有了駐兵三十人的墩奄。過了一些年後，駐兵人數滅至十人。在 

1810年，在靠近海岸不過四分之一英里的地點•增設f九龍寨炮台，與香港岛隔海相望， 

由於炮台佔據rin棟咽喉位罝，不久就臀名遠播，流傳後世。



約1868年九驩城累一帶-

（高滹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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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從前方稻田望向城裹的景象。當眄城寨和四 

困土地仍被視為落後閉塞的地方•但同年在九徒城 

旁邊的九靝灣•有部分區域被填海造陸•並在三年 

後成為啟德機場的所在地•探誌着造個地區的命運 

的重大變化。



英闕在1841年佔領香港a，中國人不得不加以冋應。英國人可能入侵九龍，他們孩如何 

防锲？在1843年，他們決定把管轄附近四百九k二條忖落的巡檢移駐九龍寨，一同遷移 

的還有新安縣軍事首長（譯註：大鵾協副將），並把守軍增至一百五十人。

闸麼總督不久就逑議加固炮台，興迖官衙、兵房和練兵設施等。其中，他最重要的诖簿 

是築起城牆。築城工作大約在1847年完竣，將原本不起眼的炮台改成九龍城寨。1呑港 

夷人來説，這座城是中國朗廷控制權的有形及心理上的象徴。

香港輔政司駱克（J. H. Stewart Lockhart）在1898年對新近租借的新界的綢查中，對於城 

寨城牆規模之巨大，作了以下描述：「城牆是以花崗岩方石砌成，牆頂寃十五英尺，平均 

髙度為十三英尺。」城池大約呈平行叫邊形，長宽為七百英尺乘四百英尺•圈圍在城牆內 

的土地面積柯六英畝半，從其北邊角落沿後方嶙峋山丘而建的早期伸延部分，已經廢棄 

不用。城池有六座哨垒（那時被用作民居》、四個城門、有一百一十九個炮眼的花崗岩垛 

牆，還有幾十門大炮。「九龍或許……可稱為大炮之城，J 1904年《香港周報》（Hongkong 

Weekly Press）的一篇文章寫道：「走到哪裏都會兑到廢棄的古炮。J

城池阐城築起小社區

城牆建成後不久，九龍城寨的設施更形完善，包括衙門（九鼴巡檢司的官署）、設在東門 

附近的惜字亭，以及1847年落成的龍津義學——設立這所學校是為灌輸道德教化，以抗 

衡外夷的影钾，這裏也是官員舉行會議的地方。到了 1880年，慈善團髋樂善堂成立，為 

周邊H落興辦義學和贈脔施藥。

城寨所無的事物是市集，爭宵t任何商店都W諸闕如。它的原型是為官H和兵弁而建立 

的駐單鎮。在1898年，常地駐眾有五百人，平民二百人，而這些平民大多是軍眷，據 

説山堺事指揮官管轄。但是•由城寨束門起至冈分之一英里外的海濱這-片地帶，即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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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九龍街，很快發展為繁盛的墟鎮，吸引了遠至沙田和两兵的村民前來。随若貿易發 

展，1871年麽東省方面在九船城設立税廠，以杜絕尤其是鴉片的走私品從香港流入中阈• 

十五年後這個税廠由更茁要的f中國海關九龍關」取代。

從九龍城寨外阑地區再往外一點，有一座龍津石橋，是於1875年由二十一根橋墩支撐而 

建成的石造碼頭，全長七百英尺，從A邊延伸出海，中國官員便可以由此從容登船。到 

了 1892年，這個碼頭加建了二百六十呎長的木橋。碼頭霏岸一端築建了兩屑商的接官亭， 

是款接餞送官員之地•也是旅客歇息之處。入口處更豎立牌榷，即裝飾用的拱形建築物。

諷刺的是，最早考驗九龍城寨的新防衛設施的人並非英國人，而是中國人。在太平天國 

時期，有反淸起莪市在1854年攻陷城寨，洗劫城内房屋，掠走牲畜。清廷官員和士兵逃 

到附近的唯一安全地點一香港島。他們在一個星期後收復失地，那時起義眾主力北上， 

留下三百人防守城寨，他們發生內訌和變得焦躁，開始分裂。闸星期內，大多數人都離 

開並加入起義軍主隊，後來這批起義軍以慘敗吿終，

另一個威脅是三合會。三合會是因反清而組成的親共和秘密會燕。在1884年，城赛官員 

聱吿英國當局，三合會有可能起事，逑織他們提高戒備。結果沒有大事發生，不過此事 

顯示了人們憂處如果九龍發生什麼爭情，一海之隔的香港島也舍受波及。

香港外籍居民的觀光地

在1898年前的歲月，城寨官fl與港府官員之間的關係出乎意料地友好，至少在法律和治 

安方面是如此。根據一條1850年的法例•在香港抓獲的中國逃犯須移交九龍官員處置， 

而雖然中國沒有義務回報，但仍以自己的刑罰無情地對付罪犯。例如，在1890年有十幾 

名海盜在香港落網，之後卻因證據不足而釋放。但他們4:九龍的同黨卻立即被捕和判刑， 

並在城寨前的灘頭斬首，中方還客氣地邀請英國官員見證此爭。



從此以後，香港的英阈人對於九龍城寨及阆邊鄉鎮——現時被含糊地稱為九龍城—— 

已很熟悉。自1850年代以來，城寨■•直是香港歐籍居民的觀光勝地，贐管岛懷義牧師 

(Reverend Krone)在1858年撰文介紹新安縣時，對於「九龍的低矮牆垣和陋劣寨城」， 

货得「無甚可説J (little to say) •

1893年出版的《香港指南》制就提供了更多資料，不過同樣不敢恭維。 

該害介紹九龍大陸上一些受歡迎的「野咎聚會」路線，文末提到「古怪而髒亂不堪的 

細小九龍城寨」，繞那袅的城牆一周「只需E分鏵。一般駐眾鎮所要求的柿捕T•绡……這 

衷也一概免除。你可以随便前來，四處看看、走走。城概上架設r大炮，所以你最好不 

要靠太近，以免有人向你開炮。這個死氣沉沉的地點存一兩名士官駐守，他們的日子一 

定過得百無聊賴。這個地方的主要商業活動，就是海灘附近的幾問賭綰。J

事赏I:，1860年九龍半島割讓給英國後，九能城就愈來愈以賭博聞名，城内人口因而劇 

增•居住條件和道德水平則隨之下降雖然城寨仍能維持作為民政和眾事行政中樞的威 

嚴，而根據1904年《香港周報》刊敕的一篇文章，城内的房屋f槲盡華美」，兩旁種滿 

榭木的街道「宽敞開闊」，不過城外周邊地區卻是瘟疫肆虐的貧民窟，街道狹小骯餅，在 

1890年《士蔑西報》(The Hongkong Telegraph)的一篇文章便形容它是「把中阈式破屋陋 

室集於一處的苦地」。

展拓抒港界址專條

這個「浪爛的傳疤」藏污納垢：妓寨、锔片煙館和賭綰。香港新聞界驚呼•最槽糕的是 

它成為「不少英僑和其他外僑宮愛聚集〔賭博〕之地」。自香港禁賭後，九龍城賭館的吸 

引力就變沿難以抗拒。賭館經營各秉持香港企業家的典型作風，提供免費汽船接載香港 

的賭客，上了船還贈送咖啡和雪茄。香港官貝和報界對於這樣的事日益憤怒。「這個地方 

助畏罪惡和欺詐，大大增加f維待殖民地上大萤華人的秩序及良好政府的丄作，這樣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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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也不為過」，香港總商會在1898年如此疾呼，「把這座小城纳入英國糨域之內，將大 

妨助於偵査和遏止罪案。J

這説來容易做來難、在1898年初，英國驻北京公使寶纳樂爵上(Sir Claude MacDonald) 

開始與中國政府談判，希窄在香港島對岸的大陸再租借一片土地，以滿足防務需耍。他 

幾乎馬上碰到問題：「九龍城是侗辣手難題J，他向外交部報吿，「必須撤走常駐官員之事• 

受到激烈反對」。

急於達成租約協議的英國外相只爾塥(Arthur Balfour)趕忙發電報回覆：「這個問題是關 

乎抒厳還是金錢？有沒有辦法加以克服•以取得徂約？如果他們需要金錢補俄，我們可 

以給予合理的金額•也邛以做一A安排，令留在城內的中國官鉍不受騷掩，但他們須遵 

從至髙無上的英國權威。J

儘管總观衙門(中阈的外交部)的官方説法是轉移權力會導致動爝不安，但班納樂肯定迢 

看來是關乎「保住面子的問題，而對屮國人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考辙因索」。根據傳統 

看法，皇帝在位時若丢失城池，就愧對列祖列宗，將無法入祀太瑚，這也可能是中方顧慮 

所在。

無論如何，屮阈人堅決保留九龍城的管轄權，即使這也受到限制，因為被英國人堅待加 

上一句：「惟不得與保衛呑港之武備打所妨礙d而中阈人所説的九龍城是指城寨，而非 

其周邊地區。

矜纳樂在新界租約定稿完成後總結：「維持中阔在九龍城內的管轄權，是總理衙門t步不 

讓之事。」他接苕説：「九艏城周邊地區由英國管治，九龍城也不應禄期4:英國統轄之外， 

但我認為容許迨棟狀況再待缩幾年，不會帶來什麼宵處，也不會引起太大不便，尤其是 

中阔宵U的權力受制於不能妨礙喬港武備的規定。」



(«添强樣供：

城寨牆垣的規模和位s•官方建築物和民宅的 

混雜•以及巡檢衙署與周邊地區的關係•都在 

這張攝於必65年的«采照片中一賢無遺。照片 

是從城寨背後的小山丘拍a•朗向南方縱眺一 

個九龍半岛•該地當時明勘較多丘陵。開山採 

石活勧在此照片中也漓晰可見•遠處參差不齊 

的石山後來被夷平•今天已不復存在了•

i898年從酸津石檇送處拍#九館城的累貌，城 

裹位於內陸約四分之一英里處•九寐城主要通 

衝九眩街的盡頭•亦即遠方小山丘的山昭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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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張照片攝於二十年代 

刀.那時候城葵不過是個 

J、型的縻窠社匾.人口維 
寺在赛寥數百人•城內建 

装物大多破舊荒廢’兩尊 

凌存的大砲顯然是某櫓觀 

光景點•它們躺在龍津路 

的衙門入口.經過第二次 

世界大戰和其後四十五 

年.今天在九解.寨城公園 

內再次吸引遊客觀貫'



這證明大錯特錯！在1898年6月9日，匆匆草擬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加入 

f有關九龍城的條文，但這語焉不詳的條文只令問題在未來更加惡化：「……所有現在九 

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呵在城內各司其亊，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 

餘新徂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乂議定，仍留 

附近九龍城原辨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 

行走。J

這條款馬上引起呑港報界和商界激憤。香港總商會説，中國保留城寨的管轄權，將令城 

寨惡名昭彰的周邊地區所代表的「道德危險」延長下去，「肯定會對原居民的思想產生有 

害影審，並且必定損宵英國在華南的威信」。一本英阈雜誌更為直言不諱：「只要仍容許 

中國官員留在九龍•我們將永遠無法維持良好秩序，衛生措施也無法實行。中國官員非 

走不可，愈9•離開，就愈侖益於所相關人等。」

《展拓香港界址専條》在1898年7月1 口生效。但由於種極原因，英阈推遲至翌年4月 

才正式接收新界，到了那時候，新界鄉民和宗族領袖對新的安排已經禎怨甚深。他們起 

而反抗，捣亂為接管進行的預備工作，港督卜力爵士 (Sir Henry Blake)促靖兩廣總督給 

予「充分保護」。年邁的兩廣總督雖然極厭惡夷人，但還是馬上應允，並派出三百名士兵。

港府派出一隊警察保護正在搭建「蓆棚」的工人，蓆棚是供擧行正式接管儀式之用，他 

們在4月3日遭到襲窄，港府再派六百名士兵彈啉。但鄉民持缄付組織地抵抗，雙方爆 

發激烈術突，屮國人方面更有人喪命，英阈國旗則在4月16日倉卒升起，比原定日子提 

早了一天。《孖剌西報》説，在港英籍居民對於錯過了正式儀式其為失 

望，因為本來可趁着這埸儀式來「一次輕鬆愉快的郊遊活動，並a是盡情表現愛國熱情 

的機會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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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逐城寨的屮阈官貝及駐軍

公眾對於當地人的反抗也十分憤慨，要求驅逐城寨的中國官員作為報復，剛好此時殖民 

地部渴笮糾正城薬尷尬的地位，他們一直希望這棟地位只是暫時的。但他們需要一個现 

盧氣壯的藉U去行勤，而為他們提供口實的是兩哦總督。升旗儀式舉行前一天，他增派 

六百名士兵到新界，一半去了城寨，另-半到了邊境的深圳。港督懊疑咧廣總督參與這 

埸精心策剌的騷動，並懷疑他增派士兵的意圖•要求他「撤走租借地上所有中阈艰隊和 

官員•唯有海關官員可以留下」。

總理衙門答應舍訓令兩廣總督撤诹，但到了 4月29日，城寨內仍有三百名士兵。殖民地 

部態度趨於強硬•建讓圍困城寨守汛，斷其播住，迫使其離開。英國政府猶疑不決，到 

了 5月14日仍有二百名士兵堅守，英國人最終決定奪取城寨=兩天後，英國軍隊果敢地 

進攻。-百名香港義勇軍和二百名皇家威爾斯燧發槍阐七兵從龍津碼頭登岸，推若馬克 

沁機關愉穿越城寨外阐地區狹窄、幽暗和「良氣沖天的街道」，雖然迈應當是一場秘密帘 

唞行動•但不知怎的，大批群眾早就聚集在海濉阐觀英軍通過大開的城寨南門，手握 

檢枝準備就緒•他們遇到什麼？什麼都沒有。喇电總督的士兵早就走了。

在那衷迎接他們的，只有咆哮抗議的中國官員和約一百五十名居民。英軍把在城寨內找 

到的武器收集起來，升起英國國旗，呜槍二十-轡致敬•然後返回香港島，只留下少量 

L•兵駐守。《香港周報》甚感滿意，它報道：「參與逭次出征的人都樂在其中。」城'媒居 

民在幾天後坐船離開，但駐軍的軍官沒有接到喇廣總督命令，+竹撤走。晰腹總督和總 

观衙門對於英國人I占笟城寨當然也提出抗議，但他們愈抗議，英國當况就愈堅決不讓步。 

英國首相梳士巴利®爵(Lord Salisbury)致函驻倫敦的中國公使説：f根據〔香港當局〕 

嚴近所得的經驗，在九龍的中國駐眾不僅對於提供保護毫無作用，其存在還會帶來更大 

危險•所以英阈政府不可能容許中阈恢復在城寨的權力。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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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添堪捷供）

民國初年•九眩城裹內原來的街門已成為教會會堂 

及澜賞院*
（«汝弹授供）



為了合法地了結此事，英國在1899年12月27日發出一道樞密院令，宣佈「鑒於已發現 

中國宵0/E九龍城内行使管轄權妨礙保衛香港之武備j，九龍城寨現在已成為「女皇陛卜 

香港殖民地不可或分割的一部分，情況與其原來即為該殖民地之一部分無異」。

事到如今，大家可能認為英國人會明確顯示他們對城寨的控制。但除了在1900年在城寨 

內的龍津義學校舍成立新界首個田土法庭外，他們對於這個地方大多放任不管。中國人 

雖然抗議，但也沒有宵試恢復行政機關。

到了 1904年，據《香港周報》一篇文章説，城寨之內是「一片荒涼落索的景象」。港府 

擔心再招致中國抨擊，因此在城寨內批出提供公共服務的短期租約•結果招來許多由教 

會經營的慈善機磷成立。基伢教教會開辦學校和慈善組織，而聖公會聖三一堂則把原來 

的三畢廟改成教堂，毎週舉行兩次褸拜，原來的官衙則改成老人院、學校和廣蔭院｛濟 

貧院），全由教會開辦，而龍津義學在1905年不再由田土廳使用，改為免費中學和公立 

醫W，

由軍事嬰塞淪為弔古尋幽之地

對於遊客和香港居民來説，城寨現在再次成為古怪的珍奇丰物，是參觀和拍照「饵中阈 

吉光片羽」的地方。南門附近兩尊碩果僅存的大炮尤其受歡迎•它們在英國人佔領後， 

逃過被拆掉或賣給五金商的命運。有居民向遊客兜售城寨歷史石碑的拓本•籍若位植旅 

遊業大發其財。

不過，城牆外的世界已是滄海桑田：九龍灣填海和發展，令城寨的所在地逐漸變成内陸• 

被新的道路、公共屋邨、工廠和锒後的啟德機場包阐。相較之下•城寨本身不斷惡化： 

到了 1920年代，其南面城牆已崩塌，龍津碼頭廢棄不用，官衙和六十間民宅許多已經頹 

圮。數以千計來自潮州的寮屋居民在城寨周圍的山丘養豬和養家禽，其中許多人接至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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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城寨之內。

秀港政府認為是時候徹底解決這個棘f•和憐亂的地方=港府在1933年宣佈沽拆房屋的計 

割，賠憤叫百三十六名寮屋居民，把這地區變為「供人弔古尋幽的遊覽勝地」，居民抗議 

並向中國政府求助，港府就提出向每户提供-問新屋作為額外補愤。主管搬遷之事的南 

約理民官史潔頓(G. Kennedy-Skipton)在1970年憧述，「燼管中阐外交部長反對，他還 

從廣州前來勸他們不要搬」，但這些慷慨補憤是促使居民自願搬走的因索。

由於有一個不肯就範的頑固分子挑起事端，中國繼绡抗凍交涉，但遷拆行動繼緒。到了 

1940年，除了龍津莪乎、衙門(近期的用途是老人院)和一間私人民宅，所有房屋都已 

清除。在位次淸拆中，港府自1899年以來首次艚驗到中國堅持擁有城寨竹轄權的執拗， 

也是最後一次嚐到以相對和平的方式達成其H標的滋味。但是，令史潔頓大感失望的是，

「遊覽勝地」最終沒冇實現，而且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侵佔香港，把城寨最後一點 

歷史身份一它的城概一拆除殆盡，築牆的打頭屈辱地成為擴建啟徳概埸的材料。

然而，儘管城寨已失去大部分肉眼可見的堂皇氣勢，但它還不舍消失於人們視線之中。 

牆垣是沒有了，但它們曾屹立的地方，仍然根深抵固存在於人們的記憶內，而城寨的發 

展，即將開始更為動说的新一章。



福德祠

福徳祠原址位於東頭村道（隔坑村道尾），相傳 

古廟所供奉的神祇，是南宋皇帝從首都醢安（今 

杭州）帶來•原址拆毀後，城寨坊眾於東正道 

重建福德祠•這間簡陋的福德祠，夾在新式建 

築物之間，興大排檔和牙醫為鄰，小廟香火觏 

盛，深受城寨內外的潮州人歡迎，信女比善男 

為多•福德雖是一個小小的神•但能保護居民 

平安富贵*

古廟所在的一排低層建築，法律上是個無主區 

域•因為城寨的邊界•一般認為自後面那些較 

髙的樓宇始，即貫穿南北的龍城道朿面•不過• 

基於實際考慮•這裹的居民和商戶仍算是城寨 

一部分•獲得與其他人同樣的補償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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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古廟

城寨內的天后古蹒於1951年重建•原址在九龍 

城沙浦村•戰後由潮州信眾保住主壇•於城寨重 

建廟宇•雖然天后古廟的靑瓦屋頂上方•張開了 

一個大鐵網，以保護躕宇不被牛鬼蛇神垃圾蟲侵 

擾•免得一些不吉祥物扔到天后娘娘頭上•但瓦 

頂上的鐵網則一年才有人清理一次，使得這張網 

成為聚集高空攤物的恐怖垃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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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節日又來了！滿眼的潮州糕都是羅儉光(Law Kim Kwong)通 

宵製作•後面的火爐就是蒸糕爐，羅儉光來自潮州•在城寨生活 

二十年。潮州人擁有獨特的文化與方言，使得他們同聲同氣地走 

在一起。1949年•大量潮州人來港，不少聚居在城寨一帶•其後 

湧來的難民•很多潮州親友也聚居在九龍城•逐漸構成城寨七成 

人口，無論街坊福利會、發展商、「水務局』以至黑幫•潮州幫在 

城寨的經濟地位都很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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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秀儀(Jetly Chau Sau Yee) •家族於西城路上經營一家潮州手工餅店。城寨要拆•對周秀 

儀來銳•比九七回歸來得大件事九七不影響她做餅啊I但満拆就影響家族建立的事業

我們餅店一天做幾百個餅，有潮州茶棵、潮州朥餅及大朥餅、1嫁女餅和拜神糖 

塔等，過年時，我們要做上過千個餅，會連缞幾天不睡覺，通宵達旦地做•

我們的潮州餅，供應很多餅店及麵家，也供應人家拜神及神誕•適逢孟閬節或 

天后誕•差不多要七日前就向我們預訂•餅店的材料也很講究•我們用美國麵粉Lucky 

Jim -粘米粉用泰國的，發酵粉用荷蘭的•糖則是韓國貨。餅怎麼做？餅不是煽出來的• 

而是蒸的：粉裸也不是用刀切開的•而是用線荆開的。你看到有些茶裸和餅是紅色，因 

為我們有用色索•供應商話色素很安全：雖然我們不知政府的安全標準•但我想又不是 

當飯食•應該不會有琪吧！也沒聽過有人話有事，就算平時資餅，我們稍微見到餅變了 

色，都會立即扔掉，不會給顧客吃的。

起家nui頭村道

1968年•我十四歲•就沒有再讀害•那年起跟阿爸在城寨做潮州餅。我六歲就從 

潮州來香港•阿爸先在東頭村道近黃大仙開了一家手工潮州餅店，但後來政府要清拆， 

我們不知怎辦•阿爸有個朋友在城寨起了一幢新樓•提議我們搬去開舖，又説無須擔心 

太多，因為在城寨買舖位有個叫街坊福利會的組織會幫你打點一切。我們想也好吧•既 

是新樓又可以不拿食物牌•當年在城寨買舖位很簡單•街坊福利會笮備好契約•雙方簽 

名，一人一份•交二百元給福利會做手緒费•就完成了 •而我們都相信這份合約有效用， 

上手業主原先買來做雲呑麵店之類•都裝修好邇拉好電線，我們搬進去就有電用，水嘛？ 

無論做餅及煮飯•我們都是用井水•只要每月交一百元水費•井水就直接駁到餅舖•城 

寨有幾個井的•都有儲水箱供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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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拆城赛的消息公佈後•到訪城赛的觀光團曰益增 

加•也為在旅遊申停泊處不遠的潮州餅店帶來不少 

外留遊客生承。因此•店內也貼有英文字句•為外 

國遊客介紹各式糕餅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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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城寨的日子從未遇上任何麻煩•沒有黒社會問我要錢•也沒有目擊任何罪案， 

不過我還未曾到過城寨的每一個角落。我見過警察捉到非法入境者•並帶他們離開城寨 • 

也知道有時候有壞人一但其他地方也有壞人呀，我們不能怪贵城寨，在城寨，我至少 

感到自由及不受打擾不過我埏得衛生問題在城內地區十分嚴重•我們發現老鼠食我們 

的麵粉，也一定有螞蟻及曱甴•在城內較入的位置，到處都是膠管和電線，十分混亂、 

我們店舖位處的西城路是最乾淨的•其他的街巷都非常噁心•

阿爸買了這個舖位•因為大廈是新的•電線都拉得算整齊，不像深入城寨的街， 

電線掛到亂七八糟我們也從沒聽過城寨要拆•若知道要拆也不會這麼大膽贾博：我們 

也沒聽過會有賠償•而且金額多過我們買舖位時的錢。我們很多年前其贲曾經申請過餅 

店牌•但未搞好手繽黄大仙餅店就要拆了•

難開城寨再做餅店

我們不用宣傳，現在的訂單都夠做，有時忙起來•也會請幾個潮州大嬸來幫手。 

城寨有三分之•人口是潮州人•很多住在城寨的人來買我們的粉裸及朥餅•亦有很多外 

邊的潮州人特別入來買餅，

除了識做潮州餅外，我不知自己還會做什麼，離開城寨•我希望仍然可以做餅• 

但這真的非常困掩我，我日思夜想•不知未來如何打算•在外頭很難再開過一家店•上 

次黄大仙老店拆時•我們已損失了大批工具，如無意外，離開城寨•我仍然會繼續做潮 

州粉裸和糖餅，我們也會申請牌照，不同的是•有了牌照就要交税：不同的是•離開城寨， 

舖頭就不得沒門面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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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武藝的王海明(Wong Hoi Ming) - 1920年生於廣東潮州1949年•他留下妻兒守住家 

族田地•隻身逃來香港。

我少年時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泰國度過•十八歲時，我因反對日本侵佔滿洲•所以 

被逐回中國。到了 1949年•我留下妻兒守住家族田地•自己逃到香港•在西環當上「咕 

哩頭」(苦力的頭頭)。我功夫還不錯•有人打架受傷，都找我醫治。我在泰國時學過一 

點醫術和武術，後來也有在潮州拜師學藝•人家勸我認真學醫，有個朋友還替我弄到一 

張商業牌照•於是我就在港島行醫•後來我住的大度清拆，便跑來城寨居住•之前•我 

一直有來這裏教拳•所以很熟悉這地方，知道租金很平。

徒弟病人無分城内城外

我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有司機、货魚佬、工廠仔、冷氣修理技工，什麼人都有， 

他們來跟我學武自衛。有人拜我為師•我不舍收錢•點幾炷香就行•有時學生會拿食物 

或水果來•那就夠了 •我最後的一個徒弟不久前離開了，之後我再沒收徒。當然，逭輿 

出入的「大佬」•我幾乎都認識•他們都是潮州人，像我一樣•但我們河水不犯井水。 

我只求與鄰居打好關係，附近的小孩都叫我叔叔•

有陣子我讓人來我家打牌•我有足夠地方開兩抬，然後抽點水•有時他們也會隨 

興樂助。不過•幾年前我不讓人來了 •因為地方淺窄，剛好遇到有人來求醫，我就無法 

専心診治•我很多病人都有風濕痛，此外我也醫治背痛、身體麻痺及跌打外傷•我會把 

症状詳細寫下來，然後辨證對治•或用拔罐•或敷藥膏，我也會按摩和拉筋，還會做草 

藥熱敷劑，很多人跑來買•醫風濕痛，我的病人大多數住在附近，但也有從沙田及香港 

仔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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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是盡力醫人，只要他們及早求醫，便有機钤醫好。去年有個男人手臂不能動， 

來找我，現在完全復原了，我還醫好過癱瘓的人。我記得有個姓吳的男人•黹生説要截 

去他的雙腳，但他不肯開刀，走來找我，給我醫好了 •現在他的女兒和女婿，都找我看 

病。我也試過替臀察看病•

我收費沒有一定。如果病人看來家境富裕，我會建議他們多給一些，例如四五百 

元；如果不是，就收少一點•有個在觀塘苜菜的病人《總會帶給我一大箱煙仔（香煙）！ 

不過，我的收入緦不穩定•有時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都沒人來求醫。

身體變差曰子一天過一天

我來城寨之後•一直住在這個單位，但租金由原來的每月一百五十元，加到三百 

元。其實當時有人想叫我走•但業主無法趕走我，於是我索性把它買下來，到了現在• 

我不得不離開了。但政府沒有把我當作中醫處理•我這地方的搬遷賠償只約有十四萬港 

元，我覺得很不公平，因為其他醫生獲得的賠償多很多。

起初，我住進這層摟時還需要一點時間來適應。因為沒有陽光•我來了之後健康 

就開始變差。雖然這裹的兩部冷氣機都可用，但有一部太吵耳，所以我通常只開一部， 

同時整天開着風扇。廁所和沖涼房就在外面，和人合用。這裏也可煮食，我一向自己煮 

飯。晚上，住在樓上的一個朋友會下來跟我同吃•

我的太太過世了，兒子、媳婦和我的十一個孫子仍在國內，只剰我一個人在香港• 

他們會打電話給我，並經常約在深圳見面，我也順便帶束西給他們，就像牛仔褲之類。 

去年，我回鄉探親兩次，我還申請了次子和一個孫來港，但仍未獲批准。

現在我的日子是見一日過一日。認識我的人自會跟我聯絡，這個我不擔心。我自 

己每天喝藥酒兩次•絕不多喝一口。藥酒是我自己做的•很滋補，混合了許多有營養的 

草藥和蔬菜，甜甜的，要嚐一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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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Hui Kwong)-七十九歲•馬來西亞華人•潮州音樂社成員•曾任街坊福利會財政秘害 

1991年接受訪問時已七十五歲•仍是潮州音樂社的成員•拉奏的卻不是潮州音樂一「自 

己顧自己J的旋律。

我在馬來西亞讀离時，就聽説滿洲被估及盧满橘事件。老師號召我們支持中國• 

大家募捐•買武器給中國軍隊抗日，而我則參與了戲劇演出籌款、後來离中還沒畢業， 

就回到祖國打仗》我受過軍訓•不過我主要留在南方•協助國民黛組織活動，沒有上過 

前線，

馬來西亞一廣州一澳門一城粢

1945年口本投降•過了幾年我就來了香港，我不贊成國共內戰•只支持抗日•我 

動身返回馬來西亞，誰知來到香港時•發現護照已失效，那時我在香港找不到工作，只 

好回深圳暫時捷身，但那裏也沒什麼好幹的，我就跑上廣州，開設旅行社。有陣子生意 

挺好=當時印尼排華，而其他地方的華僑也大批回國，參與革命，我的專業就是接待• 

照顧迫些人，那時我也結婚了，剛好三十歲•那時正值劉少奇時代，形勢確贺不錯。

但後來卻提倡什麼總路線•要所有私營企業關閉•我們被控吿多項罪名，包括走 

私•有些同行被拉進了監獄•有些逃離祖國。我去了澳門•當幫助別人偷渡到香港的中 

間人《那個時代•逃去澳門的，很多都沒有去香港的合法證件。

我在1965年帶着妻子女兒來到香港，生活艱難•最後到城寨落腳，因為這裏租 

金便宜，幸好，我學會了操作製塑膠用品的機器•七十年代就在塑膠廠打工•每月能賺 

一百二十元。那時我有三個細路•而當年物價是一元就足夠全家吃一天，所以我還可以 

胼手胝足，湊大幾個細路•

城粢的潮州《樂與街坊钤

入住城寨前•我很少深入城寨探險，因為輿面黃賭毒，樣樣齊！不過我們窮，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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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中是社友在拉二胡•二胡拉起來的•很像 

潮州話f自己顧自己j:城窠內的潮州人都很同聲 

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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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一條，沒什麼可怕的，城寨有很多潮州人，我們都很團結，共同掙扎求存•只有團結 

起來，才有力量，才有飯吃•所以潮州人在城裏搞了個潮州音樂社•由我們的一個同鄉 

許醫生發起。成立了超過二十年，現有成員二十人。大部分人以前在城寨居住，不過很 

多都已搬出去。潮州人聽潮州音樂，特別過癮

音樂最能調理身心，促進血液循環，有些人説我們在玩音樂時，簡直是在自我催 

眠！我們是非牟利社團•偶然會有表演。我喜歡一班人大家一起玩•有趣得多。我們也 

有唱的，男女不缺，這個音樂社已經團結了老中靑三代！

我也在城寨的街坊福利會做了十年，起初是街坊福利會的常委會義務會員，後來 

是兼職職員•當財政秘書。那時街坊福利會的戶口只剩下七百港元，但到我交棒時，盈 

餘已超過二十萬元。在我任內，我們盡力開源節流，脹目也淸楚多了，因為當時城寨有 

大量樓宇買亩，為街坊會帶來很大收入•

其苜城寨成立街坊福利會，是要對抗港英政府，因為政府於1962年想拆掉城寨。 

對我們來説•這件事生死攸關，要是城寨清拆，我們這些人要到哪裏去呢？當時的街坊 

福利會主席就曾因為抗議而被拘捕入獄，罪名跟現在用的差不多一襲瞥

街坊福利會成立後•就隨即負靑管理城寨的衛生和福利問題•街坊福利會也汽贲 

在物樂買賣的契約上蓋章，並把每項交易記錄在案，保障買家不受欺騙。當然，我們會 

收取二百元的手續費，這樣街坊福利會每月便可有二三千元的收入•

街坊福利會一向被人認為是左派組織，當然，城寨內有其他派系，如右派、三合 

會•但我們的宗旨是絕不插手其他派系的事 > 你有你幹你的皈毒聚賭，我們只管福利、 

衛生•確保水管和坑渠沒有堵塞、當街坊福利會資金充裕時•就去修理行人路、街燈之 

類=我們也和其他街坊搞好關係，但從沒有接觸過國內任何政府代表，只是間中有新華 

社的所謂「記者」走來，問東問西，指指點點。

我離開街坊福利會•是因為爭執太多•那時我大女剛嫁人•我打算在葵涌和女婿 

開咖啡室，後來雖然不成事，但我也照樣辭職了幾個月後•政府宣佈清拆城寨的消息。 

其實清拆-•事，早有許多明顯跡象。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就該知道中國在 

主權回歸後不齊再重視城寨。當然，城寨創造了財富，也造就了一些資本家•因為這裏 

對做生意幾乎沒有管制，既不用申請牌照，也不必交商業登記費，沒有規章管制，不用 

交税，水電費也很便宜。同時也適合我們這些低下階層居住，但盛極必衰，這裏住的人 

寅在太多了，樓也很危險，幾乎不用拆也會自己倒塌。

很多人都因為清拆項目而發了橫財。有些人起了樓，因為太黑暗或其他理由賣不 

出，現在連他們也獲得很多賠償！其實，我對清拆沒有異議•我認為這裏的九成人都會 

有同感•其他一成則是那些做生意的。我個人不想當有錢佬，只想安穩舒適的度過餘生•



出入平安

東頭村路的大廈是城寨嵌愜意的住宅區•比起

城寨其他地方•逭裏空間宽敞•榷梯整潔，有

自然採光•而且就在大街旁邊，不用走進城寨 

裹面。街坊最注意防火•出入平安•不僅是戶 

主的新春願望•連門口的土地公公，也在曰夜 

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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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太(Mrs. Chung LoYing) •家庭主婦。1958年搬進城寨後•搬過多次•最後買了龍津道 

82號五摟一個單位•才安定下來。房子在城寨南門•面向公園•得見天曰、鍾太生了十個 

仔女•超過一半在城寨出生。

來城寨落腳的人•經歷了不止一代。鍾玉儀(Chung Yuk Yee)是鍾太的女兒• 1961年在城 

寨出生•在城寨住了整整三十年•到1991年城寨清拆時才離開

龍津道一家I•二口

我本來住在紅磡，有次被人打劫•嚇怕了，所以在1958年搬來城寨。在城寨住 

了三十幾年•輾轉住過多棟大廈，而在這棟樓也住了十年有多•起初•有家潮州人的木 

屋被火焼掉•戶主答應我們在他的地上搭新屋，由我們付建築費•並可以住進二樓•他 

們則住地面那層，後來我的子女愈來愈多，地方相對變小了 •我們便搬去了另一座的二 

樓•約十年後，我們才決定買下那單位，再過了兩三年，又有問建築公司游說我們交換 

樓宇。

在城寨以樓換樓分租獲利

發展商說他們會發展我住的樓•逭建後先安排我們住進新樓地面-•層。後來，發 

展商找了個跟我們相熟的人做中間人•最後達成協議。逭座四層高的枵摟就改建為十三 

層大廈•旁邊也不吃虧，另蓋一座十四層高的•我們這種在外阑的單位可费十二萬港元 

或更髙的價錢，夾在中間的只能資約八萬、很多人未等摟建成，便已買下自己喜歡的， 

我和發展商簽合約的地方，是一間茶摟我沒有律師，但有見證人陪同雖然這樣沒保 

障，但我在城寨大家都認識•而發展商也是人人皆知。

不過，合約也容許我用半價租住一個五樓的單位，月租八十元•租金後來漲到 

一百元時•我已夠錢買下那單位一只需付四萬元•我將一間有窗的房分租出去，當時 

的月租最貴是三十五元。不過，後來我愈生愈多仔女•只好把房間收回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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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錘玉镦的一子一女•在睡房看蒐視。唯一能抵 

抗署熟的•就是小小的霣風扇。锺玉儀像一般香港 

碎女一樣•照顧家人•主持家務。

（右）玉儀去媽媽家幫忙煮飯回來•就替兒女洗澡• 

用的是從地底井水輸送到天台水缸儲存起來的渾濁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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鴒玉儂的家•比起婼媽的住宅•笮小許多。面 

積25O平方呎•沒有窗（窗被鄰痤大廈貼實• 

打不開）•用單薄木扳隔開。典面是兩夫愛與一 

對兒女的睡房•外面是客鼷•間中招呼家人朋 

友回來打麻將。

我們住的那條街，比較闊，衛生尚可•我們在這輿住得相當不錯，左鄰右里都認 

識•很少鎖門。住在這裏•我們不用交税和差餉，但要交水費，是用水喉接地下的井水• 

有時怕不清潔•就用外面的鵝喉（街喉），拿水沖茶來喝，

小心教育孩子

未搬進城寨前•已聽過人説這裏怎樣怎樣，但我也沒有太擔心。住下來後•對很 

多事情都見怪不怪，只是擔水比較麻煩，也經常見到道友動口又動手。我會叫孩子別理 

會他們，留在家裏*在街上，通常都沒有什麼事會發生•只有二女被人打劫過一次，很 

可能是外來人做的。我也很少到處逛•散步時多數走大街，巷仔叫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

我一共有十個仔女，其中六個是搬進城寨之後生的。他們都很乖•不會惹事生非• 

有時，其他單位有人爭執打架，大吵大鬧•我也會擔心，因為聽説曾經有人被殺。我只 

好叫仔女回家，鎖上大門•有時他們晚上去街，我會去接他們回家•

我寧願城寨不要清拆，但我們不得不搬走。外人以為我們會因賠償發大財，其實 

沒有這回事他們拿走了你一間屋•給你另一間，但我們也得添罝許多新傢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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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廣東的羅婉儀（LawYuYi）婆婆和六十八歲的婚婦一起住在龍津一巷四摟一個小單位 。

龍津路本來已是小巷，小巷上又有三條細巷，住着不少長者和退休媽姐•九十歲 

的羅婉儀（LawYuYi）婆婆和六十八歲的媳婦就是其中的住客，二人的丈夫已去世•羅 

婆婆仍有一兒子在生•也住在城寨。

來自廣東的羅婆婆，在城寨生活了二十八年，一直在家打理家頭細務•沒出外工 

作。她每天都愛到城寨老人中心喝茶聊天，並到附近公園美容，在那裏享受線面（用兩 

根線拔小毛及按摩皮膚）•

羅婆婆和媳婦一起住在龍津道一巷四摟一個小單位，無窗無光，卻有傳統華人社 

會媳婦照顧婆婆的傳統和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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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昌（Yau LapCheong）於1962年來到城寨生活•那時城寨只有一座小教堂和老人中心• 

三根大饱孤零零地守衛在城寨門口。如今老先生八十二歲（1990年）•往事如煙•城寨濟拆 

何處是吾家7

1928年•我二十歲，從潮州來到香港後，就一直住在城寨•直到現在。我家是 

1990年清拆的•我也不去想那麼多，只想入住長者院舍，好好安老。

我大概在城寨住了十二、三年，日本仔就打來了，這班混蛋什麼時候都要你向他 

們行遭•他們也出沒無常•你會無原無故被叫停•罰站上一兩天，輕微的反抗都可能被 

曰本人打死，他們真的很混賬，

戰前戰後•我一直住在城寨，六十年代，我在一家公司當科文（組長），當時我 

有個朋友在城寨開士多，賣香煙給那些進進出出附近大檔（賭檔）的人•他感到工作很 

吃力，就把生意頂讓給我•我以一萬三千港元頂手費•租下士多•頂讓的包括數千元香 

煙，一千元藥品。

士多在賭檔和鴉片煙格林立的街道上•街上還有一家舞隳以及一些紅丸檔1我 

和阿哥、弟弟三人經營，舖頭面積大概七十平方呎•我們先租下六個月•生意相當好• 

但顧客就頗粗魯•龍蛇混集•這裏--樽橙汁可以賫到一元兩角，城外只曹一元。我們入 

貨二十元一箱馬蹄水，可以苜十元十支，或五元五支，顧客不講價•不嫌贵•我們一個 

月可賺五六千港元•我們自己入貨•大量入•因為我們是城寨僅有的數家士多之一•米 

和柴米油鹽側在港島的南北行入貨•

附近確是有人收保護費，但我不付•因為我知道付了一次以後都要付，但他們亦 

了解各人的人脈關係才收，我認識一位姓梁的髙級督察•他是我的老友•星期曰會跟伙 

記（同袍）來城寨吃麵•每次來都有十人八人•

城寨最大的黑幫是新義安•還有14K •他們當中不少是由廣州來的軍人，城寨到 

處都是三合會分子•其實，只要有一群靑少年聚樂•那裏就是一個幫派•所謂的大佬就 

是那些沒被砍死的惡棍，因為夠勇猛能在黑幫打鬥中流血而沒有被劈死。當然•在舊年 

代「劈友』是見血即止的•打鬥不是想劈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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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昌居住的城英小苐位•一房一廚一廁•沒有冷 

氣也沒有窗。在造120平方呎（約K5平方米）的空 

間惠•阳伴長者的•是一部收S檐和一部電視摄。



我們上多位處的街道在六七十年代很足糟糕，街上滿是各式各樣的非法勾當•狗 

肉掛在街上賣猶如啻豬肉•舞廳門口那邊曾傳出有一位外國記者被殺•當時根本沒有人 

會關注城寨的謀殺案，這些年外面的人都不敢進入城寨•我常會聽到他們說：f不要入 

城寨呀！你一定被宰了！」

五六十年代的城寨，還不普遍有電供應，我們是用火水燈的。有一年•我因病入 

丫醫院•足足休養了一年，到我返回士多工作時，舖頭忙得不可開交，我和弟弟輪流 

二十四小時看舖•每人十二小時一更•因為附近的榧廳和賭檔煙格都是不分日與夜•我 

弟弟是個賭鬼，整天打麻雀•並不願意希舖

弟弟一旦賭起來，就停不了 •卻逢賭必輸，後來還去做海洛英拆家（分貨的中間 

人），我甯吿他若音海洛英，我就報警，他只好停手。其實就在我們士多隔鄰，就有一 

檔海洛英工場•細细袋甚至一大袋成本二十仙。有段時期•政府想剷平逭些煙格，但城 

寨有一個通風報信系統，煙格外的電話貫通格內，鈴聲饗•下，就是瞽吿•如果煙格無 

收到鈴聲而被突擊掃蕩，負责把風的幫派就會被罰，

那年頭•我們這條街佈滿海洛英拆家，也佈滿買白粉的人，街上還有一檔海洛英 

棚，我們叫棚仔。他們交的保護費很髙，可以是一萬港元一天，所以他們就沒有人被警 

察拉過•只有寨外的人才會被拉。

吸毒的人•有些會打白粉針•他們的慘樣，比油炸過的肉還要難看，這條街確實 

太糟糕了，有時警察會來掃蕩，清場日子多了，煙格就搬上摟不過，要到了警察開始 

在城寨的大井街簽薄（巡邏箱），煙格才真正受到打擊，其實那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 

現在你在城寨可以珠光寶器隨街行，沒有人會望你一眼•但若是以前在大井街•你頸上 

掛着一條金鏈就表示歡迎搶劫，以前在城寨生活，也不可以通街走•

以前城寨有很多妓院，在我現時居住的大廈對面•就曾有過很多妓院•一間妓院 

會有十個八個妓女•今天城寨已很少妓女了•

我現在已沒有做士多生意了，大概五六年前結業。我弟弟一直沒法戒賭•他在士 

多看舖時可以整天看電視，即使貨品不見了或被偷了，他也不管=我並不想我的侄女侄 

子被舖頭拖累，所以我叫他們出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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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我的生計都是由侄子和侄女負賫•在我住的這個軍位樓上五樓，我仍擁 

有一個物業•每月收租有一千元，我也不需要太多錢•

過去六七年，我的時光都在這個小單位度過，我很少外出，我也不識人，但無所 

謂，反正出街也要花錢。我平日都在聽收音機•有段時問，我的收音機無法收到第五台，2 

聽不到廣東大戲•所以我買了一部新的收音機•花了數百元•

大概半年前•有一個社會服務機構幫我申請入住一間長者院舍，我想，這與城赛 

的淸拆時間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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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與孫兒

城寨很多低收入家庭，雙親都全職工作，故此 

會將孩子留給老人家照顧；老人家負责接送孩 

子放學及照料起居飲食•圖中的羅太，每天接 

了兩個兒孫放學，便帶回自己的小車位；下午 

就讓他們蹲在地板或伏在她的床上做功課•孩 

子的父母下班後，再接小朋友回家•

城寨社區關係緊密，随便一座大廈內，總會有 

一位老奶奶或主婦，除了帶自己的孩子外，更 

會照顧規個鄰家小孩，樓梯和轉角處，常常看 

到小孩子在玩耍•然而到了後期，除非孩子有 

大人陪同，否則有些父母已不太顕意讓小孩遠 

離視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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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裏到那裏

城寨約有數百棟摟宇，其中只有兩棟裝有電梯• 

一般大廈樓高十至十四僵•要上高《•只能爬 

樓梯•住得愈髙的人，自然爬得愈辛苦•幸好 

城寨有不同髙低的地段•其中榑梯、接駁的棧 

道和走廊四通八達•減輕了居民爬髙爬低的力 

氣•疽是六十至七十年代初•建築業蓬勃時， 

有意無意間形成的獨特地形•居民要從城寨北

面走到南面，可一直走在三四樓之問而無需下 

榷到地面，途中必有一條榷梯，可連接起二至 

四座大廈•猶如一個互相穿插的聯網•路程盤 

旋曲折•有時連老街坊也無法認得透徹•所以• 

他們多會選揮走慣的路，並在牆上畫出標示， 

指出沿途可到達哪些小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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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由大小街通组成的複雜搠絡•在各建 

築物之間東拐西彎•逭些建築物大多有自己的 

出入口•但在較离的樓層•逭種清晰分野很快 

燹得模糊。簡軍的橋採將相鄰建築物連繫起來• 

富於想像力的發展商很快了解到•只要地盡其 

利•在他們的建築物和相鄰大廈之間的空間加 

建通道和樓梯•就能把可出租面積最大化。若 

已有逭種樓梯存在•那就更好了•旁邊建築物 

的發展商就連播梯都不用建。在城蓁很多地方• 

建築物之間在一樓或二樓以上的空間完全消 

失•唯一顯示造棰空間笛經存在的痕跻•是現 

在已經多餘的窗口。



200 | 201





城
粢
足
這
倘
艄K

地
内
的
孤
岛
，

人
們
為
了
擺
脫
贫
萌
躲
進
城
赛
，

Ifli
城
楽
為
了
矜
納
他
們
，
也
不
斷
成
鉍
。 

-

cf
姆

斯•

难

!?
做

(James

 s
a
y
w
e
l
l
)









二•:洩





« S之城 208 | 209

迷你城市的建築

詹姆斯•塞章费 

James Say well

九龍城寨的主流敘述，一直把城寨说成是香港這個大幣體中的異類，在多方面來説亦的 

確如此。香港是經談判後割讓的殖民地，城寨雖位於此英國殖民地境內，但政治和司法 

權卻刻意與之分開。中國政府最初保留城寨，作為香港境內的細小軍亊前哨，在二次大 

戰結束後，城菜已無復铒觀•城牆蕩然無存，除了原本中國巡檢的衙門，其他建築物大 

多已廢枭或被拆卸。從此之後•城寨進入成長期。

居住在城寨的人有些是中國内地的難民，有咚是逃雔呑港發展中的經濟的「難民」；對於 

前者•城寨吸引之處是其模糊的政治地位（入境條例難以執行）：對後者來説，則是低廉 

的生活成木。所以城寨居民是特例，不受城外通用的規則所限制。它不陘而走的名锊（無 

綸足真存其事，還是俾為人們的印象）加強了其「獨、ZJ地位。城寨是逭個殖民地內的 

孤岛，這棟特徵描述因城內的泥案和各棟胡作非為而更形岽固，此地對於城外的法規大 

都置諸不理，規則是自行制定實施的。

不少香港市民定期使用、到訪或利用城寨；在那裹買下房屋，光顧當地商店，到該處吸毐、 

嫖妓或看色情電影一一般來説，就是利用城寨低成本和不受法律規管的環境，然後就 

回到城外「正常」的環境。#些人完全在城寨範圍中生活和工作（還在那裏L.學和退休＞， 

很少接觸城寨疆界外香港的其他部分。對他們來説•城寨確實是一座自給自足的「城」， 

給他們提供眼中一切所需。

似從W 7/而來符•城寨卻完全不是特例•反而與秃港的情況及發展極為近似•苠至是



其分身。畢竞，迠個英阈殖民地本身在政治、地理以至社會方面，都是個反常事物。它 

存在於租借得來的上地（宥明確的屆滿期限）上，處於一個厂1大國家邊陲。它由英阈人 

管治，是他們日漸萎缩的帝國外圍地帶，人口卻是與大陸關係複雜的本地華人（許多人 

也是由於各棟原因而來的難民）。

城楽的迖築演變跟香港如出一轍

香港是一塊有明確界限的陸地，苫於膨付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現代化經濟，而且在居民的 

社會經濟水平上升後•還要提供服務來滿足他們愈來愈尚的要求。香港居民所遵循的法 

律、規則和司法制度，並非由在法律上f擁釘」這片土地，或者宣稱擁宥這片土地永遠 

主權的人所規定，而是由它的租客一英國人一規定。香港蓬勃的經濟，全憑足智多 

谋的居民的卜足幹勁、敬築樂装和渴望飛黄•騰達的精神，他們可能界定0己為建立了獨 

特事物的局外人或成功者。那種經濟的成功之處是什麼？就是満提供比艽他地方更廉悄 

的貨物和吏存效率的服務。

即使在建設實體環境方面，城寨與香港也極為相似。香港依循的演化路線是由地產發展 

商繪畨的，造些發展商笮握的控制權，可能比他們應當擁有的為多（直至今天仍是如此卜 

由於強大市場的供求壓力，香港市民和城寨居民一樣，無論适些發展商所供胞的住宅品 

質如何，他們也沒有其他選擇。由於領上範圍受到限制，加上人口增加對空間的需求愈 

來愈窈，令香港無可避免地採取垂直發展模式，結果樓價不斷攀升，利之所在，令人無 

法抗拒，促使發展商將让築愈蓋愈密集，愈蓋愈岛。驾上加霜的是宽鬆或有利發展商的 

監哲制度（城蕃內幾乎全無監管可言，在香港則有偏袒地產商的政府政策）。無論如何， 

随着城外周逍的樓憤全都上升•城寨内的樓惯也注定上升，但只要它低於香港一般房地 

產市場，它便能吸收上升的成本。

雖然許多人覺得城寨是令人厭惡甚至不堪入目的畏常現象，但其建築演變同樣跟香港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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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镦人們為了擺脱貧窮躲進城寨，而城寨為了容纳他們，也不斷成畏。到敁後，只剩下一 

個能夠發展的方向。因為土地範阐受到限制•它就像個波擠壓的氣球般，向齐個可能的方向 

發展。到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因興建离阕樓宇可以獲得利潤，它就成了主導的方向。

此時城寨真正開始蜕變，由一個頗為齊通的寮展區，邁向它最終變成的獨特實體。這些 

髙赠樓宇的經濟模式非常重要，M•強大誘因便是籍肴出传發展權而獲利。這正是香港靠 

房地庠帶動經濟的故事：香港迅速成長，令早期擁打房地產的人從中得利，而城寨只是 

迠個大故事的縮影。

香港逑築形態的歷史，同樣反映在不同年代的惯常榷宇髙度：在六十年代前，是五至六 

哨卨的無電梯大廈；由此至八十年代前，是二三十磨卨的大「＜ ;之後•由九十年代至今， 

由於樓價節節上升，出現叫十乃至後來六十暦卨的超卨大度。在六十年代之前，城寨內 

的房屋一直不髙•阐「傳統民居風格」，都是靠手工興建的一至三騁高建築物；六十年代 

违築物開始快速向上發展，最初是山六至八層，後來到了七十年代末則离逹十四胯。若 

非附近啟德機場航道帶來的高度限制，它們還卷得更高。這對於城寨離經叛道的發展經 

驗來脱，nJ•能是唯一重大降礙。

是的，城寨不同於香港，似卻是它較小和較髒亂的雙胞胎弟弟，在城市規剷和建築方面 

有着幾乎相同的DNA o

九艇城寨旮•叫諷刺悄況，似乎只有放到其歷史竹录下才有意義，但也影赞苔它的建築 

史。差不多直至呑港回歸前，城寨這個聚落一直保待苔模糊的政治地位，直接影密了它 

的迮築物。迠個飛地有自己的邊界，可説令香港的英國管治者陷入無計可施的境地。雖 

然城寨處於香港的幣體監管體系之F，但港府從來沒有信心在那岌行使全面的監晋，因 

為少數想耍迢樣做的嘗試都不成功。



儘管城寨之內和四调地區由.947年開始就面臨 

發展的壓力•但早期的發展還算溫和•即使到 

了年•大部分建築物也只有兩三層髙。

（舐涑《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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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添番提供）



居民常然希罕政府改善服務，尤艽是供水、供電和沾理垃圾，但卻不想要與這#史物相 

聯繫（並為它們提供資金）的完整市民身份，例如缴交物装税和入息税。他們也不希窄 

城寨打任何大規模改革。當政府提出清拆部分城寨的計剌時，居民就馬上利用中阈擁有 

城寨扱終法律權力的事贲，有效地向屮阈政府求助以阻撓英阈人。諷刺的是，許多居民 

正是為了逃避這個中阈大阵政府而直接或辗轉落戶城寨•似他們對此似乎並不在意，只 

要求助於中國是抵钥「殖民主義鵰迫」的方法。

在1987年清拆城寨的決定敲定之前，中國政府對於城寨的立埸如何，一直令港府忐忑不 

安、迠種不安有許多合理原因，不過，有哪些啦情是中阈會容忍，或者它願意為城寨居民 

出頭到什麼程度，港府不曾明確知道，就連城寨居民也不確知。這種模糊狀態極易於被人 

利用，即是可以利用一•個政府來對付另一個。英國人擔心城寨內會發生由文化因紊激發的 

暴動，即使這種暴動不是由北京唆使，而北京為了保住民族面子，也可能被迫F以支持。

此外，如果中國覺得英阈人過度伸張勢力而不得不回應，很可能不光足•斥資港府使K•難 

俱，更會也城赛或香港之内設立某棟更大規模，更明顯的畏期干預，包括派驻苹隊或督 

察，或者某植用以仲裁糾紛的司法機構，從而更公然削弱香港政府的權力。結果，英阔 

人避免任何可能挑起中國興趣的行動，以免令英國影嚮力不增反減。

政府A然檐心引起人們對城寨的注意，可能钤危害香港本身地位背後一向敏感的關係， 

令相對小的問題引發成人問題。因此，更為可取的做法不是去「解決」它，而是只要問 

題是可以容忍，就安之若素。城寨居民顯然察覺到這點，包括那些可能會盡景加以利用 

的人一各柿犯罪份子和诖築商。這種不受規啻的狀態促使人們在城寨之上大興十.木， 

而随吞它的建築發展不斷演化，這種不受規管的狀態變得更加真實和承要。

肆無忌憚地蓋愈蓋愈A
但是，香港政府對於城寨的問题能容忍到什麼程度？疸些問題主要關乎安全、健康衛生， 

犯罪活動•以及城寨可能發生某種災難的風險•而發生這些事故舍打窄港府及Jt轄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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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公井機磷的锊讲。港府可諧處於左右為難的困境：如果為了防患未然而加以干預，即 

使是為了城寨内居民的安全或利益•都件被解湞為殖民勢力過度伸張、專制獨我和挑爨： 

不作干預，則面對愈來愈大的火災、塌懊、爆發傳染病風險等，如果旮任何這些事情發 

生，就會被指摘為不人道，不負資任、冷漠無情*

對於逑築物本身，尤其是在後期出現的高阀大唛•政府大有理山感到憂礅。宵質上，迫 

些新大樓代表着遲单會發生的災雔，但還有另一個隱蝥：政府知道，即使它以衛生和安 

全為由加以干預，迫令（如果可以找到這樣做的方法）建築商或装主改善他們的物柒， 

而中阈也容忍英阈T預，但這樣做等於接受那些很少或完全沒有法律根據的物業擁荇權。 

這會暗示（並且成&法律先例）港府默許原本不合法的事情。

這挿法律窘境令港府更加束手無策……而城寨的建築商和業主都心知肚明，平晳上這標 

誌着不受規管的建築活動可以繳缩下去而沒有後果。港府對於在六十年代出現的早期卨 

牌大®毫無行動•野心勃勃的居民看在眼袅，煢得可以肆無忌憚地蓋陵……愈蓋愈密集、 

愈蓋愈窃。為了獲得最大利潤，可以並且將會採川盡匿投機取巧的方式來建屋，亦即要 

快捷、便宜和大規模，盡量不要花費在需要額外成本的「生活便利設施」上。

雖然城寨的最終形態令建築師和都市規釗專家着迷不已，但在這形態出現之前，城寨當 

然經歷過其他注築發展階段。二次大戰剛結束時，全香港人口約有六十萬，後來到了 

1946年初，許多在日f占時期逃離的人返冋香港*使人口恢復至戰前約一否萬的水平。在 

四年間，人口增至約二西萬，大部分是來自內地的雒民，在未來十年再有一百萬人澳入。

這襌人口急速涌入的結果，是幣個殖民地各處幾F無法避免地出現火萤寮屋區——在九 

詛半島各個山坡和香港島部分地區。城寨及其周邊地區接近九龍城這個已發展成熟的華 

人社區，並已有一些電力和食水供應，所以尤其吸引寮屋居民。因此，城寨雖然因其「不 

正常」的司法赞轄權而地位有所提卨，而政府在1947年宵試消拆城寨不果，更清楚表明 

迨棟不正常的司法管轄權：不過，城寨之所以發軔，是因為它是更大規模的两頭村寮屋 

區的延伸。從那時開始•城寨的特殊狀態業已確定，即使它在五十年代似乎成為與西頭 

村連成一起的部分，但仍然是個獨特地區。



旧^年^月H日《英文虎報》的剪報（左）•評論了 

城寨突然冒出萵播大雇：「……私人發展商忙者拆 

掉古老的革層建築物•興建新褸宇——它們大多數 

萬連九屜• J率實上•正如磯於196O年的照片（右） 

新顧示•早於五十年代•束頭村道上的一•兩赝离 

建築•已大多被四•五磨亮的樓宇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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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與其他寮屋區大同小異，人們湧入後，這衷的發展是臨時和奄無規管的，完全是以 

需要和機钤為邏輯。炳水之就下•最节或锒強大的勢力到來*便將可用的土地據為己有 ， 

並很快蓋起述築物（這是最畏期待久的佔侖權锊明）。城寨的石牆被拆除，本來钤令這座 

城池的邊界範阑永遠消失，接#被整個九龍的都市結構吸收融合。

但是，城寨的實體城牆消失，無法保递其邊界後•城寨的法律地位取而代之發揮這種功 

能。根據政府的調杏，在1954年，當地總共只有約八百座建築物，其中六百四十八間是 

石屋，一百五十二間是木屋。由於人口變動•這極情況很快有變。對於城赛來説，香港 

在二次大戰後和1949年後的歷史時期（中國大陸上新建众的共產政權和呑港殖民地政 

府正在摸索彼此的關係）足轉型期••伤1949年城寨只有約二千名居民；1950年代增加 

八千；1960年代再增加-•萬匕千多人；到了 1980年的髙峰期•據估計城寨容納了网萬人。 

為配合人口增畏，建築工作如火如荼。

香港的經濟怏速膨脹，城寨也因城外生活水襻上升而蓬勃發展。在許多方面來肴，12與 

不少社區的故事相呼應。儘管大部分城寨居民不熨得它是貧民窟，但城寨是依附在香港 

追個巨大身體的寄生有機體•與孟買或里約熱內虛的貧民窟大同小異。它永遠是居住和 

膂商成本較低的地方，當四周城市變得愈來愈昂資和成功，城寨的吸引力就能保持，玆 

至增加。城寨從來不缺乏無法跟上香港現代化經濟步伐的人。香港經濟的成功也是城寨 

的命脈，為它提供足夠人口，這些人需要逃離现代化的經濟•稍作喘息。金錢（和缺乏金 

錢H足進了發展。當城寨到了土崩瓦解的時期•它已是地球上人U最稠密的城市聚落之一。

別出心裁有違常規的建築標本

在城寨的早期階段，城内述築形式足傳統式，並不出人意表，而且建築物的興建遵循佔 

住者權利的原則，亦即最V•來到的人，在尚未被佔用的地點随意逑屋。巷了•和通道是变 

無規創地演化，深入城寨已確立的「地岡」内，這些巷子和通道一直存在，直至城寨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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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之時。城内有苺本的供電，但由於非法接駁悄況愈來愈嚴重•電力系統經常不勝負荷， 

食水則只靠少數公用水龍頭供應。到了六十年代，愈來愈多人來到城寨居住和營商，為 

了應讨需求，城內建築形態不得不從兩三層高的住宅，躍升為六、七層高的大度。這是 

敢要的開端，因為這些建築物如此商，無可避免變得更複雜，興建更費工夫，需要鋼筋 

混凝土和更多投資等。它們出現後，居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了。水要靠人力連往較卨的 

樓赠•煮食或燒水所用的石汕氣，同樣是靠人力一罐罐蓮上去。

這些新建築物根據地盤的II體情況加以凋整。興建這些建築物時沒有建築師或工程人U 
參與，也沒有適當的地基或打樁•建材品質可疑，對常規的機械和電氣棵準罟諸不理， 

適當的通道和火警逃生口付諸闕如，日光或淸新空氣，供水或垃圾淸理統統欠缺，让成 

後肯定沒有足夠維修保養。它們以完全獨削的方式來運用可利用的空間（不理業權地契* 

物業範阐和規則等正常限制）；它們是別出心裁、有違常規的逑築標本。

唯•始終遵守的限制，是適用於全九艇區的啟徳栂埸卨度限制。就算扱肆無总俾的建築 

商，大概都知道挑戰迠個限制有宵無益，因為如此會迫使政府以不利於他們的方式回應。 

除了這個「髙度限制的金科玉律j，幾沪沒有什麼是不可為的。

地面的空地（在五十年代仍有小菜園和畜棚）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混凝土违築物和 

巷道。在地面，日光逐月減少。「發展商」（任何存魄力，資金和基本建築知識的人）建 

議現有「業主J交出手上的兩層高迮築物，在原址興迮更「現代化」的新大® •換取新 

大嗄中更大或更多單位。如有可能，發展商會染合相鄰費家的物業，令覆蓋範阐更大， 

因而可以興建更晩人的樓宇，籍以提卨利潤。這自然帶來城內肌理的演化：逑築規桢的 

上升不只在窃度方面，也表現在宽度上。

由於沒旮總綱圖可以遵循（也沒有法例可依），途反常規的通行路線開始婉蜒迂迴於城寨 

內，忽升忽降穿越相鄰的建築物。原有的樓梯被估用，鄰近建築物的窗戶被置諸不理， 

並為牆壁所遮檔•地板以懸臂式支架架設在巷道k方，奋時候差點能碰到對面一家的地



板。城寨的天台成為了公共空間，那衷種了盆栽植物，有小童婿戲，成人在休息，並且 

可以從這裏横向移動到不同地方（連郵差都是垃樣）。較低矮的建築物不一定會拆棹，而 

是直接在它們之上增建新的樓哨，有時候甚至是旁邊更岛建築物蓋在它們之上。較岛樓 

層的走廊會接連起來，人們無須返回地面就能前往不同的建築物，這樣在城寨內走動時， 

很難知道你已跨越了逑築物與边築物之間的「界線」。對於熟悉路線的居民來説，這捕模 

糊完全不礙啭，他們可以暢通無阻地穿梭城寨縱橫交錯的通行體系。這種不轉常的「存 

機」成長，是城寨在建築和都市劫觀方面極&獨特和釘趣的特色。

由此產生的公共空間與私人物業之問的模糊狀態•沒有受到明確的權力機構質疑，居民 

也沒有動榉這樣做，因為事實1:這是非常有效的系統，它是自然形成，不依循城外的傳 

統規範•其發展完全是出於需要和因應機會。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私人與公共空間界線 

模糊的成長模式，以及建築物在演變時改造内部通行路線和周邊範圍，與香港一些非常 

獨持的建築和城市規劃方式並無二致。城市規割師和建築師讚揚中環這些地區的混合通 

行路線，以幾乎無缝銜接的方式跨越和穿過公共及私人領域；此外，迫個城市的許多獨 

特發展是糅合不同設施於一體一地面是公共服務，商業的半公共空間設在平台，上方 

是休憩空間，再往上是私人住宅大樓。城寨令人着迷的建築形式，其實是以類似方式把 

同樣的現象匯集在一起，只不過更為雑亂無章和未經規剷。或許更準確的説法應該是， 

香港找到一個將相同的都市現象加以「文明化j的方法。

港府在1963年試圖清拆城寨束北角一部分，並搬遷居民，但遭中國政府反對而停止，逭 

種對於英國在城寨內權力的公然否定，為猖獗的發展大開中門。同年•城寨居民成立街 

坊會（現稱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一方面是為應對英國人驅逐他們的挑戰• 

另一方面是仲裁業權糾紛，由於建築興旺，這種糾紛無疑小斷增加，並且迫切需要解決。 

此時城寨人口已超過一萬五千人，完全無政府的狀態不能再持續。街坊會成為城寨實際 

上的權力機構，處理當地的物業糾紛和交易，街坊會蓋在物業記錄上的印鑑，是證明擁 

有權的唯一認可憑據。它很快也負起管理其他服務的貴任，並代表居民與港府談判◊直 

至城寨淸拆，街坊會都一直是不可或缺的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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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裹的肌理在其存在的四十五年間變化®大。在 

四十年代末閒始出現自建的一兩層高木屋•拼湊成 

早期雜燴•到了五十年代重建為四*五»罱建築物• 

到1962年仍然是城裹的主要佈局（右上圓）。此時• 

開始有少蜃較罱的建築物出現•尤其是在城裹西半 

部•它們的覆簋範圍是原本由兩至四間木厪佔據的 

地點•但城寨仍有超過六百五十座播立建葵物。但 

到了 1987年•經過七十至八十年代不斷重述•一 

批批較小的建築物被拆卸•由更大型的單棟大廈取 

代•樓宇數目減少了超過一半•剰下約三百座（右 

下圈）•

:有許多建築師研究城案•以尊找能應用於主 

築項目的經險。對許多建築師來説•重黏是 

城累的建築物如何像有哦體那樣演化•中國 

banus都市實踐逮築寧務所就研究怎樣利用橋 

妄逑築物•在許多榷麽創造非正式的通行路線 

3），

禮
<1



S中是位於大并街削近巷子累的水并•是到了八十 

年代末城寨內唯一仍保留的天然地面水井。七十年 

代末•大部分地區都镘慢淘汰街喉•但在城寨•它 

們一S是渭潔飲用水的唯一來源•而适種悄況維持 

到虽後一名城蓁居民在（992年底搬出。

300m

在1950至l99O年閒.城寨地下打了五十多口私人 

擁有的科學并•大多數是用於抽水注入天台水箱• 

再從那典經由水管轤送各住戶。在這婚圃中•垠深 

的并有三百米深•焼乎肯定是誇大的•有這個深度 

一半的已經極少•大部分不足一百五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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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完全迚成，體的逑築糊塊

建築活動增加令人口更加稠密，本已不足的基礎設施承受更大壓乃，城寨內的生活環境 

毎況愈下。食水供應量下降，品質變差，排水渠不足並經常淤塞，斷電時有發生。儘管 

城外的政府和公共事業機構確實忐力解決這些問題，但也無濟於亊。

常局希望改善情況，但城'囊的環境令翻新設施幾乎不可能。非法接甯的情況不斷發生， 

政府也無可奈何，還有人完全不顧後果在城寨內開挖私人水并｛用來汲水販費岡利）。當 

局確實增投了公用水龍頭，但供應趕不上需求的增S，而且城寨愈來愈商和密集，就愈 

來愈難以提供合理和現代化的公用設施。政府面臨無法解決的兩難局面：它想改善環境， 

但不希望會因此助畏城寨進一步成長，這很難做到，因為城寨已成為令人困惑的迷宮。

到了七十年代，城寨已經膨脹到它最大化的形態•建築物卨達十四膊樓，而且除了中心 

地帶，其他地方的地而幾竽完全沒有陽光能透進去。衙門所在地區是沒舍向髙空發展的 

例外，它在1949年徂給•個教會，用作濟贫院和安老院。最後，它成為城寨內唯-•可以 

看到天空的重要留白。霏近老人街的一座小廟也保留下來，但逭座廟幾乎被四周大度丢 

下來的垃圾埋葬，從上方看，幾乎完全看不到它的天并。

在八十年代，城寨都市街區的最後f缺口J都填滿了，它融合成幾乎完全連成•體的建 

築團塊，從外面和商空看起來更是如此。到了這個階段，它已是生機勃勃、活若的旮槪 

體•通行路線是大大小小的動脈，水管和電線是貫穿其中的靜脈•還冇坑坑洞洞和褪色 

的表皮，那是外臍雜亂無章的門脔佈局，失修的灰泥和混凝十.牆壁，上面還附有形狀各 

異的陽台、鐵撤、擴建部分、晾衣架和冷氣機，像是痣和腫瘤一般。



從i960年代至i972 期間•城赛不颤大興土木• 

在呼6彡年開始的「九層革命j •幾乎席搀全城寨。 

只有沿卷東頭村道仍有少數較老K的四•五曆鬲建 

築物•其他較新建的建築物•已經明顯更為鬲货• 

甚至逢十二屁樓以上•逭是城裹北面所能興速的妄 

度極限。左圖《於1975年•右團»於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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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建築物似乎倚靠在相鄰建築物上，有咚挾窄得離奇，許多建築物之間的界概並不清 

晰。這些後期出現的大瞍即使窝存創意:，但無疑也是在城寨歷史上最危險的。迖築商辨 

稱它們很安全，是仿照城外香港所遵守的相同建築物規例而建。這可能大都是真的，因 

為這些建築物許多是由城外的兼職建築師，或者有在其他地7/興逮合法項11經驗的承包 

商「設計」和/或興建的，更沒有•幢坍塌。然而•它們是以低無可低的愫準興让，迫 

也是事宵。興建這些建築物，完全是作為生財工舁。

另一個很可能是事實的情況是，城寨成長並凝聚成幾乎一體化的巨大宵體後，由於有這 

補結構環境，各逑築物結構上的弱點，至少稍稍減輕；各建築物互相支撐，或者至少把 

整個實質穩定下來。就像繁忙時間滿員的地鐵列車•樣，乘客肌傳相接，身體緊密挨靠 

在一起，連倒下的空間都沒有。违築物顯然並非如此簡單，大榷可以由上往下垂直塌陷。 

但是，隨舂城寨的社會和實體形態交錯缠結，它的注築物不但在空間方面變成互相寄生 

依附，在穗定性方面也是如此，起碼多少有這種效果。

那麼•城寨是否宥效的實驗測試案例•顯示在沒有管制或規剡時，城市自我發展的形態？ 

它有機體般的自然演變，是否代表在缺乏有效運作的政府參與下*所奋城市都會出現這 

樣的悄況——•種像電影《衝鋒飛車隊》衷的世界，只靠自我監管的規範和限 

制？這裹並非要把城寨的茛實情況浪漫化，但它確货限制了不良元素，形成了原始政府， 

採用不成文法而非成文法，並且主要以真正的民主方式運作（肯定也是真正的帘場經濟）。

城寨的内部密切融合後，它的寅際運作就愈良好。在社會、空間、經濟，當然還冇述築 

方面的互相依賴增加後，城赛發展成為頗H功能的社區機構。它的•致性也随之增加， 

這極•致性或許並不明顯，但居民能夠察覺。到了這時候•它是真正本土發展出來的龟 

形實髓，這也是城寨令违築師和都市規剷師精迷的原因，因為他們听受的訓練，是相信 

規剡發展的好處；毀喾皆有的城寨，則是顯示沒有他們參與時钤出現什麼悄况的避據 

城寨與城外建築發展的相似，或許是•而令人看得不舒服的鏡了•，反映出香港的血貌• 

甚至呈現香港的焭造关學和品質，山早期的花崗荇石屋•過渡到後來平咪乏味的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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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迠棟迮築體系坫難以待久的•倒塌、火災或其他形式的災難是不可避免。政府覺 

得不能再等•要沱點工夫處理。锒後在1987年1月14日，宣佈消拆城寨。

體現r一城即一屋的概念

在城寨宵際存住的大部分時期，它都並非茛正有城概圍繞的城池。但直至消失時，它仍 

是被包阑分隔的社區•包阑它的是人們的觀念、法律上的模糊狀態、饯铒•最後還有在 

它周逍發展起來的城市。古老聚落修築城牆•是為了把可惡的入侵者拒諸門外，而九龍 

城寨便成功將不受歡迎的權力（其形式是香港政府）擋在城外幾十年。

對於許多香港市民而言•城寨也把他們不想要的人和活動擋在襃面，是個頗為方便的半 

流放地，把他們不想見到的爭物放逐到那襄。許多人將城寨视為「反城市J （anti-city）； 
然而，它能密切反映香港的程度，超出人們一般想像。對於城寨的地主和中國政府來説， 

它口了帶來政治上的好處：對香港的英國政府代表來説•它則是麻煩的事物。但從某嚙面 

來看，城寨不是也為他們帶來方便嗎？城寨難道不是有用的容器，收納了一些他們原本 

非處理不可的不良份子？

若以城寨存在蕺後二十年的發展來最度，迠個非凡的實體十分「成功」，正如我們所見， 

這種「成功」是香港本身成就的翻版。這個殖民地繁榮起來•城寨也随之篷勃興旺。客 

觀來看，城菜的成長，與其説是令英國在這個輝煌的亞洲前哨的管治荣污，不如説是對 

其管治f以桿定（即使是間接的）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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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畏大的建築師何巽•是著名建築師 

何強的女兒•地於«99»年底在紐約哥倫比 

亞大學攻續建築時•得知城寨即將涌拆的 

消息。她對城寨有很大興趣的部分原因• 

是香港沒有人賊意談論的某個地方•突然 

在世界另一頭愛得有新閩價值•而畏期閲 

注离密度住宅的何巽馬上了解到•城案與 

她造個研究興趣若合符節。時間很緊迫• 

但何巽堅決要知道更多•她獲富布賴特研 

究獎助金資助•到香港逗留十個月詳細研 

究城案。她的研究成果後來整理成三十二 

頁的報吿發表•這些编圈即來自該報告。

伺巽在巧92年研究城葵建築時•找到更令 

人驚異的例子•顯示城赛建築物如有機體 

那樣生長。她利用平面圖和椹型探索•發 

現當一座建築物蓋得愈來愈卨時•慢慢地 

將旁邊比它矮的建築物的屋頂佔為己有。

她在另一項研究中發現•因為眾多商店和 

工廠的大門直接開在一條巷子上•大部分 

時間都會把門打開•箱此大大增加開放感• 

不然的話•迠個地方會愛得很侷促•甚至 

令人有透不過氣的幽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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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巽留在香港的十個月間•在香港大學攆任 

兼職講師•她在港大學生協助下•製作了一 

系列城美球圖和圊表來闈明她的發現•包括 

城寨街巷的示意圃（下圖）•以及顯示城寨 

不同樓嚅的工廠和其他非住宅單位分佈和密 

度的圖表（右下圃）•不過•最有趣的或許 

是她有關榷梯和走廊（右上圖）類型學研究• 

以及逭些樓梯和走廊如何納入單一結構型 

元•或者被用來做連絡通遒•把兩座或以上 

的建築物連接起來。

明 （3]

（23 2）



這個獲獎的「視货資訊圖表j由《南单早報》的資 

深插金家阿道夫•阿開期(Adolfo Arranz)绘製• 

在2OIJ年J月刊蝥於該報•以紀念城寨清拆二十周 

年=從黻格的建築學戥點來说•造幅圃或許不是很 

桷错:•但它唯肖睢妙地表連了城寨的生活實況• S 
内建築物犬牙交錯混雜在一起•房間之內進行者形 

形色色的活勤。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dolfo Arranz 5J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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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這個建築宵驗室，界定了今天香港的基本組成郞分一把住宅、商業和休閒設施糅 

合於一座建築物的多功能超級大度。如何巽多年前所説，城寨並非失敗的城市形式，而 

是理想的形式（這已成為公認的看法）。它的社會渾然融合，極為有效地運用空間，把所 

有功能 ＜由居住、工作、休間到社會服務）集屮在一個密集、步行可逹的區域；它耗用 

最少的資源和物料；它以民主方式自治和自我修復，同時受到最少程度的監捋、規管和 

徵税。它堪稱體現了 •城即一屋/ •屋即一城的概念。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建築師阿 

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如果見到城寨，一定為之着迷。

即使在其槩敵城牆消失後幾卜年，城寨這個當年的軍事要塞仍擁侖近乎神話式的「防禦」 

力量一既是心现上，也是實體形態上。1987年港府終於決意攻破其外圍防線，它迷宮 

般的形態成為棘手的障礙，令済拆隊伍花了好幾個月去記錄實際存在的房屋，並一一清 

查城寨最後的居民。

城寨在有形的生命期結束後，成為雅致的公園，而它歷史h的都市形態，只殘留虛無縹 

缈的痕跡。不過，它會繼續活在傳説中，也留存在那些曾經生活钮那裏和避之惟恐不及 

的人的記懷中。



两側立面的細節拭貌，nf兑曲時搭进和嚴格來説 

逆法的雄恥鳝台，這極從外助伸出的侪违物，是 

城寨外阐的特做，常峙在香港許多以低收人陏W 
為主的芮w也t分竹遍。到r九卜年代末，垃柙

5臟

谣台被税為安全隠忠，後來完全消失，位足令人 

惆恨的m失，因為它們除r為挾小的住宅增加资 

设的外部空問，也令原本眾调、奄無特色的进築 

物分現出人悄味，焕發籩勃中氣。同樣供梅件:态 

的迠，盤結交鉛的屯税，讯號線沿a格俩表 
延，往往u违十多w卨，一直迚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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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仲玉(Mok Chung Yuk) •自六十年代中期加入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 

年代初•他是負賁替導在城寨安裝供電設施的工程師之一•

中華電力(中電)在1977年開始大規模向城寨供電在此之前•我想應該是在 

五十年代開始，只有城寨邊緣少數幾個地方有正式的電力供應；東頭村道和聯合道有三 

個供電點，

城寨供電方案

你看，對城寨居民來說，電力並非由始至終絕對不可或缺的事物•而且中電認為 

這個地區頗為複雜。例如，城寨內有大萤色情行業，有些是你想像得出的•有些卻是你 

肯定無法想像的！但到了 1977年•中電終於错得•只要建築物合法•就應為大廈供電、

那一年發生了-•場大火，大家都明白到必須改弦更張••我們開始草擬向全城寨供 

電的方案，政府也制定指引，説明哪些建築物是可以接受的=1977至1985年•是翻天 

覆地的時期。當地民政處開始與街坊福利會合作•政府對城寨事務的參與也有所增加， 

後來•就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中國吿訴英國人他們可以在城寨行使全面權力， 

事情就變得好辦了。

我估計在我們制定總綱計劃之前，大約兩成住戶已有電力一有的是合法，但通 

常都是非法。後來逭個數字驚人地大增，像是連鎖反應=居民看到鄰居接通了電力•就 

來査詢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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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為安裝新供電設施做準備的人員之一，一些最早的調査工作由我負責•事實 

上，我很清楚記得第一次進入城寨的情況一緩緩前進一段短距離就掉頭走了！當時似 

乎很可怕。我們起初穿得很隨便，小心翼翼以免看起來像是官方隊伍。到我們熟悉了城 

內的街道巷弄後，才拿出地圖和圖則。我們最初幾天只想摸熟這地方，之後才與當地居 

民談我們正在做的事。

糾辘於居民與政府間的供電方法

開初，我們有兩大憂慮。第一，我們不知道會發現什麼；第二，我們發現情況有 

多惡劣後•又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那種混亂情況•我們很快看到困難：巷道狹窄、骯髒、 

垃圾，在當區居住和工作的人的性格。我有幾名同事被搶劫，劫匪大概是瘸君子•連 

三十元這麼少的錢都搶。不過，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受到惡棍騷擾，因為這個計劃有許多 

政府部門參與，包括警方，當然還有街坊福利會，此外，大多數居民都覺得需要電力， 

所以沒有發生什麼棘手事情•

我們遇到許多具體的技術問題。城寨到處是錯綜複雜的水管和電線D該從哪裏入 

手，我們茫無頭緒！最後決定只須從城外開始，由外而內進行——把電纜逐吋逐吋接入 

城內。巷道狹窄得難以罝信，在某些地方我們須挖開地面鋪設電纜，但挖的時候•我們 

經常碰到大小石頭而不得不停工。在城內開了幾次會後•我們一致認為，應改為把人行 

道的路面升髙！

我們必須發明許多新方法來鋪設電缴。我們會先嘗試某個方法，如果行得通下次 

就再用。偶然遇到問題是免不了的。昔如，居民不喜歡我們在他們的牆上鋪設電纜，這些 

問題得花一番唇舌才能解決。在少數例子中•我們只把電力供應到一個低展單位的電插 

座，讓業主自己接駁到樓上一層。當然，我們在通電前會檢査•保證一切都正確地完成"

當時香港經濟正在急速成長，大家日漸寓裕後，買的電器也愈來愈多。人口也在 

快速增加。城寨同樣蓬勃發展，大興木土。這一切都導致對電力的需求愈來愈大•



愈來愈多城寨居民想要獲得供電，我們必須找地方裝設變壓器•並處理我們打算 

拉進城內的兩條髙密度電纜。我們最後說服城內的教會•把二百五十平方呎的地方租給 

我們•條件是要翻新他們的學汶。我們也不斷纏着政府，要求把被火災夷平的空地騰出， 

供我們再設立幾個配電站，我們就此事與常局談了好幾年•結果在1984年才獲批准， 

到我們建好逭些配電站又花了三年•那時候政府已宣佈要清拆城寨！

低估需求偷磁依麫

到了這時候•幾乎每個住宅單位都有了電力•但並非所有工廠都獲得供電，我們 

開始做的時候•不知道會有那麼多工廠•我們在方案中已經做了預備•可以提供額外電 

力，但還是低估了需求——我們常常要即時做調整和修改•以應付所遇到的要求。

偷電的事情當然有發生•收到的電費肯定少於總供電量，有些電力不知被誰用了 • 

但是，想大規模從電力公司偷電已不再容易•使用偷來的電力的工廠東主見到我們時， 

會小心隱藏可能惹人懷疑的證據•許多人也明白，使用偷來的電或許便宜不了多少•他 

們直接要求中電供電，至少不會受人威脅或敲詐。

過去，偷電的人沒有受到有效制裁，部分原因是我們的員工不敢太過深入城寨！ 

不過•就算我們要採取行動•通常也會找警察協助。以前的城寨是個獨特的地方一連 

警察都不願進入。他們採取掃蕩行動時，往往無功而返。有些人聲稱自己有私人的電力 

來源•那是在說鬼話！他們偷取中電的電力，但極少遭控吿•就算被發現•也不過是斷 

電而已•

把電力引入城寨，不只在香港是項獨特的工程，我敢説•放眼世界任何地方都是 

獨一無二的，由於這個地方的背景•還有那裹的條件和環境，我們不得不別出心裁•並 

解決問題。不過•我很高興居民最終能搬出城寨，只是我货得政府在賠償方面花了太多 

錢。我肯定在直佈清拆後•有很多人馬上搬進城寨，在那裹住幾晚，希望能渾水摸魚•



笨玷之城 238 I 239



「三不管」，垃圾管不管？

以為城寨不受政府监管或沒有市政服務，其實 

是誤解；不過，由於逭塊土地的政治地位敏感， 

在香港其他地方普遍實行的市政條例，在疽裹 

往往只建議實施，而沒有真正執行•但是，市 

政事務署的淸潔工人則提供一項必要的服務• 

在政府眼中•淸理城寨內每天積聚的兩頫垃圾 

是首要任務，逭不但是為保持社匾術生（並控

制廉大的鼠群），同時藉此消除城內火災隠患• 

市政审務署的橙色塑膠桶到處可見，而無數垃 

圾收集站令淸潔制度得以精簡•只靠十名清潔 

工人巡迴城寨*就保持衛生而宫，城寨居民並 

非模範公民，不過他們偶爾也受良心覇使•毎 

年參與街坊福利會组織的社區淸潔活動，齊齊 

打掃天台、巷道•淸洗頭頂的水管或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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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城寨內眾多其他事物，提供可靠的供水服務•是孕育豐沛創意和企業管理技 

能的來源，但不是所有水都有益健康。政府畏期不肯讓城內各建築物、住宅和工廠•連 

接城外的自來水供應系統，從而合法供水，因此，城寨居民和工商業機構只好光顧私營 

供水商，這些供水商在城寨打井抽取地下水•另個•方法是向當地三合會買水，三合會 

非法接駁水管，從附近的自來水管偷水。

當局多年來唯一的讓步•是安裝了幾個香港人稱為「街喉J的公共水龍頭，但這 

幾個淡水街喉遠遠不足以應付所需*到了 1987年，城寨有三萬多名居民和數以百計的 

工廠•但街喉則僅有八個。這些街喉只有一個設在城內，其餘都是設在對於居民很不方 

便的城寨外圍。城內多個獲認可的慈善潮體獲自來水供應•但這是很例外的情況，而非 

常規•

第一個街喉在1963年設立時，當時的政府聲明說，此舉為城寨「免費和無限景 

供應食水」，那時城寨居民已超過一萬人，居民對此持不同的看法。新成立的街坊福利 

會在1964年派代表到華民政務司署，投訴食水嚴重短缺，而那時「中國政府為了供應 

香港充足食水，正在無私地規劃東江水供水工程」。他們的投訴雖然一派宣傳口吻，但 

卻很有道理，那年的旱災結束後，四個緊急消防栓被移除•只剩下五個街喉•居民每月 

支付十二至十五元的費用，僱用送水工人每天從街喉裝六桶水，提上雜亂無章的四至九 

層高大廈，送到他們所住的單位•

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蓬勃時期，城寨的建築物日益向上方發展，把各家 

各戶所需的水運送上樓的工作變得愈來愈艱辛。城寨對水的需求急增，尤其是城內有了 

耗水最大的新工廠後情況更甚*另外，跋涉六層樓或更高把水運到各住宅單位，是不切 

實際的事•這種情況促使企業家向地底發掘新水源。逭些新的挖并人主要是房地產樂主， 

他們能夠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井，據説當中有些是從前的運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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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城赛居民，曾在僅有的陽光下. 

帶同洗髮水來到街喉旁洗頭：而在他 

为邊則放了-蓝写钺好魚.這些輅魚 

将食在家庭式小店中製成魚蛋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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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每棰大廑都會由私人供水商提供由水井汲取的 

水供居民使用•但井水鐶大的缺粘是大多不可飲 

用。而捷供可作食用水的街喉則僅有八個•其中只 

有大井街這個設在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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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弔年已有水井。據一名前居民憶述•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城內居民 

是從位於北門和東門的幾口水井汲水•到了 1987年宣佈清拆時，評估索償申請的政府 

測量師找到由四十多個供水商擁有、六十七口仍在使用的水井，多年來，城寨居民開繫 

所稱的「科學井」•但許多早因抽取過度而乾涸，因為較淺層的水源已耗竭或被嚴重污染• 

較近期開鑿的井打到深達地下一百米，並由私人的繫井公司承包。

將水實際地運送到住宅•通常是粗糙湊合的過程•首先把水抽到城寨天台簡陋的 

儲水箱•再從那襄經密密麻麻、扭绞鐮繞的水管往下輸送•分流到各大嗄和住宅單位• 

裝設連接井水的管道•花費可高達幾千元之譜，視乎髙度和距離水井多遠而定。在八十 

年代末•每戶每月水費約在五十至七十元之間•

儘管有報吿指出•許多人無力負擔高昂的接駁費•但似乎大部分城寨居民都連接 

了接收井水的管道=然而，光是接駁了水管•並不保證水的問題就從此解決。由於水壓 

和抽水的困難•許多用來抽水到水箱的水泵•只能在某段特定時間（通常在中午和半夜） 

啟動•亦即每天只供水幾小時，居民仍需在浴缸和水桶儲水•當時•約有二十人受僱於 

水井擁有者•按照時間表，在各個地點控制供水•

或許井水最大的缺點是大多不可飲用。逭些井水混濁而帶有刺廨氣味，充滿都市 

滲漏的一般污水或工業污染物•它最好的用途是洗澡和洗地板：這些來自水井的水，即 

使煮沸了也不宜飲用•飲用和煮食的水•仍需從街喉裝滿後運來，有一小批工人直至城 

寨清拆前仍從事這項工作•

衛生問題也是一大憂慮。在七十年代•政府聯同街坊福利會鋪設污水排放管，在 

此之前，未經處理的人類排泄物是沿普狹小街道旁邊的明渠流出城寨•這些污水大多滲 

入地下，被人逍忘，令這個區域地底的地質狀況，恍如一個巨大化糞池•地下水源，尤 

其較淺層水井抽取的水|難免受到污染。

有一些基本服務是政府膂得非提供不可的•鋪設污水排放管是其中之一。如同基 

本的警務工作和照明，以及提供社會服務和清理垃圾，都是幾個打破不干預常規的例外 

之一•鋪設污水排放管可說是供水這件事的必要反面，政府任由私人供水而不受監管， 

但清理污水和廢物卻攸關公共衛生•並且影饗到城外市民的健康，



不論家用或商用水•城棊居民均會在大井街的街喉 

取用。造褢為城寨居民和私人供水商提供最基本的 

安全食水。除了居民外•收費的供水商會旁用送水 

工人•每天從街喉裝水•再提上雜亂無京的大澶• 

為『用戶j提供食水。

政府列舉了許多不肯向城寨住戶供水的理由，包括當地環境造成的技術困難•第 

一點是建築物過於密集•沒有一幢建築物預留了足夠空間安裝供水或排污設施。第二是 

城內街巷狹窄•鋪設自來水管會大大擾亂城內居民的生活。這些考慮無疑都有其道理• 

但更重要的，或許是不想進一步鼓勵人們在城寨永久定居•

光靠水井根本無法彌補八個少得可憐的街喉的不足•結果有人非法接駁城外的自 

來水管，主要是鄰近的西頭村和美東邨。這種非法生意從一開始就被三合會壟斷，由於 

城內建築工程也大多由三合會包攬，他們至少能為新的建築物安裝供水和排污設施一 

即使只是最簡陋的類型，或者令買家深刻明白接駁這些管道的好處，

在一幢建築物內，可能會有好幾個供水商競爭生意，尤其是如果這座建築物不是 

由眾一業主擁有。某戶居民接駁到某一供水商的服務後，就要遵守企業與客戶之間的清 

晰規矩•住客一般會準時缴費，以免被斷水或水管遭破壞，收費員會對客人説•他們所 

繳的費用，部分用於保養供水系統•部分用來賄赂官員•對某些住客來說，這不只是單 

純的商業關係•三合會首領在1980年加價時所定的規矩，就是很好的例證H也説：「誰 

敢帶頭反對加價，我們就當眾把他砍成一塊塊。j
後來三合會育掉他們在城寨大部分的「商業」利益，但他們非法接駁的自來水， 

則直至最後仍是居民飲用水的重要來源。那些參與清拆的人員不願承認逭個做法有多普 

遍•不過，以為只靠六十七口水井就能供應三萬多名居民和數百家工商業機構所需，是 

不切實際的•當局決定最好還是睜隻眼閉隻眼。斷絕非法供水會為居民帶來不必要的困 

難•並會激起更大忿恨。較簡單的做法是清拆城寨• 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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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城赛•大槪有七十個私人供 

水商•陳膜(Chan Shing)是其中一個• 

他每月會規自向居民收取水費•人們叫 

他做水務局畏。有時他會免收一些老人 

家的水費。他説：r大家都是窮人•應 

該互相k助。」他的水泵弑在地板下面• 

會定時扭開•注滿天台的大番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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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耀山(ChuYiu Shan)-城寨少數的地產經紀。他在城寨長大•因對涉及城寨榷宇買費的 

锅案看不過眼•於是跑去做地產經紀，城寨遷拆後•搬去了將萆澳

我父母開士多•十三歲左右•我就負责在附近送汽水•那些地方有費鴉片、有賣 

「紅丸仔』、有賭檔•也有色情表演，那時城寨很興旺，大井街一帶尤其熱鬧•很多曰 

本遊客專程來看表演，有時也有幾個大明星來，其他明星則來吃狗肉•警察也會來，在 

賭檔和毒品檔•除下®帽•收取賄賂——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當樓宇買資最有力的屮間人

我後來做地產買費•替買家賣家當中問人。我見過很多騙子，出售不矚於他們的 

樓宇，然後拿了買家的訂金，一走了之。我記得有個老婆婆，她有層摟•租了給人。到 

她死後•那些租客竟説那屑樓是他們的。因為沒有契約，婆婆的家人又不住在城寨•根 

本無計可施。我在城寨居住多年•給了我有利條件•査出真正戶主是誰。例如，我認識 

城寨费食水的人•即大家叫的城寨水務處•他們可幫我査出哪些人興建哪些物業，

我的地產生意在城寨是最具規模的，每月賺二萬港元左右。人家把摟交給我，希 

望费某個價錢•我如果認為合理•就會設法代他們物色買主，還會把出售地方翻修清潔 

—下•

從六十年代起•街坊福利會負寅替地產交易寫契約•我有時會常見證人=這裏共 

有三間公司負贲樓宇買啻，而其他公司嚴格來說•並不處理地產交易，只是替住戶代收 

租金和水費•免得收賬的人東奔西跑



城衷置業閲鍵

水是城寨人最頭痛的問題。「放水」的人有時會關上大掣•失蹤幾天，然後回來 

吿訴居民•水管壞了•要修理的話•每戶要給三百元•很多擁有水井的人都是好賭成性， 

每逢去澳門蝓清光回來•大家就會無水用。其實人人都知道水是從政府的供水系統偷回 

來的•最大的水掣在濃香冰室地下•那裏有幾個人負责「放水」，但三合會知道後，要 

收保護費•他們只好被迫談判•

從水井抽上來的水，看起來像排出來的污水，通常不宜飲用•真有可能會飲死人• 

所以，如果沒有自來水的話，誰會在城寨置業買摟呢？有人安排把可飲用的水「轉送J 
到大廈天台的特別水箱與水井，再從那裹經過水管流向各棟主要的大廈，有些建築商造 

了幾個連接的喉管，保證可二十四小時供水•但大多數大慶都沒有逭麼幸運，

那些「放水」的人，現在可濩得二十萬元補償，但那些所謂「窮人電力公司J， 

卻一毛錢補慣也收不到。他們以前常常從總.電掣偷電，給城寨居民用•工廠之類每月只 

需付幾百元電費•但他們實際的用電量•可能要交一千港元電費•或者更多。

我不想吿訴你我獲得多少賠償，大概跟那些好運的牙強差不多吧！説真的，他們 

不是很多都做得風生水起•我懷疑有些牙醫能否每年賺到三萬元•但現在大家•包括那 

些士多店、牛丸檔等等，都想好似牙醫那樣得到大筆賠值•所以他們不肯搬走•

城寨清拆，一切都了結。我只希望獲得一個小販牌照，繼續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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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水并根本無法彌捕八個少得可憐的街喉的不 

足。結果有人非法接駁城外的自來水管•主要是 

鄰近的西頭村和美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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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手寫屋宇買賈契約•立契曰期是196o年u 
月14曰。契約詳細記載黄錫炎把城寨內兩間石屋 • 

以港幣二千二百元费給爆煥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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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郵差j林百鎮(Lam Po Chun) •曾在九龍城寨當郵差十年•外號是f天台郵差」•因為 

他每天都如電影《重案組》裏的成龍那樣在天台跳躍•穿越天台派信：在城寨•他見過貓 

和老鼠一起吃垃圾•又見過魚蛋工場撿回地上滾動的魚蛋城寨雖已清拆超過二十年•然 

而•阿百依舊回味天台郵差的滋味……那九曲十三彎、別有洞天的派信曰子。林资鎮曾任 

香港郵政局員工會第一副主席

我就是城寨的「天台郵差」林寶鎮了！

我在城寨派信時，頭髮和衣服每天都沾上由小巷滴下來的臭水，回家要由頭洗到 

落腳。城寨輿最臭就是老人院的後巷•因為那角落的對面都是魚蛋工場，我每次都要深 

呼吸衝進去派信，然後盡快衝出來•

我在1979至1989年在城寨派信•由十九歲做到三十歲，遇到很多有趣的人和事• 

镫得城寨是個很奇妙的地方•

在城寨，你可以在天台走來走去•接通每一座大廈•也可以從窗戶看到居民的生 

活：而我每天也在天台走動，每天都和他們打招呼•城寨常常停電，全城黑暗，我會牟 

着手電筒，陪伴不敢摸黑上樓的小朋友和長者回家，

我常要從一座大廈的天台，爬進另一座大廋的十二榷破窗，再由這個破窗的走廊• 

穿去另一座大度•記得有一次我被兩個便衣箐察抓着。

天台郵差絕技

城寨的建築物是一座挨着一座的，居民為免在地面又滴水又黑暗的小巷走動•都 

愛走天台捷徑•我和師傅一資深郵差雷文生一因此有「天台郵差』之稱號•最後也 

只有我們師徒二人學懂這絕技。城寨的天台，雖然有髙有低，但通常髙低只差一兩層• 

居民發揮民間智慧•兩座相差一層的天台•他們會在矮的一座靠一把梯子•接駁往高的 

一座；相差二至三層的，居民會打開或打破大餍走廊的窗，放一張小椅，人就可爬進爬 

出地穿越到另一天台，再下樓梯冋家。我和師傅就是用這個方法派掛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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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差宙文生正在城赛’派信•他是林咨鎮的 

師叫• ~-人亦師亦友•每天在城赛穿梭派 

信:城案小巷迂迴•樓梯梭道曲折•相倍 

沒有人比雷义生和林賫鎮更熟悉每一個 

兴角•和每個接駁樓與樓之間的通遒與窗 

戶。二人加起來•就是城棊的天寄。

與其疋樓梯派信，「天台郵差」S文生選 

揮天台穿天台•他和林货狼含把低層和 

鬲雇的倌件分閒•先在地面派低磨•肖 

走到城寨的東領村道。那累獨有城寨兩 

座設有電梯的大賡•坐上電梯到天台• 

由天台走下派信•再返回天台過天台• 

由呤通過梭遙•甚至由樓梯的窗戶穿過 

窗戶•有粘像小偷•但目的只為派信。

每次走過這類破窗，我會先把郵差袋扔進窗裏•人爬進去後•再背起郵差袋。有 

一次•我如常的爬進一個破窗，怎料給兩個便衣抓着•問我是否小偷？我解釋説：「這 

樣派信方便很多，城寨的樓沒電梯啊？！走十二層再回地面•再上九樓又走回地面，很辛 

苦啊！」兩位瞀察聽了笑說：「你派信派得真有型！」以後這兩位警察見到我都會和我打 

招呼。天氣熱時，我們還會在城寨的士多一起喝汽水•

拜師學藝遊走迷宮

到城寨派信•很多人聽了都怕，但我和師傅卻如魚得水。他太累時，我去走樓梯： 

我太累時，他去鑽小巷。我十八歲中學畢業•就當上郵差助理•當時仍未有電腦揀信• 

我在郵局要負音分信和出外派信=城寨的信件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的家得•黃賭毒檔沒什 

麼信件來往。後來•城寨建築愈建愈密，人口愈來愈多，一張四十八格的分信大木枱• 

每天也不夠放城寨的信。

十九歲那年，我在九龍城龍崗道郵政局工作，郵局要找新人學習到城寨派信，他 

們認為城寨郵差要記性好和會動腦筋，而上司就偏偏選中性格活潑俏皮的我，城寨如大 

迷宮•門牌小巷也很混亂•不過愈難學的事•我就愈想學•於是便跟年長我十二歲的雷 

先生學習走迷宮。

我還記得城寨的光明街有1至43號•但43號之後的門牌是39號•接下來的不 

是37號，而是35號、31號、29號、23號：城寨的門牌號碼是跳來跳去的，路也不是 

直的，是九曲十三锷，居民建一問屋就寫一個號碼，從1979至1989年的這十年間，我 

目睹矮屋拆得快，髙樓建得也快•門牌很是混亂，

第一次跟師傅入城寨•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入城寨，我一步也不敢離開他，怕迷路。 

在這之前•我聽過其「三不管』，便好奇這是個怎樣的地方，好像很神秘、最初我派信 

派得很慢，但過了兩星期，我就學懂如何在城寨遊走•其他郵差則要花兩個月學習。在 

城寨•你要學習如何省氣力•因為造裏只有兩座大度有電梯，你不僅要在滴着污水和老 

鼠散步的小巷穿梭•也要走很多樓梯。但城寨也帶給我很多•讓我遇到不一樣的事物和 

學習解決困難•也疏得不少街坊的友誼。我唇上留着小鬍子•街坊都叫我「鬍鬚仔j或

「郵差阿资j。



別的郵差要蚩地圖來學習•我則不用紙筆•我跟師傅學路•每一條路怎走、門牌 

怎跳•例如18號就是35號•也學習城寨的佈局。有時一條直巷走了一半•突然沒有房 

屋了，我便會轉入橫巷•派完橫巷，由橫巷轉入另一條直街：派完直街，再轉入另一橫巷， 

從橫巷走回剛才的直街，最後派發直巷另一半的信件。

一些街坊會給我電話號碼，每有小包裹和掛號信•我打個電話，他們都樂意跑下 

來拿信，順道買柴米油鹽。有時候，我和街坊會約定，一人走一半。

派信收到城寨人悄味

城寨郵差還要學習簡體字和不同手寫筆跡；在城寨派信，更不能怕狗怕老鼠 

我有時還會踩到老鼠。

最初郵局只派一位郵差到城寨派信，其他都是幫手。直到八十年代，隨着人口增 

加，郵差增至二位•八十年代，我和師傅拍檔六年後•他被調往其他地方工作，我則和 

師傅培訓另一郵差•二人拍擋在城寨派信，依樣的忙，依樣的累。

在城寨進行黃賭毒的人，一般都沒有什麼信件，所以我也很少和他們接觸。有一 

次我在光明街找不到師傅，就問門牌23號的妓女：「你見到和我一起的郵差嗎？」她 

回答：「郵差，我收費五十元•」另一次•我按門鈴派掛號信，打開門看到賭局，他們 

就大聲説：「我們鋤大弟，玩完這局，就來簽收！」我當時年少氣盛，感到不受尊重， 

也説：「我拍錯門！」轉身就走•把信送回郵局•他們需到郵局取信=事隔多年，我已 

成長，今天便不會氣沖沖的處理問題•我已學習了輕鬆和幽默地與人相處•如果今天再 

讓我派那封掛號信，我會跟賭檔説：「不阻你們發財•我轉頭再來•j
在城寨那貧窮的年代•我反而感到居民充滿人情味，例如有一次城寨停電，有一 

位母親帶着一對小兄妹，不敢走樓梯，我便陪他們回家，撐上十二摟•之後，他們每次 

見我，都會在逹處揮手，也會每年給我寄聖誕卡•後來，這兩個孩子長大後，一個當社 

工，一個做銀行2004年，我在郵局收到他們送來的裰物•上面寫着「郵差阿寶」•沒 

想到內裏是一個美國郵差叔叔阿寶的布公仔•和我一漾長着鬍子•

1987年，政府宣佈清拆城寨，我卻看到人與人的衝突，有老闆獲得賠償，卻不賠 

給員工，亦有家庭爭獐賠償金額，父與子鬧翻•

二十年過去•城寨的老鼠大過貓•在小巷行來行去如散步；城寨魚蛋工場的魚蛋 

掉地，滾來滾去又如常撿回包裝、街坊的親切笑容和接信情景，一切都歴歴在目•鮮活 

的印在我腦海裏一城寨------ 個奇妙的地方•

（朱一心訪問及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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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

信箱通常設在大廈的地面主要入口，有些排列 

得井然有序•有些則像龍津道94號那樣• 一個 

個雜亂無章地釘在牆上•每個款式都不同的信 

箱不按次序排列，而且並不齋全，所以倌件經

常塞在任何可利用的縫隙，這是城寨郵差面臨 

眾多困難的其中之一，牆上的白色招貼是搬屋 

公司的廣吿：搬雙人房的物品收费一百五十元， 

小家庭二百元•大家庭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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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說中的「三不管」地帶

呂大樂

曾幾何時，香港有多處地方都屬於久開其名，但卻不宜踏足的。九龍城寨（我們都習悄 

了稱它為九龍城寨•而不是九龍寨城）是其中之一，但不是唯一。

其他地方如慈雲山、藍田、柴灣等地點的徙置區，外人視之為「紅番區」（字面上的意思 

是野巒人出沒之地，而對很多香港人來説•實際的意思是指該處品流複雜、治安欠佳、 

個人安全沒有什麼保障＞ ，如無必要，最好還是少去為妙。

在日常生活階面上，我們乂的確可以選擇避開那些社區的•.論解決平日生活所需，我們基 

本上沒有需要踏足這邺被界定為不安全的地方。在一般情況下，區外的人跟那些社區互 

不相千。

其他同樣享有這類脊螌的，還包括位於市中心絡绎不絕的彌敦道上的茧慶人廈。

那些地方都有一項共通點，就是它們既在明，同時也在暗。它們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與活 

動範園之內，絕非遙不可及，不方便走近。可是，在很多人心目之中，那些地方也存在一 

些灰色的空間、一些不為外人所了解的活動。很多時候它們其實就近在咫尺，不過外人都 

钤——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過其門而不入，情願繞道兜圈•也免得進入那個陌生的世界。

一般人跟那些地方之間所存在的，很大程度上是一棟心理上的距離。而問題的核心伤於 

缺乏安全感：感覺匕是陌生的、不確定的，難以掌握和控制的。我們甚至可以説，在一



定程度t那是一份發自內心的恐懼。

道聽塗說建立城樂傅奇

我必須在此指出，在不是很久的從前一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或以前一香港並不是 

一個以治安良好見稱的城市。殖民政府在1973年中推出「樸滅暴力罪行」運勐，並非無 

緣無故、純粹是表面的公關形象工程，而是甸見於治安問題嚴電，於日常生活中對一般 

市民造成威脅，有必要的回應。當時某咚社區以治安敗壤而閒名，街頭上發生暴力罪行， 

時有所間。黑社會份子活躍於區內的球埸、娛樂埸所，所謂「踢人入會 ＜即強迫或引誘 

加入黑社會)•絕非只是後來香港流行的黑社會谣影的情節，而是每天在社區内發生的事 

情。公共屋邨的電梯內發生搶劫，箍頸黨犯案，雖未至於無日無之，但確實是一個現實 

中的社區問題；由邨內互助委員會组織，有居民參與的巡更，可視為當時一種互助的民 

問保安活動。

在那個警察隊伍尚未嫌清貪污的時代，徙罝區內有染上毐籍的道友出沒，又或者打人經 

脊非法賭樅，絕不出命。那個時候的香港•地卜的世界並不隱蔽。很多地區之所謂艇蛇 

混雜，皆因那個地下世界也在地面上活動。在位樣的環境底下，大家對一些陌生的社隄， 

會保持聱覺，小心翼與。對於那些在民間廣泛流傳，被視為特別缺乏人身安全的社區 

—九龍城寨竹定是其中一個例子一就更是要打醒十二分楮神，分外小心。

如果平日好些一般人都宥機舍接觸的社區尚且能令不少人於內心產生恐懼，那麼充滿神 

泌感的九龍城寨，不是更應該叫人間其名而生畏嗎？

這是九龍城寨作為一個傳説(legend) •最令人覺得它像謎一樣(enigmatic)的特點。

以事論事，除了五十年代一段短時期悄況較為特別之外，九鼴城寨絕對不是舊日香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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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衷唯一存在嚴i罪行「黃賭毐」（即色情予業、非法賭溥和販寶毒品）的活動和問題的 

地方。要在窄巷或暗角裹看見道友吸毒，當年的藍田可能較諸城寨更為易見；又或者， 

機會應該是不會有顯著差異的。至於非法賭檔、外阐，它們散佈於港九各區，城寨也談 

不上更多或更大規模，而談到性服務，則吻街、謝菲道、大笪地等地方可能比較城寨更 

加明n張膽。我想説的是，在离日香港的社會環境衷，當很多梅於地下的、非正規的、 

不一定合法的活動並不怎樣隱蔽時，九龍城寨可以説是一個相當「正常」一至少不能 

説是「很不正常」，而所謂不正當的、可能屬於犯法的活動也不見得較其他地方特别多 

—的社廬。

不過，話雖如此，城寨作為一個傳説、•個象徵符號，還是不脛而走。而情況似乎是， 

人們對它愈缺乏第一身經驗，愈靠道聴噏説來了解這處地方，便會對城寨愈多想像。

S身超巨型迷宵

其實，作為訪客，在城寨裏面走動-下，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棟柿「不能見光」的事情， 

而是因為人生路不熟，很快便迷失方向，不知怎樣由那個入口走到這個出口。區内絕大 

部分的窄巷，邡不是直線的，而方向也不是南至北或束至西。按着地址去尋找目的地， 

經常一錯再錯，還未為自己做好定位定向之前，又已經走到東頭村道；回頭再走•钽， 

不知怎的乂竟然走到了艏津道，一而再，再而三的錯過丫要找的地方。以為抬起頭來， 

會較容易辨認方向，可是昂&一望，看不見一線天空（不過，無論是晴天還是雨天•總 

有水滴從h面不知哪處地方滴下）。到找對了大廈之後，沿樓悌而上•滿以為攀了三磨便 

是三樓•但其實4•只不過是上了二樓。閣樓涪建令一階變為刚唇，要按號按樓去找某一 

個指定地址，是一項挑戰。



在城赛一條巷子褢•從兩座逾十二屁鬲的大賡 

之間的縫隙由下往上苤•見到難得一見的陽光• 

這道縫隙剛巧沒有被後來加建的摟宇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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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數後處地方•建築物之間留下狹賓缝陳•令天 

然光能殉照到街道•不過這些地方通常都被塑膠袋 

和各棰垃圾所阻撝。空間足夠的話•居民會在那裏 

晾衣。城案中央許多較小的街巷子•路燈有一段沒 

有一段•令整體環境更加陰森•令人更不舒服。



在我苻限的經驗谋，九龍城寨是一個超巨型的迷宮，令外來訪客頭呆目眩，失去方向感， 

覺得周圍環境完全陌生。在那個陌生的環境裏•對那些又陰暗又潮濕的窄巷特別打解精 

神，更加留意那些應該不正當地接駁的水喉、電線，以及那些不規則的迮築。因為對周 

阑環境沒有把握，同時乂榭得十分陌生，那很容易就會產生不同的聯想，以為傅説中有 

關城寨的一切，確實無誤。

當我們冷靜的想•想，以上所講的，基本上跟犯罪沒有直接的聯繁。可是，一般人印象 

（更準確的説應是想像》中的九龍城寨，卻是頗為誇張的。就像當年相當典動的港產片 

《省港旗兵》所呈現出來的城寨一樣，吸毐的道友随處岈見，而-•踏足該處，亦钤遇上

於街頭遊蕩的妓女。當然，還有黑社會、悍匪等；總之，是一副罪惡温床的模樣。這種 

想像並不見得接近現實，但卻可以廄泛流傳，甚至是深入民心。每提及九龍城寨，就令 

人有這種聯想。

那麼為何傳説與現寅之間存在如此明顯的差距，人們依然選擇相信那誇張失實的傳説呢？

九諶城寨的確存它獨•無二之處——它是很多人口中的「三不管」地帶，即港英殖民政 

府、中國政府、英國政府都+钤以卨姿態介入和管理的地方。在很多人眼中，作為一處 

制度意義h「真空」的社區，什麼事悄都可以在城寨內發生。因為這個「三不管j的政 

治背录，一切關於城寨內烏煙瘴氣、f黄賭莓」氾濫的説法便變得很有説服力。也因為有 

這個「三不管」的政治背景，它能給我們無限的想像一在（■正常」狀況下不會發生的 

囌情，很有可能都是城'寨的常規的一部分。它有可能將我們平日所接觸到的香港社會的 

現實，完全顛倒過來，有另一套我們不太明白的社會秩序。它三教九流，品流袍雜；但 

也有可能臥虎賊龍，是隱世髙人藏身之地。總之，城寨的「真空」狀態一在政治管治、 

法律、社會規範和秩序等意義t—惹人遐想。

對很多人來説，他們從來沒有踏足城寨，所以無從以現實來跟傳説對照一下•再而有更 

擘確的理解；傳説與想像就是他們認識城寨的基礎。在另-•批人當中，不少呰到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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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就算他們明知自己所看見的只喝於表面，區內各棟情況很容易會引導他們相信，那 

真的是一處「三不管」地帶。在他們的短付逗留過程之中，很多外人所留意到的是，無 

正式執桊牌照的牙醫似乎特別多，説明城寨的執法有可能異於其他社區；混亂的水喉、 

窀線也舍鞏固他們的印象，覺得城寨仿如一處異域，有別於「常態」的香港社會。

的而且確•城寨別樹一幟。但對城寨略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所謂「三不管」並不表示它 

不受香港政府及其法律所管制一香港聱察有到區內執法，這襄的垃圾由市政署收集， 

而郵政局也舍為區內提供派信眼務。傳説中的「真空J狀態，不盡不實。但誰會存興趣 

去査根究底？

傳説就是傳説，它不需要千真萬確；重要的是，傳説中的城寨為它逮立了一道無形的牆 

壁，將它與f正常」的、「主流」的生活世界剡分開來。身在其中的城寨居民自然不覺得 

在那袅生活是什麼一回丰，但對社會上的大多數來説，則始終是通過各楝「二手」的、 

非直接的資訊來接觸及了解城寨。

超載的香港符號

特別有趣的是，大部分人其實亦很滿足於造種非直接的接觸：他們對城寨的好奇，很大 

程度上是後來一當它將會成為或已經成為過去式的時候一的事情。當城寨尚未拆卸 

之前，不見得有很多人對它轲濃厚興趣，爭取將它的精髄保留下來，或者至少要沼個紀 

念。當時，大部分人對城寨的態度，是敬而遠之。城寨的存在不钤對他們的生活搆成威 

脅（畢竞他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毋須與城菜有任何接觸），而他們的生活起居亦大可以跟 

城寨互不相干。城寨的存在既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同時它又好像阐於另一個生活 

世界一陰暗的、地下的、不《］•知的、主流以外的、不受管制的。城寨的神祕、，反過來 

令很多人覺得，自己所身處的香港社钤•逐漸產生了規範和秩序。它只存权於香港某一 

個角落，但不是所諧常規中的香港。我們必須承認，曾經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衷，城寨在



一般市民心中，並沒有一個觅要的地位。

所以，反而是在正式拆卸之後•當城寨不再真實地存在於我們可以接觸的環境時，人們 

才開始奉它為香港的地方——葚至視之為具備代表香港特質的一處地方。説起來這是相 

當諷剌的，它忽然被視為香港的一個文化符號。今時今日，九龍城寨有着不同的意義： 

它被假定為香港的象徵（但區內的生活卻從來不會被視為香港的典细J ;它代表前殖民地 

城市生活中有趣的一面•即亂中有序（但對大部分沒有在該區生活過的人來説•根木就 

不懂如何解消央而那種——很人程度上只存區内街坊才钤備的一生活秩序）；它代表草 

根的多元性格和活力《+過在它拆卸之前•很少右人真的想知逬往該區生活的滋味｝;它 

那森林模樣的城贞生態和好像擁有生命力的建築結構代表着香港人的韌力和簽活性 

是，熟悉香港社會的觀察者一定會指出，像木屋、僭逑蒋台，及其他在髙密度的生活環 

境裏非法的但卻能巧妙地運用空間的外膪裝罝，曾經是随處可見，而城寨在這方面不笄 

特别）；它是由下而上自發的創意與創新的象徴《可是•必須再次指出，這是香港社會本 

身的特點）。在某個意義上九龍城寨作為一個符號，出現了超載的情况。它所代表的文化• 

價值及其他元素，遠多於它要延績相關傅説、神話的要求。現在這處地方經常被人妃起 

很多不真正觸於它的來西。

這是因為懐舊作祟嗎？似乎又不盡然，因為現時對城寨作為香港的符號的建構，並非真 

的想回到傳時或甫新發現這個社區的過去。近年很多對城寨的好奇、興趣的北通點是折 

衷主義。這些H趨普及的興趣與好奇，主要並非來自該區的老街坊，而是城寨的故爭被 

納入•個正在建構中的香港論述。這些論述不一定完幣•也有可能缺乏一個似模似樣的 

故屯。有些人將城寨等同於草根的生命力•韌力和鏺活性。也有人在未有深思的情況F， 

將它視為勞工階磨的城市社區的代表，袅面街坊關係友善、有強力的歸屬感與認同。對 

曾親眼見過皆日九龍城寨的人來脱，這些想像似乎跟他們的印象剛好顚倒過來。那曾是 

很多人不敢踏足的社鼦（雖然收無充分的理由）•現在很随便的被祝為权香港很有代表性 

的地方。這些想像將城寨的正常狀態恢復過來，但卻是建基於錯誤的理解之上。現在， 

很多投射到城寨的文化元素•都有不成比例地放大或誤罝的毛病，就像當年在坊間流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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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説一樣，新近述構冇關城寨的論述和形象也同樣的不真寅。它們嘗試捕捉社區的形 

態和袅面的社會生活•但結果卻娃抽象的和不切合背读的描寫。這柿對城寨的想像是懷 

念過去，尤其是對一些在香港正仵消失的朿西。以前城寨不會為人指定為本地社區的代 

表，從中可以找到能夠代表整個香港社钤的文化元素。但現在城寨作為一個已經消失的 

社區，卻會荇許社會人士（尤其年輕一代的文化工作者）去重新想像，究竞有些什麼東西 

可從S侗已不存在的社區屮發掘出來。它本身有些什麼，這反而是一個次要的問題，甫 

要的是它早已成為歷史而可供大家很自由地作出各種聯想。仵這個意義上，它正好配合 

很多人轉向歷史的需要，希望可以從中找回1997年後在政治及社钤經濟過渡期間所失去 

的東西。

冇趣的是，這處絕大多數人從來不想踏足半步的地方現被捧到受人諄敬的位罝之上。厳 

格來説，一般市民其實對它沒有第一手接觸的經驗，更談不上什麼回憶、感情。

大概就是這個取因，有關九龍城寨的，很多都是建基於傳説之上，雖不能説是虛構，但 

皞片面的居多。關於造一點，冇興趣深究的恐怕只是少數人，畢竞大多數人連踏足城寨， 

也從未試過。神話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們有着一份待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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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邪惡之城

軌西•布雳斯林
Cathie Bres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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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明早.周刊》委派，以正在東方進行一年觀察旅行的蒙特利爾人的眼光， 

寫一篇關於九艏城寨一這個在與香港岛相遇一個海辨的「世上最邪惡的小鎮」的故#。

就迠樣，在剛過去的耶穌受難日的下午2時50分，我站在這衷的一條狹窄小巷中，頭 

上盤旋的蒼蠅嗡嗡作饗《髒水沿着沒有蓋的溝渠從腳邊流過。我在等待一位為人親切友 

善、呰在上海工作的攝影師Eddie Chan——我離開加拿人前就有人向我推鹅他。

齐種驚人的氣味在我的鼻內交戰。一個穿短褲背心的男人在我身旁擦過，兩肩之間橫豆 

着一根扁擔，挑着巨型貨物。在小巷的另一頭，幾個男人走上一張木樓悌，樓悌通向一 

道沒有上油漆的門，他們一邊走一邊目不轉睛好奇地看着我。我作等正/I:跟别人交談的 

Eddie。二十分鐘後，Eddie和我便離開。

Eddie説，剛才跟他説話的白髮男人，是為鴉片煙館放哨的「黑社件嘍囉」•煙館就在那 

道沒上漆的門後而。「沒問題，我們可以寫一篇關於城寨的故事」，Eddie説，「只要你找 

對r人，令他們相信你不是警察派來，就不會有太大困難。」

事實上卻不是那麼容易。我身為外國人，馬上成為不受歡迎人物；Eddie身為攝影師，乂是 

來自中國另外一個地方的外來人（他的口音透露了身份），受歡迎的程度也比我好不了多少。

把這個六英畝半的貧民窟稱為「城」，不過显情感作祟；自從日本人在二次大戰時把它的



古老石頭拆K來用來鋪,没機坳跑道後，城寨就再沒有城牆了。如果你覺得骯髒、北慘和 

絕望等於邪惡，那九龍城寨的確是世h最邪惡的一至少就每平方英尺而言。• •條陰濕 

的小巷分岔成為另一條，在一個有十個街踔大小的地方，编織出一個令人生畏的洞穴迷 

宮。這奥是二萬五千人、二百家商店和一百家I:廠（由製麵工場至爆竹廠）的「家j。有電 

力的房屋很少，有自來水的更少。有些從來沒有陽光能透進去。谅大的逑築物是苒屮阈 

官衙，現在變成收容患侖不治之症老婦的濟fi院。一所昔日的廟宇學校的前庭，以前是 

祭祀祖先的地方，現权擠滿陋屋•並且被沒有上學的小孩佔據。城寨內只冇寒寥幾間單 

室的學校和診所，全由基督教傳教士開辦•政府並沒有在這衷開設學校或診所。

在這個占老房地產內遝容納了六十間無牌牙雔和西酱診所、三問鴉片煺館、喇問賭館、 

幾間流動不定的海洛英毐窟、五間麻將館，還有一百間讓男人與穿睡衣的女孩「傾偈」 

（根據Eddie的翻譯•那是「聊聊天」的意思）的房間。

在城寨衷，罪惡和生命一樣不值錢。找「年輕女孩」倾偈佗美金八毫至一元五亳；如果 

找「老女人」只需四奄。抽一次鴉片煉八毫，一包海洛英八分至五奄。賭博則沒上限， 

二百美元或以上不等。逭些交易的對象是男性锥人，他們打工每天約有兩美元收入。薄 

利就要靠多銷。為了爭取生意•城寨從來不眠不休。

Eddie指出精采重點。我見到一個房間，褢面滿是番攤賭客，衣衫濫樓但充滿生氣。我問 

Eddie能否拍照，他搖搖頭。「那管得很厳格。這是大生意。聽説他們每天要付美金1,000 

至1,500元的保護費，而他們希望這些錢花得值得。看……」他指一指兩個蹲在門邊的 

人，充滿成心看猗我們。「他們不是鬧锜玩的。」

香港丁.廠勞工的最低就業年齡是十八歲，但這4:城寨內不用遵守：我們見到八歲小孩摺 

火柴盒和串塑膠花。在僅有一問房的紡纖工廠内，一群老婦以手動方式，用手紡車把紗 

線繞在紡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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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迠衷無牌牙醫比比钎是，但四歲兒童的牙齒已在上端蛀掉Eddie停下來拍攝-名小 

男孩，他在擠滿他的兄弟的E•間内，正用毛笮和墨汁做功課。我坐在小巷的石階上。穿 

着粉紅色衫碑的女孩出現，看了我一眼，然後在我的手肘旁清倒夜壺。我馬上走開。

中國人多半以充滿傷感的目光看待城寨。根據傅説，在七百年前有個名叫帝舄的年幼的 

宋朝末代皇帝，因為蒙古人入侵而逃難到此地I坡後，他麾下戰敗的軍隊將領與他一同蹈 

海而亡卜在戰？•時期•城寨的城牆被奪去，但除此以外它幾乎維持原貌，直至去年英國 

人為了推行清拆貧民窟和興建現代房屋的計劃，決定拆除一部分城寨。

然後到了剛去的1月，中共根據1898年把香港2租借予英國九十九年的租約再次主張他 

們擁打主權，但亦訂明「所有現在九龍城內SI•:紮之中國官H，仍可在城內各司其枣」。北 

京政府锌稱香港的清拆計劓是f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是不能容許的J。英阈叫停了 

推土機•並同意談判。

Wdie從人群中找出一個鸹片觴召子——從他瘦得像掃把棍的雙腿和手臂•還打變黑的牙 

齒•很容易可以辨認出來。這人帶我們去見「老闆」•他是一家雑货店來主，人很打禮貌， 

但態度模棱兩可：最近風钱很緊一他不清楚；或者以後再説。我們的黑牙嚮導低锊説， 

他坷以帶我們去另一個地方。他把我們帶去見穿紫色衫裨的女人，她坐在一個沒有標記的 

門门，與一群小孩和老婦人坐在一起。「Hello. Come inj ＞她鞠躬微笑，用盡了她俺有的英 

語詞锖。

我們跟随她進入僅六英尺乘六英尺的狹仄房問。Eddie和我坐在雙人床的邊沿，那個女 

人（我在這袅把她叫作明茵）坐在木椅子上。這張床佔據房間超過一半的空間木製梳妆 

台上放了粉紅色的指甲油、粉紅色的喂膠玫瑰花，還有一台播苔中闕戲曲的f•溥體收皆 

機。明暗搖曳的火水燈照看掛在牆壁釘子上的中式外衣和裨子。全都乾掙得一絲不苟， 

但漤清得惹人憐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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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钤兒，我終於知道位裏不娃鴉片煙館，而是為我位個尋找剌激的「美阈遊客」所安 

排的一次與「傾偈」女郎的钤而。漂亮動人的明茵説自己四十九歲，是個寡婦，丈夫是中 

國軍官。她在1956年與母親、妹妹和兩個孩子逃到香港——全都靠她糊口。她曾在工廠 

打工，之後當過侍應生•胬廳的工作丢棹後就霏「傾偈」維生。她铎一聳0説：「我沒有 

其他方法賺錢疾家。」每次「傾偈」她收美金八毫，臈於中等價位，運氣好的時候，一天 

可以賺六元五毫。這咚收人都得和她的「老閲」五五分眼，這個老闆為她和另外闸個女孩 

免費提供&宿，她們就住4:兩間小房間裏。很多時候，為迫些十五歲至五十五歲女郎提 

供「保護」的，是非法的華人三合會。

以「傾偈」女郎而言，明茵的平識和禮貌似乎出奇地好。她冇禮地婉拒我們拍攝她或她的 

房間（不過Eddie較早前已拍了她华在門外的照片＞。「我沒有羞恥的條件。如果有其他謀 

生方法，沒有人會做這種可悲的行業。J

我們冋到樓梯頂端那道沒上漆的門，Eddie 4:那衷第一次為我與鴉片煙館搭上線。那裏較 

年輕的放哨人同意稍後在晚k與我們見面，地點約在城寨外一家餐廳。十五分鐘後，當 

Eddie在另-間屋輿拍照時，我迎面碰上了一隊正在巡邏的警察——名香港蝥察步伐輕 

快地沿着巷子走來時，我們就在那一刻驚訝地對望。

那天晚1:，我們的放哨人（姑且叫他阿郞）遲到了一個小時。他解拝，因為那晚預計會有 

掃蕩行動•城赛「非常緊張」。我們可不可以明天再來？我們遵從。阿郞帶我們去了他那 

間六英尺乘七英尺的屋子，屋子所在的巷子，放着一籃•籃橙色的鱿魚。這間屋是他用 

廢棄木材搭逮的，住了他一家五口，

阿郞有張光滑、椎氣的瞼龐，看不出已經歴過四十個滄桑寒暑。這名毒販以前是阈民寐 

的幣察，十叫年前來到香港，一直做「這門生意J。他的工作風險不小，但每天只賺得美 

金八奄，另加-•毫六分的f午飯錢」。



—小時後阿郞跑去拿鴉片。他那豐滿漂亮的茇子帶若兩個小兒子回家。阿郸帶了一個叫 

阿黎的朋友回來，手上滿是一包包用報紙裹着的東西，阿郞叫妻子和兒子到巷子去。他 

買了一根偵值五美元的煙槍——由於做工粗糙，他要用絲帶把它綁起來。他抱怨現在煙 

槍的製作工藝不如「舊時」，以前鴉片在中國是後雅生活的象徵。

阿鄭裝好煙抬•點上豆油燈，拿來兩個裝豬油的鐵罐權充枕頭。他和阿黎躺在油布床 

上，開始複雜的儀式：他們把「熟鴉片」放在油燈上，燒得滋滋作轡，然後抹介:煙槍上的 

橡膠煙、1邊緣，再把起了泡的煙灰刮掉。阿黎從煙槍吸起煙來，咻咻钉辨•此際巷子傳 

來的喧鬧似乎漸漸消失。

自從來到香港•我一直想試試這極:被禁止的儀式。我拍了拍Eddie的0膀：「我可以試一 

口嗎？」他嚇T一跳，然後替我翻譯。阿鄭馬上爬下床•把位子和煙槍讓給我。

「現在我該怎樣做？」我問Eddie。

「就像抽香煙那樣抽。」

我雖然抽煙，但一向不钤吸進肺内。我的重大時刻來臨時，我使勁吸了一大口；似乎把 

煙都吸到肺部域深處。光是這樣用力吸就令我大旋地轉了。

如果每個人都像我一樣•抽鸦片煙抽不出什麼勁頭來，香港就可以解決一個i大問題。 

政府綢査顯示，全港估計有二十五萬名吸毒者，大部分人是低收入的中年勞工，他們是 

為逃避「每天的生活颸力J而吸海。阿黎就是典型例f。他以前是費水果的，抽鴉片抽了 

十五年。他知道吸毒舍害他沒命，所以曾經成掉，但因&胃病又再吸莓，他説：「吸f大 

煙我就不再覺得痛，又呵以笑得出來。」他現在無業•靠為更莴裕的煙民打珂煙价鰍生， 

乂拿他們剩F的鴉片煙來吸。

阿黎玷香港癮君+中日益稀少的精英階嚙。無論怎麼潦倒•他還是以沒侖沾I吋怕的f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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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而自豪。由於來自繁方的壓力愈來愈大，還存純粹的經濟因素使然，「許多癮頭大的 

择鬼」被迫轉而吸食很快致命的海洛英。海洛英能帶來更大的愉快幻菊:，缉毐部門同意海 

洛英的危害肯定比鸦片更大，也更容易令人上癱。在香港，吸海洛英的刑罰也更重。

阿鄭街訴我們，他工作的鴉片煙館和城寨其他煙館一樣，全天二十四小時營業。它只靠 

五根煙槍•每天就能服務二百名顧客•總收入有三百三十美元，其中六成是利潤。

為了看城寨的另一面，我到訪一家由一名信奉基督教斑格派的英國人所創辦的幼兒診 

所。在肯塔基州出生的丘平醫生(Dr. Jim Turpin)與他那艘醫療船3的員工，每週兩個早 

上前來應診。他的隊伍有晰名笛生、一名護士和一名生物化學家，全是中國雔民，另外 

還有來自加拿大卑詩酋溫哥華的醫務化驗師胡珀(Frank Hooped。

即使在這間十英尺乘三十英尺的診所內，也明網充滿城寨氣息。一侗典甩的辩療個案是 

頭上長了膿包的一歲小男孩。我看着胡珀啃上消毒劑，丘平醫生用刀剠開化膿的地方， 

膿血噴湧而出。刹那間一陣污水潸的臭味衝鼻而來，加上令人窒息的幽閉感，我出盡九 

牛二虎之力才沒將早餐吐出來。

胡珀兩年前環遊世界時來到香港，找了十八個月才找到這樣的工作。「丘平醫生創立阈際 

锊藥援助舍時，我已快要放粲了。j這位態度隨和的三十七歲化驗師一邊説，-邊把體溫 

計插進一排個個朝天的小屁股。「令人沮喪？我想也是的。我從來沒想過這點。來城寨之 

前就有明友瞀吿我，丘平也提稱過我。第一次來這裏時，我覺得能夠參與開展一項新工 

作，是多麼笑妙的事。J



年輕警察•因為未得上司允許•不願透露姓名藍
帽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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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我加入警隊，起初駐守大角咀，後來當上藍帽子（警察機動部隊）•被調 

到九龍城。以前城寨歸警察派出所（Mobile Police Unit）管轄，現在便由特遣隊（Task 
Force -即非常設的便衣警察 > 負贵。當然，這地區很敏感•但「無王管」的倩況已經持 

續了很久。我在1985年被調到城寨巡邏當值，至今已有五年了 •我很快適應環境，加 

上由於已有點經驗，對於在城寨出沒的人已見怪不怪。其寊，城寨裏的臀察跟其他地區 

的沒什麼分別•只是以前有條規矩 警察進城寨巡更•起碼要兩個人一組；而且總區 

指揮中心會記下當值人名，但現在改變了，任何警察都可以自己進去。

在城寨旁邊的西頭平房區於1985年清拆前，城寨只有六名警察負吉巡邏當值• 

每二人一隊，每天巡邏三次。在淸拆過程中，當值的警察人數增加了*在城寨當值的胬 

察•在巡邏時，需要簽十一本巡邏簿，而城寨外的，則只要簽兩至三本便可以了。我覺 

得每隊巡邏隊只要加上一位潮州人，就可以令臀察在城寨內的工作事半功倍，因為潮州 

人最了解潮州人•

在西頭村平房區清拆後，便再沒有明顯大路可通向城寨，所以我們唯有走小路。 

其中有件事令我很難忘：每逄傾盆大雨，安樂街附近的低窪地帶就會水浸，我們有次要 

在深及胸口的水中•救出被困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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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的嵌後十年•這衷所發生的嚴重罪 

行比香港別處要少•一般只是爆竊和滅 

毐案。箏實跟一般入的想像頗有出入： 

城葵幾乎一早就有轚察巡更•而且到 

六十年代中期•已不再是令人膽羡心驚 

的罪惡之城。因為三合合等大型犯罪組 

链•已轉栘到港九其他更有利可圈的地 

方活動•



苯玷之城 294 295

二人為一隊的年輕餐察•在一家工癍借 

茧話打回轚署、在城案的心獾地帶•警 

察的對講機只能短程通話•所以薺大規 

模突擊搜補，便很難協調。很多蝥官都 

説•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城寨發生的罪 

行跟香港其他地方已無甚分别。

見得光與不兑得光的事

我初次執勤時，城寨仍很繁榮，很多事都不怕公開。可是，城寨近日變得水靜鵝 

飛。以前有妓女在街上兜客，她們通常有自己的聚腳點：有些甚至是雛妓，但現在只剩 

下大年紀的。當然《其中有些事不宜外傅，罾如我有個同事，拘捕過一些人•身上帶有 

從大陸偷運來的炸藥•但似乎沒人聽聞過此事！

比起其他地方，城寨其實並無異態，有時還顯得更加平靜和簡單。這裏的其中一 

個特色•就是天台互相連接•你可以在上面「飛簷走壁」！因為無車路，城寨少有偷車 

賊，卻常見爆竊和搶劫案、我們知道哪吒是罪案黑點•也因此會經常去那裏巡邏。偷竊 

事件層出不窮•最多麻煩的巡更時間是下午三點到晚上十一點，這一更通常會有三四宗 

儉竊案。

有段時間•很多人在這裏畈毒 無論是買賣•還是生產都是公然進行。街上還 

會有人一包包的販賣•我想現時仍有人在交易。身為警察，我們不能隨便闖入民居•所 

以收到線報後，都會交給毒品綢査科處理=



跟城寨人佬合作

以前城寨的警察跟居民關係緊密•包括那些有特殊背景的人。現在當宵察的年輕 

人不太了解這中間的「蹺妙j •在城寨中「話事」的是潮州幫•其中一個叫陳十，是新 

義安三合會的「大佬j。他最近過世，引起很多人打鬥•以瓜分他的地盤利益，我挺敬 

重陳十•因為我們彼此認識•他對死黨、朋友和交往深的人•都很講信義。

那時候，很多事情的處理手法都跟現在不同•當城寨出現了什麼大問題時，我們 

都會求助於大佬•而他都會想辦法擺平。和城寨的黑道中人合作，替我們化解了不少問 

題。有時•我們甚至不用走進城寨辦案。罾如，當我們需要突擊搜捕毐販時，就會通知 

奥面的人，警方即可捉到罪犯。不過，有時候我們也無可奈何•因為外面行得通的方法， 

在城寨不一定有用•

你可以説有些三合會是在城寨起家，如新義安和14K ;有警察受賄敲詐，也是真 

的。但自從廉政公署成立後，大部分a污受賄的事都歌息了，城寨是一塊「肥豬肉」， 

以前瞥方內部有很多派系，各管各的；今天可能還有這樣的風氣，但我不敢肯定•

筲比關係互惠互利

我們在工場內常會找到不少非法移民勞工•他們跟罪犯一樣•藉口城寨是中國領 

土，避過拘捕。有時候，工廠老闆會通風報信，等我們來拉走非法入境的工人•他就乘 

機不付人工。這就是人的劣根性！

城寨有頗多人是新移民。有一陣子，筲察很受他們的尊甫。但現在，他們的態度 

很惡劣•膂得自己髙人一等，開口閉口就要投訴我們！

我認識街坊福利會的財務陳先生，他對我很好，常常不經意的向我爆料，我又不 

經意的收料！街坊福利會向來由老人管理，負贵排解糾紛，團結居民，現在更要處理面 

臨清拆的大小事情•

清拆城寨的消息公佈後，我們花了三十六小時，才登記完所有居民和住宅單位的 

資料•其實在宣佈當晚，有幾十架貨車搬傢凇雜物入城寨•更有人還想賄賂警察作證， 

説他們已在城寨住了一段日子•

為什麼我喜歡在城寨當差？我得承認，我很享受在城寨裏的日子，因為我能遇到 

香港別處不會發生的事•多見識了一些世面，如看見躺在鴉片檔地上呑雲吐耩的人•但 

我們管不了•我和城寨居民的關係也很好，有時還和他們打麻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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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麋政公著成立•打荦無孔不入的炱賄行為。 

三合會覽得在香港難以立足•一度回到城寨作案。 

由於城粢的法律地位含糊•不太厳重的罪行較能受 

到保障。但到了七八十年代•香港其他地方比城寨 

彀多油水可撈•城葵的非法活勛也慢漫沉寂下來。

1990年•城寨的天台上•暍光《眼•街坊在曬被 

子•兩個藍帽子在巡薄。城蔓和南門邊的西頭村• 

在五十年代初閲始已有轚察巡邏；到了六十年代中 

期後•更是毎八小時至少巡《_次•曰夜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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礪宇內的通路•比起地面的小巷來説•往往企 

理得多。頂多是牆上有油漆剝落•但至少沒有 

垃圾：水管有些失修漏水•但放兩塊板在地上 

就可解決。公眾摟梯上•常有商號箭嘴•指引 

街坊消贫’：每家每戶的钮門上都有白色數字• 

這是満拆官員才明白的暗號•表示那戶居民已

「成功j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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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衛宗（Wong Wai Chung） 1971至1985年間在城寨染上毐瘸• 1985年離開城寨後•跟隨 

傳教士戒毐• 1986年加入聖士提反曾•現為該院舍義工。

我叫衞宗。我有兩個城寨兄弟叫阿賢和Wilson，我們都是少年十五、二十歲時， 

便開始在城寨吸毒，結交與我們命運相同的少年一失學、窮苦、父親爛賭或吸毐， 

最後兩代人也走上吸毒的路•阿腎和Wilson自小就替父親買白粉，後來阿賢和弟弟， 

Wilson和弟弟，都成為吸毒者，我父親則沒有吸毒•卻是「爛賭二』•

昔曰城寨如今曰蘭桂芳

我第一次入城寨吸毒，就被城寨深深吸引•

七十年代初城寨街頭巷尾都流行白粉（海洛英）棚仔，對我來說•這種棚仔就像 

今天的蘭桂芳，人來人往•人們一邊吸毒，一邊聊天，也有人托着水果和汽水來費，我 

很享受逭種氣氛，如同今天青少年落酒吧。

今天我們三人回望城寨的日子，記起當時靑春爛漫，還嘲笑倒卧路邊的「死道友j， 
並不相信自己會有相同的命運•

我第一次見潘小姐（Jackie Pullinger，英國傳道人），已是吸毒十多年後。這時， 

城寨不再吸引我，我已如一堆爛泥，每天為了哀求得到一點白粉，我賴在地上抱着拆家 

的腳，死缠不放，任人踩踏，任人罵•直到他們感到我太煩，扔下一丁點白粉，打發我走• 

那時我才二十多歲，兩三天便景倒在城寨的小巷上，然後被送入伊利沙伯醫院•

我跟阿賢和Wilson不同•他們在城寨土生土長，我家則不在城寨•而是在六七十 

年代美國大兵宮•愛的尖沙咀。我聽聞城寨大名•嚮往也羨慕那襄有全港最便宜、品質最 

好、最純的毒品，所以便入寨城玩•我喜歡那裏的毒品世界，也喜歡大家交談的語氣， 

因為同聲同氣。

我於1971年入城寨棚仔玩，那時我十五歲。入到棚仔，我可以兩三日不出來• 

胡天胡地的在「追龍j •
七十年代的城寨，街頭巷尾都有布帳搭的棚仔，有賣鴉片煙的•也有黄白粉的， 

棚仔有棚主，提供追龍架生及小包毒品=棚仔有很多後生仔，有些只有十二三歲•但也 

有不少大叔，他們會勤我們：「細路仔唔好食白粉呀！ j



以為棚仔卞活就LKifjVf（快樂

我很早便加入黑社會那時是1969年•我大約十二三歲•那時的尖沙咀有很多 

窮人•我家住在天台搭建的木屋，就在金馬倫道附近。那個時候，賺錢很容，偷呃拐騙， 

有錢就拿來買白粉。我加入的黑社會叫「聯英社」•是城寨外的黑幫•我算是入城寨消費

我是家中老大，還有三個弟妹•四兄弟姐妹都靠我阿媽一雙手捱大，阿賢和 

Wilson二人的老爸都吸毒，我爸爸雖沒有吸毒•卻爛賭爛飲。他當苦力，很少回家，回 

來不是和阿媽吵架•就是醉酒打兒女，我一出世就不知道什麼是快樂，我老爸有四個老 

婆。那時家家戶戶都有好多仔女，大人整天上班•無人理我們，我們一班細路便聯群結 

賞，一起在街上長大•

那個時候吸毐很簡單，只要去後樓梯，又或者入城寨棚仔便可以了 •後來，我错 

得在城寨吸毒好有安全感•因為不怕給警察拉•但出了城寨便會。我們叫這「楚河漢界」。

在城寨那個公廁，我看見過許多道友的死屍由救護車抬走。慢慢•城寨的人逐漸 

少了吸毒，改而打針‘他們打白粉針•打過虽打死了就被人抬去公廁，這很平常呀！公 

廁每天都會有道友死•當時我想•我這麼年輕•幾時到我？這些事情就好像吃家常飯一 

樣，每天發生•反而沒有了感覺。

我們不會同情因吸毒而死的道友，我們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心裏根本無同悄這兩 

個字。我從沒有接受過別人的同情，又如何去同情他人？

那時，我們除了在城寨棚仔玩外•還到處去其他棚仔玩•當時棚仔的三大環頭是 

深水埗、城寨及馬山（位於銅鑼灣的山上）•

尋找水源逃離城粢

白粉這東西•最初是我找它•它令我滿足；後來則反過來，我由白粉帶住走•、我 

對吸食白粉已沒有了當初的樂趣，但我卻不可以沒有它•

1983年•潘小姐在城寨搞了 •個靑年中心：1985年•我時常想戒毒•担戒不到• 

經常想自殺。那時青年中心已搬了去城寨的大井街，改名為「水源j •專幫人戒毒•當 

時有句話叫：「戒毒呀？搵老潘！j

那時候雖然我已試戒很多次•但每次都不成功，皆得是一條絕路，1985年•我食 

白粉食到周街瞓•攬住拆家隻腳•任他踩，只為哀求一丁點白粉•我只想滿足今日的我， 

明天死都好啦•我什麼也沒有•無女友、無錢、無工、無健康•所以食死都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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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追能」是一镘吸食渴洛英的方法•即用火焕滾錫 

紙上的海洛英•吸毐老便吸食由此所摔放出的煙=



六十年代•城裹的光明街是白粉棚仔的集敗地•路 

旁滿是不同的毒品檔及排隊買白粉的苦力•有三號 

海洛英及四號海洛英 > 紅丸及鸦片棚仔（老閩叫棚 

主•人客叫遇友）等•因此光明街又叫電站•晟道 

友來充憊的地方。到八十年代•光明街的毒品棚已 

沒落•新一代改而在城篥家中吸莓•並如圃中再年 

改為紂筒注射。

我是「戒毒專員」，哈哈•什麼方法我都試過，返大陸戒試過，換血戒又試過（那 

時在中國大陸換血很便宜），用藥戒又試過•坐監戒又試過•因為坐監沒辦法取得白粉， 

但放監後又再次吸食了。當時我屋企已搬去彩雲邨，我無錢便返屋企食飯。阿媽不想見 

到我，弟妹見我四散，我返屋企的指定動作就是偷錢，

我曾於1985年入了伊利沙伯醫院•跟醫生説想自殺，S生説：「你在這裹跳樓沒 

有用•下面是急症室、跳下去，只會推你入急症室呀！』在我心目中•醫生是最好的人， 

但為何好人也叫我去別處死呢？這次我從醫院出來，就直往城寨走，去找潘小姐的水源=

我第一次行入水源，第一個感覺是：哇好親呀！親的意思是•那裏有十多對眼睛 

望着我，但我從未見過這麼親的眼睛。從細到大•人人都用凶狠的眼神望我•例如我阿 

爸阿媽、警察、法官……他們的眼神像在説要懲罰我、毀滅我，但我去到潘小姐那處• 

有十幾對好親的眼睛望着我，我错得自己有了身份和地位。然後有一個人來擁抱我，我 

心想•我是什麼人呢？我污穢邋遢，為何有人擁抱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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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感受•我望菪眼前擁抱我的人，她是否耶穌呢？我是罪人啊！ 

但我發错造耶穌沒有鬍鬅，我再望清楚眼前逭位耶穌，哎呀，怎麼會是個女人？

她就是大家口中的潘小姐了！她找了一位外國男人陪我坐，坐了幾個鐘頭，我跟 

若他們唱歌 '後來•我跟自己說，我一生一世都跟隨耶穌=

1986年，我參加了潘小姐的教會• 一戒毒就成功了。並且在教會重遇Wilson和

阿賢。

那時中心沒有院舍•只租了大嶼山一座村屋，有三層高•住了十多個城寨的戒毒 

者，以及為我們祈播的外國人•我讶得自己又變回了一個小朋友，很眾純。那裏有一班 

城寨挎年，每天一起祈禱：身處荒山野嶺，我們每天起來都是蓮動、踢波、讓經、敬拜 

唱歌、煮飯、清潔，生活很簡單。我不斷祈摘，感到有了新生命。

我在大蟥山塘福住了四個多月•開始有自己的理想•想幫其他戒毒者，便轉去在 

長沙灣的幸福營，解助露宿者•為他們洗澡、剪髮、洗衣服•或邀傳殘人士及公公婆婆 

入營•煮飯給他們吃•帶他們看聲生。這些工作，重新訓練我對社會的黄任•

要洱進人「城窠」

後來我跟隨教會，到第三世界協助吸毒者戒毒。我回到香港•就一直在聖士提反 

會(St. Stephen’s Society )當義工•結婚生仔都住在逭裏，在聖士提反會的福音戒毒中心 

工作，雖然沒有薪金，但我很快樂；我太太也是在九龍城寨長大•她是另一個城寨的故 

事。她不吸毒又是個乖乖女•住在城寨的十榷•無電梯上落•每天都要行樓梯，還要擔 

水上十博：而我是黑社會•但她則要面對黑社會大佬控制供水街喉•需付錢才有水擔的 

日子。

事寊上•我错得九龍城寨不是完全不好的，它讓一些很貧窮和失去希望的人•都 

可以躲到裏面，在城寨生活的人有些沒有香港身份證，有些沒有錢•但城寨養活了他們， 

城寨也提供方法，讓他們賺取生活，再養活其他人•而香港的其他地方根本沒法容納這 

些人•就像城寨的「戲子佬j，他們是一群老伯，由黑社會支薪演戲•每位老伯都有幾 

百個案底，專供警察捉去認罪販毒，坐一頭半個月就放監。

我終於逃離九龍城寨•但我感到香港有很多個九龍城寨，我感到全世界都有很多 

九龍城寨，有好多地方都是窮人住在一起，如果你能逃出去•要再入去幫裏面的人。如 

果我們逃離城寨，就不再回去，就沒有人斛他們了 •我戒毒後，仍然入城寨為吸毒者祈 

禱•探望他們，

:朱一心訪問及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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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靈卓傅教士 (Jackie Pullinger) •聖士提反會(St Stephen s Society創辦人•曾在城寨服 

務二十多年•成功令不少黑闰兄弟信主戒毐•甚至改邪歸正。

1966年，才二十二歲的英國女傅教士潘靈卓(Jackie Pullinger)，隻身來到香港， 

跑進城寨，開始從事戒毒和青少年工作。人稱潘小姐的她•在1973年以服侍吸毒者、 

露宿者及窮人為目標•創立幸福營，現今在城寨公園的一座「潘靈卓峰」，就是紀念她 

在城寨襄的牧民事跡，

起初，潘小姐和三合會的關係很緊張，還給黑幫騒擾：然而，大家都看到她幫助 

黑道中人戒掉毒傳•就算黑幫大佬也為之折服•所以後來鼓動她展開福音戒毒工作的並 

非政府，而是城寨中的一位黑社會大佬*他發現他用盡所有辦法•即使把黑社會小嘍囉 

打至半死，他們仍是繼續吸毒，但這個潘小姐卻有本事令不少黑幫兄弟信主戒毒，甚至 

改邪歸正。而且，令人佩服的是•潘小姐在城寨服務二十多年仍未言休。

潘小姐只是其中一位城寨傳教士•在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初•到城寨服務的外 

籍女傳教士，還有在1959年在城寨設立兒童照顧中心的Maureen Clarke，以及把潘靈卓帶 

進城寨的董師母(Mrs. Donnithorne ) •另外，也有來自韓國和意大利的修女•雖然她們所 

做的沒潘鏺卓那麼觸目，但她們也一直住在龍津道，照顧區內老人，並留在城寨直至最後 

時刻。

清拆宣佈不久•潘靈卓便搬到旺角，展開類似的福音戒毒工作•香港政府遲至 

1997年，才承認她的貢獻•給予她土地和基金，在沙田山上設立聖士提反會，收容戒毒 

者、窮人和露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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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門

衙門是城寨最古老的部分，那是駐紮該地武官 

的官邸，落成於1847年•以應對英國人來到 

附近的香港島•多年以來•這個建築群經歷大 

幅改動和重建•清拆後只剌原本的大門建築物 

（左頁）保留下來•七十年代初•中華傳道會 

活道堂接收逭座建築，但從來沒有進行改建• 

幾乎全賴劉知三牧師的堅定信念來營蓮，劉牧 

師涊為城寨內至少應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人享

受清新空氣和陽光•不過，從四周大廈單位扔 

下的垃圾•依然是畏期解決不了的問題，入口 

附近有一棵樹•永遠上上下下掛滿垃圾，被人 

刻薄地稱為「聖誕樹j•在陽光明媚的日子， 

庭院是很受歓迎的聚會地點•居民從家裏帶着 

椅子來這裹坐下聊天，準備晚飯要吃的蔬菜， 

或者曬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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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ac  Liu

劉知三牧師(Rev. Isaac Liu) •中華傳遒會在城薄內的代表•現為基督教中華傳道會活道堂 

的堂主任。城寨漘拆前後• 一直幫助有需要的老人。

我在1935年生於大陸• 1950年來年港。因為當時祖國變色，政局動盪，如果你 

不追隨政府政策•就會有麻煩，但每個人都渴望自由，所以有很多人逃離大陸•

我初來時生活很艱雞，找到工作才可活命•因為我不會説廣東話，所以常感到孤 

單失落。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個在派傅單的陌生人，他用普通話説：「今天晚上來聽 

福音吧。」那夜，他講耶稣的生死事跡，講完後請有興趣或有問題的朋友留下•我是唯 

一留下來的人•他跟我談話，叫我信耶穌，然後我們跪下禱吿•後來•我常去教會，還 

學唱一些聖詩，感到孤獨空虛時就唱•我也讀《聖經》，每讀一次•空虛感就會消失•

信了耶稣一年，我也想向人傳播福音，讓大家得救受益，但我不知道該怎樣做• 

因為我仍不會講粤語。有次聚會•傳道人説他們需要人幫忙傳教•我立刻自薦。就這樣， 

我便入修道院讀了三年•正是在那時候，我在城寨開始宣教事工•我們先租了幾間木屋 

作學校•主要教兒童讀害寫字•

在城寨宣教事工

I960年，我們在龍津道的一棟四層髙樓宇成立了中華傳道會福音中心。地面一層 

是教堂，閣樓是恩光贈診所和戒毒康復中心，上面三層則是「九龍城福音堂平民義學」• 

髙峰時期我們收了四百二十個學生，從幼稚園到小六•教的科目跟其他學校一樣，學生 

多來自城寨。

直到1979年，我們才搬遷到現址一城寨舊衙門•這裹是城寨的中心，以前是廣 

蔭老人院。我們繼缙運作，但沒多久，診所的醫生要搬去油塘灣，因為他很失望，說那 

些道友總是故態復萌。之後，診所由救世軍接手，又做了幾年，



S场之箝 310 | 311



基督教中单傅道合於1945年中葉成立於中國內地• 

自年起•該會重心南移•在香港創立培靈學 

院•並組雄佈道隊向各難民囲傳播福音• 年成 

立的活水堂（前身為西頭村福音堂）•是中单傅道 

會在香港苒間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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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左右•義學的學生人數下降，因為政府不承認學校的教育，不讓在這裏畢 

業的學生考公開試升讀中學。義學終於在1978年關閉•但第二年•我們將學校改辦為 

老人中心。起初資金短缺，開放時問只限於週一至週六下午，週曰則舉行崇拜，我們去 

申請政府資助，有了錢就舉辦更多活動。在城寨派傳單時，大家都不相信會有這麼多免 

費活動，認為「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哪有這麼登富的免費餐）？因此，開始時只有 

小貓三四隻（幾個人來），後來傳開去，人數陸缳增多，現在有會員一百八十四人•

我們很幸運，跟扶輪社關係很好1978年他們捐贈了幾十萬元給我們维修地方 ， 

每年聖誕還送禮物。他們還給我們買椅子，付維修費。到後來，因為廣蔭老人院舍殘破 

不堪，加上人口膨脹，政府撥地資助我們搬到觀塘的一個新地方，佔地約二萬三千六百 

餘呎。到目前為止，我們約有三分之一的老人已搬離了城寨•我們會安排他們加入新居 

附近的其他中心，而我們仍會總锖在觀塘新址為老人服務。

照顧城寨的老人

有些老人搬了出去，卻想每天坐車回來中心•我説這樣太危險了，他們總抱怨説 

我們不想要他們了，其實不是，我只是為他們的安全着想。他們想回來，因為這裹熟人 

多，我們提供的福利也多•

我們的下午茶點有餅乾，但社會福利署不喜歡我們這樣做，怕老人有餅乾吃就不 

肯吃午飯=我解釋説，老人家想省錢•多寄給大陸的親人孩子，而我們只是略盡綿力。 

這樣茶點服務才繼續保留。老人中心在城寨清拆後，會搬去大埔新址•那裏沒有廚房， 

只有餐點室，也許到時住在那裏的老人會有不同需要。

幾年前，我們只能籌得大約一萬元作一年的活動經費*不過現在公益金和其他教 

會基金，每年的捐贈合共三萬元，夠我們支付薪水，給那兩個一直自願出力的媽媽，她 

們工作非常勤奮•從沒有放過大假。去年起，我們還請了一個主管，薪金由公益金支付•

我們舉辦的遊覽活動很受歡迎。每次大概有九十人參加1需要叫三輛遊覽巴士。 

由我和那兩個媽媽帶隊，每季至少有一次旅行或大型活動，老人家最喜歡出外吃飯•但 

除了聚餐•我們也去過海洋公園•去過看馬戲團，他們只交一點費用•其餘由中心津貼•



我自1971年就在城寨居住，什麼也不怕。從五十年代中期起，我就經常出入； 

到了六十年代，城寨街巷有很多道友，從學校天台往下望，緦見到他們蹲在道中，還有 

賭檔、色情場所和真人表演。但逭些都在七十年代中•慢慢銷聲匿跡，沒有人來找過我 

麻煩•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們是為城寨居民謀福利•

我覺得教會的主要目標是傳教•我很髙興中心的老人有一半左右信了基督。我會 

繼缳為老人服務•如果我有個中心開在這裏附近，我會連同覼塘那邊兩處跑。中心有些 

會員很活躍，有些則比較文靜•有些則頗難應付•大多數都很獨立•隨意出入•但卻擔 

心要是他們不是每天都來，中心就會倒閉，對長者得有耐性，他們不是小孩子•罵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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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裹的老人都愛到中单傅道會老人 

中心聚腳。中心主要為畏者提供福 

利•雄沒有苑面一天•畏者及職貝 

就會擔心•會撗上他們家門。成為 

中心舍貝•並不一定要信教•有些 

人的嬢相信•但也有些承認是姑且 

入教•以防萬一：萬一冓的有神呢？

中心還會舉辦很多與信仰無關的活 

動•卯書法班•给那些從未學過寫 

宇的老婆番上。中心是個舒服的聚 

會場所•老人家在途裏互相陪伴• 

彼此安慰：還可以喝下午茶•看電 

視•造都是很多城蒌畏者平時無法 

獲得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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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柳馨(Kwok Lau Hing) •七十三歲•丈夫早年去世。本來不是城寨居民的她•退休後偶 

入城寨•發現寨內的好•後更入住城寨的長者宿舍。

1989年時•七十三歲的長者郭柳馨(左圖中座者)，在城寨的長者院舍內「安享 

綠年」•雖然郭婆婆從來不是城寨居民，但她於六十五歲退休後，無無聊聊逛城寨，才 

發現她一直不敢入去的「三不管」地方•竟然有片愉悦的天空。長者聚腳，談天說地， 

看電視看報紙•還有單車腳踏供長者運動雙腳•她家原本住在城寨外的西頭村，1985年 

淸拆後獲安置往樂華邨，然而•她仍然和城寨老人中心感情深厚，常常回來度過愉悦的 

下午•

要知道城寨也是退休長者的安樂窩•低下階層的長者積蓄很少，老來拿着少少錢 

就可在城寨買•、個細單位，也算是安享晚年•而且，老人中心這片小天地，比大部分城 

寨家居開揚舒服•有真正的窗和溫暖的陽光•還有神職人員關心長者。

郭婆婆丈夫早年去世，雖育有二子一女，但都已結婚生子•自組家庭。婆婆退休 

前是航空公司Jardine Airline Company的清潔及辦公室雜工。郭婆婆有一次在老人中心帝 

倒•當時中心的范牧師雖然知道她只是感皆，但認為郭婆婆年紀大•需要人照顧，便替 

她申請入住長者院舍•郭婆婆對此十分感激。



•
從妞律路往两踅，右邊漾亮的木門和鐵窗足救此 

'•1（幼稚阗，對ihi關f門的則足•家魚蛋T場。时 

往小巷的厶邊走，就是城窠的街門及中庭•龍* 

路難然坫•條蚶街，卻坫城窠的土要街逍，山束 

至两，迚rt各m街进，叫通八迮。u褒II汝邯很 

寂靜，跟城窠K•他街逍•搽，路人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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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贲城寨服務的救世軍主任王國清(Simon Wong) •回想在城寨辦幼稚園時•小朋友最喜歡 

學校舉辦的旅行•因為外面有更多陽光。

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 )在1968年入城寨服務，是少數在城寨服務的慈善 

團體因為有個七歲左右的女孩•走去我們總部，希望我們在她居住的城寨裏開設小學• 

我們便決定租一層樓•辦小學，設教堂•我們找到了合適地點一龍津路•但業主不讓 

我們掛上耶穌聖像，又不許舉行褚拜。起初業主還不時過來巡視•一看到猫上有耶稣像 • 

就撕下來。但他一走，教師又馬上把垂像掛回牆上•如是者好幾次，他终於不勝其煩， 

答應把那層樓音給我們。

後來因為政府不准我們的學生考公開試，於是小學便停辦了•我們向教育署申請 

了幾次，都不獲批准•連正式回覆也沒有，只是私下說城寨不受港英殖民政府管轄•任 

何組織提供的服務•都不會得到承認。

城寨學生的W類照顧

但開辦幼稚園比較容易，我們初時只收區內學生，後來也收外來的。家長不用正 

式交學費•但若負擔得來，每學期便交一百元•一來，希望家長對子女的教育盡點贲任• 

二來中國人覺得免費的學校大多不好。其百，逭些費用不夠支付開銷，我們每年的營運 

費接近五十萬元•即每個學生的學費大概需要七千元•

我們也有照顧小孩的服務。有兩個學生的媽媽是非法移民•突然被遣返大陸•而 

父親是地盤工人，直到兩小孩上學時變得又髒又懶•我們才發覺事態嚴重。幸好找到人 

出錢•請了鄰居過去洗衣煮飯•教做功課-



我們從不會叫家長出示身份證，或索取小孩的出世紙。他們只要走來•說孩子需 

要讀害，就可以了，我們不想刁難他們•令他們不送子女入學•因為有些孩子的媽媽是 

偷渡來的一以往，城寨人口有十分之一是偷渡客、我們唯一的記錄就是學生的住址• 

所以政府官貝或其他組織問我們•區內有多少非法移民，我們都無可奉吿。

我們的學生通常有情緒困擾，不是過度活躍，就是過度沉靜•毫不主動=因為很 

多父母常把他們關在家中，怕外面骯髒危險，不讓他們出外玩。因此，我們幼稚園有個 

特色，就是至少每兩個月去一次戶外旅行。有時只是去城寨外的公園，有時則會去到九 

龍公園、但限於經費，無法舉辦更多旅行，因為帶着八十位學生•交通費連午餐費•每 

次便要花上一千六百元。

父母也不一定領情，他們認為上學，就是要勤力讀書•認真讀寫；但我認為這些 

活動很重要，至少讓這些小孩多些機會曬曬太陽•因為他們在家裏實在難以見得到陽光 =

經費備靠海外支持

我們除了憂慮財政外•還擔心電力•這裏環境很差•無論冬夏•都得開兩部冷氣 

機，而電費寅得驚人，维修費也要一大筆，我們盡塁找人贊助，但因為我們不是註冊學 

校，城寨又是個政治敏感地帶，經常被人拒絕。

我們唯一找得到的贊助組織，是早已和救世軍來往緊密的，如加拿大會、香港美 

國婦女會、德語演説團和荷蘭婦女委員會。我們發煢找外國組織比較容易，他們對城寨 

這種地方較能接納，有位奧地利紳士，是奥地利同濟會的會員•替我們的幼稚園在歐洲 

隳款，每年都會寄來超過十萬元的資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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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十年代末•衝門的建築物大多荒廢失修•有 

的用作儲物倉•一座主建築的地下愛成老人中心• 

但其餘大多空S•但情況並非一直如此•基督教中 

華傅道會在七十年代接收這座建築物使用•曾開設 

戒毒珍所•有幾年開辦了很成功的小學。香港政府 

寘行義務教育後•學校在呼75年關閒•在主建築 

一樓仍可找到那問學校•就在老人中心之上。經歷 

過中間的歲月•它無S愛化•教室臬椅仍在原處• 

海報依舊貼在缅上•地上仍散落養敝董＜■

每逢M期天，這裹就是禮拜堂♦ 一般有十至二十個人來。以前只限城寨居民•但 

自從政府宣佈清拆城寨後，有些人搬走了又回來，來的多是老人，或不方便去遠處的人， 

年輕的多去那些有陽光照射的地方•

我膂得•在六七十年代，城寨環境比現在好得多了，因為黑幫會付費請吸毒者來 

打掃街巷。那時大廈較少，居民不多，也不時會見到警察巡邏，大家一向以為城寨很恐 

怖•清拆消息公佈後，很多人出出入入，據說罪案率也上升了•但以前，尤其是六七十 

年代，這裏很和諧平安，晚上睡瓷甚至不用鎖門，那些黑幫老大都在這裹工作生活•誰 

敢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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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的生活模樣•由戰前到戰後•由黃賭毐到山寨工廠•一切都深深印在陳協平和林樹全 

腦海襄。他們二人均為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簡稱街坊福利會:資深委員•陳 

協平更甶斟茶遞水的年輕人•在城寨漘拆前•做到副會長=陳•林二人覚得城寨的社區有 

如中國薦村•老街坊對城寨滿抱感情=城寨清拆後•街坊福利會搬往黄大仙•於1993年中• 

易名為（■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延纗促進會有限公司j （簡稱城寨社區會堂）•並註冊成非 

牟利居民團體•遒績為居民服務•尤其是協助老弱貧困的城寨街坊適應新社區。

陳協平（Chan Hip Ping） •前街坊福利會副會長•現為城寨社區會堂會長

街坊福利會的多工作

六十年代初，街坊福利會剛剛成立•我便開始幫手，我那時在會中沒有任何職銜• 

連委員也不是•我還是後生仔，幫忙斟茶遞水•執頭執尾，而街坊福利會的架構•分為 

正副主席、執行委員會（兩三年選舉一次）和緦務委員會=除了有幾個固定職員處理曰 

常事務外•其他人都是志願幫手*

城寨四十年代就已經有街坊自發組成的打更隊和防火隊：在五六十年代•寨內住 

在不同街道的居民均有聯繫•過年過節都會聚在一起聯歡•

街坊福利會成立初期•先給防火隊買了滅火器具。雖然時移世易•六十年代家家 

戶戶都有時鐘，不用打鑼更通報時間，但我們仍保持義務的打更隊•主要負育晚上十一 

時至黎明時分，在寨內巡邏•為的是防盜防火•兩隊成員都是志願參加，不領薪水•直 

到七十年代才解散。



街坊福利會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替居民做買費摟宇的見證人；另一項重要工作， 

就是城寨的衛生•城寨的樓愈建愈密，由兩、三層樓房變成髙樓大度•衛生問題便曰趨 

嚴重，我們的工作也日益增加、在清拆前的二十年間，我們要負資清洗小巷、疏通淤塞、 

清除垃圾及維修大街，到了七十年代，更設立路牌，安裝街燈。現在，城寨有二百盞燈 

二十四小時開着，電費全由街坊福利會支付•

在1968至1979年，我們亦曾經開辦過一間學校，招收了千多名學生。不過，政府 

後來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加上香港出生率下降、人口搬遷等因素，我們的學校最終關閉。

街坊福利會也為城寨家庭舉辦親子旅遊，為年輕人安排娯樂節目•主辦節日聚餐， 

甚至组團去中國大陸觀光•還特別為老人家舉辦許多活動。例如在1987年•街坊福利 

會舉辦香港仔旅遊，參加的六十歲以上的長者，足足坐滿十輛旅遊車•其中十多人更是 

九十多歲•城寨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超過六十歲，不少更是貧困無依的老人：也有很 

多是「媽姐j 1 —她們會一起湊錢贸樓•讓大家放假或生病時聚在一起，很多媽姐因 

無法負擔外面的樓價•便捿身於城寨•安享晚年•

此外，因為城寨有不少牙醫•我們也會舉辦相關講座和牙醫器材展党•幫他們吸 

引顧客•也鼓勵他們更新器材，改善服務•

成為政府與城寨的屮間人

我認為城寨的治安，沒有外傳的那麼恐怖，反而相當不錯。五十年代盛行的黃賭 

毒•多是外來人幹的、警察在五十年代初已開始巡邏：到六十年代，很多販毒和賭博罪 

行都揆滅了；今天，區內經常見到警察•以前街坊福利會跟贅方沒什麼來往，但近年則 

合力防盜•並且為警方提供街道形勢等資料•看警方的統計數字可知，城寨的嚴重罪行 

比別的地區要少•

近年街坊福利會跟區議會和市政局合作，合力解決城寨內的環境和衛生問題，整 

個城寨只有兩棟摟有電梯，可見清理垃圾很不方便•還有就是家家都用液化石油氣罐， 

爆炸起來牽連很大•街坊福利會只能盡力宣傳，叫大家小心注意*

其實•政府欲清拆城寨，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在六十年代政府也曾試過想拆 

掉城赛。事前毫無預吿，官員深夜來訪，登記居民資料，隻字不提賠償，居民於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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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遷拆委員會」，終於迫使政府收回建議•這次的清拆行動，則於1987年1月14 
曰開始，政府給予居民合理賠償和安置，所以居民反應跟以前不一樣•

街坊福利會認為這是大車•要冷靜處理•於是召開緊急會議，收集會員和居民意 

見•再轉達給政府，成為了政府跟居民溝通的橋樑。就賠償問題•我們安排了雙方多次 

商討，街坊福利會的立場不是帶頭反對清拆，而是盡量爭取合理賠償，保障居民利益，

大家要跟城寨説再見了，無論如何，居民對街坊福利會感情深厚，我希望清拆後 

街坊福利會還可繼镛為居民服務•協助他們適應新地方，和老弱貧困的街坊保持聯絡。 

我認為城寨的社區就像個農村，而老街坊的感情，是不會隨着淸拆而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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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樹全(Lam Shu Chuen)-城寨街坊福利會資深委員■於城寨內擁有一家遙控玩具廠

戰前城寨

我在城寨生活超過五十年•最初是租火水燈給居民•賺了一點錢，便買了發電機• 

以供電開燈來收居民費用，後來我在寨內創立了自己的事業•開設了一間家庭式工廠• 

製造遙控玩具，

我和家人在三十年代由大陸來港後•便住進城寨。那時我還是小孩，所以覺得城 

寨很好玩•城寨有個「保安委員會」•晚上打更報時•打更佬也會捉那些偷雞摸狗的賊， 

抓到賊人後，就拉去城寨的衙門，遊街示眾，大家還會向賊人扔石頭，

雖然那時城寨人口很少，但城寨由旖東寶安縣管轄•該縣有個自治委員會，管至 

城寨•他們也照顋我們的利益，

後來•日本仔來打香港•日簞走入城寨•拆毀城牆，搬大石用來擴建機場。所以， 

那時的城寨十室九空，只留下幾戶種菜人家。而城寨的圍牆後面，是很多人的墳截- 

那些被日本人殺死的•屍體都會草草給人扔到概後了事。在吳華牙醫診所旁邊，就曾挖 

掘出很多人骨，足足載滿了半輛貨車=

城窠火災燒旺地

以前，只花二十五元•便能買下我家的大片土地。我們起先是搭木屋，到政府走 

來剷平後，我們就改建磚屋•愈建愈覩•大約在1953年或1954年，一場大火燒毀了城 

寨三千多間木屋•起火地點是一間賣米和柴的舖頭=中國內地派了一隊十人組成的救援 

隊•帶了大量米和現金•送給城寨居民，當時有不少左派工會•都派團來迎接中國救援 

隊•但左派跟香港警方發生了衝突，我記得當時有輛巴士 •在彌敦道被人縱火。

火災過後•香港政府把燒毀的地區劃為皇家土地，但根本沒有人理，大家照常在 

原地蓋房子。不過這次是用磚頭，而不是用木板撖皮了，而且蓋的不是一層平房，而是 

兩三層离。奇怪的是，城寨每次大火災後，反而變得更繁榮：而每次房屋被拆毀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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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房子也更大。

其後，港英政府在六十年代的一場火災後，想遷徙受災居民，但城寨居民反而不 

想搬走，他們向中國政府求助，獲得支持，街坊福利會就是在這漾的背景下•於1963 
年5月1日成立，負責防止盜竊、火災、報時•並維繫鄰里和睦。街坊福利會創辦人張 

一帆，當時是龍津義學的校長，思想比較進步•從早期的刊物可見他對左派甚有好感， 

但街坊福利會從來沒受到任何左派組織的控制。

说賭以集中營到山寨廠工業區

在四十年代•我靠出租火水燈維生：到了五十年代，我就改用發動機供電，按開 

燈數目收費，當時大家覺得有電燈用就很開心，所以我的生意很好，賺到錢。我是第一 

個在城寨有錢買車的人•那是1953年•我的車牌號碼是「3618」。

到了五十年代•城寨成了黃賭毒的集中地•這邊脱衣舞•那邊吃狗肉。沿着龍津 

道一帶•都是狗肉店；還有一間龍門戲院•專門放映黃色電影•

後來，城寨發展為山寨廠工業區。不過，香港政府利用1967年的動亂，剿滅了 

城寨很多賊窩•也趕走了許多人。逭之後，城寨居然又到處蓋起高樓來。

政府清拆城寨的賠償很有問題。他們採取拖字訣，而且港元在清拆消息宣佈後也 

貶值了 •我擔任過城寨工商業聯絡委員會的主席多年•曾代表商人去北京拜訪官員求助• 

但官員叫我們自己跟英國人交涉。有人批評委員會沒有盡力，其實我們是有心無力•

城寨清拆後，我的工廠仍會继缳•會搬去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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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昆亮(Chan Kwan Leung)-城寨養鴿人。他為了一心一意養賽鴿•索性辭織不幹•整天 

在天台跟鴿子你眼望我眼•其樂無窮，

我早年在石硤尾徙置區長大，父母都是窮教員，後來工作環境好轉，就搬到新界， 

住一棟兩層博高的房子。我們有自己的魚塘，也飼養熱帶魚•我家就像一個公園•裹面 

有各種動物，如穿山甲、麻®、貓頭鹰•牠們大多數由我照顧，我幼年甚少朋友•因為 

住在石硤尾，父母不准出街玩，怕我們學壞，

與鴿子的初接觸

我二十四歲加入了香港電訊公司後•才搬出來住•幾年後，用六萬八千元買下城 

寨的一個單位居住•那時城寨像一個村落。我搬進時會小心提防•但大家很快認出你是 

街坊•便不會來打擾，我在逭裏結識了我老婆•有次朋友來我家一起吃大餐•她是其中 

一位座上客•她很喜歡吃我煮的菜。

婚後，我跟岳父一家關係很好。有天，岳母給我看一隻飛進了她家的鴿子•我便 

帶牠回家養了幾天。放鴿子走時•牠一下子就不見了，從此我便對養鴿產生了興趣•我 

在家裏築了一個鳥籠•有十多呎長。後來，我在街市買了二十隻鴿•養了幾天，又決定 

放走牠們•只有一隻留下。

那時香港並不流行賽鴿•雖然有一間舖頭專脔賽鴿，但那裏的賽鴿賣到幾百甚至 

幾千元一隻‘大多數人看到鴿子，只想將牠們吃下肚•很難想像有人會花錢養鴿•又將 

牠放走•但我很喜歡看着鴿子，鴿子也看着我，大家各想各的，我覺得很有趣



鴿子旅途多遠多苦也飛回來•陳昆亮也悉心照 

顱他們•人鴒悄深義重。陳昆亮在住宅大廈的 

天台上•搭建铯籠養鴿子。天氣好時•每天都 

會讓铕子飛行訓練•通常是在下午•啟德機場 

比較沒有那麼繁忙的時候。香港政府雖明文規 

定不准在市區飼養動物•但對城寨的賽鴿繁

•一直都隻眼開隻眼閉。

有天，我遇到兩個在兜售一對鴿子的細路•鴿子叫憤一百六十元。我見鴿子完好 

無恙，便買了下來。他們想跟我回家•看看我養的鴿子。我便帶他們上天台•才發鼉這 

裏正好用來養鴿。下層的業主答允我在天台蓋烏籠，但造了烏籠後，其他人就投訴，但 

誰有權管制誰在天台做什麼？無論怎樣做，都總會引起爭拗。

那時大概是1981或1982年吧，我沉迷養鴿•便索性連工也不返，照顧鴿子。有 

段時間•我養了一千多隻鴿子，但我沒吿訴太太和父母辭工的事，我靠電訊公司的公憤 

金，還有父母寶了新界的房子和土地後，分給我的一筆錢過活。

這裏的天台最適合養鴿，以前很安靜，間中有細路上來。我也碰見過幾個新來報 

到的瞀察•他們認不得路•我就教他們怎樣走。1986年之後，有更多大陸人跑上來，想 

避開脊察追査。到了夏天傍晚•很多人會上來乘涼•有時，年輕男女也會上來偷偷約會。

沒多久，我就開始買賣鴿子營利•我訂購了外國雜誌，學習養鴿和赛鴿。有些朋 

友和我成立了赛鴿會，我當秘書和財政。我們跑去大陸賽鴿，也參加過很多比赉，我的 

鴿子通常在前十名之內。

職業赛鴿人

每隻鴿子比赛時都會有個鴿環，上有特別號碼•同時鴿子的顏色也會記下•另一 

個鴿環則有裏裏外兩個號碼，衷面那個是密碼，不讓參賽者知道‘賽鴿歸家後，你要捉 

住牠，找到這密碼•然後用電話通知赛鴿會有時赛鴿可能被麻廉襲擊，受傷回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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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為牠療傷。我餵鴿子吃維他命K，用魚絲縫合傷口，或在旁邊噴上抗生素粉末。

大陸開放後，我們到過汕頭、廋門、溫州、福州、杭州、上海及其他地方比赛•

赛鴿的飛行速度•每小時可高達七十公里。從上海出發的比賽•則視乎天氣，可能需要 

兩三天。中國有不少賽鴿會，都希望獲得香港那些鴿會的資助。參加賽鴿，是根據比賽 

距離收取入場費。可能是十元入場一次•如果有八百人次入場，而費用要一葆元的話（其 

中大部分要支付給國內鴿會 ＞，不足的軟項就由其他賽事的盈餘來填補。

比利時人是賽鴿迷，他們的賽鴿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了；美國人也提卨了賽鴿記 

憶路線的能力•有些人樂意花費幾十萬元在一隻賽鴿身上•我則會花六千元買一對鴿子 • 

生四對小鴿子，每對可曹二千元，原來那對公乸就以原價啻出•

我曾失去過一些心愛的鴿子。其中一隻是從朋友處買來，花了五千零一毫子•赉 

了八年，但牠一直沒有下蛋•於是我便放掉牠。我還以為會有轉機，誰知牠再也沒有飛 

回來。

鴿子孵出後二十天•我就開始訓練。牠們先模仿父母•至少受訓一年後•才可參 

赛餵食前我總會吹口哨，小鴿子跟着老鴿子在附近飛，聽到口哨聲，就會飛回來吃東 

西•牠們也會從籠子襄往外看天空和四周環境，慢慢學懂認路。

到年輕的鴿子能獨立時•我就把鴿子帶到新界•放走牠•讓牠自己找路回來•之 

後•便會再帶牠們到香港•放鴿的距離由一百公里、二百公里，到三百公里不等，我會 

從不同的地方放走鴿子，而每次回來至少休息一個星期。到了出赛時•每次赛事的距離 

也漸從五百公里增至八百里、或一千三百公里。

離開城寨放棄莛鴿

天台要交付一千五百元的月租，餵鴿子的榖物每斤兩元，一隻鴿子大概一天吃掉 

四毫子。若有一千隻，每天開銷便至少三百元，一個月大概得花九千元。我要為鴿子買 

藥•從外國入口特別的沙，然後與鳥糧混在一起•比赛時•還绐鴿子餵食特製的、有興 

黹作用的藥丸•每顆十八元。我的鴿子比赛前只餵半飽•讓牠們快點飛回家吃東西•而 

鴿子在走向集合地點時，還常會和其他鴿子打架•有些更因此受傷，

1987年1月，我決定結束養鴿生意。那天，我有隻鴿子從上海賽場飛回來，我很 

商興。但同一天•房屋署走來把我登記為城寨居民•宜佈展開清拆行動。我不知道該做 

什麼，該搬去哪裏。我想哪裏也找不到比城寨更好的養鴿地方了，政府官員説那兩個烏 

籠只賠償四千港元•而不理會我這盤買賣鴿子的生意，但我希望以後還能绝續養鴿，哪 

怕只養三、四十隻•不過，我的老婆和父母都不贊成，他們想我找固定的工作•

我很想在元朗找個農場，做個大鳥籠，像植物公園那些一樣大•我會安裝個大雪 

櫃，放滿食物，大家可以來住幾個月，不用外出•我們可以種菜養雞，不過一定要讓老 

婆手頭有大把錢，她才會有安全感。無論如何•我會像小時候一樣•再養些熱帶魚。



飛機在我家屋頂飛過

城寨的天空•對攝影迷來說很是迷人矚目，但 

對城寨居民來說•卻很是煩擾吵耳•當鏡頭在 

一瞬問捕捉巨大飛機掠過城寨漫天魚骨天線的 

天空時•其實也正是天台下居民哲停對話睡夢 

驚醒的時候•

城寨與啟揀機場近在咫尺，相距僅四分之一哩• 

所以城寨建築物可以違法任意興建，卻不可以 

違法任意向上，逭是三不管城寨唯一必須謹守

的法例——建築物髙度不可超過一百五十呎或

十四皤榷亮•

飛機在城寨上空美妙的拐彎，曾經是歃洲機師 

熱愛的降落髖験：然而•住在這片天空下的居 

民•對無時無刻隆隆聲的騄擾已麻木•任它如 

何優美•任它如何不可思議•都「無咁好氣J 

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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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説故事

大清早•雜嫲會帶孫仔孫女和鄴居小孩上來天 

台，看者他們玩耍•放學後，天台最熱鬧，有 

的在亂槽精的雜物堆中遊戲，有些乖乖地做功 

課•天台雜物不多時•還有空間給小朋友踩單 

車•比小孩子高不了多少的電視魚骨形天線•

插得比國旗邇要壯觀•天台不免有危險的邊緣 

和陷阱，但正如城寨有鴉片煙檔，好奇的小孩 

有時也會鑽進去看癱君子如何呑雲吐霧，然後 

安全地回到天台一樣•他們的童年进績無恙地 

消磨在藍天和飛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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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的天台•對外來人而言•另有一番生氣和動人 

之處：非法的僭建及亂累的雜物數之不盡。造裏有 

小型的私人花園、橫七豎八的霣視魚骨天媒、勾五 

搭六的晾衣繩，臨時的儲水箱。樓宇之間全是三尖 

八角的空位和大小不一的裂缝•垃圾更是隨處丢： 

不少牆壁只剰半塊甚或倒塌•恍如廢墟•有些到不 

到的地方•已亂草蒹生。

城寨要剷平時•工人載基面覃•身穿保護衣•把天 

台常見的石棉瓦（含微細影響肺功能的级維）屋頂 

拆掉•以減少清拆時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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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與城寨
翯恩•雷斯尼克 

Jon Resnick

九龍城寨被夷平，如今已事隔逾二十年。現在大家可能以為清拆城寨，就代表它逍留的 

骯髒影審12吿一段落，長埋於歷史的廢物堆之下，並從人們的記憧中抹掉。然而，令人 

驚飲的是，杳關城寨的故事不但流傳不輟•它的名锊和地位還有增無滅•遠超了它2.6 

公頃的小小面積，也拜流行文化無遠弗屆的影饗力所賜•世界上有了一批新的人認識城 

寨。九諶城寨因此開始了自己的生命，它的定義來自兩方面：第一，過去人們對它的觀感： 

第二，今天的人想用它來代表什麼事物。

從流行娛樂屮見城赛

九龍城寨存在之時，人們對它主要的印象如何，從以下摘自來源不同的描述可見一斑： 

「無法無天的國中之阈」、「由黑社會控制，罪案、娼妓、賭博和毒品猖撅的貧民窟j、「反 

烏托邦式的非法活動溫床」、「罪案和齷齪负物的淵藪」、"賤民和被社會排斥者的棲身之 

所J、「九龍的毐瘤」、"藏污納垢之地」。不過，大家必須知道，這些看法（或者應説評價） 

主要是城外的人所構想的，這些人吋能只去過城寨一次，甚至不矜踏足，但這些看法就 

成為不斷自我延續的外界觀念。

今天，許多人想藉九龍城寨代表的事物，是經過浪漫化後的苒觀念，如罪惡和齷齪、黑 

暗與絕望、擁擠與幽閉恐怖、污瞬與惡臭。不過，這畔形象現今是呈現在銀幕或電腦屏 

稂之上、小説或漫塞之中，或者以音樂或藝術來表現。比以往好的是•現在沒有人真的



被邊緣化、剝削或傷宵，因為這些流行文化的不同表達形式，只存在於人們的想像阈度。 

在各種類型的流行文化中，有無數例子可資證明。

以2005年的范影《蝙蜘俠：俠彫之謎》(Batman Begins)為例，里安尼遜(Liam Neeson) 

扮演的大反派忍者大師(Ra’salGhub，是在納羅斯岛(The Narrows)策刹惡毒陰謀，攻 

擊虛構的葛咸城。該岛也是囚禁不正常罪犯的阿卡漢精祌病院所在之地。據導演基斯杜 

化路蔺(Christopher Nolan) 纳羅斯島這個邪惡、無法無天和充滿腐敗氣息的飛地， 

靈感就是來自九龍城寨。

路蘭説：「我們希荦這個地方既有歷史，又有現代感。我們把葛咸城變成誇张版的紐約， 

一個誇張版的現代笑國城市，結果我們從世界不同城市尋找一些有趣的特徵，許多素材 

來自紐約，芝加讶有一些，東京也不少，就是那些髙架公路和單軌列車。取材自香港的 

是九龍城寨，它是納斯島的原型，該島就是這種由圓牆包圍的貧民窟。」

在2010年，《決勝時刻：黑色行動》(Call of Duty: Black Ops)推出。它是這個大受歡迎的 

第一身射举遊戲系列的最新作，有供Xbox360、Playstation、PC和Wii不同平•台的版本， 

遊戲中#一段悄節描述中央悄報局秘密特工深人一個龍蛇混雑的危險地帶，救出協助俄 

阔人開發致命生化武器的英阈化平家。這段故亊屮的各種追殺和破壞，其發生埸景是殘 

破的建築物、零亂的室內，以及交鉛相連的天台，迠些景物其實是複製自九菔城寨，設 

計師用美術手法里現城寨，令新一代遊戲玩家知道城寨，這些人大概原來不曉得世上矜 

有這個地方存在。

現在跳到2013年1月二藩市的餓杉酒館(Hemlock Tavern)，成群結隊穿黑色連帽衣服的 

歌迷冒雨排隊，為的是看一個本地樂隊的新唱片首發演出。迠樂隊以f軟泥金斶j和「噪 

音搖滾」的曲風聞名。樂隊叫什麼名字？「九龍城寨」(Kowloon Walled City)。美國樂隊 

為什麼會選九龍城寨為自己的名字？身兼吉他手和歌手的斯科特•埃文斯(Scott Evans) 

是樂隊創辦人之一，他説：「正當我們要組成樂隊的時候，有個朋友提到『九龍城楽J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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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稱，我馬上被它迷住了，那時完全是因為這個名字的發音。我們稍為做了研究，更 

加了解城寨•並且同意這個名字非常適合我們的樂隊一我們的曲風是骯髒、粗擴、降 

弦硬核風格，這個名字再貼切不過。J

被問到樂隊的歌迷是否知道逭個名字與現實地點的關速時，他説：「肯定知道。我認為， 

人們首次聽到這個名字，就會去査一下。而且，幾乎所有我看過的唱片評論，都有一個 

段落介紹真實的城寨，並指出它與我們樂隊的音樂相似之處。」耐人尋味的是，這個樂隊 

之前從沒聽過九龍城寨，也沒有去過香港，但「Kowloon Walled City」這三個字有足以令 

他們舂迷的元素，使之成為他們樂阒的名稱，以及體現他們音樂的標誌。這是流行文化 

在發揮作用，也是個消晰的例子，顯示九龍城寨如何在世界各地建立品牌識別和品牌威 

力----而造純賜無心插柳。

打造「黑暗之城」的企業品牌

企業舍靠廣吿公司協助，把產品系列變成品牌來推廣，但從來沒有人這樣有意識地將九 

龍城寨開發成品牌。雖然你可以説九艏城寨的母公司是中國•但由於中、英兩國在1898 
年所簽徂約造成的歷史異常情況，中國與城寨分離，城寨成為英治香港境內的孤兒。

以任何標肀衡最，九龍城寨都完全談不上有品牌價值。但在過去三十年，它的「品牌識 

別」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情況類似於城寨蜕變成與本體分離的飛地，而這種「品牌識 

別」往往伴随萏一些一再出現的形容詞，如「髒亂的三不管地帶」和「充斥各種眾惡和人 

性的卑劣現象」。在此過程中，九龍城寨獲得了浪漫化的特點和性質（通常帶黑暗色彩）， 

缴績發展出吸引人、激發好奇心和带來啟示的氛阑。



從這些包括模型（下圃）和络* （左圖）的早 

期創作概念可見•納羅斯島這個在笫影《铕蝠 

俠：俠影之繾》中苠咸城的暗黑地下世界•B 
感是直接來自城棊的意象：离密度的建築物• 

充滿各權各樣事物的外牆•以及幽暗污棟的整 

稍環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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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設定在晚上的破毪建築環境•成為許多射擊茧 

子遊戲的背景•其中最著名的是《決勝時刻：黑色 

行動》•遊戲累有一段很畏的動作情節•直接就把 

場景放在城寨。

斯科特•埃文斯(Scott Evans)是二潘市一支樂隊的 

創立人之一•他為這支r教泥金屬j榮隊取名時• 

进了 rKowloon Walled CityJ為隊名•當時只是看 

中它的字音聲調•後來才知道造個地方的故率。



今天九龍城寨既已不存伤，每個人都可以任意想像它是什麼模樣的，而無須面對令人生 

畏和吋怕的境况，步步驚心地真正走進它黝黯、滴水和臭氣熏天的巷弄迷宮。馳騁於想 

像世界是很安全的，也可以利用迢機會創造個人對於城寨的幻象。

雖然存很多關於九龍城寨内正常生活的記述，但那種敍述從來不留在人腦海屮，彷彿城 

寨裹有正常生活是漫天大谎。由於某種原因，我們相信城寨的牆垣之內只有邪惡，如同 

許多人繼續相信甘迺迪(John F. Kennedy)被剌殺背後有大陰謀，又或者人類不曾登陸月 

球。也許正是由於這種盲目的否認，人們才容易去相信。事實上，我們極想去栩信某件 

事時，會把K.相拋諸腦後，因為它不符合我們創造的現货。

也許這也觸動我們自己的陰暗面，以及我們對於原始善惡鬥爭的永恆愛好。不知為何， 

我們總是受陰暗面吸引一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個黑武士 (Darth Vader)，而且我們幾乎 

盼望邪惡佔上風，當中冇棟令人無法抗拒的浪漫。

每個人都把九龍城寨視為「黑暗之城」，這個稱呼猶如廣吿口號，就像把巴黎叫「光之城J; 

紐約叫「大麴果j ;香港叫「亞洲國際都會」。黑暗和所有壞赁物界定九龍城寨的意義， 

並建立它的品牌個性，再被賦予一大堆品牌鲥性作為其特徵：危險、謀殺、桀驚不馴、 

犯罪、擁擠、幽閉恐懼、窒息、腐臭、潮濕、混亂•邪惡、孤立，反社會、吋怕……一 

述串負面事物，沒完沒了。

但這帶來一個問題：是否可能為某個地方做品牌行銷？此外，已不復存在的地方，是 

否還能做品牌彳f銷？有一種品牌行銷類型，腐吿業行内人稱為「地方品牌化J (place 

branding)，所指的是為國家、區域和城市做品牌推廒。世界上有許多地方都已品牌化， 

並且不斷做行銷，目的是建立良好形象，以吸引商業，投資、資源和人才一新居民和 

遊荠。為了獲得追些好處，各地之間激烈競爭。

単竞，就品牌推廣而言，城市和企業並無二致。它們毎年花數0■萬美金，把自己饩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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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吸引力的地點。毎年都有不同名單發表，為世界t•.最受歡迎的城市排名次。萬亊逮卡 

在2013年6月1日發佈的「全球旅遊城市指數J (Global Destination Cities Index) »就把 

登谷選為阈際旅客酋選的g的地，緊随其後的是倫敦、巴黎、新加坡和紐約。

介:天秤的另一端坫密歇根州的底特律這些城市。底特律曾是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汽卓業敢 

敏，但早在全球經濟崩潰之前，此城己陷入闲境。但是經過社區同心協力，收得到新的 

經濟刺激，底特律正在黽建品牌，東山冉起。今天這個城市的汽車工業再次蓬勃起來， 

不少离科技初創企業也落戶該地。新的居说阵續來到底特律生活、工作和購買物業，這 

在不久之前是難以想像的事。

雖然九龍城寨後乎可説擁有自己的飛機場(它和香港舊啟德機埸跑道末端近在咫尺)，但 

城寨從來不是眾人趨之若騖的曼谷、巴黎或紐約：啭竟它本質上只是•個社區。它也無 

法像底特律那樣從谷底恢復——雖然要是城'樂今天仍然存在，它吋能會試笤追樣做也不 

足為奇。

ffW延綃城寨fiifii形象

然而，正是由於城寨這棟實體的完全消失，令它得以與香格里拉、亞特瞄提斯、仙樂郁、 

奧茲仙境等地方並列，折身人類想像世界的殿堂。從地球上被抹得一乾二淨，或者從來 

沒有真止存在過，啉者對於品牌行銷都有好處。

首先，城寨「黑暗之城」的形象和一切負面的品牌特質都很容易被一直延綃下去，甚至 

連官方資料也為此推波助瀾、以下是香港特區政府在其網頁上對九龍城寨的描述：「二次 

大戰後，大量多層樓宇在沒有政府監管和欠缺穂妥地基的情況下如兩後存筍般在寨城內 

興迷。樓宇密集、通道濕窄的寨城逐漸成為了罪惡的溫床，內有黄、賭•毐窟、罪犯匿 

藏的粱穴以及廉價的無牌牙醫等1



由政府撥款資助，負貪寅傳和推晓呑港旅遊業的香港旅遊發展局，在舛網站也有同樣黯 

淡的觀點：「二次大戰後，大批中國內地難民來港，城寨不斷擷展，大量非法樓宇如闹後 

春筍般住寨城内興述•而無牌牙胬、家庭式經營的小工廠當時在九龍菜城也很常見。由 

於城內樓宇密集、通道濕窄、蛇混雜，是毐枭、罪犯匿狨的巢穴•因而又有r三不管』 

之名（即中阈、英國和香港政府三方都不管）。」2

有些人在自傳屮寫下自己在九龍城寨的所見所聞，他們通常都待悲觀罚法。英阈傳教士 

潘簽車（Jackie Pullinger）在1966年來到城蕃•致力協助幾十名吸毒居民成毒，他們許多 

人受三合會的桎梏束縛，無法脱身。潘靈中:後來成立的聖士提反钤，至今仍在運作。

潘靈卓寫f兩本问憶錄：分別是1980年出版的Chasing the Dragon （《追龍》P和1989 

年出版的 Crack in the Wall: The Life and Death of Kowloon Walled City （《概上的裂缝： > '她 

在Chasing the Dragon中述説九龍城寨的景象：「這衷的房屆十分駭人；城寨不受迮築物 

條例監赀•所以街道上盡是歪歪斜斜的住宅大嗄，沒有排污、自來水或照明系統。居民 

的堪力是從城棄外的公共窀網偷接得來，那；縱横交錯亂成-團的電線就是明證。但電 

力能偷•排污設施卻偷不了，屏民只好把排泄物傾倒在臭氣熏大的巷道上。城寨是冇側 

所的，街上設了兩個，男女廁各一，供這裹三萬名居民共用，不過所媢『廁所』，不過是 

铊坑上挖兩個洞罷f，而FI都已滿溢外流。J

馬丁.布斯（Martin Booth｝在 2004 年出版自傳 Gweilo: A Memoir of a Hong Kong Childhood

<《鬼佬：香港童年回憶錄》），以中立得多的角度記錄五十年代的九龍城寨。雖然布斯 

的母親警吿他不要满近追個地方，但迠個惯於混跡街頭的八谖小孩卻受它吸引。他與一 

名三合钤成員結為朋友，此人帶他到處參觀•邀請他到一家鴉片煙館，其至承範三介钤 

殺人武器的用法。布斯描述首次進入城寨的悄泉：「我肴不到任何事物顯示這地方是禁地。 

一些新的六層高建築物正柞興迮•幾座已有人入住•或者接近完成：還有許多截皮屋和 

古老的阑喁岛建築物，搖搖欲哦地傾斜。它看來像是個寮^區•但中間有些失修破落的 

永久边築物=我面前有一條胡同〔巷子〕，蜿蜒通往建築物和木屋。為了確保我媽4〈會發 

現我，所以我走下那條迮f，伤一個推矜眾中:的男人身邊擦過•那笊車的掛籃裝滿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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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不注意到我。J

锷試還原興重構城寨真过而貌

存幾部紀錄片苗試展現九龍城寨的實况，尤其是ZGnvb州:rAelVWMCfty (《九艏：城寨》)。 

這齣奧地利製作公司在1989年拍攝的紀錄片，可在YouTube上看到。影片以一段很葰撼 

的城赛空中拍攝蛊面開場，之後揭蒋這座闹城之內的生活百態。負寅掌鏡的攝影師哈姆 

達尼•米拉斯(Hamdani Milas)冋憶這次艱苦的拍攝丄作時説:「我最初的記億是幽閉恐怖、 

陰暗、地獄般的洞穴，但也看到一片繁忙的误象和纯粹的求生。每天拍攝結束時，我們 

是多麼的高興一我們/E盛暑時節拍攝•整天汗流浹背•還與老鼠和蟑瑯為伍，踩過沒 

有遮蓋的溝渠，我們覺得很骯髒。拍概環境十分艱辛，保待儀器乾爽是一大問題，因為 

總是有些『柬西』從上面滴到你身上。J

朗.費力加(Ron Fricke)和馬克•馬吉徳松(Mark Magidson)在六大洲二十四個國家拍攝， 

1992年製成紀錄片《天地玄黃》(Baraka、，全片沒有一句旁白，只有音樂配合以七十奄 

米底片攝製的、令人嘆為觀止的世界影像，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生存環境最芙好和锒龌齪 

的部分，九龍城寨也在其中，是作為城市衰敗和人性受到巨大壓迫的例子。不帶感情地 

反映九龍城寨實況的描寫非常多，上述影片僅是當中一些，有助把城寨黑睹、邪惡和駭 

人的品牌個性傳播到流行文化。

回到窀影世界•《蝙蝠俠：俠影之謎》以城寨為靈感來源，有些電影則在城寨實地柏撕。 

第一部是1984年由麥常雄導演、洪金资監製的警匪片《«港旗兵》。片中一幫亡命之徒 

躲藏在城寨內，最後在結局屮被瞀察無情地拾殺。在1988年由「布馋塞爾叽肉男」尚格 

雲頓(Jean-Claude Van Damme)主演的甫彫《竿簕天下》(B/oozisporH中•城赛是舉行無 

限制格鬥大赛的地點，仵比賽中敗陣的選手會波殺死。由成龍主演的《承案组》在1993 
年上映•這部得獎電影在消拆前已荒廢的城赛天台拍攝、電影的攝製荇獲准在一座迮築 

物中拍攝爆破镜頭，以作為電影的髙潮。



提及九龍城累的杏箱五花八門•從個人傳記到各桶 

小説都有、虽為著名的瘵箱包括：潘蔌卓Uackie 
Pullinger)的 ＜追能》(Chasing the Dragon) •馬 

丁 •布斯(Martin Booth)的《鬼佬＞ (Cweilo) * 

威廉•古布森(William Gibson)的《阿伊朵》 

(/doru)和羅勤•陵徳倫(Robert Ludlum)的《神 

鬼疑罢》(The Bourne Sypermacy) °

城葵的暗巷和擁濟天台•可用來毋行至死方休的格鬥 

比赛•也是亡命罪犯的就身地•或是適合於愴戰的地 

點•是绝佳的「黑暗城市j場景。琯影包括：尚格踅頓 

主演的《拳覇天下〉•成龍主演的《重案組＞、麥當进 

缉演的 ＜省港旗兵〉及邵氏兄弟苹影｛城赛出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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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文字與漫畫活化城寨

有些著名小説也提及九龍城寨，各自重新創造它們自己的版本，或者良接把劇情的場景 

放在那裹。創造「cyberspace」｛符控流域＞ •詞的著名科幻小説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1997年出版的科幻小説《阿伊朵》(IDORU) »是他著名的《大橋》(Bridge)= 

部曲的一部分。害中有侗角色對城寨有生動的描述：「當香港還不等同於中阈的時候，在 

機埸旁邊冇個地方，叫做九龍，很久以前發生一個錯誤，那個非常小，人卻很多的地方， 

卻還觸於中阈。所以那衷變成沒有法律；一個無法無天的地方。後來愈來愈多人擠進來； 

他們一直把房屋愈蓋愈卨。毫無規則，只是不斷起房屋，不斷有人住進來。警察不會去 

那衷。那央有毒品、妓女和賭傅；但是人還是4:裏面生活。有工廠•有餐館。是一座城市， 

但沒有法律。J

羅勃•陸德倫(Robert Ludlum)的T/ie Bourne Supremacy (中澤版為《神鬼疑雲》，後來改 

編成電影《叛諜追荦2 :機密阁套》，但內容卻和小説無關)描寫中情局特工傑森包恩 

(Jason Bourne)在香港追捕一名冷血殺手的驚險遭遇。「九飽城菜沒有肉眼可見的城概環 

繞，但界限卻很分明，猶如有一道髙锌硬固的鋼概。在一排幽暗破敗的樓房前方的街道 

上，有一個擠得水泄不通的露天街市，令人馬上感覺到城寨的存在——簡陋的房屋雜亂 

無章，一問费着另一問而建，叫人擔心整座頹壞的逮築物，會因承受不住自己的重录而 

随時坍塌，最後在這個高解廢墟原來屹立的地方，只留下一堆瓦礫。不過，一旦走下一 

段短石階，置身於這個巨大貧民窟內部，卻令人有力虽頓生的假象。在路面之下足鵝卵 

石鋪砌的巷道，大多如隧道般不天見日，在搖搖欲墜的建築物之下縱横交錯。在骯髒的 

通道中，外露的電線沿着石牆吊着沒有燈單的燈泡•灑下一睹詭異的光線，跛腳的乞丐、 

衣不蔽體的妓女和毒販在互相競爭。到處充斥潮濕的臭味；所有東两都腐朽敗壞，但時 

問的力量把這棟腐爛分解穩定下來，令它變成一棟永在的狀態。」



以城赛為背景的香港漫畜o•至今最受歡迎的是余 

詠良的《九龍城案》（上囲及對頁囲）。這部漫盡後 

來以里子遊戲、東上遊戲及茧台節目的形式出現• 

出版時更吸引了大批忠實讚者。他們把自己打扮成 

鐾歡的漫纛角色•到環境與城寨街巷相似的地方檷 

姿勢拍照（最下圔）。

以罜名余兒更為人熟悉的余泳良•在八十年代初還 

是小孩子時•在城寨附近的學校上學•偶暌還會聞 

入城內的窄巷探險•不過他承認射當時的見閔記得 

不多。余詠良畏大後成為才華横溢的作家和插查 

家•創作幻想故事和浸畫•後來他回想意年的記億 ： 

「我住的地方不是在〔城寨〕附近•但上學時會經 

過。我對它很感興趣•但當時沒有苔試去了解更多。 

後來我在曰本看到一本吉•就是曰文版的City纤 

Dflrhess。我被蜜中照片吸引•之後開始閲滇有關 

城案的故率•看得愈多•愈想寫關於它的率。」余 

泳良的小説《九麓城裹》借用FCity of Darkness] 
為英文苦名•大受歡迎•後來他把故奉改編成每週 

出版的::曼苗•史.厲為人知》浸齑最終出版了三十二 

期•每期四十頁。從這襄可以見到•它大量參考本 

塞的照片。這眾浸畫馬上一紙風行•每週隹出二萬 

冊•余兒之後再創作缵集•同樣十分成功。

働r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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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完小説再講漫赉，九龍城楽為説故事者和盡家提供豐沛深邃的創作源泉。漫蛊 

《BLOOD+血戰——夜行城市》，講述一名香港筲察偵查連串血腥謀殺案：在已棄置的九 

龍城'楽，每隔幾晚就會發現全身血液流乾的受害者屍體。關於吸血鬼的傳聞甚嚣廋上， 

而一個本地家族嫌疑重大，他們售賣一種奇藥，宣稱吃了的人能不老不死。另一本漫盖 

《淚眼煞星》則是關於一名每次殺人後都會流淚的殺手，故事中有一個角色更専程到城 

寨乎習劍術和駕馭妖刀之道。

一漫年出版有限公司的作者余泳良寫過許多漫蛊故事，最受歡迎的是《九龍城寨》。這本 

漫蛊在2010牢起分四部分出版，最終出版三十二期，毎期約四十頁，在岛峰時期每週銷 

量二萬册。

余詠良的漫畫在流行文化中有其發展潛力，曾成為電台節目，又改编成桌上遊戲和電子 

遊戲。有些角色製成r人偶，漫畫迷還打扮成自己最&歡的害中角色公開亮相。余詠良 

談到其漫遠的影饗力時説：「許多人是看了這本漫蛊後才知道有九舱城寨，尤其是年輕一 

華。這些年輕人許多都沒聽過九龍城寨，也沒有看過關於這個地方的電影，但看r漫道 

後就有所了解。我的擾畨竟然有助文化保育，這是我始料不及的。」

城寨滋生义化侃育

「文化保育」是九龍城寨偶然成為品牌後的附帶效果，或許聪意料之外，卻人人樂見。 

它也有助令新一代觀眾知道城赛是曾莨實存A的地方，並激發他們對城寨歷史的興趣。

從電了•遊戲《決勝時刻：黑色行動》(Call of Duty: Black Ops)可見，九龍城寨與電子遊 

戲產業簡宵是天作之合。都市建築和設計網站Untapped Cities的創辦人楊婷婷(Michelle 

Young) »在一篇2011年的文章〈這些概之後〉＜ "Behind These Walls”)説到：「九龍〔城寨〕 

的建築和環境特徵，往往被用來脊造壓抑、混亂或迷失的感凝。在陰濕和神秘的背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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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斟和暗中進行的不法勾當，為電T•遊戲衷提供完美的故事情節。城內巷道的狹窄商 

店，以及九龍〔城寨〕凌亂不堪的外觀•賦f電子遊戲設計師盥富的祝覺詞彙。九龍城寨 

與其他贫民窟不同之處•是其多榉摩天大g的形式。電子遊戲設計利用了這座城的垂直 

狀態d4

這個特點在2001年的冒險電子遊戲《莎木II》中非常明顯。遊戲中的口本男主角到香港 

辞找有殺父之仇的中國人。故喂場景轉到九龍城寨垂直的高樓世界，錯亂凌雜的環境， 

為想要弄清情況的遊戲玩家增添困難。

门本電了•遊戲《九能風水傳》把場景設定在1997年M歸中國前夕的香港。 

九龍城赛神奇地甫現於陽界，打亂f微吵的陰阱平衡。故事描述一名風水師嘗試恢復秩 

序，以阻止世界陷入災難。此遊戲最初只是在1997年於日本發行，後來在2010年再次 

4:全球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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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藝術設計作品屮見城粢

九龍城寨也啟發了世界各地不少藝術家和設計師。在1997年，名為 ＜大圖解九龍城》的 

圖冊在日本問世，是桑原涼出版的三部曲的其中一部，這套三部曲旨在探討六十年來日 

本住宅大嗄作為人類糂居地的悄況。此害靈感源自日本建築師鈴木隆彳f與十名學生•在 

1993年2月在已廢褒的城粟衷進行的一星期調查。

鈴木隆行及其團隊姖細無遺地記錄h城寨的每一部分，寫成多篇文卓、最初在日本建築 

雜誌上連載•最後由寺澤-美繪製成-幅精美漂亮的城寨剖面画。這幅剖面岡是以真實 

的測萤為依據•缴悉無遺地描繪各捕細節，以平面方式呈現九龍城菜日常生活亂中有序 

的悄況和擁擠的環境。寺澤得到鈴木的鼓勵，加上她自己對這地方很着迷，最終把這岡 

,II擴展為足足六公尺長的城寨全貌剖面阏，造幅港成為桑取涼的畨的核心。



這是由曰本建築師鈴木隆行、插盗家寺潭一美和出 

版商桑原涼一同努力而成的《大匿解九皖城》•鈴 

木聽到城寨即將満拆的消息後•便帝領f探險隊J 
去為城寨的部分地方製作精確記铩。當時城寨的居 

民已經遷出•他和他的團隊獲得許可•在城棊中央 

的一排建築物中逗留了一週。他們測量盡可能多的 

建築物•之後箝善草圓、測量結果、平面圖和照片 

回到東京•以製作一個有關他們研究過的建築物的 

大型剖面圖•然後他們以空置房子的照片作註解• 

指出每一空間的用途。他的學生繪盡一些住宅單位 

的設計圖•以及關於一些更有趣特徽的草®•並且 

集合所有材料寫成一系列文章•刊於曰本建築雜誌 

之上*之後•他便邀謓寺澤一美•把逭些剖面圖塞 

成插圈•加入人物和活動•以令整件事有了生氣。 

恰巧寺澤自己也迷上了這個她到訪過的城寨•所以 

她興致勃勃地投入绪#工作•創作一幅寬八英尺• 

鬲四英尺的局部剖面圖。而其中一位看到逭剖面EE 
的桑原涼•是編姐過關於曰本最早的住宅大廈和端 

島S籍的出版人。他力促寺澤完成造幅盪•並將所 

有材料放在一起•出版成番。寺澤花了好幾年後• 

終於完成她的精彩衋作（現在約十八英尺宽）•而 

出塞計劃的成果就是《大灝解九龍城》。由於沒有 

準確的測量M可供參照•寺潭所繪的插圖談不上検 

確•尤其是大廈之間的空間•但它淋漓盡致地表現 

了城寨內猓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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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香港，品味生活家具店「住好啲」（G.O.D.）品牌合伙人與企業家楊志超，在 

2009至2010年以九龍城寨為藍本，創作了喇個裝S藝術作品。一•個是一幢廢罝住宅大 

瞍內的黑暗房間•參觀者要擠進衷面狹小的空間•籍此顯示城寨的幽閉恐怖性質。另一 

個是放在不同的戶外環境•比例精確的城寨複製品，並要求參觀者想像無法走出其圍牆 

之外，籍此呈現它的廣埸恐懼性質。

楊忐超説：「同一件枣物可以創造這兩種相反的極端效果，十分有趣。」但在更為廣泛的 

睹而，他所關注的是以九艇城寨為典型的香港本土建築與西方逑築的比較：「在西方•逨 

築師ft寅設計违築物•興逮工程結束後，逑築物的外觀就固定不變r，在其以後存在的 

歲川裏，大抵維持建築師當初設計的模樣。

「在香港，處理建築的方式有點不同。建築物蓋好，居民住進去後，很快就會打改造出現。 

亊實上，香港本地违築物永遠沒有完工的一天，因為住客為了令生活環境舒適一點•總 

是不斷做新的改逑。所以，让築物猶如有生命的存機體，一直進化不息。

f這些香港本地建築足很艱苦的環境，空間、光線和通風都不足。衛生條件惡劣，做工 

祖製濫造。然而人們仍能生存和興旺。這是體現在建築中的香港本身的故事——•個燼 

管困難觅重仍能成功的地方o」

另一位香港本地居民則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展現城寨镯一無二的特色。插逬家、設計師旅 

紙藝丄程師劉斯傑在2009年製作了一本精巧和很有想像力的立體基，名叫《香港彈起》。 

此言主要是探討六I•年來香港的公共房屋，沓中也以兩頁造出一個立體的九龍城寨，馬 

上令讀萏感到透不過氣的诖築物的壓迫感：電悅天線插滿屋頂，晾曬的衣服從牆面伸出 

——形成-•幅令人着迷的烏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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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超重新想像的城寨外睡•以車複的簿件組 

成一逋褸鬲的牆面。他利用這種方法以各種不 

同形態姐裝他的城篥钐術品•在香港的不同活 

動展出•包括2009年的香港深圳城市建築雙 

城雙年展•以及2CHO年的香港國際藝術展。



2009年出版的（香港调起〉•以更富想像力的方 

式表現城寨•而投計逭本舍的劉斯傑是插番家，投 

計師漦紙秘工程師。造本立體番是關於香港公共房 

屋歷史•番中以兩版跨頁呈現立鵂的城累累象•感 

資就像由上而下俯瞰建築物之間擠成一囫的狹窄空 

問•其中有掛滿衣服的晾衣绳凌空橫越•大廣外牆 

頂部電現天線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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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另一邊的加拿大，貉術家斯蒂芬•赫解逹(Stefan Herda)酷愛繪奎城市录觀和都 

市空間。他對人類如何創造、操縱和嘗試控制他們生活在其中的城市•感到十分好奇。 

他在2010年隶了一幅60x40英吋的油隶，名為《城寨〉(The Walled City)。這幅鍵的萊 

感來自林保賢的一張照片•對於未曾真正體驗城寨的他來説，這是最親近地f解城寨的 

方法：「我的作品是關乎烏托邦和城I打發展/衰敗的概念，九龍〔城寨〕為我帶來菝感。 

每當我看到城市彔觀或都市擴張，都同時見到吸引人和討厭的事物，為它的廣闊巨大和 

錯综複雑而着迷，想到有人無奈要住在那衷，又感到厭惡。

「都市頹敗有一種浪漫之美，那捕想要般有效地運用生活空間的烏托邦式夢想，作那袅 

失控。我對九龍城寨感興趣，是因為它是一個共同結構，但每一個住宅或單位在多年使 

用中的演化卻是獨特的，有漆上顏色的部分和概壁，在空間之上宥擴建部分和改逑的空 

間。我第一次見到它，就覺得它彷沸不艇於這個世界，非把它畨下來不可。J

這些年來，有兩名英阈藝術家同搽對城寨甚感两趣•並嘗試以各自無與倫比的方式捕捉 

它的一些特點。生於北愛爾阏的菲奥娜•霍索恩(Fiona Hawthorne)曾在香港度過莖年 

歲月，1986年她在切爾西藝術學校(Chelsea School of Art)唸書時決定回到香港，在城寨 

度過三個川。她認識r許多居民，並為他們和城寨蛊了一些速寫•以非常親切的节觸描 

络當地生活。更為近期，拉娜金(Lara King)偶然看到《黑暗之.城》(City of Darkness) 

後也為城寨荇迷。攻讀數碼動蛊學位課程的她•製作了一•部把場景設定在城寨的動盏， 

作為畢業成果展作品之一。這部動畫名叫《黑暗軒妮》，主人公是小 

女孩郭軒妮(HenneyKwok) 她走進氣试懾人的巷子，遇到各挿好壞經歷，扱後在天台 

找到庇蔭之處。

借用赫爾途的说法，三位藝術家都發現「城市頹敗有一種浪漫之美j。這衔定是令九龍城 

寨在流行文化中有如此大吸引力的特點之一。它也激發了一些人周遊世界去拍攝廢棄建 

築物，捕捉所見的美感。這稍審笑嗜好甚至有個專門稱呼一廢墟攝影(niinpoW，它 

催生了幾十個網誌和線L蚩廊。



拉娜•金(Lara King)為其勁盡短片 ＜黑暗軒妮＞

(Hak Nam Henncy)的背景所做的早期研究•這部 

長三分鐘的動盥•是其數瑪觔奎學位畢檗作品的一 

部分• 2Ou|年6月本番英文版即將付梓之際•她完 

成了這部動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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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祕闹逹(Stefan 
Hcrda)的油憲 ＜城寨＞ • 

赫爾連從沒有親眼見過城 

赛，但他斟於f烏托邦的 

哦念和城市的成畏和袞 

敗」•興趣始終不渝•所 

以在2010年看到城裹的 

照片後受到啟發•創作了 

這幅油蠢。

菲奧那•霍索恩(Fiona 
Hawthorne)在 1986 年用 

了三個月在城莫採索•S 
了幾十幅速寫•造袠是其 

中兩幅。那時候未宣佈漓 

拆城寨•城乗仍被人視為 

危險的地方。



韓裔攝影師金彌陋(Mini Kim)是著名廢墟攝影熱愛者。她曾在紐約市的底階地帶、柏林 

的廢棄地卜室、伊斯坦布爾的廢墟，以及底特律的廢枭火車站自拍裸照，這是她的「裸 

體城币的憂鬱、(Naked City Spleen)項目的一部分=她在該網貞解釋促使她這樣做的原因： 

「探索工業廢墟和建築物，令我把城市視為活着的有機體。我開始不只感覺到城市的皮 

廣，還穿透其內矇和血管的內層•那裹充滿微小的生命體。這些埸所一廢棄的地鐵站、 

地卜堪穴、隧道、下水道、工廠、醫院和船塢，構成了城市的潛意識，那衷是集體妃憶 

和夢思存在的地方。」

電腦藝術家和動奎師Roger Ming Jun Hom在紐約視規藝術學院(School of Visual Arts)攻 

讀電腦藝術碩士時，九龍城寨的記憶就激發了他的想像力。他在2006年製作了名為《九 

龍城寨》(ThPVfl/MGYy)的動蛊，作為其碩士論文項目。他説：「我想像•個等待清拆 

的城市和它可能擁有的記惊。J

讓廢壚成為另一種笑

電台是完全不同的媒介，但也被用來重新賦f九龍城寨生命。美國杆個「小型范台節kl， 

內容關於設計、建築，以及朔造這個世界的99%不為人知的活動」，名叫「不為人注意 

的99%J (99% /nvfs抓)。它在2012年以城寨為主題' 討論城楽的每一曆面•從歷史到 

它在流行文化中的不同面貌，似擁擠的環境是它令人着迷的甫要原因：

f到了九十年代的髙峰期，六英畝半的九龍城寨住了至少三萬三千人(有些估計高逹五 

萬人｝。此人口密度相當於每平方英里至少住三百二十萬人。如果要令紐約市達到這種稠 

密程度，就要把住在德免薩斯州的每一男人、女人和小孩全要搬到曼哈頓。換個説法， 

試想你的家有一千二百平方英尺，之後想像另外還有九個人與你同住，再想像你的房子 

只是一幢卜二層高的大度的其中•焖爭位，而每個單位的住客都和你的一樣多。之後想 

像數以丙計迠些大廋•擠到一個四個美式足球場大小的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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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日的《紐約時報》刊出-•篇名為〈曼哈頓能容納多少人？〉

(“How many people can Manhattan hold?”)的文章，一個由紐約市規割者、基建專家和 

學者組成的團體•以九龍城寨為人口密度最惡劣情況的争例，得出比上述電台節目所説 

二千六百萬德州人更萵的估計：「那天晚上的計算顯示，若把曼哈頓弄得像九飽城寨一樣 

擁挤，等於這個河屮島要擠進六千五百萬人。那是島上毎個表面都興建了建築物的悄況。」

從稠密程度到居民再到清拆，人們對於九龍城粟的持續迷戀•也擴展到互聯網上許多網 

頁和網誌。涵蓋了香港的藝術、攝影、政治和歷史的網站「HongWrong」，有一輯九龍城 

寨歷年情況的照片和圖盡均十分精彩，尤其是一些很衷撼的空中拍攝照片。

將這一切推到更商境界的是由一家遊戲公司所創造的「Warehouse川崎店」。這令人嘆為 

觀止的九龍城寨複製品，位於柬京與横濱之間的川崎市，是一座八層高的遊樂場。這個 

遊樂埸在2009年開搏•內有各種吸引人的玩意，包括傳統的橫向捲軸式動作電子遊戲、 

擲飛鏢、桌球和乒乓球，乃至最新款的多人參與式電子遊戲。這個地方令人着迷的背景， 

主要就是以城寨為主題，重現它每個骯髒的細節•包括破苠的建築、扭曲的電線、塗鸹、 

色信箱，甚至從香港找來的垃圾。

星野大志郎(Taishiro Hoshino)，辺個具有製作歌舞伎舞台經驗的截術總監，是這個退真



若論對城寨的迷戀•至今最完全的投入行動是在 

Warehouse川昀店遊戲中心（幾乎無可避免在日 

本）。那裹有三®樓是星野大志郎及其擅艮f超级 

観化技術J的》隊•以城寨樓梯和巷道的頹敗破II 
風格來f裝潢」的•髙潮是城粟外皤的垂現•這個 

兩屬痒髙的外粳有真實的中文招牌*晾琪的衣服和 

塗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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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製品的畚後主使人。製作這城寨複製品時，他&先製造精細的小型城寨模型。之後 

他和他那隊才苹横溢的工K和藝術家團隊，花了很長時間和很大的工夫，從無到有重現 

幾乎每一個細節。「我們覺得•再現和兎建傅奇的九龍城寨所不可或缺的事物，是城寨那 

些密密麻麻的招牌•還有貼滿概壁不留任何空隙的各種海報。J星野大志郎説：「在東京 

當然找不到這些東西，所以我們别無他法，只能從無到冇把每樣東西造出來。」

他們也搜尋各種收截品，如李小龍海報、餺電視、瓷器、招牌、鳥籠、電風扇和日暦， 

以令細緻的場景更加逼真•猶如史詩式谌影的巨大布景。重現城寨的主要元素之一，是 

令每樣東西看起來陳舊破敗。显野大志郎説，這全憑這群藝術家和裘家的鬼斧神工：「牆 

上每部分的細節都極其細緻地做出來，此外，用了我們的超級舊化技術，令塗裝有漉稠 

和突出的質感•使人彷沸感到它的氣味和濕度。J

日本有個地方也冇與九龍城寨類似的特點一端岛•亦稱眾艦岛。這個位於長崎外海的 

島嶼，面積只有6.3公頃，1887至1974年問是個煤破場和企業城鎮，煤礦埸關閉後便 

遭丢空荒廢。其後幾十年，它吸引了「廢墟懾影」愛好者以不大合法的方式登島拍攝 

2009年端島茧開，成為觀光景點，有多部紀錄片以它為題，一個日本搖滾樂隊也在那袅 

拍攝音樂錄像。但端岛在流行文化中极矚目的出現，是在2012年的占士邦電彫《新鐵金 

剛：智破天凶城》(Skyfall)，片中大反派的秘密基地就是以它為藍本，不過電影中沒有一 

個場景在端島實地拍攝。

以流U文化之名讓傅說繼續流傳

雖然有可比擬之處，但九龍城寨是獨一無二的世界，它在許多方面仍然吸引住我們的想 

像力，而且出現在各種事物上，從電影到電子遊戲，甚至我們無法預知的藝術形式。

誰知道九龍城寨■■品牌化J後的新版本以後還會帶來什麼產品？或許小販钤開始賣丁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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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上這個與世隔絕的混凝七都市著名的鳥瞰照片，再寫上一行字，如「歡迎光臨黑暗之 

城J、「絕望之牆」或「九龍毒瘤」之類。而九ffi城赛的英文名字Kowloon Walled City， 

已被那些需經常使用它的人簡化為KWC。

今天，一個花木扶疏的公園坐落在城寨原址，其設計意念是來自清初蘇州和無錫的江南 

園林。上次我到訪這個公園時，回憶我在1983年幾趟深入九艇城寨之旅。第一次是跟随

•名美聯社記者去，之後我自己再回去幾次。我站在這個靜謐的公園，閉上眼睛，心又 

回到古老城概之內：幽暗的巷弄、可怕的氣味、陰謀和不祥的感覺襲來、心跳加速、頭 

上有東西滴下來、腳下是黏答答的事物、機器低鳴、電線到處亂竄。

今天保留下來的城寨遺跡只有衙門，即原來九龍巡檢司的官署，加上少景照片和解釋文 

字展示。這裏環境很清幽，甚至寂靜。對於不知底蘊的訪客，這只是個中國到處可見的 

尋常公阗。城寨呰在此地峨然矗立，徹底佔據疸個地方；現在它煙消雲散，其消失也同 

樣徹底。但拜流行文化的威力所賜，它的美名（與惡名）將繼續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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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拆九龍城寨

菲奥諾拉•麥克休
Fionnuala McHugh

英國人已多次試圖清拆九龍城寨。第一次宵試顯然困雒不大。那時是1899年，距離 

1898年6月英國和中國簽訂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専條》（亦稱《第二次北京條約》） 

不到一年。中國像個小心翼翼的房朿，希望把屋子衷的某個房間鎖起來，不讓租戶進入， 

藉此令人人郁知道逭個地方真正屬於誰。他們有一座炮台，原本是清帝國南疆沿岸小小 

的行政據點。但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香港島在1842年割讓給英國，成為其殖民 

地。清廷重新評估了這個細小邊寒的熏要性•進行了一邱擴建加固，並在周圖修築城摘。

所以，《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有一著名條款：r所有現在九龍城内駐紮之中國官員，仍

可在城內各司其職•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J這項協議結果只維持了十一 

個月，但卻長遠影饗着新界九十九年租借期中的大部分時間。

早期的驅逐行動

港府在1899年驅逐城寨的早期居民，他們沒有做太大反抗就乘坐帆船離開，所以殖陇地 

當局認為毋須進一步的驅逐行動。然而，為確保萬無一失，英國政府在1899年底發出樞 

密院令，明確宣示（至少對英國人而言如此）九龍城寨已成為「女皇陛下香港殖民地不 

可或分割的一部分」。兩廣總督李鴻章在1900年7月途經香港，港府趁機知會他有這種 

新變化。其後殖民地部一份備忘錄斷言：f此事已經了結。J



事實卻非如此，政府在1933年6月10 F1發出通吿，宣佈银遲在1934年底收回城寨土地 

（即強制徵收），拉起了第二次清拆的序幕。到了那個時候，這塊六英畝半大小的地區已 

經建立了其烏煌瘅氣的形象，直至它化成為塵土，迠個形象仍然流傳不良。由於填海工 

程，它已不再位於海濱，如蛊風光也一去不復返。反之，到訪城寨的人發現寮屋居民逐 

漸帶着家奋入城棲身。政府萏次（但不足敁後一次｝決定切除這個艮在政治軀體之上流 

膿的毒瘡（當然是以衛生惡劣為由）。

城寨的四百三十六名居民（這衷所謂的居民，意義很寬鬆）求助於北方一中國，由此 

引發一陣外交風波，但一年後，英國人褚明地想出提供新屋來交換。中國方面認為此舉 

對居民是很大的誘惑（當時確實如此｝，因此派特使從廣州南下，務令不舍有人向外阈鬼 

的這種甜頭屈服。但他們屈服了，只有•人繼總頑抗，而此人是H後眾多頑抗者的先驅。 

在1935年7月，中阈仍然在交涉，但到了 1940年，私人民居備剩下-•處，往客是聖公 

會牧師鄺丨丨修，他繼绾住在那衷町謂天經地義。殖民地政府離克竞全功只有一步之遙。

在此之後，在城寨牆垣以外的世界，更為血肉橫飛的土地爭奪戰即將開始。N軍在1937 

年入侵中阚，1941年入侵香港•英國人想把城寨變成「供人弔古尋幽的遊覽勝地」，日 

本人對於這個故作風雅的計劃奄無興趣，無意付諸實現。到了 1945年，城寨猫垣的石頭 

成為建築材料，用來修築附近啟德機場概迷部分的新海堤。到了 1947年，逃避中閾內戰 

的難民開始湧入香港，常中不少人搬到迠個中國仍堅稱擁有主權的地方（許多人想耍逃 

避中阈管轄•卻跑到這個人所共知中阈锊稱擁有管轄權的地方落腳。這是城寨反常之處 

之一，而這點在1949年後更為明顯）。

1947年11月27日，這些新的寮屋居民接到搬遷通知，他們不依從，裁判官於是頒下驅 

逐令。港府再發出警吿，又在另外的地點提供免費居所，但居民罝諸不现，到f 1948年 

1月5日，「寮舍J被淸拆，但這些寮屋居民很快又在原地重建，在1948年1月12日早上， 

港府再次官试清拆。這次一隊警察穿越窄巷將要進入城寨之際，逍敁民擲H攻擊。

如-份後來的政府锊明所，说：「在此悄形卜，宵眞乃必須向地側嗚放短抬赘吿」報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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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奋五個人受了輕傷，不過一份後來再發出的锊明補充：「據報吿另有一人腹部受傷•臨 

時診斷听得：知乃手槍流彈所傷。」但是，根據《徳臣沔報》頭版刊登 

的目擊者描述•這場激戰持續了三十分鐘，「警察被迫用左輪手槍向居民開火。」婦女和 

小孩四處4找石塊•傳給家與的男人向警察投擗。在這次衝突中•警察「施放了七枚催 

淚彈」，六名居民受了槍傳。

其後，「九龍城居民聯钤」成員劉子良(Lau Chi Leung)茛佈(這不是該组織的代表最後• 

次出現在香港報紙版面)，除非中國政府「有令撤離。，否則仍留守不去。

此事發生之隙•同日的《德亞西報》在頭版刊登一篇發自常時阈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報道• 

説香港剛與中國簽奵缉私協定，當中的條款規定屮阈海關「可以在香港境內設立檢查站， 

派駐海關人員，對準備输往中國的應課税商品先行徵收關税和估值」。

歷史對此掩嘴喑笑，因為海關足1899年最早問題的爆發點之一；屮國與香港之間的協定 

馬上受到城寨的流血事件考驗。騷動居民沒有接到撤走的命令，反而被慫恿去反抗任何 

進一步的清拆官試，在南京正式向倫敦投訴之際•上海學生罷課哬天•廣州英阈領事館 

遭縱火焚燒。

讓城寨於內戰屮扪當一角

殖民地常局最終悻悻然讓步。到了 1949年夏末，在國比黨和共齑黨爭诨屮阈政權的戰爭 

已到14聲•香港政府對於家門口的爭態發展自然大感震驚•再次考慮拆除境內這個烏 

煙瘴氣之地。他們徵詢意見，英國駐南京大使施諦文爵丄•(Sir Ralph Stevenson)在8月 

27日向外交部發送甫報(「颳於極度機密」)，在開首處寫道：f對香港政府來説•鍛續 

無力控制九龍城，肯定在心现和官質上都是缺陷、」接畚乂説：「到了廣州落入共產黨之 

手時•這種反常和令人無法接受的情況若持績•對此飱民地的政治和軍事安全帶來的潛 

在危險•同樣不容忽視，」



I9B年的城赛•那時候港府宣布（■第二次」清拆城 

寨'當時許多建築物已荒廢•並嚴重失修.只有圖 

中左面的衙門保存得較為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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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l3日《德臣西報》的頭版•詳細報 

遒前一天發生的舉動。港府在此之前在同年i月 

5曰執行過一次済拆行勁•其後居民重建木屋• 

蝥察篑試入城拆卸這些木屋•觸發這場累動。 

接善中圍內地爆發示威•英國駐廣州領事館被 

焚•番港政府遂即時停止在城內的一切行動。



但他説•問題是所建議的「激烈行動」引致的影蓉•會令英國政府處於比原先更不利的 

境況。他寫道：「在迠點t，很難不（重複「不」）感到尷尬。」將出現敵意反應，是毋鹿 

置疑的：他只祈求英阈人可以避過1948年1月在廣州經歷的暴力行動，因為「你將在近 

期發自上海的屯報中看到，香港問題對我國在屮國人陸的整體地位所造成的影赞，是英 

阈人社群尤其關注之事」。

他深思熟慮後説道（這份電報的語調十分無奈），也許追個麻煩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英國 

政府可以徵得已遷到廣州的國民政府同意消拆城寨，理由是阻止共產黨利用「這個很適 

合於進行地卜*活動的地點」，符合大家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找到謹言慎行的人，4〈舍向 

寮屋居民泄漏風锞和鼓動反抗，或許並不容易。

施諦文還逑議：能否以某個合適的衛生問題為藉口，將城寨無限期地暫時封鎖隔離？四 

周以用帶刺的鐵絲網圍住，給予居民合理時限，令他們收拾財物搬遷，為他們提供免费 

的安置居所，並安排交通將他們送到新住處。

施諦文顯然是個務實之人。他總結説：「當然，這種灌宜之計騙不了任何人（重複r任何 

人J ）。但是，在華南戰，這個關鍵階段，這或許會是個合適的方案，迠個社區各華人利 

益闻體可能心照不宣地接受。」

就在五個星期後的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阈成立。三個月後的 

1950年1月11日，一場大火橫掃毗連九龍城寨的西頭村木屋區•城寨也幾乎被燒成灰燼 • 

一萬七千人流離失所。雖然在港府官員內心深處，肯定货得這是•舉清除這個麻煩的歷 

史暗角的良機、但當局還是拯救了不少人命和財逄，城寨因而得以繼續存在•而且不但 

缎續存在，還非常興旺——如果成功的搮窄是數以千計居民在往後多年湧入城寨•擠進 

它每個＞4以容身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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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桊成就雙十暴動之說

在五十年代，數I-萬人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無處樓身只好搭述寮屋區，1950年那場火， 

是這十年間香港一再發生的大火災中最早的一場。最著名當數發生在1953年犁誕節的石 

硤尾大火，這場火令約五萬三千人無家可歸，催生了香港的公共房屋和徙罝計剷。1956 

年10月10闩九龍和荃薄爆發了持續兩天的暴動，而觸發事件的就是徙置亊務處。

那塊像惹怒公牛那樣激起民眾憤怒的紅布，是為慶祝雙十節懸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旗，徙置事務處職員除下了一面這樣的國民班旗幟觸發事件；但如港督葛S洪爵士(Sir 
Alexander Grantham)在呈交殖民地大臣的公函中説，政府致力安置數十萬中國大陸難民， 

「若豫由家鄉逃出，則其時蓮之不齊•致孕育失望與淒苦之感，自«常事」。

有五十九人在事件中死亡，包括在的士中被焼死的瑞士駐港副領事夫人。深水埗和九艇 

城是暴動的兩大中心點。官方報吿認為，這兩地從來是罪案發生最多的地區，這點殊為 

明顯。該報吿説，九龍城是「三合會人員、不法黨徒及罪犯所出沒之貼近啟德機場西面 

之人口稠密區域•無疑係掩亂行動之淵藪」。在接連喇晚發生暴動後，警察在10月12 
日下午掃蕩這袅，拘捕二百人。相對於全部被捕的六千人，只是一小部分，但如大部分 

人所相信，警察攻入城寨內是極罕見之亊。報吿説：警察「在縱横之街道中作游学戰， 

實處於不利地位」(許多年後揭露•那些三合會成W佗了很多錢打點聱察)。

全港為之震動。戰爭是一回事，但造完全是另一回事。九龍半島首次全境實施宵禁；秩 

序與徹底混亂之間只隔極細的界線，並且呈現一片殷紅。港督在上述公函文末，似乎是 

語帶沮喪和苦澀寫道：「世界人士最近震撼於來自匈牙利約十萬名難民之慘境吝，當對五 

倍或六倍於此數之難民於1949至1950年逃來香港所生悄形自有深切了解。J



1953年聖涎節發生的石硤尾大火•令五萬三千人無 

家可歸•也使政府政策出現重大杨爰•完全改爱未 

來後十年香港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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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拆行動觸動中井情感

在整個五十年代，提供房屋安置難民是這個殆民地的重點工作。但是，那些繼續擠進城 

寨的新移民卻大多自生自滅，政府不予聞問。偶然會發生一些事件，提醒人們城寨是「三 

不管」地帶。在1959年7月一個清晨，一名海洛英毒窟經營者在城寨內遭人刺死，三名 

疑兇被起訴，其中一人王漢（Wong Hon，又名王偉，Wong Wai＞決心質疑法庭審理這宗 

案件的法理地位，他的理據是自己是中國公民，而羿案發生的地點，英國和香港离等法 

院均無rd法晋轄權。他的律師指出，樞密院令對於原來的《展拓香港界址専條》並無效力： 

因為廢除該條約的規定是片面行為，中國政府從沒認可。

首席按察司何瑾爵七（Sir Michael Hogan）不同意。他説，條約的相關部分只是規定當時 

駐在城寨的中國官員可「暫時」行使其法治權。現在他們已走，所以就再沒有法治權， 

而由此殖民地的法律管轄。王漢被判謀殺罪成，並處以缀首死刑，在1960年3月執行。

或許亊情在法律上如此得到館清，令政府膽子大起來。無論如何，政府在1962年3月宣 

佈，準備在朿頭邨徙置區計刹清拆九龍城寨。九龍城寨居民反對拆遷委員會迅速成立， 

並胰現「與政府抗爭到底」的決心。這個委員會中苻右派和左派成員，他們小心分別草 

擬文件：右派人士向台北求助，左派人士則訴諸北京。由於當時國民政府與英國沒有外 

交關係，所以，就這問題向倫敦提出了嚴重抗議的是中共。

1963年1月1日，北京的外交部西歐司召見英國駐華代辦，表示對事件深切關注。而中 

方認為適可而止，不再窮追猛打（這跟英方在前一次清拆的反應一樣）。城寨中的左派人 

士得悉此事的處理結果後均感失望。鍥而不捨的徙罝事務處繼續向居民派發淸拆通知害， 

宜佈拆卸限期（2月8日、12日、14日、19日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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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街坊會第二屆常務委貝合照•《於1964年第 

二次年度晚荽。這個街坊會成立於1965年•前身 

是九能城裹居民反釣拆遷委貝會•它的成立是為對 

抗政府計劃清拆城蓁西北角以興建新的公共房，室。

1963年*月》9曰《英文虎報》的剪報•報 

道中國政府宣佈城寨主權全屬中國所有• 

不容港府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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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城寨•啟德機場和九龍洚的壯觀景象•拍照 

位置是城寨北面東頭村道後方的小山丘山頂。造時 

候城寨的建築物大多是三、四展咼•沿東頭村道有 

少數再萵一兩暦的建築物。但是•追種馔況不會雉 

持太久，在兩年之內•萵達九屜的建築物陸缡在全 

城案湧現。

（惠添強援供）



悄勢自然升級。在前一個月，蘇聯總观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談論香港和澳門 

時出言不遜，令事態更複雑。他向奐斯科最髙蘇維埃説：「這兩個殖民地發出的臭味， 

與飱民時代的果阿(Goa)相比，香不了多少。」赫魯暁夫剛在古巴傳彈危機後撤出古巴， 

為此被中國公開嘲諷，而這句評論被解湞為他故意蔑視中國藉以還擊，這種政壇技倆就 

像遊樂場上的小孩子以激將法刺激對方玩危險遊戲一般：印度眾隊在1961年奪回果阿， 

結束四百五十一年的葡萄牙殖民統治。

由於這兩個「發臭」的殖民地而丢臉的中國政府非常愤怒。新華社香港分社怒斥道：「香 

港英國當局不顧我國政府的警吿，公然提出限定拆遷的U期，是狼電侵犯中國主權的行 

為，是不能容許的。」此事登上國際新聞頭條，人們號召舉行群眾集會和罷工，彆察進入 

城寨巡邏•殖民政府最終選擇了讓步。為了維持雙方友好關係，同意擱置消拆計劃，待 

以後(未定下具體n期)再討論此問題時才決定。

同年稍後時間，倫敦的殖民地部撰寫了一份機密簡要報吿：「反對重建方案的人是一小群 

業主，這些人對於他們的樓宇或其下的土地，都沒有合法業權。因此，如果他們的樓宇 

被清拆，租客獲得徙罝，這些業主就不再有收益。這些人不得民心，絕大多數工人和租 

客(截至1963年1月9日佔76%＞接受了方案，本來可以因此大大受惠。中國當局毫無 

疑問知道，業主團體向他們求助，完全是出於自私的動機。J

該報吿之後説，殖民地政府仍然擔心公共安全和衛生。但是，如果接觸中國政府，它可 

能會要求能夠參與管理重建計剷：f讓他們正式參與計劃，或者對於細節擁有否決權，或 

者對於如何執行有發d權，這些雖然都是我們難以接受的安排，但是，节先向他們通報 

詳情，則大概不倉受到太大反對……」那種很不可能發生的事悄＜1899年以來首次的薛 

後外交)要再過璇乎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冰舍成為現實。

文化大革命在幾年後開始，城寨內出現一枰由共產黨«動的活動。不過，工務司署在 

1972年12月採取行動，制止兩幢非法興迮在城寨旁官地上的多暦大®的迮築工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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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任何人入住，中國政府對此默不作聲。到了 1975年，港府認為城寨內兩座新建的大 

度太髙，並旦太接近啟徳機場航道，非處理不可，這次中方也沒存抗議。港府根據《香 

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發出封閉令，勒令拆卸超髙部分——這樣意外地為城寨其他 

大廈剌定實際上的髙度限制。

倫敦希望趁英國旨相希思(Edward Heath)計剌在1974年首次訪華(不過待他真正到了 

中國時，己不再是首相)時，與中阈總理周恩來討綸城寨問題，但時任港督的麥理浩爵 

士 (Sir Murray MacLehose)則言簡意賅地提出建議：「最好不要(better not)。」在1973 
年，港府曾正式列出打算在九龍城寨內提供以當時來説十分廣泛的服務，包括電力、衛 

生設施、郵局、消防局及勞工處、社會服務等，其中有一個機構以一句話表明它對城內 

發展的處理方針：「對於違例建築或現有逑築物的擴迮部分，违築物條例執行署不會採取 

行動。J

落實沾拆行動

十一年之後，即在1984年1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瞄聯 

合王闕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這份鞸明共包含八個段落、三份附 

件和兩份備忘錄，但全都沒有提及九龍城寨。

此時的九龍城區政務專員是鍾悟思(Gordon Jones)。在他辦公室內有關於九龍城寨的文 

件檔案均被列為「髙度機密」，連同一份有關啟德機場發生墜機事故時的緊念應變手冊 ， 

也一同鎖人標示着「只供九龍城政務冉員杳閲J字樣的保險箱內。由於城寨是敏感地帶， 

他只去過幾次，有一次是在夏天，由於臭味太濃烈，他被熏得差點嘔吐。美籍建築師何 

巽寫過一篇關於城寨的論文•她形容在城寨「猶如置身恐龍的嘴巴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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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聘用私人保安公司•在渴遷居民時守衛和巡a 
城赛•一方面是防止賊人闖入•另一方面是阻止有 

人跑來佔住和破壞公物。第一階段遢走的居民交出 

的鑰匙•一行行整珥地掛善•以便遇上火災或其他 

問韪時•可以迅速找到所需的鏑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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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拆小組自行制定了一套編號系統•用來識別特定 

的逹築物、噗潛和荦位•毎當有住戶遷走•就在該 

戶所住的單位大門寫上號珥•並杷居民的門鎖換成 

新的掛鎖，

政府在之荊三十年滴拆其他丨獲涊可」寮屋區•制 

定了完善的處理方式•按照造套方式•城寨租客獲 

派公厘單位•或獲現金購買自己的房子•而建築物 

装主則獲得賠償•但在适兩個情況中•蕺終金額是 

根據索價人的住宅單位或建築物的面槓篚定。為求 

準確•政府部門測®了每座大廈各噗费的每一里 

位•總製詳细的測量圖。由於城棊有三百多座大廈• 

每座离達十五鹰•所以這是極難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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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14日，時任副常務司的曾蔭權（多年後他成為蚤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行政 

長官），在與鍾悟思和港府副政治顧問馬德克（RkhanJMargolis）會面時，吿訴兩人港督 

尤徳爵士 （Sir Edward Youde）想清拆九龍城寨。那時候該區已有足夠房屋眾位安罝城寨 

居民，不過，或許更重要的一點是，港府擔心在香港问歸中國後，城寨惡劣不堪的環境 

會成為中國貶損英國政府的宣傳门實。它繼續存在，也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火災風險和衛 

生隱患，非解決不可。因此須就可能進行的淸拆工作草擬一份文件，缚悟思負資後勤支 

援的安排，而馬德克則負貴政治方囲的問題。這份文件在呑港經過分析和调整後•會傅 

給北京，以與中國政府深入討論。

這件事必須絕對保密，因為就短期而言，他們不希望在諮詢中國前有任何關於行動的消 

息泄漏給新聞界，而長期來説，這舍引來火批寮屋居民湧入城寨，以岡搜得安置和賠償。 

結果，九龍城政務處内知道此事的人，除鋪悟思外就只有其私人秘害，他們還把九龍城 

政務處與其他政府部門之間日後有關此問題的通信都列為「機密」，而非「絕對機密」（至 

少他們方面是這樣做），因為「絕對機密」（這種級别對九龍城政務處而言是很罕見的） 

只會惹人懷疑文件與九龍城寨有關。鍾悟思獲吿知，中國領袖鄧小平尤其關注衛生問題， 

並指示一名年輕行政官員拍攝城寨廁所的照片、儘管他不清楚這個任務的重要性。

這份文件只花了幾天就萆擬好，鑒於這件事的複雜和微妙性質（但也意識到時間極為重 

要），追是很了不起的事。在接下來的一週•也就是1986年4月21日，尤德爵士在港督 

府中主持了一場會議，會上同意開展清拆行動。

這個行動肯定耗费不菲，也十分棘手，而且很可能在世人注目的悄況下逍遇暴力對抗而 

失敗收場，為了這樣的行動如此大費周章做預備，在熟悉清拆城寨那段痛苦歷史的外界 

觀察家眼中，是難以理解的。馬德克在二十六年後的一次採訪中説：「或許聽起來是老 

調觅彈，但是，對於殖民地政府一直在造衷所做的事，我們感到非常自亲，並旦亟欲把 

香港保持在良好狀態。沒有人忍不住説：r這個礙眼的束西長期存在，你〔中阈〕也難辭 

其咎，你為何不處理它呢？』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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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只有瞻子最大的人才敢前往城寨•其他人避之 

唯恐不及•但在済拆的最後階段•此地成為觀光景 

點•甚至吸引了坐觀光巴士來的曰本旅行團。



亟點足要拿捏得宜。「我們解決了九七問題，但還有這個小問題遺留下來。」如馬徳克所 

説：f我們須以非常小心的措辭表逹它，因為我們不想做得太過火，招惹中國政府替所 

有人拿主意。我們所希望的是，要是居民向中國抗議•中方會使他們淸楚知道，此事是 

由香港政府決定。那麼，人們會明內遊戲已經結束。J

中阈點頭同意。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兼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喬宗淮，在2011年一部中 

國電視紀錄片中憶述他參與談判的情況。在1985年的一次非正式外交宴會上，一名英國 

政府官貝向箝宗淮通報，英方打算在香港回歸前清拆九龍城寨。喬宗淮説：「這是一個很 

嚴肅的話題，他在這個地方提出……開始我比較驚訝。……我感覺到比較突然。同時我 

感覺到這個非常敏感，這個敏感程度可能你們都沒法想像。」他説：「事後想起來，他在 

這樣-•個場合提出來，也是有他的考瓛。J

喬宗淮原本想強硬回應，但他也明白到，中英簽署了協議後，以前那種本能反應式的回 

應已經改變。現在是施展外交〒•腕的時候，無論英方提出迫個設想是如何武斷，但英國 

人暗示，拆遷城寨是為了改善都市環境，這似乎合情合理。喬宗淮向新華社和中英聯合 

聯絡小組的上級報吿了這次對話。

隔了兩天，新華社的商級官員在晚上把喬宗淮召回去開會。和往常一樣，他事先沒獲吿 

知開會内容（「我們的電話也被锅聽」）。他去到後才知道被召來向同事介紹布關清拆城 

寨的情況。其中一位與會者發言很激烈，此人是五十年代初期就參加這方面的工作，非 

常熟悉城赛情況。喬宗淮説：f他在平時開玩笑自詡為九龍城寨寨土。」不過，此君認為 

不能讓英方主持任何冇關城寨的率悄，連拆遷丄作都不行，因為這牽涉到九龍城寨主權 

和治權的問題。他問道：我們為何不能等到九七後？

喬宗淮的问答很務寊：「如果處理不好•群眾接至會上街遊行，甚至會引起局部的骚動d 
自英方在宴會上提到這個問題，他就馬上開動腦筋，猜想英方的動機。最後他判斷英阈 

人每次撤出殖民地時，都要光榮撤退；而為了體而地撤出香港，不能留卜個f藏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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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的地方J蒔宗淮在報佐中寫道：英國人一直認為他們卉權對九龍城赛寊施管治，也努 

力做了，但由於中方反對而做不成。現在改變這種狀況對中英雙方都有利。

中英雙方協議由喬宗淮和港府政治豳問布義徳（John Boyd）兩人討論這個問題，布義德 

也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成。在初期階段，一切均以非正式的方式進行。喬宗淮到訪布 

義徳位於半山地利根徳里的家，布義徳把他帶到佗園，把他三名女兒中的一名介紹給蒋 

宗淮認識。布義德（後來擔任英國駐日本大使和劍橋大學邱占爾亨院院長，搜冊封爵士） 

在2014年春天説：「我非常喜歡希宗淮，也很信任他。希望大家保待聯繫。他確實來過 

我的寓所一我差點都忘了，我們曾竭力令事情看起來比較有人悄味。英方希望雙方的 

往來，維持以非正式的方式來處理。J

不過•在蒋宗淮眼中，英國人所做的一些事情，給人的感覺是太重形式，「簡直讓人可笑」。 

他説，英國人不竹到他的辦公室來，而堅持要在招待所的會議室袅談（布義德説：「我 

們不想在他的辦公室開會，正是要避免令人覺得這是正式場合。」＞ 英方也不願意簽署 

備忘錄。布義徳針對喬宗淮的評語説：「我方一度給人蓄意阻撓的印象。但我可以向你保 

證，我們不是用一些形式化的東两來妨礙造個過程，這個過程進彳/得頗頓利。在某方面 

而言，我們全都小心翼翼，以免它被正規形式所妨礙，我是個思想頗為單純的官員，尤 

德曾對我説：缴續這樣做下去吧。J

最後兩人各自向自己的上級撰寫報吿，喬宗淮要求布義德在自己呈交中方的報吿上簽名， 

表示認為內容颺實、f最後他勉強同意了」，帒宗淮説，「所以關於九龍城寨中英雙方的交 

涉•留下的就是這麼一個東西。説句老實話，我错得就不是一個正式的外交文件。J

在1986年12月，港督尤德訪問北京期間心臓病發逝世，但是•秘密計釗繼續以超乎尋 

常的速度和效率制定。房屋署一直秘密進人城寨凋査，由當時的房屋署助理署畏陳德平 

領導（他矜叫政府司機把他載在離城寨幾條街外的地方下車，脱掉領帶，微服入城明査 

睹訪），但是當局仍不十分清楚他們fHl:處理什麼問題。



1987年1月14日星期三，在這個晴朗、陽光明媚的清早，三百六十名房屋署寮屋管制 

及清拆組人0，加上人數相若的警察集合在一起，他們以為是進行某種演習，直到早上 

7時30分才獲悉目的地是城寨。他們進去後，城寨的八十三個入口全被封鎖。然後這些 

人員以六人為一組，共六十組，每組由一名便衣警員陪同，按部就班地呈扇形散開，收 

集城寨內各單位居民的資料——這些統計資料以前是無法獲得的。在第一天挨家挨戶的 

訪問結束後，總共登記丫來自五千一百一十六個家庭的一萬九千六百零六人；有二十二 

戶拒绝向房屋署人員透露任何關於自己的資料；沒有發現任何非法移民或趁機遷人的人。 

到了第二天完結時，完成了登記城寨全部人口的行動，包括在城寨工作但住在其他地方 

的人，合共三萬三千多人。

當然，此時全香港都得知消拆城寨之爭。政府同時宣佈在城据原址興建公園供大眾賞遊 

—這個公園是一個以原來的、富有悠遠中國歷史淵源的九龍巡檢司衙門為中心，充滿 

哚光又空氣清新的園林。接下來的一天，房屋委員會成立了特別委員會，負吉就清拆、 

居民的安置和補憤事宜提供意見，房厘委員會最終須處理住在八千八百個住宅眾位內的 

二萬八千二百名居民。

在（已不存在的）城牆之內，立即傳出一片惋惜泣哭之锊。城內店舖東主張墨育（音譯， 

Cheung Mak Ching）的反應是沉重中帶點信心：「我們會看看中國對此有何説法。我們經 

麽過許多次清拆計劃。就看看這次會有什麼事發生。J不過，這次發生的車，是中阈外交 

部發表一份措辭溫和的锊明：「九龍城寨和香港其他地區一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從整個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出發，我們對於香港英阈政府平:備採取妥善措施，清拆九龍城 

寨，並在原址上興逑公園的決定表示充分的珂解。」

就這樣，不必再擔心屮國政府的反應了，不過後來有樁怪事一在1991年2月，香港最 

髙法院不得不裁決小額錢偾甯裁處一名審裁官的做法是否正確，這名赉裁官拒絕‘番埤一 

宗九龍城寨的糾紛，因為他認為城寨是由中國控制，結果最卨法院判定他犯錯。



S喀之城 406 | 407

賠償方案細節

賠償方案最終獲制定。政府當然惯於實行清拆，並且採用當時的既定政策，來判斷居民 

是否合資格入住公共房屋，即大部分家庭成员必須在香港連續住滿匕年，並於1987年1 

月14日當日及自該日起一直在城寨居住的真正居民，才符合資格獲得安置。符合入住公 

屋資格並且家庭內至少有兩名有親屬關係的成fl，可選擇以優先「綠表」資格購買「居 

者有其屋計«」（居屋）單位，也可以利用「自置居所贷款計剡」，申請贷款購買私人樓 

字單位。至於不符合這些資格準則的居民，則會搜編配臨時房屋。

所有自住或非自住業主，都會獲得根據其樓宇公平市值計算的賠償，另加自贾居所津貼， 

協助他們另購居所一最好能在同區之內。由於城寨樓宇不受任何有關用途限制的租契 

條件規管，所以如特別委員會所説，「難以」根據物業用途分類•所以它不再匾分是店舖、 

工廠或住宅業主的賠償，是根據剌一原則處理。

商業和工業樓宇的合法佔用人，可以獲得法定補悄。考慮到因評估和支付這種法定補償 

「需時以致清拆工作遇到阻力」，特別委員會還向這些佔用人支付特惠津貼。津貼發放準 

則是根據搬遷费用、裝修費用和其他花費等而有所差異，津貼額是分级計算•視乎擬予 

清拆的樓宇的位罝而定；還特別規定這種特惠津貼不應少於付予寮屋居民的特惠津貼。

特別委員會其至還為城寨著名的無牌「酱银/牙科診所東主/駐診人」投立特殊補償方案， 

一筆過發放港幣三十四萬二千元，即相當於月薪九千五百港元的醫療和牙科技術貝三年的 

薪水（並非所有城蕃的職業都可獲這種特殊補償；妓女就只獲安置，卻得不到額外補償）。



1992年•政府洚拆九龍城赛時•有年老居民不願離 

去•與眾多聱察對峙。

（文强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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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時之喊

活場'

（文匯報提供）



就洧《來説•受打擊最大的是小工廠東主•他們須 

提出關於營業額和利潤的證據•以計算可獲多少補 

價.對於那些從來沒有保存準確賬目的人來说•這 

頁是戛戛乎其難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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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萬多名城寨居民中•絕大多數人接受安S和賠慣 

方案•許多人早在搬遷限期庙滿前，己經離两城案遷 

往新居•但幾百名少數派激烈指S迫邐是非法和不道 

德。

在一些極端車例中•政府須舞武力把幾十名堅決不屈 

服的反抗者搬離居所•有些人邇播在東頭杓道的人行 

道上靜坐抗議•不肯離開。



從這些細節•見，特别娄員會雖然明確列出其法律要求，但同時顯示它多多少少保留广 

一些彈性。結果一開始就名副其實地重剌r界線*在1987年5月，屋宇地政署抽樣調査 

了一些物業，發現它們的面積一般是23.44平方米，就以此為平均面積，直至後來發現 

這個標準太小（較準確的應是26平方米），為此須多付一億一千九百萬港元的賠償。在 

六年後的1993年，屋宇地政署署長吿訴行政局，他的部門「不知道」他們蒐集的數據會 

被用作篚定賠憤方案的關鍵數字。

賠似金額超支二砬

到了那時候•根據核數署署長的計算，政府在城寨補償方面的支出，已超支二億一千萬港 

元。在1993年5月•城寨正化為歷史塵埃之際，特別委員舍成員梁焯彤向行政局説：「我 

認為我們的做法很務實•也照顧到政治因索。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們的補憤會很慷慨。J

似乎其他人全部都是這樣想。此時，香港正處於回歸前 <並且是1989年6月的天安門事 

件之後）的躁勑氣氛中，在這個地方，政治計算可謂做到錙銖必較的地步，但實質的賬目 

記錄卻幾乎完全付諸闕如，因此，不斷有人提出擁冇這個或那個物業的主權，又不斷有 

人反駁。例如，挪威信義差矜（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在1966年以港幣六千三Cf元 

在城薬購人物装，並在1985年將之特讓給港澳信義禽（The Hong Kong and Macau Lutheran 

Church），但一名叫李彥平（音譯• Lee Yin Ping）的人卻跑出來，自稱由1978年起就擁有 

此物業的部分業權，令信義舍大為驚訝；此人還拿出地契•顯示是名叫李志安 < 音譯， 

Lee Chi On）的人把物業費給他（信義會在1991年把事件交由法庭仲裁，最後勝跅）。

梢明的房東都大賺了一筆。張吉江（音譯♦ Chang Kat Kong）擁有約一15■間住宅單位，獲 

賠償三千四百六十萬港元。《南華甲•報》後來找到了他，他説：「我不敢説我不滿足。但 

清拆迠些單位時，我還是覺得很無奈。」他説服自己的潮州朋友集資•蓋了他第一座十二 

曆离的住宅大嗖，並聲稱G己最終只分得五百萬港元的賠佾。他在1993年惆悵地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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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選樗的話，我寧願留在城寨的店舖•繼續做冷氣機維修生意，開心安穏地過日子。」

城薬商戶漤天開價•提出無法査證的補惯要求（至少传定無法得到税務局蹬實）。1992年 

冼樂嘉（Kevin Sinclair）在其《南華早報》的專碉中説：「你聽f後會以&他們的生意比怡 

和洋行還要大。」而正是這些寸步不讓的大班（魚蛋製造商、中醫師和製麵商＞ 負隅頑抗。 

清拆原定在1991年開始，到了該年年初• 96%的居民接受政府補愤，但商戶方面只有 

51%接受（不過存些已自願遷出的居民，常溜回他們的空置房屋，和朋友喝茶和打麻將）。

濟拆行動展開

自從宣佈清拆城寨後，政府就開始與代表居民的街坊舍聯繫。時任九龍城政務專員的栢 

志髙（Duncan Pescod）在2013年説:「我們之前與街坊會幾乎從沒接觸•就行政管理而言， 

這對雙方來説都不是值得誇耀的良好例子。」

不過，初次正式會面的緊張很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合作和頻繁接觸。英國政府終於在 

城寨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行使公權力。這有利於處珂一些隱憂，包括城內鼠群會遷移 

到附近的公共屋邨，以及幣座城可能在拆卸工作開始時坍塌。漁農署其至派人去接收被 

逍褒的寵物，帶走一隻貓和四隻狗，比起皇家香港防止虑畜會/E十個星期中所收到的為 

多（防止虐备钤檢核總監丹尼鍾斯CDennis Jones］懊惱地説：「居民連一根毛都沒有交 

給我們。」》。

「忽然間，你有了處理事情的直接渠道J，栢志髙説：「城寨過去的非正規管理•與迫幾 

年政府介入後的正規管理，兩者的差別十分顯苫。由於城寨離機埸很近，居民又在天台 

設立鴿籠•所以我們常接到機場的電話，投訴受鴿群滋擾•問我們能否處理一下？現在 

我們有了權力。但我們並不急進。所有政府部門都致力確保我們是在解決問題，而非製 

造問題。」



（吳文正提供）



SB昧之城 414 415

何是，由不滿補償引發的抗議活動仍省發生，它們似乎是零星和各不相干的。副政務司 

（再迓事務）祝迷勳是處理事件的前線政府官員，他頗為動氣地説：「我們所處理的關乎

約三萬人的事情，我無法逐一和每個只有十名居民而自稱協舍的組織對話。」但是，完成 

第一階段清拆工作的日期臨近之時，有居民在立法局外焚燒祝建勳芻像，而由無牌牙醫 

馬創忠（他不肯接納一百二十萬港元的賠償，要求一百五十萬）領導的街坊會，又再像 

1948年那樣，以愛國姿態反抗英國人干涉這片他們眼中的中國領土。

1991年11月28日，拆遷第一階段的工作接近尾释。一百五十名男女聱察，包括機勤部

隊，在早上6時45分封鎖城寨西面主要出入口。在早上8時•專S清拆城寨亊務的人員 

帶者鐵缍和燒焊器開入，在十一小時的過程中，一名居民被抬走，另一人想從天台跳榷 

但被勸止，政府人fl收回四十九個單位。

到了當天晚上8時，大約三十名水威者在港督府外搭帳篷抗議，隨後幾天還去了跑馬地 

新華社、天星碼頭和中環布政司署靜坐；更秘密致函英國工黨求助。但是，這些行動全 

不奏效。馬創忠說：「連越南船民受到的待遇都比我們好。他們是非法移民，但被遣返時 

也沒有逍到武力對待，」他們其後又去了城寨旁邊的東頭村道，在行人道上非法搭建帳篷。

港府以《官地條例》為逼遷城寨居民的法律工具，有些住戶就提出司法覆核，要求延遲 

搬遷•臀稱自己佔有的土地超過六十年，是逆權侵佔，所以《官地條例〉不適用於他們。 

行政局順利批准改以《土地徵用（笤有業權）條例》收回土地一根據這條例，發出通 

知後一個月土地即歸政府所有。這樣，第一階段清拆行動到了 1992年1月8日晚上即吿 

完成，不過當天的行動受到阻滯，因為有日本電視台採訪隊連同六名本地攝影記者躲藏 

在一間店舖內，當局請日本領事館官員到場勸他們離開。

然而，在1992年3月3日，即済拆行動第二階段的最後一天，一臀爆炸R笤為這一天掀 

起序傳。警察爆炸品處理課的拆彈冉家奉召到場，發現爆炸來自一間空屋内以四個巨型 

爆竹製成的土製炸彈。一面英國國旗（也是自製的）被燒毀，有人用一面中阈國旗（同



樣是自製＞ 供擊筲察。何警方沒苻拘捕任何人，這是明智做法。但是在一個月後的4月 

7日，拆遷工作最後的第三階段收尾期間，右居民揮刀砍傷一名拆遷官员、他的助手和 

兩名警察。這是整個城寨淸拆行動苜次和僅此一次有人嚴重受傷的事件。

在1992年7月1日早上6時•二百名警員，包括頭戴鋼盔、手持防暴盾牌的彆察機動 

部隊，封鎖最後•處尚未清理的區域。從那天的統計數字呵見一種已是尾聲的况味： 

—百五十八間空罝住宅被收回，十戶自願離開，十四戶在官員勸説後離開，六戶被強迫 

搬走（令被驅逐的人總數增至十六戶）。下午4時30分，一對中年夫婦終於交出他們的 

住宅單位離開。

K後的驅逐行動

但是，亊情至此還沒有結束。到了逭個階段，被驅逐的城寨居民在束頭村道棲身的脊地， 

已經演變成微型木厘區；一問木屋內有六張雙锊床、一台黑白電視機*三張摺褥樂子， 

還有一幅毛澤東肖像。政府不想清除一個貧民窟後，有另一個貧民窟取而代之，所以在 

7月2日予以拆除。最後，政府宜佈這片區域為管制地帶。疸場九龍城寨的清拆工程， 

由1987年1月14 H開始，至1992年7月2日結束。那些精於從數字解讀天機的人诗 

了一算，詭異地正好1997天，冥冥中似有玄機。

十名再次被驅逐的城寨居民搬到附近東頭邨的公阑（在1992年9月，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突然到訪城寨，以親眼看看這個曾帶給他的前任那麼多麻 

煩的歷史碎片，此時這些在東頭邨的城寨居民試圖倉卒組織請願迎接彭定康）。一小批居 

民佔據薄仔一座大度三十一樓的政務.總7?•璁部通道一段時問，政務司孫明揚和他的卜鳐 

被迫由三十樓走後樓梯回辦公室。

到了 1993年1月，屋宇地政署助理署長（政策）郭理商（J. S. Corrigall）在一份報紙的 

冶者投酋版氣急敗壞地糾正一些數字：「《南華早報》說有『超過二十名前居民』蒋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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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與此説法不符，政務總荇員工的調查發現，似乎只有十人以輪流的方式露宿，因為 

晚上所見只有七張床。」他説，在這十名要求更多賠償的人中，四人不是住在城寨，所以 

不合資格；一人本身已是公屋租客，所以不合資格；一人已用了他的資格購買居屋；一人 

接受了政府的賠償；一人已接受賠償•但想史改條件；兩人則在猶像應接納哪棟安罝選擇。

這些人當然不是唯一仍在要求更多補償的城寨居民。1992年10月10日是政府設定為向 

上訴番裁小組和/或評估覆核小组上訴的最後限期。上訴密裁小組接到七十七宗個案（它 

主要處理業權、安置資格，生意損失補償、逾期提出物業補償建議、可計算樓面面積量 

度方法等問題）；評估覆核小組處理了一百一十二宗個案（它密議政府給予申索人的補償 

是否公平）•當中逾百分之七十獲裁定可獲得較政府原來的迷議為髙的補償額。

但是，在東頭邨聚居的那批城寨居民異常堅決。到了 1993年6月，城寨的拆卸工作已 

到了尾聲•東頭邨居民抱怨自家門前的聚居地日益擴大（木屋很認真地從1到10摞上編 

號），有礙觀瞻，一名助理房屋經理説：「沒有人想見到本邨範阑內出現小型寮屋區。J 
屋邨員工嘗試清埸，但遇到威脅（包括有人揮刀），房屋署向法庭申請禁令要求他們離開。 

但歷史常見的諷剌悄況又在這袅重現，司法機構發現，這個地點「不屬於屋邨範阐之內J， 

所以房屋署沒有這個地方的管轄權。

到掖後，事件的結局彷彿是主要事件的翻版：政府向這批城寨前居民發出限期離開的通 

知；之後延長限期；1994年1月18日採取梨逐行動，期間一名老婦試阏把頭伸入搬遷 

貨車的輪胎。死硬派跑到東頭邨辦事處靜坐，翌日，五十名房屋署員工和六名繁察將他 

們趕走，他們還到北角宏利保險中心十樓外面住了一個月，該處是九龍城寨淸拆事宜特 

別委負會評估覆核小組主席胡法光的辦公室。之後他們電返城寨舊址，並4:芙柬邨以尼 

龍布搭建棲身之所。

他們最終在1995年12月15「丨遭到驅逐，在這個正準備迎接新未來的城市，本地報葶簡 

短地報道此节。一如將近一百年前的那些中國官員，迫些城寨居民湮沒在歷史的冊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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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寨：我們的空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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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鐵锤重重敲碎了牆壁，九龍城寨終於遷拆了。我們的感受卻十分複雜。

我有位朋友，她是在城寨艮大的。她過去説：「外面的人老是覺得神秘又可怕，對我來説， 

那兒是我長大的地方，我电年時在街道上遊戲，我在那兒有許多歡樂的記億。一點也不 

可怕！」

儘伢她自己的感赞是這樣，外面的人卻不這樣想。她小學報住城寨，引來老師和同平訝 

晁的目光。也許是她敏感，她覺得大家不那麼喜歡她了。沒多久她轉了學校，報的是另 

一個地址。到了中學啭業，開始約會的時候，她叫男朋友把車停在遠遠的外面街道的大 

«前，假裝住在那兒，肯定對方走了，然後走出來，快步跑長長的一段路回家去。

「我過了好久才敢向人家承認我是在城寨畏大的！」她説。那時她•已經結過婚又離了 

婚，而且已經搬離城寨多年了。那是1987年，香港政府宣佈清拆城寨方案以後，我們规 

個朋友想進去看看，她0動提出，要給我們帶路。她也許久沒有回去了。

「過去男孩子就在路邊的街喉沖涼！他們在路上打波子，更頑皮的就射殺麻雀為樂！」她 

沉迷在童年的記憶喪，總不忘指出它的轉變：「過去城寨分為兩半，一邊是東頭村的髙樓， 

另一邊是低矮的木屋。我的家，應該就在那邊……J

那是她的歷史。我們沒有親身經歷更遠的歷史，老人家就給我們講更早的幾次「清拆J



經驗：1936年•抗議r •結果沒拆；1948年，防暴隊也出動了，村民向他們擲卩頭。

這都是在我們出生以前的事了。在我們長大的過程裹•並沒有教科害、沒有歷史者，吿 

訴我們這些膻史。現在，一個龍鍾的老人，口述過去的片段，語氣好像還帶點激昂呢！

「有人上廣州請願。廣州的平生示威，遝扯下英國領事館的旗，有人放火燒……J

1962年香港政府再宜布要淸拆，中國向英方作出嚴重抗議•要求停止任何拆遷行勤。

城寨就這樣保存下來，但內衷有些什麼也在默默地轉變了。到了 1987年這次•香港政府 

再宣佈清拆，這次中方沒有再抗議1外交部表示「充分的理解」。也許因為「九七」將近， 

這也是雙//逹成的默契之一吧。

一般老百姓擔心的還是生存的問題。老伯説：「找誰出頭呢？J這次他們説：「你們自己 

用合法途徑爭取吧！我們好像困在籠裘的畜牲……J

賠償的錢•夠在外面租回同樣的空問來蠑續謀生嗎？弔詭的問題是：應該保存即使不那 

麼理想的空問，環是改變現狀？對大部分人來說，那是他們的家園。他們似乎牢願要保 

存這個空間，竭盡所能抗拒外間因為政治，或者經濟利益而加諸他們身上的改變。

這個空間一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空間呢？棄在路旁的舊炮皆訴我們：上一個世紀，這衷 

曾是商運的碼頭、防守的要塞。後來碼頭拆去，城牆也拆除了……城概的基石，用了來 

建機埸。城牆的邊界已拆除了，水陸的邊界已不存在，新舊的邊界也不是那麼清楚。這 

是怎樣的一個空間呢？

這是怎樣的一個空間一老人街連着老人院，大井街真是有大并，一切都彷彿名實相符， 

明白不過。但那你又怎樣解釋光明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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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火通明的店舖•過去是白粉的主要供應地，贲賭毒在這兒有它們的地盤=不遠的地方， 

轉過幾個街角，就是我們的朋友童年嬉戲之地、快樂A由的空間。妓女在一邊出沒，另 

一邊有神父講道•給貧民派奶粉。社工正在進行輔傳工作；吸毒的人蹲在梯問吞雲吐霧， 

放映老幼咸宜電影的戲院，晚上變成表演脱衣舞的場所。這是• •個混雜的空間、• •個不容 

易一槪而論的空間，一個看來可怕但又那麼多人宵試正常地生活下去的一個空間。就像 

香港。

不管人家怎樣説這是一個三不管的地帶，事實上近年許多偏門的行業已沒有那麼猖撅了。 

大部分人還是過稽老實的營生。魚蛋和豬血的生意總那麼好，看來那麼骯髒的工作•最 

後做出來的產品卻是全港大街小巷特別受歡迎的美味小吃。逭兒也特别多牙醫••…從國 

內出來沒有正式執照的醫生可以在造衷掛牌•這矇矓的隙缝地帶容許這類暧昧的存在。 

當然，生存於隙缝的人，都擔心疸暧昧的例外地帶很快就不再存在了。

我們登上天台，在朋友的指示下低伏高竄，依瞇秘的途徑從一所大阐跳往另一所大嗄。 

在這樣一個不依常法的空間，彷彿不依常規的捷徑也是理听當然的了。我們在人家頭上 

走過，這以為在無人的荒山奔跑。好車者以為發現了神泌的窟洞、窥見低層房中的的隨 

泌，直至迎面牆邊的一扇破鏡照出了我們的影像•令我們赫然一驚……這是我們，身處 

在這樣一個空間裹呢！

自從那年的探訪，我也有好幾年沒到城寨去了。我的朋友已經離開了香港•説再也不要 

回來。我在各處旅行的時候，常常钤碰見一些親切而有氣派的陌生人•他們彷彿來自遙 

遠的地方，直至他們開口問我，然後我才知道他們本也來自香港一這個混雜的、美醜 

各半的空間一並且成功地賺截了自己最初的住址，這慶瞳使我想起、使我懷念那位在 

城寨長大的朋友。我在外面嘗試向人解釋香港並不是那麼可怕的一個地方，回來卻又事 

事批評，得罪了不少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



我在外面説香港並不是沒有文化，回來又禁不住説為什麼我們總是追逐外間的棵準，為 

什麼不能建立自己的標擊。在自己的文化空間我胡亂説話，結果總令自己罝身邊緣，在 

自己的家鄉有時也像個異鄉人。

這幾年城寨遷拆引起的糾紛還末解決、抗議的锊咅還未平伏下來。我常想到我走過的那 

塊地方，見過的那些人。那些人要怎樣適應帱變，在城寨外面的世界生活下去呢？他們 

可以有足夠的維生的資源和空問嗎？另一方面，我想到那些在漱隘的小巷、木板間竄過 

的老鼠，好像丢棄在路旁的無用的古炮。我也不顆只因為浪漫或撒奇而保存一個破落而 

無法安居的懷傳的空間。

浪漫的懷舊•也許是一種無法面對歷史而生的感情。但我總記得，當我們罝身城寨的家 

庭中，我們清楚不過，這其實也像在你和我家裹，閒話家常，説起親人的疾病、日常生 

活的問題。香港的每一條街道，每一戶人家裏，正不知有多少人跟我們一樣。

後來有些朋友潛入封起來的城棄，把撿回來的東西，在「城市當代舞蹈團」劇場擺了個 

裝罝展覽•名為「城寨城債」，想喚起大家對城寨事件的注意。有懾影師拍了照片—— 

包括在天台上拍攝的一輯裸體照片；有搞戲劇的朋友，説要在城寨的天台排一個演出， 

可惜始終沒有成事。我走在那些舊物之間，看看那些拆下來的陳芮的招牌，撿回來的算 

盤、員長簿、角照片，帶給我一個角日城市的幻象，種種曖昧的符號，指向許多古怪的 

可能的解釋，但我知道，這些離開了脈絡的符號、散亂的物質，並不完全等於一個寊在 

地有人生存其中的空間。

巨大的鐵缍敲碎了牆壁。九龍城寨清拆了。重新思考這個環境，不是為了懐舊，是為了 

更好地思考我們生活其中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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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三劍俠——《黑暗之城》的班底

朱一心

我暗地裘稱Ian、Greg和Emmy為「城寨 

三劍俠」。他們三人於1988年至1994年 

間在城寨穿梭拍攝和訪問•遊蕩和尋尋覓 

覓•與居民聊天•後來於1994年出版City 

of Darkness: Life in Kowloon Walled City （《黑 

暗之城 > ），2014 年出版 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 （《再訪黑暗之城》）。

那時的Ian還是用一部大底菲林匣相機•帶 

着腳架。城寨大塞冊中的建築物就是以手 

動120菲林相機拍攝：而大部分人物生活照 

和天台壯觀的魚骨天線場面•則由Greg拍 

«負黄協助兩位老外與居民溝通*訪談 

的•就是Emmy。逭兩本關於城寨的英文大 

害冊•出版時間前後相隔二十年•都由Ian 

策劃。由考究歴史、邀約作者、莽找Greg 

和Emmy •到籌錢出版及印刷•他都一手一 

腳包辦•最後由他的一人出版社Watermark 

出版。而我，就是被Un邀請參與GX 

Darkness Revisited製作的作者之一•負寅尋 

找二十年前他們鏡頭下的城寨人物。

2013年春天• Un從英國遠道來港•約了我 

在香港金鐘的一間咖啡店見面。我們各自 

去買了一杯咖啡後•他打開1994年出版的 

大塞冊•向我逐一介紹書中的臉孔•逭是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將城寨故事的焦點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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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和環境•而不是偏向陌巷和三不管• 

害中出現的郵差和畏者，小孩和八十多歲 

的紡織廠老閭，居民在烏煙痒氣的小巷踏 

實地閒坐、工作和做功課•這都令我感到 

很有趣•於是便答應加入新書的再版工作。

工作展開不久•我已感到很迷惘。我的首 

要工作•是尋找八十年代末三劍俠曾經拍 

碭過的城寨人物。然而•把「尋人啟事J 

掛上社交網絡也毫無反應：重訪已搬往黃 

大仙的九龍城寨街坊福利會•卻不見故人： 

再拜會當年城寨清拆後搬往大埔的城寨老 

人中心•亦再不見城粢長者：想找當年城 

寨的養信鴿人家•找過香港的飛鴿會•亦 

不見當年人。

査問郵差、瞀察及老者•亦無法找到二十 

年前的人物和脈络。俱往矣1窖中年老的 

人物今天多已作古：中年的如城寨松發冰 

室的兄妹•亦已移民：留下的•四散東西• 

亦有去了大陸打工：繞着城寨天台魚骨天 

線捉迷藏的小朋友•今年應有三十多歲吧• 

但沒有名字• Greg的相片就是一刻的記錄。

三劍俠的結合

CftyofDarfoiess的團隊•由城寨三劍俠主導• 

我叫Ian做老大。來自英國的Ian Lambot是 

位和謅含蓄的建築師•可謂彬彬君子。八十 

至九十年末在香港工作•現居於倫敦外圍的 

安靜小鎮•他熱愛記錄城市的建築•他有一 

家一人出版社叫Watermark。他最著迷於城 

寨的人情和建築。

Greg是老二。Greg Girard是位攝影師•加拿 

大人•經常加港兩邊走•為人健談開朗• 

猶如朝陽。他花了很多時間拍攝城寨•尤 

其着迷於城寨的天台•因為滿眼密麻麻的 

城橥天台魚骨天線•就像大漠迷城長滿乾 

枯的植物。黃昏下• Greg的鏡頭很熱鬧• 

孩子在天台做功課•老者乘涼•大人收晾 

衣物。天台迷住Greg -還因為天台可以看 

到飛機降落前的一刻•從城寨西邊淀彎掠 

過天空•直入啟德機場。每一次飛機降落 

入铒•城寨的天空都好像快要經歴一次有 

驚無險的空難。

Emmy則是三人中的小妹子。Emmy Lung當 

時是港大學生妹•香港人•為人友善盡責

（當Greg出差時•還會幫忙到他家餵貓）• 

現在從事媒體工作。

尋人r得個吉J •害怎麼寫下去 三人在城寨遊走•初時迷路•後來能繪地



圖•再後來•就如同城裏的街坊•能穿插 

遊走小巷棧道。我和Ian合作兩年•製作 

City of Darkness Revised 時，擁有英國紳士風 

度特質的他常會自豪「身懷絕技」——當我 

遇到某城寨街坊•想問他城寨小街天台的 

分佈時•但街坊卻表示自己幾乎不走進城 

寨中心•所以都不大清楚就會笑説:「問 

我吧I你隨便指一個天台•我可以吿訴你• 

如何天台過天台、樓過樓d這種居民飛躍 

天台的習慣•三劍客早已「習染」。

我發覺樓與摟之間的通道•非常巧妙，有時 

是天台連天台•有時是樓貼樓或窗連窗•有 

時靠梭道——我叫的梭道•其實是架在樓與 

摟之間四通八遂的駁道•窄而長•像梭道。

就是這些稀奇古怪的建築和線條、不可思 

議的人口密度、幽暗的四穿八達的佈局• 

以及傲然與香港大都會脱軌的無牌工場和 

生活方式•如永遠無法解開的謎•吸引着 

三人成為城寨遊俠•往深處策馬。三人原 

不相識•相知相交到連綿多年出版城寨害• 

緣於一次探索和巧遇。

八十年代末• Ian在香港的Norman Foster的 

建築事務所任職•常在週末到西貢玩一常 

去西貢•是因為同樣任職建築師的哥哥（現

在英國生活）也住在西貢。一班建築師朋友 

假曰都往西貢游泳•黃昏會經過美食林立 

的九龍城。

有一躺去完西貢• Ian準備到九龍城吃飯時， 

朋友就説這褢深處有一處叫城寨的地方• 

有着非一般的歷史和建築狀況一整個城寨 

的摟房沒有打樁•樓挨摟而建•不用建築 

師也不用機器•因為小巷窄長拉不到機器• 

只用人手：但那裏很危險•是罪惡之城。 

這地方沒人管理已一百多年•剛在1987年 

宣佈清拆。

Ian和幾個朋友走進城寨看香•大家參觀後 

就沒再去過，只有lan就像着了魔似的•獨 

個來來回回城寨•腦海浮現很多問題：這 

地方為什麼有這樣的生存方式？沒有政府 

規管•建築如何建成和買賣？ hn説：「我 

在城寨記錄和拍攝•一共四年•當然不是 

天天去•但只要不用上班就會去。我帶着 

重型的撮影器材•把腳架架在小巷中間拍 

照•街坊見到都笑•熟了便常跟我打招呼。」

「我一直喜歡記錄城市的建築•我愛看居 

民在建築物裏如何生活•曬晾什麼食物和 

衣物•怎樣利用空間•如何僭建一個花籠， 

增加生活空間。很可惜•香港政府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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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籠拆了•其實他們並不危險•那才是建 

築的精彩部分。由戶主自主生活的空間。J

Ian在城寨小巷左穿右插•他認為城寨比外 

頭安全•人也友善•只是城寨空氣太污濁 

了。「夏天•簡直要命I小路太污穢和幽暗• 

到處滴水•很易滑倒：老鼠很多•如貓般大• 

常在街上跟你打招呼。」於是Ian也和街坊 

一樣走棧道•走天台。

另一邊廂• Greg其實與Ian同步做着這件 

事•不過互不相識•而且二人都沒想過記 

錄下來•或者將來可以做什麼•但就感到 

城寨快將消失•應盡快記錄。二人如同小 

銅鐵•被城寨這塊大磁石吸住• Ian較為整 

體地看城寨•探問歷史和民生：Greg則只 

管捕捉珍黄鏡頭。

要等到快1990年的一個朋友派對上•兩塊 

被城寨吸住的小銅鐵才有機會碰撞•繼而 

擦出火花。那天•二人是拿着酒杯聊天時• 

竟發現對方做着與自己同樣的箏一記錄城 

寨——在1994年消失之前。

Ian看過Greg的照片•很是喜歡•因為他的 

相片有人•自己的相片則多為建築和環境。 

Ian説：「於是•我建議一起出一本害。Greg

話OK •他缴缵只管拍•他花了很多時間拍 

攝城蕖的天台。Jkn全權負黄出版的爭。 

後期出版的工作很艱巨•他開始放下重型 

大相機•改用135菲林相機•也開始到香港 

歷史檔案館、香港大學及圈香館•考究城 

寨歷史、民生和建築。

由於二人都不懂廣東話•所以需要一個香 

港人參與。消息傅到香港大學•他們輾轉 

找到一位對城寨有興趣的小女生•她就是 

Emmy Lung ◊因此•她開始游説城寨居民讓 

三劍俠做人物故亊•以記錄每一條街上的 

每一個工場•每一種生活形態。

Ian説：「我想還城寨居民一個真貌•而不 

是只有三不管和罪惡之城的印象。我們的 

害其實像口述歷史•我讓每一個人説自己 

的故事。」我問•你賫得大部分居民都是良 

民？他答：「不是大部分•是九成•應是九 

成九。你話城寨有企街的妓女•城寨有吸 

毒者7但城外也有啊I還要比城寨多I J

讓香港記起黑暗之城

1994年•一人出版社Watermark出版了 Cffy 

of Darkness的初版•厚二百多頁•完整記錄 

了這個不見天日的地方的最後歲月。



2004 年出版的 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 & 

不是Gty of Darkness的绪集。而是因為原 

著City of Darkness在過去二十年一直很受歡 

迎•但初版只印了二千本•加印再加印後• 

仍然有不少人（包括建築師及學生）寫電郵 

給Ian •表示想收藏一本。那為何不試試重 

新製作這本審•把過去沒刊登的圖片和資 

料放進去•而且，「我實在很喜歡這本害。」 

Ian説：「到現在•我仍然感到城寨的出現• 

是不可思議的。城蓁人自主地決定了自己 

的建築佈局和規劉•反觀今天•我們的家 

庭佈局或建築規劃•則全由建築師定局。J

回到2013年•説回我和Ian找不到二十年 

前鏡頭下的被訪者。那些做麵師傅、焼豬 

場兄弟，潮州餅食工場•退休的消潔工人、 

城寨水務局局長……我們是怎樣完成逭本 

厚 356 頁的 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 大書冊• 

並在2014年9月城寨淆拆二十周年時•在 

香港上環磅巷的一個畫廊發佈出版的呢7

找不到他們•我們卻找到一些當年錯過的。 

我們找到另一位有趣的郵差阿資•他的外 

號是「天台郵差」：我們又找到當年在城寨 

吸毒的難兄難弟•還有Ian發現更多關於三 

不管的城寨•卻有警察巡邏的歷史和故事； 

還有電影鏡頭下的城寨感覺•包括成龍的

《重案組》及經典的《省港旗兵》：以及大 

星Ian和Greg未發表過的城寨圈片•只是 

當年因香本的篇幅有限•未有選取•如今 

再把軎度做大一點•讓®片爆一點。

一本關於香港一個奇妙的地方的害•最後 

由一位英國人出版•現在再由中華害局和 

Roundtable共同出版繁體中文版本•讓香港 

人尋回這段回億。我能參與其中•當然榮 

幸•也感受到Ian完成這本大害冊•徹底做 

好一件事的堅毅。話説Ian的一人出版社根 

本沒錢出版 City of Darkness • Ian 透

過Kickstarter在網上集資•利用早鳥訂窘的 

集資方法•先拿這筆錢作印刷費用•雖然 

財政緊絀•但感謝Ian沒有壓我稿費。

在此•我也感謝中華害局與Roundtable慧眼 

議英雄•能為 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 出版 

中文版•為我城補回這塊失落的回憶。城 

棻對我和lan來説•永遠帶點神秘•疑幻似 

務•到現在我和Ian仍無法相信地球村曾經 

出現過這樣一個地方。雖然我們知道世界 

上有其他地方因政治問題遺留下來的無人 

管地帶•如中國有城中村•但我們從沒見 

過一個地方能如此密麻麻地互扣成一塊• 

做到真正無政府而有各種自力更生的生活 

形態。





九龍城寨大事年表 整理：黃培烽

宋代

元代、

1668

1682

1730

1810

1842

1843

1846

1847

1854

早於漢代•現今九龍城、九龍灣及屯門等沿海一帶已有鹽場。直至南末年 

間•現今九龍城、尖沙咀及土瓜灣一帶駐有鹽官及軍隊•成為官方鹽場• 

即「官苢場」•又稱「官富寨」或「官富九龍寨」一「九睹寨J因此得名。 

宋末蒙古入侵•帝圼及帝罱曾南遷官富場避亂。

明代 元代期間產鹽量減少•朝廷撤銷官富場•改設官富巡檢司•後九龍一帶

被拼入新安縣•一直至明清兩代。

清廷在九龍寨設立墩台（烽火台）。

清廷將九龍墩台改為九龍汛。

侯王廟落成•有不少駐守九龍寨的官將參拜。現為香港法定古蹟•保留 

包括首任九龍巡檢司許文深捐贈的香爐等文物。

駐守虎門的林國良將軍在1808年因剿捕海盜期間敗陣殉職•消廷遂在九 

龍寨附近的淺灘興建了一座砲台•以加強海防。

＜南京條約〉簽訂•清廷正式將香港ft割讓予英國。

在兩廣總督耆英的建議下•新安縣的官富巡檢司遷至九龍•名字亦改為 

九龍巡檢司*九龍寨城建成後•新安縣的大鵬協副將亦被派調到城內 

駐守。

耆英奏請興建九龍寨城•作為清廷駐紮九龍的基地。朝廷同意後•工程 

於11月2S曰動工•支出從官紳的捐輸經黄中撥款應付。

5月31曰•九龍寨城正式落成•俗稱I■九龍城裹」或「九龍城砦J •城內 

的建築物包括巡檢司衙署、副將府、火联局、兵房、龍津義學及房舍等• 

直至1898年並無商舖。商業活勤主要在城外的九龍街（又稱九龍墟•指 

白鹤山下的東頭村至九龍灣海濱一帶）進行。除主城睡外•其後於北牆 

後方加建兩條直連白鹤山頂的副城牆。

8月19日•惠州三合會首領羅亞添在本地三合會的協助下攻佔九龍城• 

至9月正式被清廷收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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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協副將張玉堂捐建惜字亭•其拳番石刻（例如「墨緣J ）現存於九龍 

寨城公圍內。

《北京條約》簽訂•九龍半岛界限街以南部分被割讓予英國。

1月19日•英國正式接管九龍•但九龍寨城仍有消廷官員駐守。

為杜絕走私（尤其是鸦片）•兩廣總督瑞麟在九龍及新界四個地方設立關 

税卡•進行緝私及微税。九龍城税關以城寨為基地。

港府在1867至1871年期間彗將賭博合法化•但1872年恢復索賭•賭博 

活動遂遷返城粢一帶。

花兩年興建的龍津石橋落成（後於1892年用木材加畏•至1910年則改 

為混凝土結構）。龍津石橋自此成為九龍城税關的關卡•船隻上落貨須向 

満廷繳税。石撟旁建有「接官亭J （即龍津亭）•以迎接派駐城寨的官貝。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英國同意城案由清廷管治。當時城內官員及 

宮兵544人•家屬及居民約200人。

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指示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少將（Major- 

General W. J. Gascoign）出兵城渠及深圳。5月16日•英兵及義勇軍佔領 

城槩•驅逐清廷官員及駐軍•九龍巡檢司自此被撤。此後•城裹沒有英 

軍駐守•港府亦避免管治•一度荒廢的城寨卻吸引不少市民及遊客遊覽。 

12月27曰•英國制定樞密院令•直佈「九龍城為女王陛下香港殖民地之 

重要組成部分J •並於1900年2月20日刊憲。自此•城寨不斷引起中英 

兩國的外交爭議。

港府為城內六十五名居民進行登記•並向慈善團體批出短期租約•例如 

聖公會把原來的衙門改成老人院、學校和廣薩院（濟貧院）。龍津義學校 

舍則用作新界首個田土法庭•後來改作免費中學和公立醫局。

1916至1924年間•九龍灣進行填海以發展「啟徳濱J。填海工程完成後• 

接官亭及龍津石棟受工程影響大半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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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一度計劃在城寨設立施藥所•但礙於省港大罷工及其後的政局而沒 

有落實。

九龍塘城市花圍計劃完成•九龍城一帶的寮屋居民日漸增加。

港府以整治衛生為由•宣佈最遲在1934年底收回城寨土地•當時居民有 

436人。居民求助於國民政府兩廣外交特派異甘介侯•並轉呈外交部。外 

交部初時低調處理• 7月27日，外長羅文榦向英國駐北京公使藍辛申明 

中國對城寨的管治權。此後數年•中英一直進行交涉•港府則數度向居 

民發出遷出吿示•並提出安置的方案，

兩廣外交特派專員刁作謙派秘番凌士芬到訪城寨•並建議興建由中國管 

治的公園。

7月7曰盧溝橋事變後•中英赞方均忙於應付戰事•城寨問題遂吿擱下。 

居民陸績同意遷出。港府清拆城內建築物•只保留龍津義學、廣蔭院(安 

老院)及一間房舍。

曰佔期間•九龍城改名f元區」。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再度填海•龍津石 

橋被埋於地下。

曰軍拆毁城牆及副城漉•用以擴建啟德機場。

曰本投降後，S宿者在城寨內聚居。

一名蒈察在九龍城執勤期間•踢死一名華人小販•居民示威時遘港府鎮 

壓。在城寨居民投訴下•國民政府兩廣外交特派專員郭徳華向港督楊慕 

琦(Sir Mark Young)抗議。另外•外交部重申對城寨的治權•寶安縣政 

府聲言恢復在城寨內設立縣治代表單位。

11月•港府向城寨內的寮屋居民發出搬遷通知•居民拒絕•裁判官頒驅 

逐令。當時居民約二千人。

1月5日•港府清拆寮屋•但居民在原地重建。1月7日•寶安縣鬆長王 

啟俊等人進入城寨宣示主權。1月12曰•警察進入城橥時鎮壓反抗的居 

民•事件引發廣州、澳門、上海及南京等地的反英示威。1月16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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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廣州沙面的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遭示威者焚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政府未就城寨的管治權表態。此後•難民不 

停湧入•大里多層摟宇在缺乏穩妥地基及監管下興建•治安、衛生及居 

住環境日漸惡化。

1月11曰• 一場大火橫掃城寨及附近的西頭村•共超過17,000人受災• 

加上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迫令港府關注寮屋的安全問題。龍津義學亦 

於五十年代的一場火災中焚毁。

根據港府的調查•當時城寨內人口約13,000人（流動人口 5,000人），有 

約800座建築物•其中石屋648間•木屋152間•常中包括120間煙窟、 

20間妓院、5間賭館及4間學校。

港府在3月宣佈•在東頭邨徙置區計劃第二期中清拆城寨•遭居民反對。 

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成立（於1993年城寨清拆後改稱九龍 

城寨街坊福利事業延缨促進會）。

英國外交部及港府決定取消淆拆及重建計劃•保持現狀。

根據政府人口普查•城寨居民達2.161戶、共10,004人。但有學者指遠 

低估真正的數字。雖然港府沒有完全行使管治權（例如城寨居民無需繳交 

差餉）•但自五十年代後期起•逐步在城寨改善如消防和市政等服務。 

工務司署以妨礙飛機升降為由•勒令兩層興建中的樓宇拆卸其頂樓•保 

持在十四層內•這後來亦被視為城粢的「髙度限制」。

九龍城寨街坊福利會估計城寨內居民遠五萬人。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畏許家屯到訪城寨。港府布政司夏鼎基（Charles 

Hadden-Cave）及後亦巡視城寨一幣。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但並無提及城寨的安排。

中英雙方秘密協商後•港府於1月14日宣佈清拆城寨•於原址興建九龍寨 

城公圍•分三個階段進行調遷及清拆工程。

7月•所有居民遷出。



1994 4月•完成清拆工程。港府進行考古發掘•發現刻有「九龍寨城」及「南門」 

的兩幅石額•以及部分城牆等遺蹟。衙門及南門遺蹟其後被列作法定古蹟。

1995 8月•九龍寨城公園竣工。12月22日•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主持開幕褸*

2008 龍津石橋在啟德機場原址出土。

2014 興建港鐵沙中線期間•在土瓜灣站地盤發現方井•古屋、渠道等遠蹟及

其他曰常生活用品的碎片•部分被專家鑒定為宋元年間文物•引證當年 

在九龍城一帶已有人聚居。

參考資料： 古物古蹟辦事署• 20巧年。＜香港法定古蹟〉(www.am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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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甬樂，鍾寶賢編 • 2001 年。 ＜九龍城一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香港：三聯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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